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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ii尔斯. itWl （击名哲学家、 nae大麦吉尔大学荣艺事刻变）

”在这本引人入胜的文丛中． 梅尔茨评论了我们这个时代那些伟大

的知识分子、伟大的政治运动， i判述自己作为一吕人类学家的人生

经历。也！改、诚实、 iQl字，格尔茨慑力主张去观察相比较文化的差

异，而不是悔边一个宏大自1范式。

一~］~l苔莉. i零三卖 】i.l:维斯（著名历史学家、新文化史的代表人

物、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荣针织短）

‘·对于了自辛格尔：；E恩恩来说，这是一本必不可少的书， 2收录了三

十多年间斗争 ，’发表在 《纽约书评》杂志上的评论，以及一些从未

发表与扩L~文窍。 ”

－~ff；台 马尔库塞 （著名人类学家、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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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ifford Geertz , 1926-2006 ) 

美国著名人类学家， 解释人类学的提出者。白担

任芝加哥大学人类学数庭、普林斯顿高等科学研

究所社会科学教师。 真主要学术成就在于，对J;;:

洛哥和印尼爪哇、巴厘岛等地的社会文化做了深

入的田野调查研究。 他对文化概念的诠裙，影响

起出人类学，及于社会学、文化史、文化研究客

元面。 真代表著作有 ： 《文化的解程》《 i也万知

识： 解器人类学论文集》《烛幽之光： 哲学｜司胆

的人类学省思》等。



格尔茨作品

Clifford Geertz 



3

年
已

刑
付
1

0

5

冬
二 ［美l克利福德·格尔茨一蕃

甘会斌一译

OU/214930 
2090901 
NT$260 
NT$260 

言罢器盟J
（＇）供） E号骂~unu1

§tP5it[ ~~I 
，豆1~幌蟠文集

斯
人
斯
世

宫
附
阳
川

画
川
川
阳
川
川
归

咎
d
m肌
阳
叫

大
州
川
川
川
创

举
川
川
川M
W

来
m
m
川

E

立
m
m川
删

国
H
H

川

Life 
among the Anthros 

and other Essays 

E 上海λA ,t. j低 μ by Clifford Geertz 





目录

卉言格尔茨的喜剧视野...... 001 

第一部分圣人与人类学家． 017 

1967 论马林诺夫斯基...... 019 

1969 论甘地...... O'ZJ 

1978 论福柯．．． ． ．． 叨

1992 论让·热内..... 050 

2001 中国的民族志. ..... o61 

第二部分 伊斯兰国家与民族的流变...... 077 

1971 寻找北非..... . 079 

1975 伊斯兰的奥秘...... 091 

1985 最后的阿拉伯犹太人... . . . 104 

1989 房屋粉刷：路路通...... 113 

1990 论女性主义...... 131 

2000 印度尼西亚：从头再来…. .. 146 

2001 论亚马逊的毁废...... 161 

2003 何路通麦加？ （上） .... .. 177 

2003 何路通麦加？ 〈下） .. .... 191 

2005 论世界现况... . .. 2o8 



qloi

l
-iJ 

第三部分 秩序的观念：最后的讲座... . .. 221 

2001 

2002 

远东里的近东. . .. .. 223 

一门多变的专业.... . 245 

2004 一个国家若非主权国家，那它是什么？…… 264

2005 变换的目标，移动的对象.... . 289 / 

2005 何为第三世界革命？…… 312

致i射及编后i吾．．．． ．． 白4

索引 ···· · · 336 



卉言

格尔茨的喜剧视野

很久以前， 1988 年 10 月，就在冷战陷入四面楚歌－一柏林那堵 1 

砖墙在风雨中飘摇，一辆辆超载的特拉贝特蜂拥穿过匈牙利检查站

竖起的屏障，汪洋大海似的复仇心切的拳头和脸庞把布加勒斯特的

可恨霸王嘘退阳台一一的数周之前，《纽约时报》登载了整版广告，

为做一个自由主义者积极辩护。

无组织的一群杰出学者和知识人暂时联合起来，出资登报，意

在反驳他们的总统，那位笑里藏刀、 执着于意识形态、醉心于反智

主义的罗纳德 · 里根，他已将“自由主义的”变成了带着公然而轻

蔑的辱骂意味的词语。

接下来的二十几年情形依然如故，虽然已到第 43 任总统了①。

签名者们说道：

右翼和左翼的极端分子们长久以来都把自由主义当成他们

最大的敌人而击鼓攻之。在我们这个时代，自由民主主义已被这

① 指写作本文时的美国总统、共和党人小布什．－一译注

＃言格尔茨的喜剧视野 001 



帮极端分子压制住了．在我们这个国家，要逆转这一趋势……我

们不得不秉笔直言。①

格尔茨是签名者之一． 他从来不是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某个派别的

同路人，更不是美国政府雇来在印度支那和智利干脏活的那种顽固

的联邦主义者． 好吧，他是个“沉静的美国人＼可是他以最纯正

2 

的口音连珠炮似的讲述了行之有效的、历史性的、自我批判的、不

装神弄鬼的自由主义，那是约翰 · 杜威从约翰·密尔和托马斯·格

林那里摄取而来，又把它转化成美国人在 20 世纪思考和言说得最称

心如意的朴实白话。

格尔茨有一篇属于最精妙之列的文章，试图确定一切人文科学探

究的道德观点和共同基础，在此他开始冥思苦索“自由派的想象之中

一些定型化得最彻底的比喻”②。“自由派的想象”当然是莱昂内尔·

特里林著名文集的书名，格尔茨的文章就是作为哥伦比亚大学的一堂

特里林纪念演讲发表的。 在格尔茨的特色鲜明、兼采众长而令人迷

a!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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茫的清单中，那些比喻包括异文化的完整性z 一切人类生命的神圣性

（就自由主义者而言残忍对待人命是一件大恶事，理查德·罗蒂如是

说〉，平等原则，首要的是男女平等，还有阶级之间、种族之间和代际的

平等z 以及殖民主义那总是良亮不齐但大体是野蛮而荒芜的遗产。

惯常地，格尔茨在他的清单前面添了一句插入语，说自由派的

想象一一他把这种想象的创造和再造视为他的课题和毕生工作一一

是“我最好招认自己或多或少也分享的一种想象＼那个“或多或

① 
② 

New York Times, 26ζ)ctobcr 1988. 
“F。und in translation：。n the social history of the moral imaginati。n”， in Local 

k110111/edge: furth『缸”庐，，g i111erprerive a111l,ropology (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3), 
p.43.（中译本参见｛（地方知识：诠释人类学论文集）｝．杨德睿译，台北：麦田出
版，第 67 页．一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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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是他的招供中分量最重的部分，是把他推向那舞台边缘的一句

旁白，这位人类活动的道德和智识的评论员在那里能够最有效地发

言：靠近出口却仍是演员，可以让人昕明白但声音煞是微弱g 衡判

着剧情发展却不改变它z 讲话时总是尽其所知地保持着机智、准确

和优雅。

并不是说这位小庭审法官超然于行动一一抑或只是超然得可控

或维持平衡。 其实，格尔茨是有计划地追求不平衡，他总在寻找势

头转向的契机，寻找关乎我们本人和他人的道德真理突然让我们犯

难的契机，我们本来认定那些真理是牢不可破的，它们却像最初能

攫住我们的心、然后能改变（无论多么轻微）我们生活方向的任何想

象性建构那样让人捉摸不透（《李尔王》，《女人皆如此》，冷战的终

结，伊斯兰教的性质，总统的形成L

因此那篇文章和格尔茨的生活的教示在于这一点：我们理解他

人的生活，不是依靠竭力钻到他们用以使其存在戏剧化的那些煞费

苦心的行为和思想的背后，而是依靠看透（ see through，这个双关语

经得住推敲〉构成他们的意义和心灵的眼镜（spectacles). 

透过你碰巧捡到并习惯的镜片而视，这影响深远。 当你摘下眼

镜的时候，你很难看见什么东西。 好眼镜是习俗造就的，它们几乎

不会适合别人。 自由主义磨出的镜片也是这样。 格尔茨将他的名

字和名声交给《纽约时报》的广告，是因为他和他的同仁们正确地

觉察到，由于“自由主义”是个无所不包的术语，他们被标记为自

由主义的那公共财产因纯粹权力的滥用正遭到肆意琦污。 借的是什

么名义？无疑五花八门：有新保守主义的名义，或小政府大市场的

信条，有旧民族主义的名义，或美国正义的确定’性$还有一位自信

地脚踏两只船的神仙，他既支持大市场又支持星条旗。

自由主义的残存力量必须稳住阵脚，抵抗这些粗野为患的野

拜言格尔茨的喜剧视野 003 



3 兽，自广告发布以来的二十多年里，美国精神问题上一直存在一场

隐蔽、未竟的大争斗，因为那种精神难以捉摸地闪现在美国宪法的

条款和修正案之后及之间．

格尔茨依然是自由主义先锋队的无畏而不知倦怠的军官，《纽约

书评》的篇章最能体现这一精神． 然而，让自由或是观看的多样

性、人们所具有的做人方式的绝对多元性、不同的人愿意为这些极

端特质而生而死的确定性，在他的和我们的视野中心砰然作响的，

正是他的智识成就一一你可能会说，是他磨出的透镜的放大和变

焦一一的本性．

一旦人们能够将他人的陌生性看作是熟悉的，那么他们自己街

道的熟悉性会变成陌路． 这是一种染上强烈现实主义色彩的自由主

义． 正如格尔茨本人所写的：

对某一事物，我们至少可以带着它的某种具体性来表达它

（当然不是说我们总这么做）。我永远无法理解，诸如“你的结论 ，

实在不过尔尔，只涉及两百万人［巴厘］，或一千五百万人［摩洛

哥］，或六千五百万人［爪哇］，还只包含几年或几个世纪”之类意

见，为什么要被认为是批评呢？当然，我们可能犯错，而且兴许每

每是错的。然而“仅仅飞“不过”试图弄懂 日本、中国、扎伊尔或中

央爱斯基摩人（或是沿着他们某一部分世界线的某一生活层面更

好〉，这不是一碟小菜，纵使它不如解释、理论或类似东西令人难

忘，后者都有“历史”、“社会”、“男人飞“女人”或其他一些又宏伟

又莫测高深而且字母要大写的实体充作它们的研究对象。①

① Cliffc。rd Gccrtz, Available ligl,t : antl,ropological reflectio11s 011 philosopliical top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cn.ity Press, 2000, pp.137一138.（中译本参见： （（烛幽之
光z 哲学问题的人类学省思抽，甘会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28
页．一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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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也不能怀疑这样的事物可称之为自由主义，自由（ freedom）的概

念是内在于它的，可是那种自由本身是一种构成性价值（ constitutive 

value）。 它不单是可欲的、道德无涉的行动环境一一“去做……的

自由”（ freedom ω ．．．，积极自由）和“免于……的自由”（ freedom 

from ． ． ．，消极自由），如以赛亚·伯林所说。 它就是行动的内容，

那种行动是自由选择、自我驱动的（或文化驱动的），它也是爱默生

式自立的产物，那种自立确然是美国凭空构想的，但人人都可以自

为地采纳它，践履它。 在这样的自由下，于是有了更优和更劣的生

活方式，这一点只需向那些漫画家们指出来，他们伪称自由主义无

法区分好坏智愚。

短促的人生与民族的历史可能趋于美善，也可能变得疯狂。

人文科学家们各以其特殊而部分叠合的习语，讲述他们的人类奋斗

故事，尽其所能地理解它们，再退后一步反思。 最美满的结果因

而不是与“地方性”相对的“普遍性”〈尽管假如非选不可的话，

格尔茨总是宁愿投票给“地方性”），它是对特殊历史问题的独特

回答。

因此恰与这样一种行事方式若合符契的是，格尔茨等身的全部 4 

作品应当以短论（essay）形式为主导。 几年前他评论说，现在的世界

是弥散、 多变的，是彼此碰撞又各奔东西的诸多粒子，仅仅在它的

人口在不断向别处迁移一一如难民、移民、旅行者、推销员、雇佣兵

等一－的意义上是 “全球化的”，照这个样子，它只适合“马赛克或

点彩派的”观看方式．

如果说短论的形式为世界的事实所强加，它也是格尔茨本人最

拜言格尔茨的喜剧视野 005 



1有

为得心应手的那一种． 起初他着手将一些大话题的杂棵当作研究对

象， 就像当时人类学莱鸟不得不做的那样，有些话题具体到个体市

镇（莫佐克托，印尼的代名词s 塞夫鲁，代表摩洛哥），另一些则呈

现出某些领域的整个轮廓一一意义领域［他的博士论文以复数形式

而且不加定冠词地唤作“爪哇诸宗教”（Religions of Java），他的出

版商加了定冠词，改成了单数］、生产方式领域（《农业的内卷

化》）、社会纽带领域（《巴厘的亲属关系》）。 但是当他脱离旧人

类学经典的重型工程和社会结构化时，他发现了世界的存在之轻：

它被认为由其历史固定在土地上，诚然，可是那一历史与其说是各

种坚固的系统（阶级、民族、坚定的信念、固定的关系）合成的，不

如说是时间、偶然、意外和纹饰的绝望（也许静悄悄，经常闹哄哄）

混成的．

他是以最佳的美国方式洞悉这一点的：赤手空拳地去看他所能

看见的，只带着他特有的才能，他的得体举止，他的语言天赋，卓

越的平等主义，以及一种书面口语的风格，后者不但将他的散文变

成纯科学的精良器具，而且将他置于美国思想家的那一伟大传统

中一一威廉·詹姆士、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约翰·杜威、埃

德蒙 · 威尔逊、伊沃·温特斯，他们的发散式写作是英语文学的巅

峰之一． 既然格尔茨本人发现的测不准原理，经由单个观察家的眼

光和语词的怪癖带给所有的人类科学，成为后现代性的一种老生常

谈，那么尼采对思维艺术的全然个人性的警告益发显出鞭辟入里的

力量。

α卫6

不可或缺的事。一一赋予个性一种“风格”，实在是伟大而

稀有的艺术！一个人综观自己天性中所有的长处及弱点，并做

艺术性的规划，直至一切都显得很艺术和理性，甚至连弱点也



赏心悦目一一一个人就是这样演练并运用这艺术。……最

后，当这工作完成时，一种独一无二的品味的强制力如何支配

和塑造大大小小一切事情，就变得清清楚楚了。这品味是好

是坏，不知人们想象的那么重要，只要它是独一无二的品味

就好！①

这种东西对那些忙碌的模块管理者没用，他们试图为博士生构 5 

思社会科学方法论教程。 然而，格尔茨关心的恰是抵制一一如有

可能，弛废一一指引着这样一些教程、把混凝土倒进不得不修习它

们的那些人头脑里去的那种种假设。 方法论的意识形态始终是安

排和批准任职资格的官僚权力机构的职能②。 这些方法教程越是

接近政策的制定（如本文集中的讲稿所示，格尔茨消醒地意识到他

的思想可能怎样屈服于政策目的，好歹姑且不论），它们的用途就

越是在于压制异议，扫涤冲突，以便确保被压制者的共谋，倒向管

理部门。

格尔茨风格的无法仿效让关于方法的话语无计可施。 风格如其

人，好吧，在它那么卓尔不群的时候是不能被转化成一种技术的。

他掌握的这种风格，根本对立于视人的研究〈目前大大受缚于管理主

义的可恶阴谋）为技巧和统属技术的施展的观点。 阐释的训练要是

执行得好的话，会引致准确的表现（expr岱sion），正如格尔茨所激赏

的反实证主义哲学家柯林武德所写的那样：“表现是不可能有任何技

( Friedrich Nietzsche, Tl,e gay .<rimre, W. Kaufmann er.ins. and ed., New York: 
Random Ho国C, 1974. （中译本参见《快乐的科学》，黄明Xfri菲．华东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07 年版，第 275 页． 此处英译有改i;IJ. 一一译注）

② 梅尔茨对我讲过不止一次，他赞'Ill:麦金泰尔的文章一一“社会科学方法论属于意
识形态＼ 该文蓝印于 TIie Mac Ju tyre reader, K. Knighc ed. ( Cambridge: P，。lity
Pr咽，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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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

巧的活动J ①

极而言之，艺术是思想和情感的准确表达g 顾名思义，技术是

工具性的，以可复制性为旨归。 一个人钻研格尔茨的思想，不是当

作（如那种怆鄙语言所说）“高阶研究技巧”上的操练，而是（如柯林

武德论及阅读一首绝妙好诗时也曾说过的）为了

不仅领会诗句所表现的诗人的情感，而且在用诗人的语词表

现他自己的情感，于是诗人的语言变成了他自己的语言。正如柯

勒律治所言，我们知道某人是诗人．是因为他让我们成为了诗人。②

发现自己处于一位大作家的影响之下正是那样子，我不怀疑格尔茨

就是这种大作家。 在他手上，短论具有小诗的想象的力量，精练、

清澈光明和回味悠长。 温特斯评论说，用语言写就的绝佳小诗，从

作者所理解的形式的需要和日积月累的形式惯例中， 获取它们的力

量和错综性。 它们无需叙述整个故事，就暗示出情节进展。 它们

允许乃至鼓励警句和明断的概括。 它们需要充分的激情与切当的经

验相配合，动机与情感相配合。 理智利修辞一定要平衡（否则诗咏

将崩坠为咆哮L 诗歌必然导致道德判断（并非是说道德宣判L

6 格尔茨的短论完成了这些事情，通过了这些检验。 正是这点使

它们成了艺术品和周行不殆的社会科学，而不是方法的种种应用。

阅读它们不是受训，而是思考，所完成的思考渗透着一个人在从事

手头的阐释工作时可能产生的最美好感觉。 格尔茨既是益友也是良

① R.G.Cc,llingw咄对， Tltt principles of a时， Oxford: Clarendon Pr咽， 1938, p. 111. 
（此处和下一段引文中译本参见： 4艺术原理》，王至元、陈华中译，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14. 121 页．－一译者注）

② 向上，第 1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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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由于我们一一他的读者一一在求觅箴诲，我们都是他的弟子。

以下各篇评论和文章，大多数首刊于《纽约书评》，如果说清清

楚楚摆在纸面上的是这个人的率直、幽默、灼见和舒适的美式聊

天，那么值得再补充一点：差不多半个世纪以来，《纽约书评》的版

面恰恰一直是这种风格的思想交流的全国性甚至国际性集会所，从

而名闻遐迹。 它严谨、勇敢、心平气和地运用不止是自由主义的还

有更具包容性的人文主义的理念和原则，在这方面举世无双。

然而即便是在那里，格尔茨依然超伦轶群，因为他的智慧，因为

他的广征博寻←一这个人能读会说阿拉伯语、无数印尼方言中的两三

种、德语、法语、 西班牙语、日语的片言只语，还有他的母语，从马

克 · 吐温、威廉·福克纳、亨利·詹姆土和威廉·詹姆士及詹姆斯·

瑟伯（他们都是格尔茨至爱的作家）一脉相承下来的古典美国散文。

考虑到他的天赋，《纽约书评》是他以谦逊的权威， 对近 40 年

来的世界大事发表意见的理想地方s 从他初次亮相，带着低沉的欢

乐，点评他的学科先辈马林诺夫斯基，延续到最后一篇“和异教徒

在一起＼那是在他意外离世的数月前，刚好在他从有标记的人行横

道穿过马路之际被一个未投保的不合格司机撞倒之后．

然而“世界大事”绝不会是他的表述法。 在他简洁、谈话式的

全部稿件的每一处，他都把宏大理论和带大写字母的议题当作商标

予以拒斥。 他在评论理查德·波斯纳和贾雷德·戴蒙德那生拼硬凑

的末日幻景时，面对着风险的事实和世界的终结，格尔茨用出自科

尔 · 植特的一段题词，将这谕妄的二重唱引为鉴戒，在结论中他让

我们回到专题研究、对症下药、 当面争辩、 费边式〈英国的通常叫

井言 格尔茨的喜剧视野 以)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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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改良的必要性上．

能做的上善之举．

它们可能看上去没什么了不起，却是我们所

因此搜罗格尔茨的评论，像本文集那样跨越几近 40 年的评论，

7 就远不是区区编书小事了． 它呈现出这个人的轮廓和他的自我塑

造，它戏剧化了他同世界知识人的广泛相遇，同世界与它自身的疾

风暴雨式争吵的相遇，同人们为理解世界而设计出的最优秀、最机

巧、道义上最入情入理的种种方法（且用这个神圣词语说）的相遇。

从 1967 年论马林诺夫斯基的文章，到 2006 年夏末他的心脏手

术犯了致命错误仅数周前他在《纽约书评》上的最后亮相，即 “和

异教徒在一起”，这全系列的评论悉数翻印的话，将需要 15 万字，

超出了这部文集的目的。 因为我此处的目的是，采用这种可读、易

懂的形式，圈点出一部巨著的代表性选集：一个漫游的美国人的作

品，这是个典型的美国人，因为他轻松自如地向处于其全部独特性之

中的世界开放z 也是个异常的美国人，因为他目光如炬， 也知道凭借

其敏捷和准确去思考什么，怎么把知觉与判断衔接起来，又怎么将二

者安顿一一某种程度上是非正式地－一在人间喜剧的视野中。

不过视野（vision）不是很恰当的用词。 Vision 经常跟着个大写

字母，我们不如说，格尔茨的在世存在（being-in-th萨world）一一立于

庄严大地上的一个庄严的人一一方式，是与他所表现的喜剧意识密

不可分的． 操着小写体，轻言细语着（如他的朋友和仰慕者罗伯

特 · 达恩顿在追忆里怨诉的那样：“他讲话太快，都咕哝到大胡子里

去了。”①〉，他将现代喜剧及其历史形态的一种视野〈该死！〉体现在

写作中，展现在思想中。

在这点上他追随他的导师之一肯尼斯·博克，从他那里借用了

( Robert Damton,“On Clifford Gccrtz: “ Id notes from the classroom” , New York 
Rn1in11 of Books, II Janu町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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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招牌式概念“戏剧主义”（dramatism），连带着源于维特根斯坦

的小点缀． 博克区分了悲剧和喜剧，前者被理解为受人性的罪恶和

历史的超自然恶意所驱使，后者是被人类的愚蠢和可以改正的错误

辛苦酿成的，也许人的自我知识会使它恢复正常。①

在格尔茨论及人类学的创始之父之母们的略带文学批评味道的

那卷文集中，他结束前言时正式向肯尼斯·博克献书致敬：“他与本

书及我本人没有直接关联，但他的作品却几乎是贯穿本书字里行间

的主导性灵感。”②

博克在瑞恰慈那里发现了作为“态度之舞”的象征性行为的界

定（格尔茨一把抓住，穷加利用L 他开始投身于探寻和探索被框定

为喜剧的“动机语法＼因为“动机的喜剧框架不但可以避免多愁善

感地否认人类行为的物质性因素，还可以避免当这样的敏感被凌辱

时所产生的愤世嫉俗的残忍＼ 于是博克带着从容的诡变，索性把

喜剧界定为“修辞复杂性的最高限度”。

格尔茨被事物的喜剧深深俘在了g 真的，并世思想家没有比他

更喜兴的。 他单刀直入地对待当代政治学和社会学的作者们那种普

遍的固执己见，他们无疑是从新闻业取了经，总是在寻觅事实及其 8 

表象背后的真理，东翻西找他们以为人人都在费心掩藏的意义和动

机，但它们“真的”（用这个关键副词）就是正在发生的事情。 格尔

茨的真理平易得有喜剧性，亦即“真实之物如同想象之物那样富于想

象性＼亦即公开行为（我们自己的象征）就是那里所发生的一切。 ③

( Kenneth Burke，。” symbols and socie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 p.188, pp.170-172. 

( C lifford Geertz, Works and /iv凹 ： tl1e a11tliropologist as a11tl1o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vi. 中译本参见： （（论著与生活z 作为作者的人类学
家）｝ ＇方饰文、黄剑波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 前言． 一一译注

( C lifford Geertz, N egara: the tl1tatre-state in 19 翩 muury Bali,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阻， 1980, p.136. 中译本参见：｛｛尼加拉： 十九世纪巴厘剧场国家》．
赵丙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65 页． 一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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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像格尔茨所写的那种喜剧，里面住满了人，而没有道貌岸

然的顿挫抑扬：不管是个体的思想者，向着或背着进步艰苦跋涉的

民族，争夺着意义、狂怒地要摧垮无意义的教会及其会众，抑或是

过去或现在的、肆力于制造苦难或解放的帝国．

四

我把格尔茨的这些评论归到两个标题下，再加上克尔凯郭尔曾

自称为“盖棺论定的跋”的东西，即他最后的一组讲座。

“圣人与人类学家＼收入了古怪之极的一伙人，格尔茨曾向我谈

起，“《纽约书评》送给我的书，有关于穷困潦倒者的，也有关于无

裤族和疯子怪人的＼看来事情就是如此。 比如，我不得不剔除了

格尔茨对《艾希的大脑》（ lslii's Brain ）的书评，该书写的是最后一个

可怜巴巴的亚希印第安人， 1911 年被人发现无声无息地蜷缩在加州

第一部分

的内华达山脉上．

但这恰是格尔茨重整人类学以改进西方现代性的做法。

单枪匹马（虽然马歇尔 · 萨林斯和罗伯特·贝拉襄助甚多），他向大

西洋西岸的学术界不仅展示了如何理解生活在我们的想象性疆域的

另一端的那千百万人，还展示了我们和他们如何可能跨越边境，与

几乎是

我们此时此地的方式迥乎不同地生活、思考和感受。

这是他让人类学做的事。 他抓住了 1950 年哈佛社会关系系突

然开启的巨大机会（那迄今仍是一所大学试图把世界变成乐土的最

激动人心的革新之一〉，把他的主题引向邻近学科以启迪它们．

第一部分就是由他对这个重大主题的各种沉思组成的，涉及圣人们

的成事和败事之处，以及把个中教训吸纳到我们如今的思维方式中

他为《文汇》 （ Encounter ） 杂志而作的论列维－斯特劳斯的文

这

,.‘
‘,
,1·
,,‘;
1
1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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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既字字见血叉妙语连珠，后来以新面目收入到《文化的阐

释》中，造成列维－斯特劳斯疾首壁额地说，当他们见面时，“关

系有点僵”．

第二部分径直定名为“伊斯兰世界与民族的流变”，自那最歇斯

底里的突击队员们猛撞上世界财富最志得意满的肯定性以来，置身

在新的世界危机中，这个标题无需多辩。 但是在本书的“路路通” 9 

（格尔茨原题为“房屋粉刷指南”〉一文的结尾定论中，他在世贸大

厦暴行之前许久发出了警告，“伊斯兰城市……在失去辨识度，赢得

充沛活力。”那一点的威胁性寓意是，要查清活力的多重源头和它的

多样化的戏剧性表现一一因此有了分作两部分的这篇文章“何路通

麦加＼如你们所料，标题取自《纽约客》的一幅漫画。

格尔茨也不由自主地尝试涉笔更广的概观，而这一部分包含了

那些评论，他在文中高屋建姐又适可而止地探讨了某些整体社会的

状况及其在世界上的变动地位。 在 1990 年和 2005 年的两篇文章

里，他展望了世界本身的形势，倾听不为男性认可的那一半的声

音。 自然，他的重点主要落在两个地区，一个人口极为稠密，另一

个依旧地广人稀却正在填补，二者提供了他的职业生涯的双重主

题：印度尼西亚和北非。 然而他的方法的主要重心在于，教会他的

读者怎样透过一个社会的镜头看到另一个社会的独特性。 他一贯拒

绝接受黑格尔的 “世界历史国家”范畴，所以他给自身社会的教

诲，就是向它表明如何看待其他主权国家闯出它们自己的非美国现

代性之路，然后得出寓意说它们的千变万化的不定形就是世界可能

要走的道路。 对他而言，理解与其说是双焦并用（ bi focalism）的事

情，不如简单说是比较法（comparati vism)0 （他心神不定地记得桑塔

亚那的议论：人们不能直探事物本原时才去比较。）

本文集当然意在例示一一“瞧，这里何其广泛，研究工作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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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子J 它也意在庆贺与道别。 在第三部分“秩序的观念”（格尔

茨是华莱士·史蒂文斯诗歌的叹仰者）中，五篇讲稿不妨读作他向世

界的告别。 第二篇为 1995 年的《追寻事实》和 2000 年的《烛幽之

光》首章提供了一条脚注，是自传和自评的后续片段。 但在这几篇

讲稿的每一篇里，格尔茨既小心翼翼地抬眼望向普遍的人类视域，

同时尽可能地稳立在脚下破碎而不平的大地上。

这篇自传文也是投向冷战和后现代之中的美国思想生活及其敷

衍塞责的一种悠长透视。 在它之前的是迄今为止仅提交和发表于高

等研究院的一篇论文，以他的典型方式揭示了“远东里的近东＼一

如现在的未来。 第三篇拾起由三节组成的一篇旧文一一即《烛幽之

光》里的“破碎的世界”一一提出的一些问题，再次历陈有必要拒斥

全球化的宏大理论叙述，更不消说拒斥大肆鼓吹的文明冲突预期，

10 而对每一奇特现象都各依其自身的方式加以领会，不管它是引起过

合众国的回应还是联合国的回应。 第四篇属于詹姆斯 · 弗雷泽讲

座，如其标题所述，对于仍借那个漂亮的滥调“共同人性”为名的

［普世宗教观］，它重申了他的反普遍主义的充满自由想象力的

非难。

最后，在他精神健旺之际、但不过是辞世的九个月之前，他以

个性鲜明、扰人心绪的讲座收场了，那是为纪念欧文 · 豪而作，发

表在《异议》 （ Dissent ）杂志上． 文中他摧毁了当代最令人心安的某

些政治常谈，目的是要表明一一不挟仇抱怨地一一强权者用以解释

政治世界的以民族为基础的叙事多么不可靠，同时倡议由于是地方

的、是国内的、是破坏性更小的从而更可取的其他叙事，让未来保

持着对它的未必可能之事的开放性。

多年以来，格尔茨一直在谈论政治， 不亚于谈论人类学或历史

学． 事实上，他从他这时代的知识方言的巴别塔中发明了“人类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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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科学”的大纲，那种科学是柯林武德要求他的学者一公民同仁们

具有的①。 格尔茨从他所谓当代思想的“文类的混淆”②的集成中

打造出这样一件东西，为了运用和驾驭它，他一以贯之的要求是，

人文科学家应拒绝管理学和政策科学的糟得说不出口却（天啊）到处

说个不休的信屈聋牙的行话，转而重新找回奥登的隽语所说的“明

智而肯定的言语”．

作为结论，忖度一下格尔茨的天才一一尼采的强意义上的他的

“风格”一一的发展，此其时也。 它很大程度上归功于 1970-2006

年间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社会科学学院施于他身上的学问和好运。

就像他曾经亲口提到的那样，这其中的极乐之处在于身处那绝佳环

境之乐。

在成群逐队的大学里加速发生着的小生境专业化（ niche

specialization），在此完全渺无影踪，谁也不曾真正被分派去做什

么事。经济学家不得不与人类学家打交道，人类学家要与政治学

家打交道，政治学家要与经济学家打交道，诸如此类，绕了一圃，

然后他们全都不得不确保账目收支平衡，职位得到任命，政府的

好事者一一如国家人文学科捐赠基金会（NEH）之类一一控驭得

当。我们所有人都得了解的是社会科学事业，不光是我们自己的

专门领域，而且这点上肯定不存在生产工具的任何异化。

这当然导致领主们（proprietors） 之间强烈私人化的关系，他

们被视作完整的人，没有什么院长、系主任、常务委员会之类招牌

可供掩人耳目，或者就此而论可以占便直，家和办公室之间的界 11

线变得非常模糊。你可以在走廊或街上召开政策会议，在家里开

① R .G.Collingw民对， An a11tol,iψ·aplry, Oxford: Clarendon Pr=, 1939, p.115. 
② 参见创且方知识》中的同名论文，第 19-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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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研讨会，晚间、周日或随时都可讨论问题。那样子的结果是，

你们要么说日常用语，以朋友身份融洽相处，而不只是说专业术

语，以同事相待，要么就做不成事。①

如他接着讲到的，这样的安排与小公司相似，它从未远离危险或灾

难，它的合伙人在忧虑和希冀中团结起来，只做少量事情，但务必

做到尽善尽美，因为“不然的话谁需要它？”他说，结果是“某种性

情辩证法，而不是一种劳动分工”，是性格迥异的人之间深情厚谊的

强力融合，其中凝结了信任、尊重、感情以及求同存异的世界图

景．“这种事情公认古希腊有过，但在当今学院难得一见了。”

接下来的书评和短论会自然地散发出这些平实妥当的真谛。 格

尔茨本就友善、宽厚、热心得过分，止不住地逗人发笑， 事关重大

时脾气暴躁，对听他那说得飞快、妙趣横生、喃喃低语、盘根错

节、间或不可闻的讲演而不能总是心领神会的人来说望而生畏，这

个人用他的散文和思想讲授了一个自明之理：人类研究的适当对象

是人，只有让你身上的人性扩充到极致，你才能恰到好处地做那种

研究。

① 这些言论是在 1985 年为琼·斯科待。回n Scott）就职高等研究院而举行的一次非
正式欢迎会上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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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 

论马林诺夫斯基①

十年前，曾经以某种方式师从过马林诺夫斯基的几位卓越的人 15

类学家、语言学家和社会学家，断定他自 1942 年逝世以来被有失公

正地轻忽了，于是汇编了一部论文集，每篇文章专意于他的著作的

某一特定方面。②不过由于作者们的坦白和才赌，结果是更其着力

于证明这种轻忽之正当，而不是终止宫。 剑桥的迈耶·福蒂斯

( Meyer Fortes）评定说，虽然马林诺夫斯基就亲属关系撰论不辍，他

却真的没有理解它。 纳德尔（S.F.Nadel)指控他的宗教研究是一种极

端简单化的“乐观神学”。 弗斯（J.R.Firth）尽管同情他的目标，却也

认为他的专门的语言学文稿构成了“浸没在、或许是迷失在恰如其

分说来是他的民族志分析当中的零星评述”。 埃德蒙 ·利奇

( Edmund Leach）说他的理论著述“不但过时了，也过世了飞 塔尔科

特·帕森斯（Takott Parsa币1s）说他不但误释了涂尔干和弗洛伊德，还

几乎不知此外尚有高明， 雷蒙德 ·弗思（Raymond Firth）说他没有领

① 起初发表时题为《在蚊帐中》（Under the M。叫uito Net）， 载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9, no.4(1967 年 9 月 14 日 L 那里讨论的书如次： Bronislaw Malinowski, 
A Di叫川 tire Stria Seuse ψIre T erm and Bronislaw Malinowski, Coral Gcrrdeus a11d 
Their Magic: / : Soil Tilli11g a11d Agriculrural Rires i11 rl,e Trobria11d /s/a,uls 、 If : Tire 
La”,guage of Magi( a11d Garde11i11g .－一原编者注． 中译本见马林诺夫斯基：｛｛一本

严格意义上的日记））， 余昕等译， 广西师大出版社 2015 年版． 一一译注
② Raym。nd Firth(cd.), Man and Cu/rure, R。utlcdge & Kegan Paul, 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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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经济理性，艾萨克·沙佩拉（ Issac Schapera）说他不愿或不能区别法

律和习俗． 仅在一点上存在全体一致的无保留赞扬：马林诺夫斯基

是位盖世无双的田野工作者． 用奥黛丽·理查德（Audrey Richard) 

的话说，他具备“非凡的语言天赋、私人交往的充沛活力和过人的

精力＼“赢得了他与之共同生活的人民的高度认同＼

尊大，谈吐陈腐，条理混乱，头脑简单，喋喋不休，思想狭隘，也许

甚至有点不诚实，却他不知怎的擅长与土著打交道。

现在好了，我们有了更直接的证据说明这位完粹的田野工作者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它表现为一种非常奇怪的文件形式，它的编

16 者拿定主意称之为《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日记》，显然力图传达一个讯

息一一它是一部乖庚意义上的日记。 日记用披兰语写成，包含两个

时期： 1914一1915 年，那时他在新几内亚从事初次探险I 1917-

1918 年，那时他著名的特罗布里恩德研究行将大功告成。 就其绝

大部分而言，日记的内容既不是对他日常活动的描述，也不是对那

些活动加之于他的个人影响的记录。 毋宁说它描绘了一幅心理场

景，其中定了型的人物全在数千英里以外，被冰封于他以焦虑的自

卑心着魔似的冥想着的永恒态度之中：他的母亲，曾经和他吵过架

的一个儿时朋友，他曾爱过又想离弃的一个妇人，他正爱着并愿结

婚的另一个妇人． 对有着“私人交往的充沛活力”的这个人而言，

南太平洋上一切当地的、当下的东西，似乎从情感上已退到幕后，

是有益的观察对象或气恼的小小源头。 这本“日记”显示，在三年

多时间里，马林诺夫斯基兢兢业业地工作在一个世界上，激情荡漾

地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上．

这一事实对人类学自我形象的意义是毁损性的，尤其是那种形

象已然如此洋洋自得。 真的，对一门自以为胸襟无比宽广的学科来

说，发现它的典范田野工作者竟是这般模样，不免令人懊丧：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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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富于同情心、宽宏大量的那种人，不是他同时代的大洋洲专家马

雷特CR.R.Marett）认为能够找到进入最畏怯的野蛮人内心的路径的

那种人，反倒是一个性情乖张、自我沉迷、患疑病症的自恋狂，他

对生活在一起的人们的同类之情少之又少。 ［他在这部日记中一再

把他们唤作一一转说英语一一晴血者、野人、恶心的黑鬼，除了表达

轻蔑之心以外，几乎从不提到他们：“虽然痛恨黑鬼，心底里我生活

在基里维纳岛（特罗布里恩德群岛的主要区域，从身体上说他住在那

里）外。”］真实情况是，马林诺夫斯基过去是位伟大的民族志学

家，如果考虑他在时间中的地位，也是迄今出现过的最卓有建树的

人之一。 于是，他显然也是个令人生厌的人这点便造成相当突出的

问题。

马林诺夫斯基终其一生都是个偶像破坏者，在这部不雅、恼人

的遗作中，他J岛毁了最后一个偶像，那是他亲自劳心费力地塑造

的：对土著饱蕴同情心的田野工作者偶像。 当马林诺夫斯基加以

完善的那种精细田野工作日渐扩展的时候，有个观念也扩展开来：

这种研究的成功取决于人类学家和报导人之间特别的同感纽带的

建立，也就是通常所称的“神契”（ rapport）。 人类学家有别于传

教士、殖民官员和商人（马林诺夫斯基似乎认为他们全是蠢货，

或是更不堪的什么人），也有别于如今的可口可乐代理人、新闻记

者和公费旅游的经济学家（姑不论外交使团），他 “理解当地人

民”，而后者对此感恩戴德，反过来向他吐露他们内心深处的思 17

想和情感。

这个天真的“神契”观念当然是自我服务和多愁善感的，因而

是虚假的。 不过，某种同感纽带的确居于有效田野工作的核心，而

把民族志工作中的高明与庸劣分别开来的，是激勉报导人较诚实、

较详尽地谈出人类学家希望他谈出的东西〈他缺乏这么做的特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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囱〉的能力． 马林诺夫斯基这个令人难堪的例子的意义在于，如果

人们严肃看待它，它就使人难以捍卫多愁善感的神契观，后者被人

认为有赖于将人类学家和报导人包裹进一个单一的道德、情感和思

想的世界。 不管马林诺夫斯基是用什么手段获得材料，以此创作出

关于特罗布里恩德群岛的 2 500 多页重要的描述性专著，总之他不

是通过与土著融为一体而达成所愿的：

十点钟我去了特亚洼（Teyava）村里，在那儿给一座房屋、一

群姑娘和食物交换拍了照，留心察看了一间新房的建造。趁这机

会我开了一两个下流玩笑，有个该死的黑鬼竟不以为然，因此我

咒骂了他们，心里很窝火．我当场努力克制自己，但那黑鬼竟敢

以这种口气跟我说话，让我怒不可遏。

实际上，人类学家与他所研究的人民之间的关系势必是不对称

的，彻头彻尾地不对称。 两方相遇，背景不同，期望不同，目的也

不同． 他们不是同一个社群的成员．再怎么喃喃自语人类手足情深

或者全人类共成一社会，也不可能真正掩盖这一事实。 他们的利

益、他们的资源、他们的需求，更别说他们在生活中的地位，一律

形成尖锐对比． 他们不会以相同方式看待事物，也不会以相同方式

感受它们，因此他们之间的关系具有道义紧张的特征，即一利1摆脱

不了的伦理模糊性． 大多数人类学家不像马林诺夫斯基那么坏脾

气，的确他看起来可以说是反常的事例，即使不是极端的事例，虽

然这或许只是因为他也比大多数人更直率． 然而大多数优秀的民族

志学家是温文尔雅、和蔼可亲的人，喜爱、揄扬他与之合作的人

们，这一事实并未真正改变局面． 最高尚的人类学家面对着马林诺

夫斯基所面临的同一问题z 如何穿透一种生活形式，它不但与他们

022 



自身的相异而且相斥。

解救马林诺夫斯基的，阻止他彻底陷入日记所描述的情感泥潭

的，不是一种扩充了的同情能力。 在他的任何著作里，都没有什么

蛛丝马迹表明他曾经找到门路进入任何野蛮人的内心，哪怕是最不 18

畏怯的野蛮人。 心理特点极其一般化，思想和情感极其标准化。

“特罗布里恩德人”（或者很常见地，“野蛮人”〉做这事或那事，觉

得这样或那样，想这或想那。 个人只会短暂登场，作为特罗布里恩

德心智的某种普遍特征的经常贴切得可疑的例证。 解救他的是一种

简直难以置信的工作能力。 对于在日记里几乎天天抱怨萎靡、乏

味、疾病、 绝望或者仅仅是泛泛地解决问题的无能感的一个人而

言，他收集的资料数量惊人。 不是普世的慈悲，而是对工作的净化

力的近乎加尔文主义的信仰，把马林诺夫斯基带出了他自身的俄狄

浦斯强迫症和老套的自怨自艾的黑暗世界，把他带入了特罗布里恩

德的日常生活：

至于民族志：我认为土人的生活是全然无趣而毫无意义的，

离我邀远得如同一只狗的生活。 散步的时候，我觉得思索我在这

里所做的事情攸关荣誉。思考收集许多文献的必要。我大体了

解他们的生活，略识他们的语言，如果我竟能以某种方式纪实性

地描述这一切，我将充备有用的材料。一一－务必全神贯注于我

的雄心，为某个目的而工作。务必组织语言材料，收集文献，寻讨

更好的办法去研究妇女（家庭的工具）的生活与“社会表征”体系。

强烈的精神冲动。

日记装饰着道德的自我劝诫：戒除手淫、对土著姑娘动手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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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阅读垃圾小说等恶习，全力以赴去做他在那里该做的事情． 当自

责的永恒主题与此相结合时，这本书呈现出几分清教徒手册的

腔调：

七点钟起床．昨天，在蚊帐里，淫思联翩：［H.P.〕夫人；C 夫

人甚至 W夫人......我竟至想到勾引 M。要摆脱这一切……今天

七点起床一一懒怠；我躺在蚊帐里，想读一本书，不想工作。起

来巡游了全村。［研究易货贸易J我痛下决心，要避免一切色欲

之思，工作上如果可能的话，今天完成人口调查。大约九点钟，我

去了凯塔布（Kaytabu），和一个胡子老头一起做人口调查。单调

乏味的工作，却又必不可少。

醒得晚；在纱帐里又有像往常一样放纵欲望的倾 向 ，我控制

住了。计划去基塔瓦（ Kitava）岛远足的细节，考虑纪实性描述

［土著贸易］．记下谈话内容……同［岛上酋长］谈话。

道德信条 2我必须永远不让自己意识到［除了他的未婚妻之

19 外的］其他妇人有肉体、可交娥的事实。我也决心避而不读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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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易懂的小说。我非常满意不再掉进烟瘾里，如今必须在读书上

做到同样的事情．我可以读些诗歌和严肃读物，可是必须丝毫不

沾垃圾小说。我该读点民族志著作。

全然缺乏“道德人格”真是灾殃。比方说，我在乔治家的举

动、我抚摸雅蓓(Jab）、与她共舞等，主要是想给别人留下深刻印

象的念头造成的……我必须要有一套具体、正式的禁律体系：一

定不可抽烟．一定不可暗地里藏着色心接触妇人．一定不可在

精神上背叛 E.R.M.〔他的未婚妻］，亦即回想从前和女人们的亲

密关系，或者瞻望未来的那种关系……穿越一切困难和变迁，呵

护本质的内在人格：我万万不可牺牲道德原则或基本工作，去“搔



首弄姿飞征逐酒食，等等．我的主要任务而今必须是：工作．因

此：工作吧！

我们几乎在每一页上都找得到这类东西。 他有这样那样的情色

幻想，铭记着他的母亲或未婚妻，被罪恶感压倒，又下定决心无论

多么无精打采也要投身业务中去，玩命地干活。 他于是感到一一尤

其是如果工作进展顺利的话一一精疲力竭却又欣快亢奋，经常滔滔

不绝地讲述山水之美，“对那我有一种肉欲之情”．

这种赎罪的工作取向所造就的民族志，如有人或许会期望的，

是翔实、具体、无所不包到不加选择和卷帧浩繁的（这个词尚嫌不

足L “以我目前的步伐工作，”他用较为乐观的一种语调谈道，“我

应该像骆驼那样满载材料而归＼ 他做到了，他的每部重要作品都

是与它的总主题相关联的每一论题上，甚至压根无关的某些论题上

的资料大百科全书。《珊珊园及其魔力》就是最好的例子，它初版于

1935 年，刚刚再版，是马林诺夫斯基自认最佳的著作。 全书厚达

800 页，分成协调得不很严密的两卷，人们从中无所不窥：从房屋类

型的图表、花园规划的布局和山药交易的清单，到特罗布里恩德氏

族组织、农业仪式、礼物交换和园艺实践的广博讨论， 再加上田野

方法的专论（穿插在论“芋芳、棕榈和香蕉的种植”和论“土地占有

制”的两章之间），与（第二卷里〉用特罗布里恩德语言写成的 98 篇巫

术文本连同其直译、意译和注解。 有这样一些章节，标题为“咒语

的一种民族志理论”，“产业专业化在美拉尼西亚是何等面貌”，“园

圃漫步＼ “Kayaku一一政务会里的酋长一巫师＼“饥饿、爱与虚 20

荣：特罗布里恩德丰收礼中的驱动力”，以及“林地果实和荒野果

实”等，之后还有一篇冗长的附录，痛惜他没有采集到的事实之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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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土著隔多久计算一次每块菜地的山药种子数量L

马林诺夫斯基过去的学生们说得不错：《珊珊园》《航海者》《犯

罪与习俗》《蛮夷社会的性与压抑》《野蛮人的性生活》之中的材料

大全，依然是他的丰碑． 余下的东西，诸如生物学主义的功能论、

语言的语境论、巫术的信心论、原始贸易的非经济学解释、家庭关

系研究法推广至社会组织等，如今看来克其量是朝着文化的充分概

念化所迈出的软绵绵的第一步，往坏里说是弊大于利的教条式过分

简单化。 他的成就是编撰了一部忠实的、逼真的甚至是动人的原始

生活方式实录，尽管他面临着几乎会压垮其他任何人的极大心理困

难． 因为如果说在他的私人日记里特罗布里恩德人是“恶心的黑

鬼”，在他的民族志作品里，经由科学所引致的一种奇妙转化，他们

属于全部人类学文献中最聪明、高贵、正直的土著之列：人，才是

马林诺夫斯基孜孜以求的，恰如你和我一样的人。

或者如他一样。 马林诺夫斯基明显不能靠人际交往获得的对特

罗布里恩德生活的洞察，他靠勤勉获得了。 在《航海者》中，他称

民族志的最终目标是“领会土著的观点即他与生活的关系，认清他

对他的世界的看法”． 由于他自身性格的怪异，直接达成这个目标

的路被堵死了，但他间接达成了。 情感上他隔离甚至疏离于他的研

究对象，他孜孜不倦地观察他们，和他们谈话，思索他们，借此奋

力理解他们． 这样的取径只能把一个人带到这么远了。 但它把马

林诺夫斯基带得比大多数人更远，因为他坚持不懈地从事着那种奋

斗，尽管（抑或是由于〉他内心痛苦。 他在日记的末句说道：“老实

说，我缺乏真正的品德（charaαer）.”也许吧，不过这很依赖于“品

德”一词的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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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 

论甘地①

《摩词婆罗多》问道：“然而，希望从何处升起？”而埃里克· 21 

埃里克森（ Erik Erikso时，自打他的《童年与社会》宣布要成为自我

的增权益能（empowerment）的弗洛伊德式使命以来，他一直在问这

同一个问题，迄今已二十年了。 他的整个职业生涯始于一种坚定的

决心，要让精神分析远离对弱点的执迷，转向对力量的探测，化解

它的医院气味，把它与人的公共志向连接起来。 在现代印度，绝望

不止是一种情绪一一它是风景的一个特质，是天气的一个向度g 在

这里，希望是随着甘地昭昭然升起的。 埃里克森在圣雄一生的山重

水复中着手探究希望从何而来，存于何所，又何以至少暂时掌控了

印度大部，此刻他发现了一个极为适宣的研究对象． 但他也发现了

一个极为难治的病例。

甘地声称要成圣人，如果不是多多诉诸言语，也必定见之于

1915 年他从南非回国后采取的几乎每一行动（他穿着农夫衣服参加

孟买上流社会的欢迎宴会，宣称他宁愿由契约仆役来款待）I 像他这

①最初发表时题为《甘地：作为治疗法的非暴力）） (Gandhi: Non-Violence as 
Thcr.1py），就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13, n。.9 (1969 年 11 月 20 日〉． 那里讨论

的书是： Erik H.Erikson，。”dl,i's Trutl,, or tlie Or俏，，，s of Militn111 No111’iolence.－一
原编者注｛中译本见挨里克森：｛（甘地的真理：好战的非棋力起源））．吕文江、因
篇燕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0 年版． 一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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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一个人，首先需要一种道德反应。 直到小女孩弄清恐龙是好是

坏，她才知道是否希望在博物馆里看到恐龙，我们和她相仿，不得

不在真正理解他之前就决定如何看待他，日渐理解他其实不太有助

于决定如何看待他。

当一个人将要看到的是像甘地这样一头恐龙时，日渐理解他甚

至只会使问题更糟。 他的人格迷宫被洞察得越深，在仰慕与愤慨、

敬畏与嫌恶、信任与怀疑之间的张力就升得越高，直到与他的相遇

如他所愿变得痛苦和不适。 埃里克森大作的成就在于，它在揭示甘

22 地力量的内心源头时，没有消解而是深化了他固有的道德模糊性，

当此之际又延展了他的生涯的意图：把他本人看作垂范的先知，一

个向世界举荐其品格当成一种救世启示的人。

甘地品格的较突出特征实在是耳熟能详的。 他的食色上的禁欲

主义、他的嫉秽如仇、他的腼腆、他的烦躁不安、他的自我折磨的

受苦倾向、他的道德主义、他的浪漫主义、他的虚荣心，统统在印

度国内外而今规模煞是可观的圣徒传记式或反圣徒传记式文献中翻

来覆去描述过了。 埃里克森检查了这些熟悉的特质，将其根据追溯

到甘地的童年和青春期． 但是他转向了甘地品格较不引人注目的一

个层面，以之作为他的宗教天才的心理中枢，那就是他的反讽的、

嘲弄的、逆耳的幽默。

埃里克森的甘地是个偏执的爱戏弄人者，一个有着让人同时感

到光火和窘迫的非凡能力的人。 在贝拿勒斯一一印度教谦卑的首要

象征，他打扮成一个乞丐，向知识井（Well of Knowledge）里投了一

便士，得到的恰当回报是，正统信仰〈显然也是那口井）的监管人告

诉他，他将因为惶吝堕入地狱。 在南非，他组织了反对《黑法令》

的抵制运动，然后他护送想要破坏它的印度人穿过他自己的追随者

的警戒线。 他与总督的一次会谈，本是安排来结束他反盐税的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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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运动，会谈中他从披巾里拿出一小包盐，郑重其事地倒进他的茶

水里。 他向律师称颂无政府状态，向学生称颂忍耐，向公务员称颂

手工劳动，向经济学家称颂贫穷，向王公称颂朴素，向大学教授称

颂印地语，向安妮·贝赞特（占mie Besant）称颂暴力。

他总是在嘲笑别人的情感，测试其限度，消遣它们，分寸掌握

得恰到好处。 他的宗教天赋的精髓是一种犀利的快乐，一种印度式

的直率取笑，它让每个人一一密友、门徒、 对手、官员、西方来的求

智者一一心理失衡，不能随他在道德上站稳立场。 这被锻造成一种

政治工具，就变成了著名的 Satyagraha，它的字面意思是“真理力

量”或“坚持真理”，通常被译成 “消极抵抗”或（稍好一点的） “好

战的非暴力”，但也许最能曲尽其意的，是翻成“大众嘲谑”（mass

taunting）或“集体激刺”（collective needling）。 最终甘地对印度殖民

地的施为是把它驱向精神错乱。

埃里克森对这一复杂艺术的研究围绕着一起事件一一他称之为

“大事件”（The Event），它发生在甘地印度生涯的初期（虽然他年近

半百，有些老迈了），在地方性的、高度私人性的微环境一一亲密者

的一个热烈小圈子一一里展示了那种艺术的运作方式。 穿插在这起

“事件”即 1918 年阿赫梅达巴纺织业罢工之中的叙事，远溯至甘地

的青春期和成年早期（古吉拉特、伦敦、南非），从那里外延至晚近的

圣雄时期，那时“他一绝食，全印度都会屏住呼吸＼ 埃里克森像 23

个真正的临床医生那样，用它来揭秘造就 Satyagraha 的心理原料。

令阿赫梅达巴罢工成为甘地自然而然要做的事情的，是它整个

的内在特征。 工人们多是妇女，领导他们的是大工厂主的女权主义

姐姐，甘地最旱的一长串忠心耿耿的女门徒之一。 管理人员则由她

那少些梦想的弟弟领导着，他的妻子也是甘地的虔诚信徒，他本人

尽管有点防御性的粗率，却是甘地在印度最早的重要财政后盾。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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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其他几个早期追随者一一一个干劲十足的孟买社工，一个胆小如

鼠的男秘书，还有甘地的一小队随侍侄甥中的一人一一这个小群体

组成了一个模拟家庭，充盈着幽晦的情感和暧昧的动机。 罢工的闯

入恰好使它陆人心理混乱，在这状态下，一种灵感勃发的调戏，带

着对玩弄他人感情的酷爱，能够大施其伎。“我在这里正对付着极其

危险的局面，”当不可抗拒的姐姐和不可动摇的弟弟开始一段冲突

过程时，他兴高采烈地写信告诉他的一个儿子，“还要准备迈向更大

的危险。”

然而在这样前途无量的开端之后，事态变得至少表面看来有点

儿不妙． 每天下午，甘地坐在相思树下， 给几千人讲解 Satyagral1a

的原理． 他几乎在不知不觉间就从工人们那里赢得庄严宣誓z 不复

工，也不捣乱，直到他们的要求被满足为止。 当他们的决心开始减

退时，他发起了毕生十七次著名的“绝食至死”的第一次。 最后，

他对工人们的道德品质心如死灰（“二十年的经验过后，我开始断定

我有资格发誓， ”他带着中小学校长的粗暴告诉他们，“我看你们还

不配。”），商谈出了姐弟对抗者之间的和解方案，这挽救了工人们

的自尊心、 工厂主的皮夹子和他本人的好名声。

在甘地看来，那是本该成为一场道德革命的东西的提捉收场。

（他后来在《自传》里写道：“我的同仁们和我曾筑起许多空中楼

阁，但眼下它们通通烟消云散了。”）但是对埃里克森而言，正是此

时此刻甘地决然走上成圣之路，此时此刻好战的非暴力哲学挣脱了

他的个人传记，成为现代印度集体意识的组成部分：

030 

…通过使阿赫梅达巴人相互对立，这次事件很大程度上是

一次地方性的表演，像是在一个邦的观众面前进行的一次排练．

如果我们从刚好一年后……印度首次爆发的全国性非暴力抵抗



运动来回顾阿赫梅达巴事件，这一点变得尤为清晰。那时各地 24

区、各宗教的千千万万印度人都行动起来了，大英帝国本身成了

主要对头，世界舆论一变而为满心敬畏的旁观者。但是问赫梅达

巴起码是一场货真价实、技艺高超的排练，尽管存在着重大排练

会暴露出的些许致命硬伤。

在阿赫梅达巴，调戏最终上升到哲学层面，嘲i虐升华成宗教行

为。 一定程度上，这早已在南非的煽动中发生过。 可是那儿的一

切相当务实，是一时权宜，是只顾眼前的作风与谋略试验，也是对

不公的即刻反应。 在阿赫梅达巴，个人性、社会性、道德性和实践

性彼此交汇，结果几乎消融了私人情感和公共行为之间的界线，因

此那种意识形态的单纯不再维持得了。 作为个人体验的 Satyagraha

（甘地责备工人们欠缺的东西）与作为集体行动的 Satyagraha （甘地责

备自己失控的东西）之间的内在联系暴露无遗，一同暴露的还有这一

事实：让人因羞愧而向善是件复杂而险诈的事情，不像乍看之下那

么利己或平和。

非暴力所包含的暴力当然常被提到，自尼采以来就是老生常谈

了。 但是甘地从阿赫梅达巴之后开始相信一一也因此如堕迷雾之

中一一的是，这被包含／抑制（contained）的暴力恰是赋予非暴力以道

德崇高性的东西。 作为弱者的武器， Satyagraha 被降损为怯懦，是

孤弱无助者为了求存而不得不为之事3 作为强者的武器，它是最高

形式的胆略，是甘愿受难而不肯为恶。 从还手无力的人的角度说，

打左脸迎右脸是屈服的象征，是受害者靠隐藏他的愤怒来安抚施害

者。 从还击有术甚至取命以偿的人的角度说，它是一种挑衅，一种

道德优越性的主张，攻击者不管是怕恶不俊还是洗心革面，都必定

会承认那一点。 于是通往真正非暴力的道路要经过权力亦即暴力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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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的攫取，这一教义在五十年前的印度语境下陈述出来时，如同在

当代美国的语境下那样，呼吸着同一种绝望逻辑的寒气：

对一个想杀人却因伤残而不能的人，我要忠告他点什么呢？

在我能够让他意识到不杀人的优越性之前，我必须重装他失去的

手臂……一个不会打仗的民族不能以经验证明不打仗的优越性。

我并非由此推断印度必须战斗。但我的确是说， 印度必须知道如

何战斗。

25 我已经渐渐明白了以前不甚了然的东西．那就是暴力中存在

着非暴力。这是我发生过的大变化。过去我不曾完全懂得，我有

责任制止醉汉作恶， 杀掉一只痛苦挣扎的狗或感染狂犬病 毒的

狗。所有这些例子中，暴力其实是非暴力 。

今天，我感到人人都渴望杀人，但是大 多数人害怕这么做或

无力这么做．不论结局如何，我确信印度必须恢复力量。结局可

能是残杀。那么印度必须经受住它。

无论人们是否从这些引文中听出了马尔科姆· X ( Malcolm X）或

是迪安 · 腊斯克（Dean R山k）－一人们能昕出二者的什么声息，那也

拜《甘地的真理》的忽隐忽现性质所赐一－这无疑是危险的教义，

残杀终究真的来了，甘地也因之殉难，而在我撰文之际，偏偏是阿

赫梅达巴成了印巴分治以来最血腥的教族骚乱的舞台。 它会导致的

道德上的两可欺人之谈，不仅在甘地那里显而易见〈 “……我们的后

代必须有更强壮的体格，”他敦促印度人加入英军时说。“如果他们

不能弃绝暴力冲动，我们可以允许他们实施暴力，使出力气去战

斗，从而变得非暴力。”），偶或在埃里克森那里也难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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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大流散的犹太人碰巧代表的价值，犹太人能打一场国家

战争的迟来证据可能留给许多人历史的时代误植的印象。甚至

以色列军队的胜利也被某种悲哀显著削弱和抵消了一一他们竟

需要凭借不是犹太人发明的、却是他们优于使用的军事手段来重

返历史现实。我愿看得远一点：这样一种军事潜力的历史证明，

难道就不可能让爱好和平的犹太人成为更优秀的潜在非暴力主

义者吗？

然而，尽管一个人可能更喜欢赤裸裸的强权政治（ Realpoliti的，

而不喜欢为和平主义事业一战的哀兵形象（布克哈特说过，世上的伪

善已够多了），这个观点却是不刊之论z 禁绝武力使用的神圣誓言只

对具备有效使用武力的真实可能性的人才有道德实在性。 而且如甘

地本人所意识到的（“在我面前显露出来的非暴力的这一新面相把我

卷进了无尽的问题中·…··我还没有找到破解所有这些谜题的万能钥

匙……我的思力辜负了我……”），接受这个残酷的真理将一个悖论

埋入了甘地教义的内核。“以实力求和平”与“以和平求实力” 的意

识形态口号不会相安无事地并行不悖。

起码不会在思想上。 埃里克森认为， 在行动上这个矛盾被甘地 26

信诺的纯粹力量超越了，亦即面对当下的可能性一一通常是他本人

特别创造的一种可能性一一之时，他甘愿受伤害而不是害人。 甘地

像路德， 也像圣方济各，有一种颠覆性的幽默感，也是一个“宗教

现实论者＼对他来说真理既不在传统中也不在教旨中， 而在 “让人

觉得行动起来真实有效的东西”之中。 阿赫梅达巴、食盐运动、希

达里大厦，在甘地称之为“真理试验”的这一幕幕精心筹划的政

治一道德大剧里边，他让不伤害他人的主动决定是生活的基本律法

这一主张鲜活生动起来，对他本人、对广大印度人都是如此。 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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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暴力是力量的相反相成、权力是克己的前提这个悖论从中作梗，

他的“哲学”沦为一堆对撞的说敦和印度的怪癖。 他的“方法”受

同一悖论激发，专意于日增的一系列蓄意挑衅，它们旨在同时揭破

殖民地社会的造作和政治暴行的虚弱．

为了努力剖解这种活动在集体的真理寻找过程中的机理，埃里

克森遵循了尼赫鲁的一段著名评论，大意是说，甘地为印度成就的

是“一种心理变化，仿佛精神分析方法上的某位专家远探病人的过

去，查明他的那些情结的起源，把它们摆上台面，从而消除他的那

个精神负担”。 在弗洛伊德为恢复神经症个体的精神成长而开发的

技术与甘地为挽回一个辈废民族的希望而发展的技术之间，埃里克

森构建出延伸的对比． 二者都依仗改变的能动者和对象之间的近距

离交锋／交谈，都试图正视该对象是完满、平等的人，有着信任和爱

的潜力，而不是疯子、贱人或蛮夷，以此给他灌注勇气g 都对任何

形式的强制一一哪怕是道德强制一一避之唯恐不及$都认为能动者

和对象对改变的开放态度至为紧耍，把“治疗”过程看作涉及双方

的自我省悟和随之而来的自我转变的深化。 如此等等。 Sat ｝咆ralia

是放大了的精神分析，精神分析是缩小了的 Satyagraha 。 政治与精

神疗法合辙了．

也许人们不应期待一位分析家、 哪怕是非正统的分析家得出别

的什么结论． （“当我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没预想要从真理、

自我受难和非暴力的角度重新发现精神分析，”他有点直率地总结

说，“但既然我这么做了，我对希望读者与我一起来看的东西看得更

真切了，那就是，我之所以被阿赫梅达巴事件所吸引，……是因为

我察觉到甘地的真理与现代心理学的明识之间有契合。”）但这一类

27 比有个大破绽：在临床相遇中最终利益融为一体，在政治相遇中不

会融合． 将外在关怀故意逐出治疗情境，除了共同定神于情感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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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外万事不究心，如果真有这样的事，它就正是给予心理治疗巨大

力量的东西． 政治恰恰相反：它能设法妥善处理的分歧关怀的范围

越广，切人问题就越深。 让心理咨询室和纺织厂罢工互为模型，似

乎特别可能误导人．

不过，即便政治过程的治疗比喻，像艺术、法律或教育的治疗

比喻那样，不能在普遍层面上恰当处理它的目标，甚而至于扭曲

它，对甘地来说那个比喻却是一一如埃里克森清楚昭示的一一切中

肯萦的。 这又反过来洞悉了为什么甘地的教义像他本人一样模棱难

辨，令人疑信参半，甚至当它们被降格到一种圆滑方法的坚实要领

时亦然。

甘地如同埃里克森，被一种治疗式的政治观深深吸引，那种观

念把视线从群体团结、利益分歧、社会等级和文化差异（还是印度的

差异！）等现实状况转移开去，以便全神贯注地利用个人对相互间生

活的情感卷入。 在阿赫梅达巴，他就处于这种利用行得通的形势

下，虽然很典型地罢工失败了，但治疗奏效了。“我还从来没有碰到

过类似的情况，”他在对工人们的最后演讲中说，“我曾亲历或听闻

过这样的许多冲突，但是不知道有哪一次像这次一般少有恶意和怨

恨。”几天后他写信给《孟买纪事》，替自己的角色辩护，该报质疑

过他致力于地方事务是大材小用：“我还从未见过双方不恨不怨、礼

数周全地从事的斗争． 这个可喜的结局主要是因为安伯拉尔·沙罗

白先生（工厂主弟弟）和安娜舒耶朋（劳工领袖姐姐）的缘故。”

远离这个亲密环境以后，他将再也见不到它。 他一次又一次地

企图在全国舞台上重演这幕家庭剧，如此一来，他的职业生涯既展

现出把政治视为内心改变过程的观点所具有的内在吸引力一一它的

鼓动人心的能力，也展现出人心鼓动起来后处理就此提出的问题的

极端无能，不管是工人工资还是分治威胁问题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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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地塑造他身边那些人的私人生活的特殊能力与他控制作为集

体行为的罢工方向的无能为力之间的反差，在阿赫梅达巴业已显现

出来了，随着他走向全印度进入越来越大的群众环境而变得越来越

强烈，当暴力接踵相继而以印巴分治和他被暗杀为顶点时，成了他

甘地不是把印度精神分的职业生涯的判别性特征． 尼赫鲁错了。

28 析化了，他（尽管当然不是单枪匹马）把印度政治化了，政治化之后

到头来却不能掌控它一一我们自己的“宗教现实论者”们，逗弄着

权力，调戏着社会激情，“在让人觉得行动起来真实有效的东西中”

寻觅着真理，他们或许不妨三思这件事。

“今天谁听我的，”就在死前半年甘地写道，

…有人告诉我该隐居到喜马拉雅山去。人人都热切地给

我的相片和服像戴上花环，没人真想听从我的指点……无论是人

民还是当权者都用不着我。

今天，人们正在喜迎他的百年华诞，对这些庆祝者来说，他既

不是一种个人存在，也不是一种道德力量，而是泰姬陵一般的畅销

国宝，此时那些话更形真确。 埃里克森的透辟之作，在描述这头恐

龙上比判断他更令人悦服，加深了我们对伟人之“伟”及其自我挫

败的精神源头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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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福柯①

米歇尔·福柯于 20 世纪 60 年代初横空出世，以《疯狂与非理 29

性》一书登上思想舞台，那是一部不落俗套但仍可窥其崖略的西方

疯狂经验史。 从那以来的若干年里，他变成了某种不可能之物：非

历史的历史学家，反人文主义的人文科学家，反结构主义的结构主

义者。 如果我们再补充以他那紧张、充盈的散文风格一一它被驾驭

得看起来既目空一世又疑虑重重一一与支持纤介不遗的恢弘综括的

方法，那么他的作品与一幅埃含尔画作一一楼梯升到低于它们自身

的平台上，导人外出的门把你引回屋内一一就形神俱似了。

“别问我是谁，也别要求我保持不变。”他在他的一部纯粹方法

论的著作《知识考古学》导言里写道，导言本身主要是否认一些立

场，他未尝如此立论， 却认为思想生活中的 “小丑和杂耍者” 可能

借此攻评他。 “务使我们文章合规的事，还是留给我们的官员和警察

① 最初发表时题为《惊起疯狂》（Stir Crazy），载 Ntiu York Revhw of Books 24, nos. 
21, 22( 1 978 年 1 月 26 日 ）． 那里讨论的书是： Michel Foucault, Discipliue aud 
P,mislt: Tl,e Dirrlt of tl,e Prisou, translated by Alan Sheridan.一一原编者注（中译本见
福柯2 《规训与惩罚 2 监狱的诞生》，刘北成、 杨远婴译，三联书店 2012 年修订
版． －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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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他说，“至少在我们写作的时候省省他们的说教吧。”不管他

是谁，或者是何物，他是目前任何法国学者似乎都需成为的那一

种：瞻之在前忽焉在后。

但是其作品的艰涩难懂，不是源于虚矜自负和创立唯列门墙者

方可加入的思想宗派的野心（在这方面他有别于自结构主义问世以来

在巴黎持续从事的一桩好买卖），而是源于一种强大的、货真价实的

思想原创性。 由于他意图所指不啻是人文科学的一场伟大更新，人

们不必惊讶他屡屡显得晦涩不明，或是当他确实设法要变得清晰些

时却依旧令人迷惘．

福柯的主导思想本身并不那么复杂$只是要把它们说得貌似有

理真是难如登天。 其中名头最响亮、也是为他赢来最高关注度的那

种观念，是历史的非连续性：它不像 19 世纪一些传奇小说的章回，

事情有机地起于上回，延及下回。 它是一系列根本性的间断、断

裂、裂隙，它们都带来人类观察、思考和行动的可能性的全新突

变．福柯起初把这些突变所造成的“飘摇不定的永恒碎片”称为

“知识型”（即“认识论领域”），稍后改称历史的“先天性＼最近

又唤作话语形构。 不管用哪个标签，它们都被“考古学式地”加以

处理。 就是说，它们先是被按照某些规则勾勒出特征来，那些规则

决定了在它们的范围内何种知觉和经验能够存在，在它们限定的概

念域中可以看、说、做、想什么。 完成这事以后，它们接着被放入

一个纯粹系列里，那是一个考古学序列，其中所展示的不是甲如何

因果性地引出乙，而是甲如何在乙昕其空置的空间里形成自身，最

终以新的实在覆盖了该空间。 过去不是序幕s 就像谢里曼的考古遗

址的离散地层一样，它不过是一连串被埋葬的现在。

就这样，福柯把欧洲历史看成是被三大断层线横切开的，那些

断层线隔断了从“纯粹距离” 看位于它们远端的历史和近端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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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而这所谓“纯粹距离”是由纯粹的年表一一单调的、恒定的事件

序列一一所纵贯的。 第一条裂缝大约出现在 17 世纪中叶，它分划

出魔法时代和分类时代。 在前一时期即帕拉塞尔苏斯和康帕内拉时

期，事物通过上帝铭刻在它们脸上、人人一望即知的内在亲和与排

斥一一葡萄酒与胡桃、死亡与玫瑰一一彼此相联。 在后一时期即林

奈和孔狄亚克时期，事物依靠使用在自然所呈现的安排中直接给定

的类型和分类法一一种和属、词性和语法一一彼此相联。

第二条裂缝出现在 19 世纪行将揭幕之际。 它把实在如何构成

的那种表格的、 分类的林奈式观念一一万事万物各居其行列中一一

与马克思和孔德的大异其趣的观念分割开来，后者认为事物是叙事

性地彼此相联的，它们分别被视作预兆和结局、原因和结果。 大写

的“历史”而非大写的“相似”或“顺序”成了经验、见解和表征的

主导范畴。 第三条裂缝是尼采、弗洛伊德和马拉美预见到的，也是

我们此刻正在设法寻路穿越的，它标志着这种时间化意识的终结之

始，有某种新的、奇怪的、尚未完全显形的存在形式取而代之了。

福柯通常拐弯抹角地暗示这一点，他说过“时间深流的消散＼“人 31

的绝对流散”和“面具的回归”一类话。

在由甲框架向乙框架的激进跃迁引起变革的观念之上， 福柯接

着补充了另一个非同寻常的观念，虽然它可以追溯到他立言伊始，

却已随着他的猛进而愈形昭著。 那就是这一切知识型一一“话语

场＼等等一一不但是思想的形态，也是权力的结构。

将一个时代牢笼在内的概念体系， 不论是疯狂观念、教学理

论、性征界定、 医学常规、军事纪律、 文学风格、研究方法和语言

观，抑或是工作组织的流程，都确定了它的宰制模式。 压迫对象不

是“无产阶级”之类普遍实体，而是疯子、 罪犯、应征士兵、儿童、

放料工、女人、医院病人和无知无识者。 他们的压迫者不是面目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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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的“统治阶级＼而是精神病医师、律师、军官、父母、经理、男

人、医生和读书人一一历史的先验性赋予他们为别人的生活设限的

权力。 表现出特殊而间断的各种形式的“禁锢”（confinement），己

凸现为福柯著作的主要迷执。 尽管他有着强烈而执着的激进主义，

他的历史既不是阶级斗争史，也不是生产方式史，而是强制的历

史：思想的、医学的、道德的、政治的、美学的和认识的强制g 而今

他又长篇大论地写到司法的强制。在翻译成《规训与惩罚》的

S11rveiller et ptmir 一书中，他找到了他的特约主题，写下了他最为道

劲的大作。

福柯也许是从他最富戏剧性的断层线那里， 着手发掘监狱的系

谱，揭示隐藏在它当前表现之下的地层。 这是大约 1760一1840 年

间相似时代向古典时代的转变，在前一时代，对罪犯实施的酷刑和

死刑是示众的场面E 到后一时代，罪犯的生活依照训化机构的时间

表加以规整。①福柯把罗贝尔·达米安当作他的前一时代的象征，

那人是个宗教狂徒， 1757 年拿刀轻伤了路易十五。 为了折磨他，他

身上的肉被烧红的铁钳撕扯下来，他的伤口被浇上炽热的铅水和滚

烫的硫磺，他的躯干被几匹马和从旁协助的刽子手一分为四。 然后

① 比起他在他的核心著作《词与物）） （美国译成 4事物的秩序》）中提出的更一般图

间。

式来， 这晚了约一百年之多． 但是福柯否认历史时期会被任何笼罩万有的时代
精神统合起来s 他拒斥任何普遍的“断裂的同步性”． 反之， 他凝神于实际被发
现的考古学的联系和脱节，这可能因主题不同而大异． 无从将不同序列关联起
来， 这不是他的取径的矛盾．毋宁说是从中冒出的一个问题， 他除了含糊提到
“认识域的弥傲”之外，尚衔勇敢应对它． 事实上，他迄今所 “发掘”的各种
“遗址”的“地层＼ 如疯狂、医学观念、 语言学、生物学、经济学、 惩罚以及最
近的性等．只是近似地在时间上彼此协调一致，就像“真正的”考古学（在那里
这个议题呈现为确定与“时期”相对的“层佳”问题）的那些地层一样．



他还残留的东西（在场有人认为他还活着）被焚尸扬灰，而这一切都

发生在巴黎圣母院前的公共广场上。

福柯将 1838 年巴黎“少年犯监管所”草拟的一套规章当作他的 32

古典时代的象征，那些规短在某种程度上几乎不比达米安时代强加

的惩罚更为人道。 1838 年的这部章程把同狱犯人一天的生活逐分

逐秒地安排进一连串的工作、祈祷、用餐、训导、娱乐和睡眠中，

以敲鼓为号，以班组为序，以静默为风：

（死刑和 1838 年章程）其间相隔不到一个世纪。正是在这个

时代里……整个惩罚体制在重新配置。这是传统司法“丑闻”迭

出的时代，也是改革方案层出不穷的时代。当时出现了一种新的

法律和犯罪的理论，一种新的对惩罚权的道德和政治论证；旧法

废弃了，旧习消亡了。“现代”法典被酝酿或起草出来：俄罗斯，

1769 年；普鲁士，1780 年；宾夕法尼亚和托斯卡纳， 1786 年；奥地

利， 1788 年；法兰西， 1791 年、共和四年、 1808 年和 1810 年。这

是刑事司法的新时代。

福柯接下来查明了这一大转型的诸多层面。 首先，当众施罚消

失了，其实这代表作为文本的身体的衰落，它那上面原本是要铭写

刑罚的一一像可怜的达米安那样，科罚的语句简直就是写在身体上

面的。 公开的酷刑一一法语称为 supp/ice （ 肉刑〉，意指礼拜仪式的折

磨、仪式性惩处之类东西一一“使犯罪者成为本人罪行的宣告者”。

君主的权力（从而还有他的权利）因刑架和硫磺而变得分明。 因为一

切罪行都有几分谋逆的性质，是就君的缩影，所以这个 “地狱剧

场”是君主专制的构成性特征之一，当君主和公开的酷刑从历史舞

台退场的时候，他们是一齐离开的。 国君的复仇去了，对社会的保

第一部分圣人与人类学家 041 



’J哨
才”
4
1
1
J响
川
冉
、

卫来了s 绞刑架的兴奋去了，监狱的寂静来了 z 与其在肉体上书

写，不如把它形塑得循规蹈矩。

福柯这本书大部分致力于分析惩罚的系统化、普遍化和精神

化，以及它在监狱的灰暗墙体一一“砖石纪律的智慧”一一上的具体

化． 推动这些变迁的种种社会力量，如日趋城市化、 中产阶级化和

议会民主化的欧洲对财产犯罪而非政治犯罪的高度关注，初生的工

业主义的劳动纪律问题等，只是轻描淡写。 福柯不太在意决定因素

和原因。 他专力于他所谓的惩罚权力的新经济学的组织，那种经济

学以“不要惩罚得更少，而要惩罚得更好”为职志。

尽管 18 世纪下半叶那些伟大的刑法改革家们（贝卡里亚、马

拉、边沁等）明显倾向人道主义（对福柯来说纯属配乐），但照福柯写

来，他们主要关心“把惩罚权力更深地嵌入社会体＼ 大革命以

33 后， “社会”取代“国王”成为犯罪行为所挑战的合法性（就亲也取

代棋君成为罪大恶极，其余所有罪行不过是它的小小翻版L 社会

体不只是默认了这一转变，在这转变中主要穿透原动力变成了正式

法典． 惩罚的权力被分割成法律条款，以分章分节的文本印行，从

而使它不那么专横，界定更明晰，条理更连贯。

惩罚还被弄得更为周遍（“任何罪行都逃不掉那些负有主持正义

之责的人的目光”）、 更为经验主义（“查证罪行必须遵循适用于一

切真理的普遍标准” λ 更为实用［“要让惩罚见效，只需它造成的

伤害超过罪犯从犯罪中获得的好处就行了”（语出贝卡里亚汀，也

更为明确［“所有的犯罪（和刑罚〉必须明确界定，……分门别类，

纳入无一不可对号入座的种类中， ……那是犯罪与惩罚的一种林奈

式分类”］． 最殃及后世的是，惩罚被弄得很道学：

在肉体酷刑中，散戒作用的基础是恐怖：身体的恐惧，集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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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慌，令观者刻骨铭心的影像，譬如犯人脸上或肩上的烙印。而

今徽戒作用的基础是教训1J 、话语、……公共道德的表达。维系惩

罚仪式的将不再是君权的骇人复原，而是符码即犯罪观念和惩罚

观念的集体强化物的复活。在刑罚中，人们不是感受到君主的在

场，而将辨认出法律本身。法律把特定罪行与特定惩罚联系起

来。一旦罪行犯下了，惩罚将立即紧随而来，展现法律的话语，表

明联系着观念的那一符码也联系着现实……这种昭畅的教训1／、这

种仪式性的再符码化，一定要尽量频繁地重复；惩罚一定要成为

一所学校而不是一个节日，成为一本永远敞开的书而不是一套

仪式。

于是福柯提出了两个问题，那是他的研究的核心问题。 第一，

如果我们接受向犯罪的表格式分类学观点的这一转变，把犯罪看成

对社会的自然秩序的一批特定类型的反抗〈犯罪成了社会邪恶的一览

表），那监狱是怎样变为几乎是唯一的惩罚反应模式的？第二，既然

监狱确实已被建成为唯一的惩罚机构，当历史化的知识型启动以

后，它在 19 世纪又经历了些什么变化？ 现代信念，我们或多或少

仍然与之同在或与之作战的那种信念，是如何看待监狱机构的？

第一个问题尤其耐人寻味，因为监狱应当成为对各种重大罪行 34

的近乎普适的惩罚，这并非古典改革者们的初衷。 相反，他们想要

罪行的多样性与惩罚的多样性匹配． 在一种精确、明显的自然正义

逻辑下，放逐或流刑、摇役、烙印、本宅或本市软禁、 赔款、罚金、

强行征用、各式公民权的剥夺、各式公开羞辱一一“别致惩罚的一

个全新武库＼同更普通的酷刑和死刑一道，应该是与罪行列表相联

的刑罚列表的组成部分。

但是在短短几十年里，监禁（过去不是一种紧要的长期惩罚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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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而是像巴士底狱那样勾连着暴政和王权）开始全盘替代它们，以

至于一位怒气冲冲的改革者会向法兰西制宪议会抱怨说：“如果我援

国了，我要蹲监狱，如果我祺父了，我要蹲监狱一一每一桩想象得

到的罪行都用始终如一的方式来惩罚。 人们倒不如找个一方治百病

的医生看看．”

福柯追溯了新管理体制的这一出乎预料的教化力后果：正是明

晰教训在新符码的永远敞开的教科书之中的存在，硬是让人产生对

教室（和教师〉的需要，好确保那些教训得到正确学习。 心智必须改

观，监狱就成了洗心革面的机器。 监牢曾是恶徒待审期间暂时拘押

（偶尔也可能拘押至死）的土牢，如今变成重塑灵魂、造就公民的感

化院． 由费城贵格会教徒〈还能是谁？〉于 1790 年建立的沃尔纳街

监狱， 就是很快成为主导模式的“教养所”的最早、最彻底、 最有

影响的范例之一． 在教养所里，纪律严明的生产劳动、严格组织

的从斗室到食堂再返回的生存方式以及没完没了的道德教导的洗

礼，合力想要“实现个人的全面改造一一通过强制他从事日常劳

动，改造他的身体和习惯，通过监督他的精神状况，改造他的精神

和意志”

订好时间表的生活带来德行的这种观念，至少可以远溯至修道

院，但是福柯认为，它在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被重构了，重构它的

不仅有各种更前卫的新教教会，还有训练有素的军队、理性化的工

场、正规化的学校、程序化的医院一一全是“完备而峻刻的机

构”一一的兴起。 躲在它们背后的是一种图谋，要强使人们听从命

令／规则（order）以便让他们整齐有序（orderly），这种做法意味着不断

的、 巨细靡遗的侵犯性监视，即对最细微的反常都保持警觉的不懈

的凝视。 审查、考试、 问卷调查、 登记、 报告、卷宗等成了宰制的

主要工具，因为它们是匡卫着纪律的那些人密切注视反正据信会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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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律中获益的那些人的主要手段。

就监狱而言，这些趋势一一表格的秩序观、改过的惩罚观、权 35

力即监视的观念一一在 18 世纪最令人胆寒的想象中会合了：杰里

米·边沁的全景敞视监狱。

在这“残酷而精巧的铁笼”里，每个住客独处在他的小牢房，

其他住客看不到他，他们全都能够被人从中心眼望塔中无休止地观

察一一囚徒被一览无余，自己却一无所见，g 看守四围尽收眼底，自

己却不为他人所视。 福柯说这不是什么空想的建筑，它是“被精简

为其理想形态的权力机制的示意图……是政治技术的象征” 。 虽然

它本意是要改造囚犯，却也可以用来“医治病人，教育学生，禁闭

疯人， 监督工人，强制乞丐和游惰者劳作＼ 然而更糟的是，虽然

古典时代不曾全力设法把它实际建造出来，可是有着不同的犯罪观

念和监控人类行为的扩展资源的现代却非常接近实现它了。

如果林奈式的知识型将囚徒树立为认知对象，那么后继的知识

型一一我们归之于孔德的那种视野一一就提供了认知工具：“人类科

学＼ 罪犯（ the criminal)一变而为过失犯（ the delinquent），他不是无

非干了一桩可以归类的罪行的倒霉无赖， 而是整个生活方式己偏离

常轨的自有其历史的人。 他的传记、他的心理状态、他的社会状

态，甚至他的体格或颅形，全都牵涉对他的认知，也就是说，牵涉

对其行为动机的确定，因此 19 世纪下半叶来临之际，个案史、犯罪

学的时代诞生了。 如今居于中心位置的不是罪行本身，甚至不是本

来意义上的罪犯， 而是久而久之串通起来制造出“危险人物”的诸

力量的系统。 过失犯罪不像抢劫那样暗示一个人干了某件不合法之

事，而是像性欲倒错那样暗示他已成为某种不可接受之物。

监狱（prison）曾经是静候刑讯者过间的地方，然后是道德体操的

演练场，现在则变成了科学地将常态强加于被损害的生活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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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更确切地说，监狱是把这项职能附加在它身上，因为这里和

“考古学”的别处一样，较晚的地层不会破坏较早的地层，只会覆

盖它们． 最终的大厦，福柯称之为“监狱”（carceral)，以示区别于

土牢和感化院，它极像在一座神庙的框架周围盖起来一栋教堂，那

座神庙本身又是在献祭处的石头上建起来的。

“犯罪学”是精神病学、社会学、医学、教育学、政治学和社会

工作的大杂煌，它开始形成司法话语的场域，引入了惩罚权力的另

一种“新经济学”一一本质上是技术统治论的经济学，属于专家们
36 关心的事务． 作为命令或法令的法律观被作为规范的法律观取代

了．吁以乎羞于做出判决”的法官，“强烈地希望对正常与非正常进

行判断、估量、诊断和辨认，声称有治疗……的能力，……做出

‘治疗性’判决，并提出‘使人康复’的监禁期限＼ 由于对“医

学……和犯罪学的唠叨的航嗜”蔓延到从保释官到狱吏的每一个

人，“规训II／纪律”这个词的学术意义和惩罚意义变得不祥地混溶

莫辩：

（我们看到人类科学的〉规训网络日益发展，它们与刑法机构

的交流与日俱增，赋予它们的权力愈益重要，转交给它们的司法

职能规模日盛。现在，随着医学、心理学、教育、公共援助和“社会

工作”等承担了愈来愈多的监督与评估权力，司法机构也将反过

来变得医学化、心理学化和教育化。

但那只是事情的一半。 惩罚的“监狱”模式一旦创立，就成了

把这一规范化权力散布到全社会、创造出福柯激切地称作“监狱群
岛”的东西当中的“最大支持力量＼在此福柯借用了确实非他题
中应有之义的一个意象，提出了两端不会平衡的一个等式。“对是否

问6



正常进行裁决的法官无处不有，”他大声说道，“我们生活在教师一

法官、医生一法官、教育行政官员一法官、‘社会工作者’－法官的

社会里。 规范性的普遍统治就是以他们为基础的。”

这种新的“全景敞视社会”有许多训练有素的监视者，待在许

多装备优良的高塔上，紧盯着形形色色假定的过失犯。 在它那里，

“居心臣测的仁慈、不可明说的残酷小伎俩、一出出的小花招、精密

测算的方法、技术和 ‘科学’等等的形成，……使受规训的个人得

以制造出来。”而今我们远离了“酷刑的国度，那里陈列着刑车、绞

刑架、绞台和颈孚咖”，也远离了沃尔纳街监狱的纯洁纪律。 我们

住在一一福柯的声调严厉得怒不可遏一一“监狱之城”里，在这里

“监狱像工厂、学校、兵营、医院，而它们全都像监狱”。

也许吧。 但是随着人们迫近当代，修辞的尖厉性稳步上升，这

就引出一个问题： 福柯以及读者有多大把握能够维持对尚未被掩埋 37

的知识型的一种 “考古学”态度，尤其当他如此热切地决心掩埋它

的时候。 福柯在政治上献身于针对“监狱群岛”各个岛屿的持续游

击战（“我们必须在大学、 监狱、精神病学领域等各条战线上次第交

战，因为我们的力量还没有强大到可以同时出击”①）， 他处理身处

其中的那些牢狱，如学校、工厂、收容所、兵营、医院等，不同于处

①引文出自福柯的一篇政治短文：（（革命行动：“迄今为止”» ( Revolutionary 
Action，气Jntil N。w”），是 1968 年后同几个极左的法国公立中学学生的讨论．收
在他的一部很管用的文集里：。. F. Couchard 编：（（语言、反记忆与实践》
( La11g11age, Cornrter-memory, Pracrire ），刚由康奈尔大学出版社出版． 该文w还收
了他的几篇更有名的理论文章： （（何谓作者》（ "What is an Auth。η ”〉，《哲学剧
场》〈“Th副rum Phil。由phicum ”）， （（尼采、系 i曾学和历史）） (‘Nietzsche, 
Gen四l。gy, and H峰回ry”）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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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他必须修复还原的那些牢狱． 他想把陆身其中的牢狱一一夷平，

这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一个好主意．但是相较于废墟的发掘，废墟的

造成是大不相同的一桩事业，牵扯到大不相同的情感，引致大不相

同的觉识z

我们敲打、撞击最坚固的障碍（“各条战线”那段话接着说〉；

体制在另一点上破裂了；我们坚持不懈．看起来我们要赢了，可

是随后机构又重建起来；我们必须从头再来。这是一场长期斗

争，再三反复，似乎支离破碎。但是它所反对的体制一一还有透

过体制施加的权力一一给它提供了统一性。

叫人犯愁的是，这样的文字，今天读来不如哪怕短短六年前那

像咖啡馆聊天。 有人开始怀疑，我们所面对的不尽然是通过刻画

了监狱特征的各种话语、对从罗贝尔 · 达米安到萨姆之子的监狱系

谱的纯粹描述性探查。 在如此之多地发露了考古遗址并整理好序列

之后，我们仿佛面对着一种倒转的辉格史一一不知不觉间是一部

“不自由的兴起”的历史。

福柯执迷于现代生活的各式强制机制，把它们拔高成全部生活

的可怖象征〈全景敞视社会，监狱之城〉，然后设法窥测是什么藏在

这样精制的怪物之下． 照这般看去，过去显现为间断的、“人性化

的＼但仍然日益邪恶的权力集中（有人称之为“微观法西斯主义”）

的螺旋式递增，最后归于我们所知的恐怖万状。 这种恐怖如今会被

认为是过去不解其故地导致的状态，而据福柯之见，不应指望过去

能造就除它自身以外的任何东西，而且是以某种信马由缰的方式．

某位宪政自由主义者从日耳曼森林或罗马法中刺探到现代自由最初

的微弱信号，福柯像他一样，在旧制度的示众酷刑和古典时代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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诲纪律中，觉察到现代强制最初的不算微弱的信号。

当然，这说明他并非如他所乐意或料想的那般彻底摆脱了易遭

垢病的历史主义知识型． 新兴的当代知识型还没有通盘显现，福柯

把它的特征概括为“新的先验省略”一一“一座哑剧剧院，有着多重 38

的、流变的、瞬时的场景，其中隐晦的手势彼此传递着讯息＼①但

是兴许像半革命（half-revolutions）一样，半摆脱于今足矣，将来也够

用了。 恰是这样一种半摆脱一一不管他本意若何一一使得《规训与

惩罚》引人入胜。 因为尽管它把过去置于远距离之外，证明过去被

它自身的话语羁绊住，但是它也出于过去自身的通行论证而理解过

去。 正像那众多囚徒，种类如此之多的囚徒一样，不是逃脱而是渴

望逃脱在福柯那里产生一种奇特异常的洞察力。

① 4哲学剧场班，收在前揭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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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论让·热内①

39 马克斯·韦伯有个朋友，是一位德国小诗人，放浪不扁，挥踪

浪迹，还让自己卷入民众暴动的某些航脏勾当里§韦伯曾说是上帝

恶念陡生时把他引向政治的。 直接投身到集体暴力的浊秽世界中去

的文人，尤其是浪漫派的，相比于在集会上高谈阔论、 在报章上口

吐莲花、鼓动请愿或在示威上竟出风头的远为众多的文人来说，一

投而言表现不佳。 喜欢排演铺张华丽的寓言剧或撰写纷乱错综的隐

秘想象的这类人，通常在耽于更实际幻想的匠人当中有点不知所

措，甚或往往是他们的牺牲晶。 自视太高或视持枪的同志不够高，

混淆了语言和子弹或美化了流血，这样的危险太真实了。

让·热内被抛进 20 世纪 60 和 70 年代两大暴风骤雨般的政治运

动－一约旦和黎巴嫩的巴勒斯坦人抵抗运动、美国的黑豹党人起

义一一当中的时候，大概像是这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之徒的优秀候

选人，在我们这时代，他或许正是另类艺术家、流浪汉、窃贼、囚

① 最初发表时题为 4热内的背水一战＞ (Genet's Last Sund）， 载 Neiv York Revi剧’ d
应用ks 38, n。.19(1992 年 11 月 19 日）． 那里讨论的书是： j四n Genet, Priso，即 o}

Lo四， translated by Barbara Bray, F.dmund White写了导言．一一原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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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男妓、同性恋、象征派剧作家、孤独症小说家和迷恋某种散文

风格的人的化身，他的译者称那种风格是无政府的、颠覆的、怪诞

的、玄学的。 如果他还年老垂死，情感耗尽，就像热内写下他所称

的“五年岗亭生活”的这段亲历故事时的样子一一“（我〉生活在一

种看不见的岗亭里，从那里我能看见每个人，跟每个人说话，然而

我自己却是一段碎片，跟身外世界生生折断”，那么小说的真实性与

事实的准确性好像有极高的风险流于模糊和大言。 事先看来，这一

写作显得成败未定。

事后分析，令人窘迫地，那是一项出人意料的成功：寓言家当 40

中一个心猿意马的善变者的最佳成绩。 文本是在它所记述的经历过

去十五年后创作出来的，经常不知所云，这既是因为热内对年月顺

序漫不经心（他好像不觉得事情是彼此相随、原因是前后相继的，反

而觉得凡事都拥塞在一个记忆空间里），也是因为叙述有时会漫笔到

自由联想的琐屑中去（尤其是临近末了，那时他发誓不用镇痛药以便

保持头脑清醒，他的精力可能到底开始衰减了），尽管如此，他的故

事自有一种逻辑和方向，那出自一种奇特的、 几乎致幻的高度

精确：

突击队员们个个都枪不离身。他不是把枪斜挎在肩上，就是

横放在膝上，或立在两膝之间，不曾察觉这种姿态本身就是一种

色惰的或要命的威胁，甚或二者兼有。我从没见过不带枪的突击

队员，除非是他睡着的时候。不管他是在做饭、抖毯子还是读信，

武器简直比士兵本人更鲜活。我甚至怀疑，假如农夫的老婆（一

位后来被捕并受尽酷刑的朋友的母亲，他刚拜访过她，书中从头

到尾会反复出现他们母子，像强迫性记忆一般〉看到几个不带枪

的家伙走向她的房子，她会不会跑进屋里，因为一见到徒手的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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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轻人溜达就惊愕莫名．但是她遇不上意外3她就在荷枪实弹的士

兵堆中过活．

1970 年，热内初至约旦河东岸，自 1967 年战争之后，巴勒斯坦

人已在那里模入他们乐观地称之为“基地”的东西，但那实则是在

原有的约旦人村镇里边和周围草草搭建的露天棚屋营地而已。 他应

阿拉法特之邀去那儿，去的理由似乎没一条闹明白了的，阿拉法特

也未曾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不过是另一个掌权者。 这一时期里，

侯赛因国王及其贝都因人和切尔卡西亚人军队对这些营地施加了越

来越大的军事压力，最后在著名的或不名誉的 1971 年“黑九月”当

中，营地被摧毁了，它们的许多居民被杀害，剩下的大多数鸟骇鼠

窜，主要逃到黎巴嫩去了，一场微型内战方才告终。 在热内的叙事

里，侯赛因和他的部队比更为图式化也更不可触及的以色列人表现

得更是不共戴天的仇敌。 热内坚守不退，翌年一直游荡在废墟之间

〈“年老和体弱给了我豁免权”〉，直到最终他也被迫离开。

这一小簇真可名状的沙漠定居点在安曼以西、死海以北、戈兰

高地以商，横跨约六十英里，它正是热内式的地方一一四通八达又

四顾无依的一个地方，它的边界只是些淡淡的虚线，是当地暴力的

41 最新积淀，谁也不曾真正掌控那里，至少在侯赛因亮出铁拳之前是

这样，它的居民一一如果这群亡命之徒甚至还能这般称呼的话一一

跟他一样，放纵不羁，胆大妄为，一败涂地，在劫难逃：

052 

突击队员们的梦想〈但还不是公开宣布的目标〉很明确：消灭

22 个阿拉伯国家，让微笑环绕着每一个人。但是这个梦想起初

很天真，不久即显得愚蠢。他们在耗尽他们的弹药和主攻目标，

而美国资源无穷．巴勒斯坦革命想要昂首伸眉，却在迅速沉沦．



训练人们去自我牺牲，这没有诱掖出利他主义，而是诱发了一种

蛊惑，它让人们跳下悬崖，不是为了有济于事，只是为了跟随那些

已经赴死的人，特别是当他们预见到毁灭将至的时候。这样的预

见不是靠思想，而是靠恐惧。

热内对突击队员的活动着墨不多，大部分活动－－－就采取暴力

行动而言一一对他来说发生在幕后，在他无从目睹的伏击战和遭遇

战中（“少壮狮子们”一一他这样称呼那些把枪夹在两腿间的人一一

仅仅动身到某处攻击侯赛因的贝都因人去了，另外间或攻击以色列

人，然后有人回来了，有人投回来），他对政治形势的发展也讲得较

少，认为那是“飘在阿拉伯世界上空的一场变幻真测的梦＼ 热内

更多着力于勾绘出在如此这般的时间和地点中的日常生存境况，甚

至他觉得更要紧的是，探索它对他的那种奇怪的、似乎牢不可破的

吸引力一一他的把人囚禁其中的“爱”。 它全是些轶事、写照、人

物品评、对话片段，场景和反思。

不妨举假装的扑克玩家为例。 阿杰隆是距约旦一箭之遥的基

地，热内在那里度过了最长的时间（8个月），他在伊斯兰教斋月的黎

明前的暗夜之时遇到一位正言厉色的地方医生：

“我让战士们完全自由……”

“但愿如此。，，

“我禁止的唯一事情是玩牌。，，

“可是为什么呢？”

“巴勒斯坦人民想要一场革命。假如他们发现约旦的基地是

些赌窝，他们就知道下一步该是淫窟了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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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突击队员们照玩不误。 或者不管怎样他们看似如此。 医

生喝足了汤，唱够了古兰经圣歌，就侯赛因和阿道夫·梯也尔一一

巴黎公社的天谴－一谁更像尼禄的问题激辩了一通，睡觉去了．

然后，

有两个人进屋来了．他们是战士，年纪尚轻，上唇却留着毛

42 茸茸的胡子，显示他们多么硬朗。他们彼此掂量着对方……都试

图恫吓对方．接着他们面对面坐下来，偶尔俯下身去，但仍稳坐

在条凳上，提拉着裤子，想保持本不存在的折缝…．．．

坐在我旁边的那位新来者从他的豹纹裤左兜里抽出手来，做

了个人之常情但又似乎属于某种罕见仪式的动作，变出五十张的

一小副牌，叫同伴切牌，然后在他们前面呈扇形将牌铺开。另二

人迅速收起它们，重新理成一副牌细细查看，按通常方式洗牌，并

在俩人间逐一发牌。 他们看上去不苟言笑，脸色几乎囡疑心大重

而发白．他们嘴唇紧闭，牙关紧咬。我还听得见寂静。

。54-

牌局开始了．赌博......让两张脸都布满贪婪。他们斗得难

分难解……在两位主角周围，每个人都想瞟上一眼他们敏捷掩藏

起来的手中牌．每位选手背后的旁观者完全不守规矩，向对面的
玩家传递信号，后者假装不闯不见... .. . 一个玩家掉了张牌在地

上，又若无其事地捡起来，让我想起一部慢动作的电影。

我想人们大概会认为他在作弊，是在效仿作弊老手所熟枪的

“意外”．我懂得的一点皮毛阿拉伯语主要包含威胁和辱骂的词

语．但是“charmouta”（娘子）和“hattai气人渣）在玩家紧咬的牙关

和唾沫微露的唇间咕哝了一下，却很快缩回去了。

两位选手站起身来，隔着桌子握手，一言不发，面无笑容。



不过虽然紧张，这赌局其实是虚幻的，是为热内上演的一出模

拟哑剧。 他拿来与他曾看过的一个反讽性的日本节日进行比较，在

那所谓盆舞节上，死人要还阳三日，无形无相地坐在垫子上，活人

故意做出些笨手笨脚的行为（几星期前孩子们就练习脏行了〉，将死

人漫画化，好像在说：“我们活着，我们笑话（你们）死人。 （你们）

发不了火，因为（你们）不过是地下洞穴里受罚的枯骨。”

牌局仅因突击队员非常逼真的手势而存在，他们装得像在打

牌，其实一张牌也没有 ，没有 A或j，没有梅花或黑桃，也没有老 K

或王后。这提醒我注意到，巴勒斯坦人的一切活动都如同盆舞

节，节目里不在场也不可能现身的唯一事物，正是仪式（虽然不够

庄重）用意所在。

这场游戏像仪式那样徒然，一如仪式像游戏那样无谓，它是绝 43

望的表达：

突击队员们心知肚明。他们为我表演的节目展示了他们的

幻灭，因为当你手里本该握着老 K、王后或 j 这一切权力符号的

时候，你却只能摆出架势演戏，这会让你觉得是个骗子，把你危险

地拉近精神分裂。每晚无牌玩牌，就是一种不射精的手淫。

热内的整个叙述就像那样流动着。 他会从一件事猛地转向另一

件事。 （除了意想不到的日本节日外，他还无意间论及法国人掌管

大马士革时也在那里禁止纸牌赌博的一位法国独臂将军、作为冷战

象征的国际象棋和澳大利亚网球比赛以之收场的冷峻握手。）他昭示

了他对自己在某些事务中的角色的强烈关注，那些事务看上去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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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马牛不相及，是偶遇而悬隔的． （“我在这儿干什么？ 如果有偶

然，那就没有上帝，而我将我在约旦河边的快乐归功于偶然。 可是

尽管我可能靠著名的掷假子被抛在那里，难道巴勒斯坦人也个个都

是碰巧在此吗？”〉他执迷于精确，把人们怎样坐下、怎样抓牌、 怎

样现牌，描写得纤微毕露，让一切都显得惟妙惟肖。 一种被抑遏的

色惰的微妙却弥漫的氛围把全书粘连在一起：

出现一个黑挑尖或任一同花顺的时候，叙利亚人常常像装样

子的巴勒斯坦人那样大喊一声．除七点外全是不祥之兆：一点表

示纵欲，二点表示疲软，三点表示冷淡，四点表示缺乏或寂寞，五

点表示挫败，六点表示费劲，七点......表示希望，这是一副牌中唯

一要以吻相迎的那张牌。八点表示怨言，九点表示自慰，十点表

示凄凉和悲伤…．．．

这一切是超乎政治的心绪， 要不然，如果它是政治，它也是心

灵深处的那种政治． 热内几乎没提到所涉时政问题，于是在敷衍、

套话的文风中，他的散文的元气完全脱离了那些问题。 “以下这些是

巴勒斯坦人的敌人，按重要性排序为：贝都因人、切尔卡西亚人、

侯赛因国王、封建的阿拉伯人、以色列、欧洲、美国、大银行。 约

旦赢了，所以余下的敌人，从贝都因人到大银行，统统赢了。”犹太

人是“最邪恶的人，……是声称自身的起源即世界起源的一个民

族，他们说他们过去是、并打算继续是世界的起源＼ 侯赛因是

“格拉布·帕夏留在王座上的那种人物＼是喜爱白皮肤和兰博基尼

的太阳王腰品． 以色列“将其道德准则和神话强加给全世界，自以

44 为等同于权力． 它就是权力”． 这些简直不算思想，对教条无动于

衷的热内并不真心在意它们． 他感兴趣的是“费拉杰、 马哈古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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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巴拉克、纳比拉”，这些人后来全都“隐身不见了＼“我对他们所

有人都一无所知，将来也不会知道什么，我只知道，当我看见他们

的时候，如果他们看见了我， 跟我说话，那么他们存在着。”而今，

他们“渺不可及了或混灭了。 不管怎么说是消逝了。”

如同热内本人坦率意识到的那样，虽然他同情巴勒斯坦人的困

境，但他与其说是一个热情支持者〈“我的心献给它，我的身献给

它……可是……我的整个自我从未献出”〉，不如说是纯粹反叛的鉴

赏家，叹赏圣茹斯特、黑豹党人、西德红军派和阿拉伯突击队员这

样的人一一他一度对红军派私怀恋慕，而突击队员们是“反抗为自

作聪明所蔽的一个世界的亮光一间，……是曳光弹，知道他们的踪

迹会消失在眨眼之间＼ 假如巴勒斯坦人终究成功了，假如他们抵

挡住了侯赛因或重新进入被占领土，假如一一重提他早先的比

喻－一一他们不曾前赴后继地跳下悬崖做出无望的牺牲，他是否会感

到巴勒斯坦人有魅力，是否会爱上他们，很可能值得怀疑：

姿态是真的，纸牌是假的。它们不在桌上，也不在任何地方；

那根本不是一场牌局。纸牌既非在场，也非不在场。在我看来它

们像神：它们不存在。

., .... （突击队员们的）土地一一巴勒斯坦一一不只是遥不可

及。虽然他们在寻求它，就像赌徒求牌、无神论者求神一样，它从

来没有存在过......突击队员们的目标被转换成他们难于想象的

某种东西。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有劳而无功的危险，因为他们拿排

练替换了演出。玩牌的人下手如有神，可是他们懂得，无论他们

玩得多帅多自信，是他们的行动让一场无始无终的游戏长存下

来。缺席就在他们手上，正却在他们脚下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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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如何，当十四年后热内（那时他已七十四岁〉重返他的居住

点时，他的书快完稿了，喉癌也准备要他的命了，此时他所发现的

只有无聊、倦怠的投降协定的余味－一“恶化极力诈称是改善”．

他四处游荡，竭力寻觅旧友或他们身上发生的旧事的蛛丝马迹，不

过收效甚微． 几乎没人还记得他。 讲述的故事五花八门，矛盾百

出。 他过去得知已经遇害的一位朋友，结果静静地生活在德国z 他

的母亲，那位农民老婆，曾经那么幸福地活在丘八堆里，为她的儿

45 子参加战斗欢呼雀跃，偶尔也会亲自舞枪弄刀，如今却萎靡、多

疑、狡诈、形容枯摘。 他拼命想把某些浪漫情惊灌注回事物之中，

甚至说到了圣母哀子图。 但是不可能了。 他摄手踞脚地走了，“几

乎是踞着脚尖，仿佛离开连床都睡着了的一间屋子。”

就在热内移步前往中东之前的 1970 年春， 他和黑豹党入厮混在

一起，这不过是其余事情的一条脚注． 只有区区十来页叙及此事，

散落在全书中，穿插得很笨拙，而且平铺直叙。 巴勒斯坦部分的辛

辣幽默一变而为对选举（election）和勃起（erection）的幼稚玩笑，哀怨

的色情一变而为对阴茎激凸的直白粗话． 我们感觉到，在约旦他是

追求密谋关系的朝圣者，在美国他更其是一一也自视为一一有身份

的或夸炫的名人（他自命是老“流浪汉”，是“白人＼“老顽童” L

不管怎么说，他仅花了数月时间同黑豹党人相处，代表他们在加州

伯克利、纽约石溪和康涅狄格大学发表演讲（尽管先前他曾作为一位

法国式的怪论连篇记者驻脚这个国家，报道在芝加哥召开的 1968 年

民主党大会〉，相比之下， 他在巴勒斯坦人中间住了好几年，实际

上，他与黑豹党及其领导人和事业的关系，看起来是犹犹疑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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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里糊涂得不下于别的任何事情。 他说，他颇费了些时日才认清乔

治·华莱士（被他想成一位参议员）是种族主义者。

但是对他来说重要之处在于，黑豹党人给他提供了又一条有待

逾越的禁入边界线，就像他们之前的 1968 年巴黎及他们之后的巴勒

斯坦人所做的那样一一据传言， 1968 年那时，他曾举着枪，容光焕

发地登上阳台，以此回应右翼学生“热内斐童恋者，热内斐童恋

者”的嚷嚷。 他总是在搜寻这样的边界线，法律的、道德的、政治

的、种族的、性的、文学的边界线，然后明目张胆地跨过它们，醒

目得让世界不可能注意不到这种跨越g 那些界线中最重要的也许是

文学边界，一如构成该书的一连串杂乱无章的清醒之梦所示。 不论

他对黑豹党人究竟所为何事（“他们被我仅在反讽的升天中见识过的

恐惧和狂想所缠萦”）理解得多不确信，他毫不费力地抓住了“违时

件众”（in-your-face）的概念：

白人对黑豹党人的武器、皮夹克、革命性的发型、言辞乃至温

雅却威风的语气都避之唯恐不及，这恰是黑豹党人想要的。他们

处心积虑地着手创造一种戏剧性形象…．．．

他们成功了。剧场形象被现实的丧命所支持。黑豹党人自

己开过枪，而他们的枪甫一露面，就召来警察的炮火。

热内的全部生涯就这样在美落权力中挥霍殆尽，只可惜他从未

朝着影像、词语和无良行为以外的任何东西开:k g 搏斗越是不均

衡，失利越是可逆定，他似乎越是被吸引过去。 到他抵达约旦的时

候，游戏即将为他准备停当。 他又活了十六年，为乔治 · 杰克逊的

狱中书简作了篇序，为红军派写了篇连回护他的一些人都感到难以

接受的辩护词， 1982 年夏蒂拉（黎巴嫩的巴勒斯坦人难民营）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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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煽情地描写了那里的景象， 文中充满浮肿的尸体和深重的苦

难． 但是在约旦，也在这部书（他逝世几周前方才完成，如果真算

完成了的话〉里，有某种超乎戏剧和挑衅的东西出现了：一种默默

的、近乎胆怯的努力，要这样来说明一个历史关头，和处在那个关

头里的他本人， 使两者都不会被当成怪异和偏差而扫出历史。 科克

托应该是最先发掘热内的，他称之为“法国文学的黑王子”的这个

人似乎终于安于见证了．“如今我感到像个小黑盒子，放映着没有字

幕的幻灯片．”

。ω



2001 

中国的民族志①

I 

法国培养的中国人类学家蔡华以纳人为研究对象，写了一部引 47

发争议的新著。 纳人是深藏在中国南部云南省永宁山区的一个部落

民族，他们当中没有婚姻，事实上的婚姻和词语上的“婚姻”都没

有。 有娘有孩子，但没有爹。 男女机缘偶合，两情相悦，就可发

生性关系，但彼此不会结成更广泛、更持久的关系。 男人通常在春

情萌动、机会浮现的时候，深更半夜偷偷摸摸“走访”女人g 他们

极有规律地这么做。 无论男女，几乎人人都先后或同时拥有多个伴

侣$同时拥有的通常是两三个，先后拥有的则多达一两百。 不存在

什么核心家庭、姻亲或继子女。 每人一般都有好几个兄弟姐妹，他

们连同五六个最亲近的母系血亲一起，一辈子同居在一个屋檐下，

营生谋食，维持家庭，养育姊妹们的子女。

乱伦禁忌很严厉，一个人不但不可与自家的异性成员同眠，甚

至不能当着他们的面说到性事z 不可在他们听得到的地方咒骂，也

不可同坐一排看电影，生怕银幕上出现情景场景。 由于父亲身份不

①级初发表时题为《走访》（币1c Visit ），载 M刑， York Revh,1，。f政>0k.s 48, n。. 16
(200 1 年 10 月 18 日 L 那里讨论的书是： Cai Hul. A Society 川1/,0111 Fat/rers or 

Husbands : Tl,e Na of Clri11a ，由 Asti Hustvcdt 译自法文原著．－一原编者注（本文

曾由吴侨摘译，发表在｛（民族研究）） 2002 年第 1 期上． 多有参考．特此致
谢． 一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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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社会承认，很大程度上也不确定，生父可能偶或与女儿共枕。 男

人可以随意同舅舅的女儿同床，她们不被当成任何亲戚，更不是什

么“表姊妹＼ 根本不存在“私生子＼“乱交”和“通奸”之说，

就此而言也没有“乱伦”一说，那是不可想象的。 嫉妒有失体面：

“你要晓得，卢肖（他十九岁）没有几个阿夏（爱人〉，但是走访

48 得不少（他的朋友说）。因为他只去漂亮姑娘家里。他特别爱去

走访瑟诺，她是我们材里的美姐。你想不想去她家里访她？”他

问我．

“那不行！我去的话，卢肖会吃醋的J’我回答说。

“我怎么会吃醋！气卢肖）应道，“你随便找人问问，就明白……

我们不懂得怎么吃醋。”

“他说得没错！”他的朋友插嘴道。为了解释清楚，他又说：

“姑娘们是谁都可以亲近的。谁想走访她们都行。没什 么 好吃

醋的。”

显然，对人类学家尤其是浸淫于他那职业念念不忘的话题一一

“亲属关系理论’一一的人类学家来说， 这是个有意思的地方。

这种理论有两大变种，即“继嗣理论”和“联姻理论”，蔡华说

二者都不吻合于纳入的情况。前一理论与英国人类学家拉德克利

夫一布朗的大名及其追随者联在一起，它认为一对夫妇及其子女所

构成的“核心＼“基本”或“基础”家庭是普遍存在的，“事实上是

基于自然需要建立起来的＼并“形成被任何社会组织所环绕的硬

俑2



核＼ 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即“亲子关系”（ fi liation）是关键所在，由

此发展出各种“法律的”亦即规范性的继嗣规则，它们把某几组亲

属关系归为一类，与其他关系相对：家系、宗族、家族等。“家庭可

比作经线，自然的任务就是织出经线，以便发展出社会结构。”

联姻模型基本上源自法国人类学家、蔡华的导师列维一斯特劳

斯，它认为，家庭间“经由婚姻联合”所实现的“制度化的妇女交

换”是“亲属关系的枢轴”。 乱伦禁忌是“一种自然现象＼它的普

遍存在使得婚姻和创造“横向的（即姻亲的）联盟网络”成为必要，

由此“引生了所有社会组织＼

既然纳人没有婚姻关系，他们就否证了这两种理论。 他们没有

组成基础家庭，从中得以结成派生性的社会网状结构g 他们也没有

形成两合的或可扩展的姻亲网络甚或任何联姻网络，尽管他们有一

种乱伦禁忌一一古里古怪的一种禁忌，由于父女关系的曲折，它并

未排斥一切近亲间的性关系。 蔡华在书末宣称：“从今以后，婚姻

不再能被视为唯一可行的制度化性行为模式。”纳人的“走访”

表明：

通常以为是人类学必不可少的东西，如婚姻、姻亲、联姻、家 49

庭等，……看起来是这一文化所缺的。纳入的案例证明，婚姻和

家庭（以及俄狄j南斯情结）不能再被认作是普世的，逻辑上和历史

上都不能。

这有点说过头了，毕竟差不多到处都有别的“制度化性行为模

式＼如纳妾、嫖娼、借妻等s 而且俄狄浦斯情结是否普遍，甚或到

底是否存在，不取决于婚姻安排。 但是很显然，“走访”是一种不

寻常、 也许独一无二的制度（虽然我们永远不知道在巴布亚、亚马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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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亚还会发现什么L 支撑着一种此前常以为不可能存在的极不寻

常的“亲属系统＼ 在这个系统下，生育的事实尽管得到承认（纳入

知道婴儿从何而来），却是次要的，全部亲缘关系都是（也被想象为〉

“血缘关系’一一全家人都可称为血亲．①

纳人的“走访”虽则具有流动性和机会主义，而且明显免除了

道德或宗教的焦虑，但也如同别处的婚姻一样，勾勒出一种深嵌在

更广泛的社会结构中的社会制度。 （纳人是藏传佛教徒，有将近三

分之一的成年男子是僧侣，除少数与拉萨息息相通的禁欲者外，他

们的性活动无异于俗人．〉从标示走访的那准确、明晰的用辞来看，

这是清清楚楚的z

社会把建立了这种性关系的男女叫做，lallQ sf:se lzi11g ，意思是

有幽会关系的人；男女双方谨慎地互称 acia （之所以“谨慎地”，是

因为“乱伦”禁忌反对在异性血亲可能听到的地方公然涉性h

a(ia 一词由爱称前缀。和词根 （ia 构成。纳人在名字和专名前加

上 a 来表示亲密、爱慕、友谊和尊敬； cia 用作名词时意指爱人．它

适用于两性，作为动词本义是指躺下，转义即指交娟、睡觉和勾

引. a(ia 表示情人。

纳入的一句谚语就那些 acia 们说得很精辟：……说我们是

cia 还不够，因为只消睡过一次，就可以让我们成为 （ia 了。

对这样一种关系的实行体现了同等精细的文化模式：它不是兽

① 关于人们信以为真的纯粹的“血亲”（此处是纯粹的母系血亲）亲属系统的不可能

“问

俭，参见 G.P.Murdock, S町ial Structure, Fr四 Pre苗， 1996, pp.41 ff.；亦见 D.M.
Schneider and K G。ugh, Marrilineal Kinsl,ip , University 。fCalifomia Press, 1961. 
当然，“血亲’纽带并不总是像我们那样以 “血” 来表达． 纳入中的习活是
“骨” g 依母系相联的人被说成是“同骨”．



性的、不羁的肉欲那回事，而是模式化的、简直如芭蕾舞一般的自

制行为． 约会是在午夜前后、在女方卧室里进行的。 （蔡华说，冬

天早一点，夏天晚一点．）男子几乎悄无声息地到来，为所当为〈至 50

于所为何事，做爱的叫声怎么捂住，蔡华不置一词），鸡鸣时离去，

偷偷摸回自己家里。 由于男女享有“完全的平等＼“在日常接触

中，在镇上，在干活的地方或随便哪里”皆然，任何一方都可以率

先示爱，也都可以接受或拒绝：

女孩可能对男孩说：“今晚来我家过夜。”男孩于是可能回答

说：“你妈不大好相处。”然后女孩会说：“她不会骂你的。半夜悄

悄来吧。”要是男孩同意，他就说：“那好吧。”要是他回绝，就说：

“我不想去。我不打算大老远去睡觉。”这种情况下，女孩说什么

都不会让他回心转意。

当男人主动求爱时……他经常这样表意：“今晚我去你家，行

吗？”女人可能报以微笑，或者说“行啊”。有的男人会单刀直入地

问：“你愿意做我的阿夏吗？”要是女人推拒……，她可以搬用一句

现成的套话：“不行，没机会了。我今晚有人了。”这种情况下，男

人不会强求。①

还有其他一些更隐晦的表白方式。 你可以从意中人那里夺走某

件私人物晶，比如一条围巾、一包香烟等． 如果他或她没有抗议，

约会就成了． 你也可以远远地喊道：“喂，喂！ 想不想来换样东

西？”如果你得到“喂，喂”的回应，你们就会交换腰带，定下佳

期。 现在，汉语电影几乎夜夜放映，尽管属藏缅语族的纳人对之半

① 蔡华在书里列入了这些不同习语的纳人土话，我把它们删掉了．并相应地重新
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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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不懂，但那是特别受欢迎的一个背景，有助于谈情说爱：

青年男女在电影院门前购票、等候，彼此就认识了……一个

男人可以送票给多个女人，一个女人也可以送票给多个男人。

票一送出手，男女双方就分开了，到电影院里才会再聚。看电

影期间，这些观众大声闲唠，常常淹没了扬声器的声音。要是

他们在观影时玩得快活，琴瑟和鸣，他们就会悄悄离开，共度春

宵去也．

“春宵”本身可能是一夜情， 也可能在数月或数年里间歇时间

有长有短地重复发生。它或许开始后短时中断，然后再次开始，

也可能由随便哪方随时彻底断绝， 一般不会事先打招呼或者多做解

释． 总之，它不牵涉任何一种排他的、恒定的“马配马车”式承

51 诺． 但是尽管它具有流动性和表面上的杂乱性，它还是精心模式

化的z 借助一套详尽的文化常规，它被框限和包裹在一种爱巢伦理

之中．

情郎通常要先翻过一两道围墙，扔给看门狗一根骨头，然后才

赶到佳人屋檐下，这时他会发出某种信号表明他到场了，比如朝屋

顶掷一粒石子，或者蹲在女人卧室的窗下（蔡华说，在一个有四五百

人的村子里，每个男人都知道每个女人卧室的方位〉，要不然，假如
他自信已被接纳或者是常客，他只管敲前门就行了． “家里若有接待
访客〈一晚上可能有好几个，甚至一个女人可能就有多人先后来访）

的适龄女入，每天日暮，这家的男子就不会去开前门。”

往往是正在等人的那位女子亲自去开门，两人一声不吭地溜进
她的卧室． 如果开门者非其人，譬如是本应开门之人的姐妹或表姐

妹，甚或是“不好相处”的母亲，这也不会造成多少尴尬：男人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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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走向意中佳人的卧室即可。 相会期间，这对情人必须喃喃细语，

“什么话都不能传到女人的亲属，首先是男亲属，特别是舅父舅公的

耳朵里去”．

在这些事务中，谁也不能强迫别人。 女人总是可以随时拒绝男

人的追求，让他打包走人。 女人绝不可以走访男人，要是她被人讥

讽是这种人，那简直倒霉透了。 这是该系统的严格对称性的几乎唯

一的例外，有个传说对此做了解释：

人类起源时，谁也不知道该怎样规范走访。负责设定规矩的

神阿鲍竹（Abaodgu）提出如下测验：他下令男人幽问家中，派女

人去与之结合。为了到达男人那里，女人须得穿过九道门。天刚

破晓，她已抵达第七道门。然后阿鲍竹又测验男人，他顺利地穿

过了三道门……阿鲍竹断定，女人大心急了，不直走访……男人

（应该〉走访女人。

蔡华接着有条不紊、周详备至地缕述了这一切的变种、社会后

果和民族志细节， 他不无理由地担心，假如他不反复论证他的观

点，把他在四次田野调查（1985 、 1986、 1988一1989、 1992）中搜集

到的细枝末节一一道来，他的报告将没人相信。

他还描述了另外两种特殊的、稀见的性生活“模式＼即“明

访”和“共居＼ 明访总是紧随一系列暗访之后发生的，这时情侣

们不再费力掩饰他们的关系（习语谓之“吐露”），主要因为当事人 52

年龄大了，庆倦了伪装和花哨，而且反正人人都了解他们的关

系了。

共居是更罕见的变异，缺乏女人的家户借此生育子女，缺乏男

人的家户则借此获得田间劳动力。 这种家户会从男人或女人富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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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呈

家户领养一人，以便维持它的生育力或经济力，而被收养者会变成

某种稳定的明访者（或多或少：这些安排也常常破裂L 首领诸家庭

唤作“知府”（汉语意指“地方行政长官”），在它们当中，继承关系

历经数代建立起来，这导致首领职位的一种独有的家户变更， 以及

对谁与谁共寝的更严限制．

蔡华描述、分析、再描述了更大的母系群类与家户内部结构，

前者不过是保持血统连续的标志工具，后者涉及精心的座位安排、

仪式义务和男女的双重领导权。他描写了房屋的物理构造、亲属间

的各种宴请和送礼以及关乎繁衍的种种信念〈男人像雨水浇灌草木一

样“浇灌”女人，那是对需要子女使自身绵延不绝的女方家户的一

种“施恩”之举L

但是说到底，“走访……是必要的、基本的，是这个社会的卓绝

的性生活模式……人人都不得不遵守它，它的实践不但是个体意志

决定的……也是社会强制决定的。”

然而当人们准备订票直飞云南之际，一个令人烦恼的念头冒出
来了t 这一切可能是真的吗？ 无责任的性生活？ 多个性伴侣？ 没

有嫉妒，没有语责，没有姻亲？两性平等？频频幽会的一种生

活？听起来像是嬉皮士的美梦或法威尔的噩梦． 我们最近学会

了一一如果不是早已懂得的话一一提防关于暗昧而遥远的人民的人

类学故事，据说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不仅不同于我们自己的，而且简
直像是对它们的颠倒性的哈哈镜式的扭曲：极为机械的夏威夷行仪

者、凶残的亚马孙猎人、晶行败坏的伊克人、“从不发怒的”爱斯基

摩人、无私的霍皮人、柔顺的萨摩亚少女等等。这样的故事真真假

。ω



假，大多数情况下争论在继续。 但是如果连最著名的中国故事讲述

者马可·波罗（他在 1298 年的《游记》一书里有一段隐约提及纳人

的乱交），如今也被指责从未踏足此地，这一段颠乾倒坤的奇风异俗

能逃过怀疑吗？

就问题的确凿事实而言，似乎没什么置疑的余地。 蔡华现为北 53

京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过去就读于法兰西学院的社会人类学实验

室，他这本书由该实验室的创立者列维←斯特劳斯和牛津大学前社

会人类学教授罗德尼·尼达姆作序推荐，前者称“蔡华博士对西方

人类学贡献卓著……而今纳入在人类学文献中赢得了一席之地”’

后者称“这部民族志一丝不苟，切实可信，睿见迭出”。

蔡华在纳入中间度过了大约两年时光，虽然他是汉人，却似乎

已经熟练掌握了纳人语言。 他在 5 个村庄（65 户人家， 474 人一一

纳人总人口约 3 万〕进行了系统访谈，耐心构建起他们的谱系，把阿

夏关系制成表格。 （女子冠军号称有 150 个情人，男子冠军则有 200

个一一也许阿鲍竹终究弄错了。）他通读了关于这个群体的广博汉文

史料，从较近的汗牛克栋的政府报告和调查，到消（1644一1911) 明

( 1368-1644）两朝，一直回溯到就本地区而言几乎渺不可考的元代

(1279一1368 ）。 他周游了这一区域，检讨了关于母系制度的（有点淆

乱的〉人类学文献，起码简略地探讨了各种附带问题： 土地占有制

度、迁移、贸易、族群关系、民间偏方、首领权和国家政治的当地

渗透。 无可怀疑，他确实脚踏实地。

然而，在对纳人的轻快、专业、观念上自闭的叙述中，某种难

于界定而无比重要的大事却不见踪影：叙述的中心就有一个锥心的

漏洞，一个沉重的缺欠。 我们几乎无从听闻纳人生活的色调和脾

性，他们性情的特点、他们经验的曲线，除了少许仓促、粗略的附

带评论以外一－这里一条轶事，那里一段插曲。 浑不见（或几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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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个人感情和私人判断，不见希望、恐惧、异议和抗拒，也不见幻

想、悔恨、骄傲、幽默、失落或失望。 说到底，我们最想回答的问

题，蔡华民族志的详情细节一而再再而三地引出的那个问题，即

“做一个纳人是怎么回事”，却大体上被置之不间。 留给我们的是

由规则、制度、习俗和实践构成的紧凑而井然有序的一个世界，一

种“亲属系统＼

难道这就够了吗？作为一种生活方式、 一种在世存在方式的

“纳入特性”（Na-ncss），无论如何是远为广泛、参差不齐、不稳定、

表达模糊也不好表达的事物。 它是一种心绪、一种气氛、一种弥漫

在事物之上的光泽，它很难描述或系统化，不可能拘限于扼要的范

54 畴． 孩子们在那些紧密的、 充满性伪装和乱伦忧虑的小家户里，被

母亲那些终身相伴的兄弟姊妹们养大，他们是怎样转向把自己视作

乐此不疲的性阴谋家的一一如果是女人，就在床头守候s 如果是男

人，就在黑夜里摸索？那会对他们总的能动意识、认同感、权威

感、愉悦感和信任感产生什么影响？在如此背景下，“两性平等”

意味着什么，又能意味着什么？

蔡华轻描淡写地把 cia 翻译成“爱＼但是对于床第之间和之外

发生的性爱之事，却不曾给我们做过哪怕是传闻的或二手的描述，

它真正表示什么意思？没有爽约吗？没有肉欲的新花样？ 没有精

神错乱吗？没有性冷淡吗？没有越轨行为吗？ 关于“吐露”私

情，关于“不好相处”的母亲，这一切又是怎么回事？ 纳入生活的

情感和道德的表面结构当然至少与他们的择偶习俗和收养实践一样

非比寻常。 可是对此我们只得到一些泛泛的感觉g 一些暗示和惊鸿

一瞥，在通往“睿见”的路旁紧张地一笔带过。

不能一一或不愿，二者很难确定一一直面纳入生活棱角不够分

明的方面，这可能部分归因于我们现在所称的蔡华的“主体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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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ject position）.。 作为汉人，他在想必是世界上家族意识最重、道

德说教最浓、最拘谨讲礼的社会之中长大，然后运用西方语言表达

的“科学”去研究一个似乎可以想象的非汉社会（加之它在中国），这

样一来，蔡华的工作就很艰巨了。 本来这种困境是所有田野人类学

家共有的，即便那些在没这么戏剧化的环境下工作的人类学家亦

然，真正的摆脱之道是不存在的。 问题在于蔡华好像浑然不觉困境

的存在一一“纳入的制度”经由中国人的感知，通过置于“人类学文

献”之中而走上“嘉惠西方”之路，这引发的问题不止涉及那些制

度，还涉及那些感知和文献。

真要有“亲属系统”这种东西的话，它也是受制于文化的一个

概念，恰好是“亲属系统”观念或许尤其构成了问题的很大一部

分。 它可能抑制我们对纳人这种民族的感知，他们的世界与其说是

以宗谱联系的有序化或血统的稳定化为中心，不如说是以性活动的

成形和两性对称为中心，它也可能像蔡华那样把我们引向一些陈旧

的学究气问题，比如核心家庭的自然性、居住规则的功能，或者婚

姻的恰当界定等等。

已故的“符号人类学家”戴维·施奈德（David Schneider），在这

个主题上钻研一辈子以后开始相信，他这专业对“亲属关系＼“表

达亲属关系的土话”和“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的执迷，是生

物学主义带来的某种根本性谬误，是闭目塞听、害怕差异。 他说： 55 

“人类学的第一要务，其他一切任务的先决条件，是理解和阐述构成

某一特殊文化的那些符号、意义及其构型。”①如果他言之成理，那

么或许蔡华对纳人的精确、细致的描述之印入人心，与其说是因为

它搜罗和称颂的制度怪异，不如说是因为它任其溜走、只让人管窥

( David M. Schneider, A Crit叩，e of tlie Study of Kins／巾，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缸， 1984, p. 196. 着重号系原文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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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斑的那个世界．

那个世界数世纪以来一直抵抗要让它与周围世界一一即汉族礼

仪一一一致的企图，如今看来它终于要冰消雪融了，因此这更加令

人悲伤。 对纳人的压力一直持续不断，想叫他们像正常人一般循规

蹈矩、合乎道德地择偶． 早在 1656 年，清朝被“蛮人”部落的继承

问题所苦，下令包括纳人在内的这种部落的首领必须按合乎规范的

方式结婚，生育出合乎规范的儿子、孙子和堂兄弟，以便合法地继

承他们的官位．

这一规定的执行程度因不同朝代的力量和利益而随时间变动。

但是，汉人的一些规矩，比如从夫居（夫妻住在丈夫父母近旁〉、父

系制（父系亲属关系居于中心〉、一夫多妻制（可娶几房妻妾）、成文家

谱和“祖先崇拜”（纳人将死者的骨灰不太讲究地撒到山那边）等，

侵入了纳人社会的上层，这就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文化模式，那

是大多数纳人想方设法要拒之门外的一种模式。 首领家庭的成员、

有些富裕平民和外来移民，开始结婚以保全他们的财产，确立他们

在更广大的中国社会的地位． 但是大多数人我行我素，尽管他们一

直被斥为“原始＼“堕落＼“落后”、“淫乱＼“航脏”，而且性病

缠身． （这最后一种说法，过去和现在都多少是真实的。“超过一半

的成年纳入有梅毒……很高比例的女人无生殖力……人们变得畸形

残废……人口停滞。”〉

中央发布命令，边地躲避管制，这场文化游击战断断续续打了

近三百年，直到 1950 年代共产党的到来使事情更成了当务之急。①

共产党认为走访的传统是“‘一种落后、原始的习俗’……违反了

① 当然共产党是在 1949 年掌权，但是 1956 年前纳入地区实质上受土司的控制，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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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还破坏了］工作中的生产力，因为男

人们不想别的，就想着逃工去走访女人。”党针对这一传统的第一个

举措，就是颁行旨在鼓励组建核心家庭的一种规章，把土地分配给

愿意建立和维持这种家庭的男子。 结果行之无效（“纳人男子不想

拥有自己的土地，政府理解不了这怎么可能”），于是在大跃进期 56

间，政府进而采取全面强制措施，利用结婚证制度“鼓励一夫一妻

制＼这一措施“承教于”两组民族学家的建议，他们执意认为，

“通过计划”，纳入男女能够被引导建立作为经济单元的核心家庭并

共同养育孩子。 虽然这稍微成功一点（蔡华的“样本”里有 7 对夫

妻正式结婚），但是面对纳人对奖惩的不以为意，它也很快停顿

下来。

小胡萝卡加小棍子的办法未能奏效，“文化大革命”初期

(1966-1969）开始把这个问题看得很严重。 永宁人民公社致力于

“破四旧”（旧风俗、旧习惯、旧思想、 旧文化）的全国运动，宣布

“不知生父是谁”是 “可耻的＼颁布简单的规定，将婚姻关系强加

给结成明访关系的村民。 但是这同样归于失败。 干部一走，夫妻

就散了。

最后在 1974 年，云南省省长宣称：“改造这种古老的婚姻制度

要纳入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框架，因而构成上层建筑领域里

的一场革命。”（我们几乎可以听见纳人的集体惊疑声：“啊？”）立

法如下：（1）凡是五十岁以下、 走访关系“持续较长时间”的，必

须立即去公社革委会登记结婚，（2）凡是育有子女的妇女，必须公

开声明他们的父亲是谁，把他带到革委会登记结婚， (3）未经官方

批准的离婚人员，将暂缓发放年度口粮，（4）任何非婚生子女也将

不予口粮，必须由其生父抚养至十八周岁 I (5）禁止一切明访或

暗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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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了地方武装部队的连夜集结和知情人的检举揭发，这看起来

总算要奏功了，虽然是勉强、短暂的：

区政府拉了一吉普车的结婚证到永宁人民公社。村民们一

次十对二十对地集合在村子里……干部要让他们在结婚登记表

上按指印，再发给他们结婚证……［举办婚礼的］日子到来时，马

拉大车被派到各村，将“新婚夫妇们”载到政府......他们各自收到

一杯茶、一盒烟、几块糖果，然后大家一起跳传统舞蹈。政府称之

为“新式结婚”。

它新倒是够新了，但对纳入却是毁灭性的。“中国没有其他族群

57 在‘文革’期间遭受了和纳人一样的浩劫，”蔡华罕见地笔端溢出感

情。“要理解这起改革给纳人社会造成的灾难，只需设想一下在我们

社会进行一场逻辑相反的改革就够了。”

〔蔡华的一个报导人说］那段时间太紧张了，我们成天想着这

件事。谁也不敢去暗访。从前，我们都像公鸡一样，去勾引能搞

到手的任何女人。每天夜里我们起码要去一个女人家里。但是

那场运动一来，我们全吓坏了。我们不想结婚搬去别人家里位，

结果我们再不敢走访任何人。因为这个，我们歇了好几年。

1981 年，不发口粮、公开生父等苛刻措施有所缓和或不再执

行，重心转向了“教育”亦即“同化”手段。特别是公立学校系统

的扩张正导致纳入迅速而彻底的汉化，在那个系统里，“所有教科书

都浸透着汉人观念和价值＼ 今天一一或者至少在 1992 年一一学校

有电影和其他“现代”舶来晶相助，正在实现政治高压未能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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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纳人特性”（Na-ism）的萎绝：

学生从中学毕业时，必须填一张表，其中有一栏需要他们的

户口信息。他们填不了询问父亲姓名的表格空白，突然问意识到

他们没有父亲，而其他民族背景的同学有。有些纳人学生一一

往往是最优秀的－一找一个僻静之地悄悄大哭一场……［学校

传递的〕讯息很明确……唯有一种文化是正当的，那就是汉文化。

跟在别处一样，政权最害怕的不是纵情感欲，甚至不是伤风败

俗。 它最怕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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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伊斯兰国家与民族的流变





1971 

寻找北非①

物理学家、小说家、逻辑学家和艺术史家一段时间以来都己认 61

识到，我们所谓“实在的知识”是由我们一手塑造的“实在的表

象”组成的。 这点在社会科学中刚刚开始为人理解，而且仅是残缺

的理解。 研究者不但助成对其研究对象的描述和分析，还助成对它

的创造，这种观点仍然容易被一种意识所掩盖，后者认为人类关系

区域档案、盖洛普民意测验和美国人口普查是被记录下来坐等人们

去发现的事实库。 在艺术领域，置身事外的观察者已被降低为一种

次要的清规，在科学领域则已降为无法达到的极限状态。 但是在社

会学、人类学和政治学的许多领域他仍谬种流传，假装成一个做着

可能行为的真人模样。

这些研究者在别的方面自我意识极强，却不曾反思他们先是建

构其对象继而审视之的那种方式，部分原因在于这个议题普遍地与

偏见问题混为一谈了，后者并非不重要，却远不如前者有深旨。 用

① 最初发表在 New York Review of践,oks 16, n。.7(197 1 年 4 月 22 日L 那里讨论的
书包括： Ernest Gclln町， Saints of tlie Atlas ; William D. Quandt, Revolution and 
Political Leaderslrip, Algeria 1954-1968 ; Paul Hcnis.sart, Wol附阳山 City, Tire 
Dtarl, of Frenclr Algeria; and J田n Duvignaud, Cl刷gear Slrehika: Rep.,rt fro,” a No川S

African Village. 讨论的电影包括： Tire Bartle of A似的，由 Gilio Pontcco凹。导演s
Ramparts of Clay，由 Jean Duvignaud 编剧， Jean-Louis Dcrtuccclli 导演．－一原编

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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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语言掩饰私人偏见，这当然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一桩苦难，在有

些人看来其实是它的天命。

但是在对“价值中立”的腻味争论和对他人先入之见的虔诚揭

露之外，是不可靠的叙事者为小说、互补原理为物理学、《罗生门》

为常识所提出的更令人烦恼的问题：假如我们之所见很大程度上是

62 我们用来使之可见的工具的反映，我们如何在工具之间进行选择？

如果某人依旧相信事实是天生的而非人造的，意见的差异归结为知

觉的差异，那么对他来说，察看一只乌鸦的 13 种方法有 12 种都是

多余的。

从最近一系列对当代马格里布（Maghrcb）一一即西方所谓“北

非”一一加以社会学把握的绝望尝试来看，意见差异不能还原成知

觉差异。 世界的这个地区什么都像，就是不像它自身（托克维尔第

一眼看到阿尔及尔，就想起了辛辛那提），它有一种超凡的能力，引

诱人们应用社会如何运转的标准观念，然后再让它们失效。

学术专著、社会实在论的纪实、纯文学的随笔等竞相发展一种

表征形式，借以捕捉和传达马格里布社会。 人们豁然认识到，尽管

社会无疑独立于社会学家的活动而存在，但社会学不是这样，这一

认识的最初后果是体裁激增，其次的后果一一尚微茫难辨一一则是

针对现代文化其他领域里早早流行起来的表征模式的那种极端实验

态度的发展。

如所预料，学术研究一一《阿特拉斯的圣徒》和《革命与政治领

导权》一一极少受到这般影响或打动。 盖尔纳（Gellner）和科万恃

(Quandt）是旧派信徒，他们一方面相信仍然存在着珠穆朗玛峰那样

的“外在于斯”的客观之物，另一方面也相信有一套分析性的抽象

概念，成于科学家之手，意在描述那个客体。 研究即在于经验性地

调查抽象概念对客体构造的适切性。 而科学著作就是研究结果的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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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呈现。

纪实一一无论是以电影的形式，如《阿尔及尔之战》，还是以杂

志散文的形式，如在《城市狼群》一书中一一的制作人，甚至可能更

受缚于这样的观念：社会实在直接呈现给他们，最要紧的事情是小

心翼翼、态度得当地观察它。 但是他们至少意识到，为了把观感传

达给别人，某种人为技巧是必不可少的一一在彭特克沃（Pontecorvo) 

是对四十年代新闻片的模仿，在埃尼萨尔（Henissart）是《新闻周刊》

万里行的戏剧化。

只有迪维尼奥［ ( Duvignaud）显然还有他的电影改编人贝尔图切

利（Bcrtuccclli) ］懂得，人为技巧来得早得多、深透得多。 在他的书

里，也在由此摄制的电影《土城墙》那大不一样甚至反差鲜明的风

格中，他对北非村庄生活的描绘本质上是小说，是他曾向自己讲

述、而今又转告别人的故事。 迪维尼奥“基于生活的虚构”中没有

留下多少科学认识的完美感知现，至于世界析分成种种事实那一松

快的观念更是一丝不剩。

北非甚至没有析分成种种建制。 马格里布社会之所以很难摄入 63

焦点并留在那里，就因为它是一大堆小集团。 它没有被切割成组织

有序的稳定的大集团，如政党、阶级、部落和种族等，卷入争夺支

配地位的长期斗争。 它没有被集中和操控着社会权力的结构严密的

官僚机构所统治，没有被寻求改变游戏规则的宏大意识形态运动所

驱策，也没有被一群抱残守缺的老顽固圈闭在僵化的权利义务体

系中。

这些特点在第二世界其他地方也很突出，它们当然暴露在生活

的表层。 但那仅是表层而已。 谁要是再往深里挖（大部分外国观察

者经常这样，但国内观察者极少如此〉，他就会发现这个社会在他手

上不断破碎。 家庭、村庄、氏族、阶级、宗派、军队、精英、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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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这结构套着结构，细细打量之下，原来是特别的一簇微型权力

系统，一团不稳定的微观政治，它们竞争、联合、积蓄力量，很快

扩张过度，又碎裂了．

社会秩序是一些实用主义小派系的战场，它们聚集在这个那个

主宰人物周围，与之同兴亡，常常是其兴如罢花一现，其亡如春梦

无痕． 这种小派系在摩洛哥的高阿特拉斯山和突尼斯的大草原比阿

尔及尔多少稳定些，不过其间差别仅是相对的。 北非的社会分裂线

处处可变，也在不停地变．

忠诚的这种时时重组给社会描述造成了诸般困难，盖尔纳对此

的反应是感觉在那下面半藏半露着一个不变的、成型的基本计划

(ground plan). 由于他的研究对象是一个柏柏尔部落（阿罕沙〉，他

的训练是英国社会人类学的，他的社会秩序观念是有机论的，所以

他所感觉到的计划是谱系的。

据盖尔纳所言，尽管花招和阴谋所在多有，血还是浓于水的．

不管社会生活表面多么不规则，它是在亲属关系网内上演的，是后

者制约着它，赋予它意义。 有一句著名的闪族谚语说：“我与我亲

兄弟作对，我亲兄弟和我与堂表兄弟作对，我堂表兄弟和我与外人

作对．”这定型成一组嵌套的世系和宗族，是阿罕沙社会的基本组织

原则z

有人或许会问，社会是否……实际上不比系谱和排列

(alignment）所显示的齐整树状群体模式善变多少。这样的结论

大谬不然．……〈系谱的〉组织展现出一系列力量组合，不仅有习

俗、情操和仪式所认可的，更有力地，还有共享利益所认可的，~

64 种利益为冲突爆发时的联盟和敌对、援助和打击提供了基准。算

计、感情、新利益、外交妙策可能不时造成最终的组合一朝背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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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最初的坚强假定是，对部落和氏族的忠诚会坚贞不渝，若非

如此其他诱惑物必定早已各施神通了。

II 

麻烦在于这样的“诱惑物”似乎总在“各施神通”。“最终的组

合”似乎不止一朝背弃而是朝朝背弃。 如果谁以“我的堂表兄弟 II 
和我与我的亲兄弟作对，外人和我与我那一大群偷马的亲戚作对”

的原则理解北非社会，包括盖尔纳那个多少有些特殊的样晶，那么

他可以思考得同样深入，或许更加深入。

亲属联盟的确在北非社会组织中发挥了作用，特别是在乡村环

境下，但是它们并没有什么特许地位。 将它们提高到偶被违反的基

本法的“宪法”层次， 是将北非社会生活的实际流动降低为一堆任

加解释的特殊个案。 这是盖尔纳身上发生的事情，如同他那起初模

型规整的大作的外表裂解为碎片化评论的一览表。 当他继续写下去

时，“齐整的树状模式”变得越来越难以察觉，到最后似乎被“算

计、感情、 ……利益……妙策”完全压倒，而书的内容也衰损为对

有关特殊的定居点、群体乃至个人一一即微观政治形势一－的特殊

事实的逐一描述。

这本书整个说来展现了一项过度规划的事业富有教训意义地失

控的画卷。 虽然从一种观点看来，这证明盖尔纳敏锐得超越了他的

原则，从另一种观点看来，它说明解释北非社会纷乱局面的最佳办

法不是拿一套寻找实例的精巧理论安在它头上。

不过，如科万特论阿尔及利亚革命的那本书努力展示的，科学

机会主义也不见得卓有成效。 科万特没有抬出某一套有序组织的先

定原则， 看它们在事实界进展如何，他以多少是日常的、“常识的”

语言描述他所探究的社会过程，即自 1954 年革命爆发到 1968 年布

迈丁政权巩固这期间阿尔及利亚政治精英的演变，然后把特设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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畴图式和一般假设拼拢起来，由此理清并解释那个过程。

这带来了高于盖尔纳方法的灵活性，读者觉得不那么茧缚于概

念的铁笼里． 但是它也导致更强的折衷主义。 虽然那些图式独出

心裁，那些假设差不多无懈可击，但它们几近于是在重述一个事

65 实＝阿尔及利亚精英中的敌对行为和柏柏尔部落中一样无处不在．

重述所用的措辞在剑桥和圣真尼卡也很时髦，以致哈罗德 · 拉斯韦

尔（Harold Lasswell）和丹尼尔 · 勒纳（Daniel Lerner）在该书序言里宣

称，它们是“政策科学的新生语言”．

呜呼，这种语言依旧是初生的，即使不说是发育不成熟的：它

是清一色的陈言和允诺． 科万特把阿尔及利亚精英的分裂归因于其

成员在民族主义发展的不同时刻加入进来，从而对政治本质具有不

同观念， 如“自由主义的＼“激进主义的＼“革命的”和“专家治

国论的”观念。 他把政治不稳定归因子争权的人自然而然力求吸引

尽可能广泛的支持者，而掌权的人既然不得不支付酬劳，同样自然

地力求将其基础紧缩为“最小获胜联盟”，从而当多余的支持者被抛

弃之际造成失望、怨愤和持久的敌意。 他还把政府往往低效无能的

原因归咎于阿尔及利亚人普遍具有的特征： 高度的不信任，夸张的

荣誉感和对权威的宿怨。

或许这一切不无真实之处，即便只是我们从“鸦片让你入睡是

因为它含有催眠力”之类陈述中得到的那种真实。 科万特像盖尔纳

一样，汇集了大量有用信息． 但是人们总该可以期望，这门 scie,四

川，ova （新科学〉会带来更多的东西、更坚实的结论，而不止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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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性质做出什么不可逆转的选择，阿尔及利亚政治发展的阻碍

和前途都根源于这一形势．

简言之： “有生活就有希望。”

无论如何，这些专著要绘制北非社会的蓝图，以便再现它们号

称在它的运动中发现的那种形态，而纪实的现实主义者们则建构起

朝向同一结局的浓重叙事线条和严谨剧情推进一一娓娓动听的故

事。 电影《阿尔及尔之战》和《城市猿群》一书至少形式上都是社

会惊险故事，历史人物是故事主角，历史事件是故事情节，历史结

局是道德教训。 它们把生活描述得比实际上谋划得更好一一它的意

义是成文的、自我表白的、一望而知的，由此获得它们的事实直观

和自然启示的氛围，让人感到真理被表述得干净利落。

这其实并不是反对它们的理由，就像图解式表述本身不是反对 66

盖尔纳和科万特的理由一样。 彭特克沃的电影对法属阿尔及利亚之

终结的起因是怎么回事，提出了有力的、就我们所见并不乖违的看

法g 至于埃尼萨尔的书，撇开它那情节剧的某种弱点不论，则对法

属阿尔及利亚之终结的结局是怎么回事，提出了鲜明的观点。 二者

的故事都野性淋漓，但是前者是豪壮而浪漫主义的，后者是庸碌而

搜漫主义的．

这样讲故事的局限一清二楚： 表层的社会生活之流一一1956一

1957 年和 1960-1962 年间的现实事件一一不能以某种方式使之可说

的东西，就是不可说的。 一旦你设计好了故事情节一一法国将军雅

克·马叙的昨日的抵抗运动（的istance d'hier ）与阿尔及利亚将军本·

穆西迪的明日的抵抗运动（ resistance de de111ai11 ）之间的讽刺性对抗E 狂

乱地找寻方向时的妄语厥词，它对孤傲的萨朗将军刺刺不休，那是

个看上去像佛像般神秘的人一一你就要坚守它，这一媒介不是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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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达讯息而是使讯息贫乏的可能性变得很现实．

在《阿尔及尔之战》里，这导致对“是什么把旧城区起义凝聚

起来”的一种过度列宁主义的看法，它强调革命精英的作用。 于是

不同私人联盟和私人敌对一一更别提私人动机一一的不和谐音就未

能被洞察到，民族解放阵线（FLN）当时就是这样的杂音。 这部电影

甚至也没有认识到，真正存在的是这种杂音而不是游击队组织端整

的金字塔，后者是扮演马叙的那个人像某军事学院教官那样在黑版

上画出来的，也是该电影意在让剧情轮廓分明而接受为事实的。

在《城市狼群》里，这又导致故事视 “秘密军队组织”（OAS）为

一伙亡命之徒，该书完全不关心土著人口，这显然是因为埃尼萨尔

对其一无所知，但或许也是因为把他们涵纳进来会破坏叙事线条．

OAS怎样从殖民地阿尔及利亚的欧洲生活模式中生成并整合在里

边，这几乎隐没无迹，为表面现实主义的细节做了牺牲。 虽然彭特

克沃的电影是卓越得多的成就，是有着经久活力的杰作，但是这两

部作品有个共同缺点：由于十分在意让西方人感到有趣，它们使得

描述出来的东西看上去似曾相识． 缺乏敢于枯燥乏味的勇气，它们

在向我们呈现一种非我族类的社会现实上也就只能做到这一步了。

不是枯燥乏味本身而是甘冒乏味之险的意愿有用处。 让·迪维

尼奥的作品之所以比这些专著和纪实远为令人悦服，在于他意识

到，从外部观察者直面北非时所拥有的经验过渡到一直生活在那里

67 的北非人的经验，这是一种复杂的、暗藏危险的过渡，必须要有非

常手段料理它． 这种对仅仅看见眼前之物（及看后表达出来）的困难

的强迫性忧思，令他的《谢比加的变迁》一书和在它基础上拍摄的

电影《土城墙》有点考验人的耐性． 该书是一部田野日记，内含焦

虑地拐到它自己头上的社会学训诫，影片则是活人造型（ tal>lea11 

vivant ），一部简直不活动（move）的“活动影戏”（movie），。 迪维尼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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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才华不在于逻辑优雅或叙事力量，就此而论也不在于博学多闻或

描写准确，而在于对寻常事物的飘忽微妙之处的感觉，这是社会学

家中稀有的才华。

《谢比加的变迁》是众多美国学生如今正在敦促他们学校举办的

那种野外教学项目的记录。 迪维尼奥那时（ 1960一1965）是突尼斯的

社会学教授，挑选了若干大学生（五年间有 15 人），组成小组跟着

他，去一个村庄每次待上几天或几周，那个村庄即便就北非来看也

是千疮百孔， 一副世界末日景象。

学生们全是“新突尼斯人”一一极度西化、极度意识形态化、极

度城市化。 只有一人好歹在南方生活过，她是位旅行者s 尽管有十

人祖父母是农民，可是仅三人依旧保留着重要的农村关系。 教授本

人四十岁出头，是个巴黎知识分子，拼命想调和列维一斯特劳斯、

萨特和雅克 · 贝尔克的思想。 对于伊斯兰教、 阿拉伯文化或北非历

史，他显然只具备皮毛知识（从文本看这并非一目了然，但他似乎连

阿拉伯语都不会说），驱使他的是一种强烈愿望，要让突尼斯精英了

解他们自己对本国的看法有什么不足。 最后，这一切希冀和注意力

所系的对象是一小群贫穷的锢农及其妻萃，总共有 250 人左右，他

们在衰退、恶化的边缘经济中笨拙地鼓捣着一种解体传统的残片。

因而迪维尼奥的书的宗旨不是社会描述本身。 他在一篇方法论

附录里宣称己实现谢比加村庄生活的“总体乌托邦重建＼尤其援引

福楼拜、乔伊斯、 赫尔曼·布洛赫和杜鲁门 · 卡波特以为矩范。

（ “假如巴尔扎克和狄更斯今天还在世的话，他们会成为社会学

家。”）但事实上，他对那一生活的描绘是轶事风格的，不系统，不

时地还固执成见。

它的宗旨也不指向社会变革。 迪维尼奥想要理解在谢比加之类

地方变革如何发生，但是除了他本人和学生们给村民添了麻烦之

第二部分伊斯兰国家与民族的流变 o87 



外，他没有试图干预他们的生活． 他无心拟订规划或制定纲领，只

关心造成心智的改变一一学生们的心智，谢比加村民的心智，还有

他自己的心智〈虽然说来也怪，他没有这样明言L

68 在这方面，他认为他的微观试验大藐成功：

我们在谢比加度过的五年时光，无论是对村民们而言还是对

城里来的研究者而言，都是一种真正现象学的变迁经验。也就是

说，各方赖以构想变迁一一如果他们毕竟构想过的话一一的根

本心智范畴，恰因这项研究之故经历了修正。研究变迁的项目成

了……变迁本身的范例。现象学家认为行动者呈现的概念实在

也许是社会生活的最根本形式，对他而言这是一种戏剧性的经

验．一个已经丧失了......它的集体认同的村庄，渐渐成为变迁的

主体和某种历史的主体，那种历史主要在未来。

有个学生被当地习俗的“非理性”激怒了g 就因为村民们对地

方圣祠讳莫如深，他发现自己被吸引到对它的调研之中，虽然斩获

不卒，他确实洞彻了一点：何以村民们那么坚定以致他不该多事。

另有个女孩，她的父亲希望她去巴黎深造，那才符合一位民族英雄

和政府高官千金的身份，而不是在“这蝇子窝”里挣扎$就在抵拒

这种希望的压力下她垮了． 还有个学生被村民们希望他为他们做的

事情与他能为他们做的事情（基本为零〉之间的差距折磨得意冷

心灰．

村庄方面，扰动更形深远。 有一个小姑娘是孤苦伶打的仆人，

被突尼斯来的姑娘们的榜样冲昏了头脑，自学识字读书，梦想和研

究者们一起离开这里，可是当她说出这一梦想时，其他女人们说她

疯了，把她的志气碾得稀烂。研究团队在一本大众杂志上发表了关

o88 



. 

于这个村子的图片评论，它传回村里来，让村民们第一次从外部观

看自身，〈相当脱离现实地）张大了他们在世界上的重要感。 村里的

男子们受雇于政府开凿石料，他们以为是为修茸他们的房屋，当他

们得知那是为巡视到此的官员和宪兵修建住所时，发动了一场抗议

运动。 这是他们记得村里发生的第一起集体政治行动。

迪维尼奥说，学生们变得越来越“现实主义＼村子则越来越

“意决志坚＼ 前者抛弃了突尼斯精英的专家治国论乐观主义，赞

同更公正地评价政治计划和社会现实之间的鸿沟，后者“被呼

吁……摆脱消极的碌碌无为和怨天尤人状态，唤起它自身的存在意

识……找到它的自我认同·…·变革的期望较之既往日趋强烈和急不

可耐＼ 于是， 内心改造过程就在微观层面上试探性地开启了，－ 69 

般地、决然地讲，如果突尼斯想要变成它冒充的那样子，即是有活

力的，那么该过程将不得不发生：

谢比加的潜在活力是不容置疑的。相反，它的人民比城市工

业郊区的居民具备更大的能力，足以创造新的社会结构并务实地

适应之。他们所感受到的期望和挫折及其戏剧性的表现，实际上

带来了创造的恢阔可能性……谢比加是个“社会电子”，如果给它

工具，它就能凭一己之力创造新局面。

这很振奋人心，但听上去有些美国味一一假如可以这么说的

话。 它是一幅动人的图画一一把有特权的孩子们带到现实，激起一

个沉睡村庄的生气，当迪维尼奥为了活力的蛛丝马迹穷搜事件的细

枝末节时，这幅画就被敏锐而有想象力地绘出来了． 但它是确凿的

吗？变迁是现实的、活力是真实的吗？抑或不过是出于义务感的

情绪使之貌似如此？有趣的是，电影《土城墙》暗示迪维尼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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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不太确定． 因为这部电影虽然钩摹了同样一些事情，但它呈示

的不是内心活力和有意识变革的图景，而是基本停滞的一个社会里

的当下的、很平常的疑虑忧惧．

研究者的身影完全从电影中消失了． 谢比加被描画为与世隔

绝、自我专注的． 孤女的反抗、石匠的抗议、山里的孤独采盐人的

失踪，全是意象主义地呈现的：老妇人拿羊血撒在女孩脸上E 石匠

们在三天的无声抗议后站起身来，露出他们当中的尸体，采盐人的

马独自回来． 它们不过是大体稳定的生活之流中的偶发事件，好比

大草原上的小股沙尘卷扬，总会刮起来几秒钟，然后瞬间消散了。

电影的节奏是缓慢的，视角是外部的，这从直升机上显示出来一一

在最后一幕里，当它飞离谢比加时，镜头照着女孩隐入大草原。 甚

至标题的改变也提示着，重心已从开放和变迁转向稳定和封闭的

性质。

电影拍得很出色，它决心为了让少数人知情不惜冒让多数人厌

倦之险，在这方面勇气可嘉． 它从那本书改编而成，却终究不是对

该书的否定，毋宁说是该书的一部分．是对它的补充。 日记和活人

造型某种意义上组成了单部作品．这是一部你也得阅读原著的电

影，不是因为它是按照某种图片速记法制作的，从而存在理解不透

70 之痛，而是因为两者合在一起，再好不过地同时说明，理解北非社

会多么困难，那种理解之中必须设法包含某些矛盾之见。

因为那个社会既充满运动又几乎不动。 虽然没有几位社会学家

乐意从事表征形式的实验，迪维尼奥在贝尔图切利的大力襄赞下，

却正好让我们看到了这样东西，尽管他有着作为学者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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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的奥秘①

伊斯兰是什么？一种宗教？一种文明？一种社会秩序？一 7l

种生活形式？一段世界历史？仅靠共同礼敬穆罕默德和古兰经而

联在一起的一堆精神态度？若是有一样传统，从塞内加尔和坦桑尼

亚穿越埃及和土耳其抵达伊朗、印度和印尼，从 7 世纪延续到 20 世

纪，吸收利用了犹太教、东正教、古希腊哲学、印度教、阿拉伯异

教、西班牙唯理智主义和古代披斯密教，催生了从阿拔斯到奥斯曼

的至少半打帝国，先后表现为律法主义的、神秘主义的、理性主义

的和祭司主义的：这种传统显然是不易概括其特征的，尽管人们再

三再四地这么干。

马歇尔 · 霍奇森担任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主席，一直到

他 1968 年 57 岁时英年早逝，他的名作如今终于出版，代表了用英

语通盘论述伊斯兰现象的唯一严肃尝试。 他称伊斯兰是一场“历

险”，那或许同称之为任何东西一样有理。 苦差事在于发现它是何

种历险，作为热忱的贵格会信徒，霍奇森带着那一教派全盛时期所

① 最初发表在 New York Review of应用ks 22, n。.20(1975 年 12 月 11 日 L 那里讨论
的书如下： Marshall G.S.Hodg皿n, Tire Ve,』lure of Islam: Consrie,rce a11d Hi.<tory 川 a

World c”’山znt刷. Vol. 1 : Tire Classical Age of lslarrr; Vol .2: Tire 丘xµm.<io,r 4 Isla川
in tire Middle Periods; Vol .3: Tire Gunpowder Empire and Modem Ti’”四． －－一原编者

注［中译本见马歇尔·哈济生： 4伊斯兰文明）｝．李忍！弘等译．台湾商务印书馆
2015 年版．一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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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有的博学多能、求全责备和坚定常识，奋力投入这项任务。

他的第一步是从研究伊斯兰的西方学者即阿拉伯问题专家那里

拯救它，第二步是从它自身的学者即乌理玛或穆斯林宗教领袖那里

拯救它． 阿拉伯专家有种成见，那是 19 世纪欧洲东方学的产物，

它认为阿拉伯初期即麦加和麦地那的开创岁月确立了真正的信仰，

72 后来的发展形态，如波斯的、苏非派的、西班牙的、蒙古的、印度

的等等，克其量算是支与流裔，弄不好就是颓风末流。 在阿拉伯专

家们眼里，伊斯兰文化被等同于“形成于阿拉伯语当中的文化”，而

叙利亚的、波斯的或希腊的文化要素被视为“外来的”，尽管它们其

实形成了后来组成古典穆斯林社群的绝大多数民族的先祖文化

传统．

说伊斯兰是“阿拉伯精神”的表现这种观念，常常受到种族主

义思想的支持，有时受到关于一神论和沙漠景观的奇妙理论的支

持，间或只是受到一种太过哲学化的看待世界的取径的支持。 它已

表明连一流学者都很难摆脱，逞论普通大众，对他们而言它如今已

然是一种公认观念． 这样的观念使得一一哪怕是在中世纪－一世界
穆斯林人口的四分之三强莫名其妙地成了他们自身信仰的外缘，这

一点似乎不被当成什么大不了的驳论．伊斯兰是一种从阿拉伯人的

视界在阿拉伯半岛创立、然后千方百计让他人铭记于心的宗教。

乌理玛偏见，霍奇森追随伊斯兰教法之名，称之为“沙利亚意
识”（Shariah-mindcdncss），而东方学家一一由于他们的影响，还有我

们其余人等一一把它融入了阿拉伯专家的偏见中． 再一次地，正宗
伊斯兰的一切东西都始于麦加和麦地那的古朴时期，那时信仰、 律

法、习俗和政治权威经由先知其人和古兰经其言完满融合。 后起的

一切伊斯兰都被视作贯穿整个穆斯林世界维持这一理想状态的努
力，顶多小有所成． 这种努力的媒介是律法，即基于有关先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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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传说和对古兰经预言的法律学解释建构起来的一套明确无误的

惯例。

乌理玛是伊斯兰应当恪遵上帝的法典化命令的自由个体所组成

的完整共同体这种观念的守护者，从而也是一种与众不同的宗教观

的载体：严格主义的、道德主义的、相当拘泥字义的、实用主义的

律法至上主义。 霍奇森既无意贬低阿拉伯专家的遗产，也一样无心

否认数世纪以来乌理玛观念的至关重要s 他关心的是质疑一－从根

本上－一将那种观念确定为伊斯兰的本质或正统，据此虔诚得到衡

量，忠贞受到评估。 像阿拉伯主义一样，沙利亚意识不过是多样

化、 不齐整的一种精神传统里的元素之一，还不是最重要的元素。

穆斯林的冒险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了对此发展出比阿拉伯专

家一律法主义者更实事求是的观念， 霍奇森建构了一对区分：“我们

可以称它是一种宗教”的“伊斯兰神教”（Islam），和“关联着那一宗

教的总体社会和文化”，他愿称之为 “伊斯兰人文”（ Islamicatc）。

这个术语一如他杜撰的其他不少术语（ agrarianate, cited, 

technical istic），大概没有什么灿烂未来$但它的确令他得以把穆斯林 73

世界直接涉及人神关系的各方面与无涉人神关系的各方面分开。 界

线并不明晰，但是假如谁要在霍奇森所称的“伊斯兰界”

(Islamdom，又一个生造词〉当中界定波斯文学传统、土耳其政治结

构或希腊科学概念的角色，谁要避免被迫谈及伊斯兰教的(Islamic)

灌溉系统、伊斯兰教的语言或伊斯兰教的性习惯，这样的某种区别

还是必要的。

因此对霍奇森来说，“阿拉伯”（Arabic）就成了一般伊斯兰文明

中的文化支脉，在它那里，波斯、柏柏尔、西班牙、土耳其、 莫卧

儿、豪萨或马来西亚文化是他者。 剖，、利亚意识成了一般伊斯兰宗教

中的特殊取向，在它那里，苏非主义、什叶派教义、瓦哈比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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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主义和现代主义是他者．霍奇森的主题故而是“伊斯兰神教”

和“伊斯兰人文”在“伊斯兰界”〈这片世界里，“穆斯林及其信仰被

承认是党坚势盛、占据社会支配地位的”）历数世纪之久的交互作

用，以及那种交互作用所造就的良知形态。 这是他通过长达 1 500 

页的深文奥义的描述性论证清晰、一贯地保持的主题。

他把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化的发展进程划分成六大阶段：

1. 7 世纪时这一传统在异教的阿拉伯半岛中央的奠基，

2 . 大约 750-950 年间该传统最初的政治和文化发展一一大马士

革和巴格达的盛期哈里发王国的文明g

3. 11一12 世纪该文明在整个伊斯兰核心区（即所谓中东，那时

还有西班牙）的传播z

4. 14 世纪的蒙古大爆发（帖木儿等等），它立即侵入了这片新形

成的文化领域，与之结合，引进了一种强横的政治组织新原则，即

军事保护国，

5 . 从 1500 年起，在蒙古人的课业被吸收， 蒙古人的活力已辑竭

之后，早期近代穆斯林国家即“火药帝国”一一萨非、莫卧儿和奥斯

曼一一的建立s

6 . 1789 年后穆斯林遗产一－伊斯兰神教的和伊斯兰人文的都一

样一一对西方造成的“技术至上”（tcchnicalistic）世界的反动。

这是一幅巨大的全景画， 有数以千计的人物在不停活动着g 如

果说霍奇森笔涉尼罗河以西或阿姆河以东时有点〈间或颇为）摇摆不

定，整体效果还是老成持重的：他同等稳健地讨论安萨里、法拉

74 比、阿拉伯诗歌、波斯细密画、什叶派的教派意识、 苏非派的忘

形、游牧军国主义、城市重商主义、叙利亚土地占有制、凯末尔的

胜利和反犹主义。

霍奇森有六页篇幅在谈中世纪叙利亚的青年人俱乐部，又有六

。”



页谈到马穆鲁克的城市规划，在某个地方他开始畅谈穆斯林的偶像

破坏和现代艺术g 从这蓬乱的细部中冒出来的观点质疑了广为接受

的伊斯兰神教形象一一一种狭隘的排他主义信仰，同比例地混合了

盲信、基要主义和仇外。 在霍奇森看来，伊斯兰教胸怀广大，不亚

于世界上任何宗教，在它自身内部为它沿着世界中线传播时遭遇的

几乎每种精神取向留有位置。 伊斯兰人文的冲动反倒一直比较强

势，穆罕默德的共同体变成了它的历史把它塑成的样子，而不是它

的教义计划的样子。

甚至在阿拉伯半岛西部边沿的奠基时期，也不如后来的论者们

出于各自理由所表现的那般只是地方性的、世界角落的事务。 麦加

远非沙漠里的野营地。 它是 7 世纪时两大商贸路线的交汇点，一条

从亚丁湾到地中海，是当时的苏伊士运河g 另一条从阿比西尼亚和

东非到伊拉克、伊朗和欧亚大陆中部。 因此它夹在萨珊帝国〈琐罗

亚斯德、摩尼、波斯僧侣、神圣君主制）和东罗马帝国（希腊文化、

圣像崇拜、 教会精神）之间，也接触到犹太教、 诺斯替教和贝都因游

牧民族夸夸其谈的“道德主义”。 穆罕默德推阐他的预言时吸纳了

这一切．

7 世纪以降的三个世纪期间，伊斯兰教传播到叙利亚、美索不

达米亚、 伊朗和西地中海，此时这种早期的世界主义被恒久强化

了。 到阿尔马蒙是巴格达哈里发的时候，即 813 年之后，伊斯兰文

明的折衷主义和伊斯兰信仰的多样性成了不可磨灭的特征。 希腊科

学和拜火教、 阿拉伯语法和波斯诗歌、叙利亚重商主义和伊朗专制

主义、 麦地那的传统主义和伊拉克的千禧年主义，全都搅在一起，

还要加上《一千零一夜》那种怪力乱神的民间传统。 结果是一堆乱

七八糟的混合物，哪怕最激进的改良运动也从未能够重新分门

别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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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里发王国的主持下一种新的国际文明发展起来了，照霍奇

森看来，传统哈里发王国丧失其在这新文明中的主宰地位之后、蒙

古人入侵之前的这段时期，亦即 10 世纪中叶至 13 世纪中叶之间，

无论对伊斯兰的宗教方面还是文化方面都是决定性的时期，他把全

书最长、最新颖、令人感受最深的部分花在它上面。 正是那时候有

75 三项关键进展发生了。 首先是一种国际政治秩序形成了，“它聚结

成不顾国别的伊斯兰世界＼ 其次， 一种独特社会结构遍布整个伊

斯兰世界，它紧紧围绕着城市贵族和地方驻军指挥官组成的支配阶

级，手工业行会和同业公会构成的复杂组织，以及男性自恋的那一

辉煌胜利即一夫多妻制度。 最后，也是最根本的， 一场激进的精神

革命自上自下同时浮现，改变了穆斯林虔信的全部气质，随之改变

了它所支撑的这个文明，那就是苏非主义。 所有这一切发生在伊斯

兰历史的轴心时代，“真正的伊斯兰之家（House of Islam）”的创造时

代。 霍奇森认为，此前进行的一直是进取性的、最终大功告成的建
房斗争，此后进行的则是防御性的、最终白费力气的护房努力。

于是苏非主义就成为霍奇森对伊斯兰历险的解释中的关键历史

范畴，他满不在乎地说它是“神秘主义”就搪塞过去了，尽管他在

别的方面对定义讲究得入了魔。 它是把北非的圣徒崇拜与印度的照

明主义（illuminationism）、什叶派的秘奥主义与逊尼派的平民主义、

10 世纪的宇宙论化与 19-20 世纪的兜售改革、伊本·西拿的亚里士

多德主义与苏哈拉瓦迪的柏拉图主义和伊克巴尔的柏格森主义联结
起来的弥合性思想． 因此很多东西一一其实差不多所有东西一一依

赖于霍奇森的手法，他用这种手法将苏非主义当作一个独特事件来

概括其特征，又把它当作一种思想广为利用。

太宽泛地界定苏非主义会模糊历史现实，以致伊斯兰信仰和伊

斯兰文明的具体细节消融于某种泛泛的、淡乎寡昧的半宗教半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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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虔信中 3 但是如果太严格地界定苏非主义，结果将是些勉为其难

的努力，把伊斯兰的多样性强塞进一种单一模子、 一种新正统以代

替律法主义。 霍奇森有阿拉伯专家－tt、利亚的前车之鉴，他只是偶

尔屈服于后一命运，譬如当他试图把印度的神圣王权说成是苏非派

完人观念的自然发展时。 但是或许因为他太留心避免阿拉伯专家的

蝙狭，也因为他对真正的灵性（spirituality）一一躲在风尚和习俗的一

切变异后边－一事实上是什么怀有自己的看法（即外显为爱的一种澄

明内在性），他并非同样成功地避免了前一命运。 最终他的伊斯兰

教是相当驯顺的那一类，一种温和、 诗意、 真挚的宗教，有体验重

友情，老是遭到小气的形式主义者、顽固的空想家、粗野的部落民

和躁进的军人的骚扰。

对霍奇森来说，苏非主义首先是一种思想传统，一种概念神秘

主义。 尽管有修士会的托钵僧旋转舞和“真主伟大”的吟唱，尽管

有激发它兴起的激进民粹主义，尽管有聚在它周围的郁气和迷信，

苏非主义构想了一幅井然有序的实在图景，那有资格同它的竞争沉 76

思冥想的穆斯林的心智（从而对这位学者一一虔信派教徒来说，还有

灵魂）的主要对手并驾齐驱。 在中世纪，这些竞争对手大致有希腊

理性主义、波斯符号体系和一一再一次地一一闪族律法主义。 对霍

奇森而言，苏非主义绝不仅是反对这些高高在上的系统思想的那种

粗鄙情绪的爆发，它是它们的真对手一一到末了甚至是它们的

主人。

照这样的视角看去，关键人物一一亦即使苏非主义在思想上、

宗教上令人尊敬，进而确保了它在中世纪穆斯林文化中的核心地位

的那位大人一一势必变成了安萨里，他死于 11 t t 年。 安萨里以一

种奇妙而命定的方式，将奥古斯丁式的对信仰限度的疑虑重重的探

索与托马斯式的调和互相冲突的精神趋向的冲动结合在一起。 他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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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让表现为苏非神秘主义的体验成为理性、启示和律法的保证，将
这四者整合在伊斯兰传统之内。 他早年服膺希腊模式，后来从未能
够下定决心全盘抛弃它，希腊式的思辨、辩证思想提供不了确定

性，它作育的学理是对的，但希腊方法不能证明它们是对的。 穆罕

默德的预言真正是神性闯入了人世，而且是迄今为止最伟大的一次
闯入，可是单单知道那个事实，不管是从传统、书本还是教师那儿
得知的，也不能提供信仰的确定性。伊斯兰律法同样提供不了，它
建立在神启基础上，必须被小心遵守，违者以异端论处，但它不过
是信仰的外部表面，不是信仰的内在实质。 唯有灵知（gnosis）一一

如果那是苏非派术语 macri fa（“认知＼“思想＼“经验＼“领悟”、

“通晓”〉的正确译名的话一一提供了信仰本身，而不止是信仰的
理由：

可以证验先知的在场的（历史的、律法的和哲学的论说〉必须

由〈另一）要素……对预言行为本身的某种触及……来臻于圆满。
人们必须能够像先知们感受终极真理那样去感受它，无论程度多
么轻微，为的是肯定地证验他们是先知一一正如一个人必须自
己稍稍是个医生，才好对医生做出判断。人们必须知其然，不仅
具备关于真理的知识，而且要像先知们那样直接认识它…．．．

这在于苏非的体验……安萨里不是把预言解释成－桩举世
无匹的事件……而是一种特殊的自然物种的意识，只不过它在穆
罕默德那里展现出尽善尽美的形态。这种意识和苏非派教徒所
获得的别无二致，虽然境界高得多。因此苏非派教徒处在一个便
利位置，一旦看见完满的预言就能认出它来.......尽管先知弃世已

久，触摸预言在这共同体内始终是随时可及的……

77 安萨里的使命的思想基础故而是对苏非主义的一种扩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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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领悟。 Kalain（教义学）被贬请到次等角色，而 Falsafah（希腊风

格的哲学）……则被归入价值重估后的苏非主义，它而今表现为

甚至是伊斯兰信仰的 Shar’？（律法）方面的担保者和解释者。

正是经由这一苏非主义进程，初成于 950一1250 年间（安萨里出

现在这一时段的正中间）的“国际性伊斯兰社会秩序”发展壮大了，

起先是不知不觉地，然后越来越昭然若揭，它把民众的虔诚、沙利

亚意识和典雅的高级文化纳入一种紧张而稳定的平衡中。 一方面，

苏非主义孕育了一种精致的形而上学，以光、爱和完人的意象为中

心g 另一方面，它催生了一种又灵活又复杂的社会组织形式，即苏

非教团（Tariqah）兄弟会，那是建立在长久、蔓衍的师徒关系链基础

上的。 一个文明在向印度和东南亚东扩、向欧亚大草原北扩、向西

班牙和北非西扩的时候，有四分五裂之虞，但它在“高级思想产品

所支撑的……综合性苏非灵修生活”中找到了更强大的一体化新原

则，来代替消亡了的哈里发帝国的原则。

诗歌、城市组织、国家形构、阶级结构、建筑和交易制度等通

通在一种新世界主义的庇护下成型一一那些诗风、街巷、幌子、阿

拉伯式花纹，我们今天把它们和伊斯兰文化连在一起g 它们也“容

忍方言上的较大差异，欢迎任何地方来的带有穆斯林性质的一切东

西＼只要它以某种方式联系着 “秘义的根本精神准则，（神性的）内

心体验的感受”。

然而对伊斯兰教凯歌高奏的中世纪的这种苏非化（和波斯化）观

点，不知怎地不尽令人信服。 因为它像我们看待欧洲中世纪时期的

一些观点那样，使那些年代像是与弥漫到万事万物中的一种模糊而

恒久的宗教性秸合起来，该宗教性既难于界定（“神部主义”简直不

胜任，既然它不得不涵盖摩洛哥的奇迹创造者、安纳托利亚的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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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旁遮普的宇宙论者〉，又难于按任何确切方式同假定它支配着的变

化多端的制度生活相连通。霍奇森作品里的生活似乎被一种精神状

态（m仅对〉组织起来，虽然那精神状态确乎存在，影响也很大，但是

这种理解事物的方式不够严密，不免让人怀疑，主要凭借“阿拉伯

主义＼“沙利亚意识＼“伊斯兰人文＼“重商主义＼“中部干旱

带＼“农业化”（agrarianate）和“苏非主义”这类宏大概念去分析伊

斯兰的历险，是否不太可能将这全部事业抬高多少，不管故意堆砌

的描述性细节怎样浩如烟海．

主题的深广一－伊斯兰，宗教和文明，地远时长一一某种程度

上要求史家动用这样弥散、全景式的概念。 但他的分析必须独独依

据它们或近乎如此，这点却不那么明确。 同样不明确的是，这样一

些概念〈或者它们单独地）能否把人们引领到伊斯兰这类现象的核

心，接近它的历史经验的直观性。 霍奇森深入、缤密、具体得过

分，立论必有据，在阐明伊斯兰历史进程的道路上，他已尽人之所

能走得很远了，无疑比他之前的任何人都走得更远。 然而即便是他

也似乎受阻于他的范畴的广度，只得在简化的中景里观察伊斯兰的

行进，半是蒙太奇，半是剪影。

当大时代完结、霍奇森前行到要直面乱糟糟一堆竞争性国家和

冲突性文化而不是合成一体的“世界文明”时，这个问题变得益加

尖锐。“伊斯兰界”的历史不再能够表征为朝着一个内在理想的具体

化前进的过程，而只是让一个已实现的理想保持活力的奋斗过程，

这时候霍奇森那些大而化之的综合概念在把握其不规则性上的弱点

更是暴露无遗。 他的触觉失去了几分敏感。 这无疑部分是因为他

正在撰述该书最后几章时撞然长逝，永无机会修正它们。 但同样真

实的是，由于历史记载愈趋详尽，事件变得更昭然而时代变得更晦

然，这就给或许是霍奇森核心方法论预设的东西一一即一个文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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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由其最普遍的特点来界定一一提出了直接挑战。

对 14 世纪前后的蒙古时期来说，这挑战可能被转移开去，毕竟

人们对它知之不多。 蒙古人挟其马背上的冒险主义之戚，积颅成

塔，动摇了苏非派的综合体，却没有粉碎它，最后他们加入了它。

他们对它的主要贡献是“如一路大军般的”政府组织，以国君为其

总司令。 国君的营帐就是司令部，不论它在哪里点亮灯火，而有特

权的军事家庭就是军官团，整个统治机器狂傲自大，自给自足，对

既成的社会和文化生活形式没有影响。

到下一个时期，这场政治革命即“军事保护国”在一组独立而

迥异的早期近代“火药帝国”中走向成熟：奥斯曼、萨非和真卧

儿，它们各自统治着伊斯兰世界的西部、中部和东部区域。 霍奇森

指出，“到 1550 年伊斯兰的世界性综合体”就遭到这些组织更为有

效的军人国家的“沉重一击＼ 但是他回避了这给他的事业提出的

问题，只以平铺直叙了事（这是他的作品里看似浓缩提炼的一部 79

分－一权威资料来洒的权威节略），茫然地、半心半意地企图在它们

当中看出中世纪模式的最后的、防御性的表现。

对于 1800一1950 年间的现代时期，不存在说得过去的办法把事

情表现为静止的，静止在某种安萨里式的平衡上。 此时，霍奇森对

文明（以及在一种文明内，宗教）是什么的观念与穆斯林教徒所过的

伊斯兰生活的实情之间的不协调，变得一望而知。 他被迫走向这种

不舒服的暗示：伊斯兰历险快完蛋了，它是一种失效的愿景，注定

作为附身在它的文学遗骸上的无名鬼魂存留下来：

…作为一种可辨认的制度传统的伊斯兰教可能不会无限期

地延续下去。对穆斯林教徒一如对某种宗教传统的所有其他传人

来说，问题在于，任何创造性的未来展望将在多大程度上……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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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于保存和发展这种传统，又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避开该传统似

乎强加的痴心妄想乃至宏伟（却偏颇〉的真理公式的抑制效应。

有可能的是，到头来伊斯兰教像某些圈子的基督教已然的那样，

将证明透过内嵌着它的奋斗目标的伟大“世俗”文学而具备最富

创造性的推力，也将在它的传承者们久已忘怀曾是穆斯林之后，

如秘密酵素般活跃在他们中间。波斯的诗歌不会消亡得像（律

法）或（神学）专论那么快。而且波斯诗歌最终可能证明，它到处

都有感染力，就像它在运用浸透着波斯化（Pcrsianatc）精神因而浸

透着伊斯兰精神的语言的那些人中间一样。

这样霍奇森的书就以伊斯兰教的终结收尾，只余下它的道德唯

美主义的遗产． 他预见了一个无伊斯兰教的伊斯兰人文，它在现代

“技术至上”世界里能够同无宗教性的基督文化共存，后者当霍奇

森著书之际“在某些圈子里”十分流行，现如今在那同一些圈子里

又十分落伍，眼下他们迷恋大众信仰和节目喜庆。 也许这种意见是

企图将苏非主义扩大为全面的、边界不明中心不定的解释性范畴的

最后结局。 伊斯兰宗教观点的多样性依然如故s 卡扎菲的沙漠营地

基要主义和萨达特的开罗折衷主义，既有助于分割它们，也同样有

助于联合它们。 剖，、利亚律法主义的强大力量挺过来了，尽管这对我

远不如对霍奇森那么有吸引力。伊斯兰界内部的制度和文化传统的

多样性亦然z 柏柏尔人和马来西亚人都认为他们那截然有别的社会

系统是正宗伊斯兰的。

80 如果谁对伊斯兰教现在是什么、过去始终是什么的观念更接近

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概念，那么他或许更便于理解和评估这

样的现象． 我们以为我们看到了同一家族不同代人之间的惊人相

似，可是如维特根斯坦所说，我们可能发现不存在任一特点是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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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的，相似性可能源于诸多不同特点的“重叠和交错＼ 比起像

霍奇森那样视伊斯兰教史为一种温和的虔信主义逃离一种沉闷的律

法主义的长期斗争来，这种取径看上去更有希望。 从“重叠”和

“交错”中得到的一幅伊斯兰历险图，可能不那么连绵有序，只是

一些迂回的联系和粗略的对比，大概也更难得出一般性结论。 但是

它留给我们的历史虽不如霍奇森的编排调协，贴近性却有过之。

尽管如此，他的历史仍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是对一种伟大精

神传统的清晰、全面、调查精妙尤其是令人深有感触的说明，是穆

斯林的信仰和霍奇森本人的信仰的一座丰碑。 下不为例，用句套话

来说：严肃关切伊斯兰教的人谁也不能忽视这本书。 穆斯林光照派

教义找到了一种洪亮的学术声音，它的回响将会伴随我们很长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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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阿拉伯犹太人①

81 二战结束时，约有 50 万犹太人住在北非，今天大约还有 2 万

人，他们心神不宁地偏爱沉潜在大城市匿名化的商业主义中。 （摩

洛哥或许有 15 000 人，一半以上住在卡萨布兰卡，其余的几乎全

部住在马拉喀什、拉巴特、梅克内斯、非斯和丹吉尔 g 突尼斯大概

有 3 500 人，约 2/3 住在突尼斯域。）在突尼斯南部距利比亚边境 50

英里的近海小岛杰尔巴，曾经有大盘久处其地、社会自闭、 文化自

律的完整犹太社区，如今只有两个残存下来： Hara Kebira （“大

村＼人口 804）和 Hara Sghira（“小村”，人口 280).

（｛最后的阿拉伯犹太人》是对这两个社区的人类学描绘，其基础

是 1978、 1979 和 1980 年间在那里开展的田野工作。 不过研究者不

是人类学家，而是历史学家， 一个是生于加拿大的美国人，一个是

生于突尼斯的法国人．一个是经济史家， 一个是社会史家，一个是

中世纪史专家，一个是近代史专家，一个是男人，一个是女人一一

这点在世界的这片区域兴许尤为重要． 他们合力提供了地方生活各

大方面〈经济、政治、宗教、家庭〉的简洁鲜明的概览，并将它置于

① 最初题为《终极的犹太人区’（The Ulti!ll3tc Ghett。〉．发表在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32, no.3(1985 年2 月 28 日〉．那里讨论的书如下： Abraham L.Udovitch and 
Luccttc Valcnsi, Tltt I.,ur Arab｝阳 ： Tltt Co1111111111i1ies of Je巾， Tunisia. 一一原编

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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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神话化的悠久历史的背景和渐趋消融的短促未来的前景之中。 它

以冷静甚至压抑的调子和民族志学者的扼要经验主义写就，仍不失

为对一个古老而非凡的文明〈尽管盛衰无常）的终局阶段一一“永恒

不再＼正如记叙一个阿尔及利亚定居点最后时光的一篇更早报道

的题名所说一一的动人描述，即便仅仅因为这些命在旦夕的最后之

人很可能刚好那么动入。①战争结束时杰尔巴犹太人有 4 000 名，假

如他们以一般的突尼斯人口增长率发展的话，而今他们该有 15 000 

人而不是 1 000 人。 “杰尔巴各社区被剖割了，它们作为集体单位的 82

自我再生能力大成问题。 在杰尔巴以外……事情根本不大可能（我

愿说，一定不会）是这样。”

杰尔巴岛有 8 万多穆斯林，包括伊巴底、 马利基、哈乃斐等教

派，他们各自生活在犹太人周围。 在杰尔巴犹太人眼里，他们的岛

中岛是流散者的圣地，用他们的话说是“耶路撒冷的前厅＼ 最主

要的那座犹太会堂名唤“神异”（ the Marvelous），很久以来都是北非

犹太人的朝圣地，据说起源于公元前 586 年第一圣殿的毁坏。

Kohanim（教士们）从那起灾难中逃亡至此，随身带着从颓垣废址里

捡的一扇门和几块石头（听说是这样），把它们砌入新建筑中，使它

不只是一座寻常会堂， 如果还未成为一座真正的圣堂的话． （直到

最近，神异会堂一一它不过是这两个聚居区里不下十七座会堂之

一一一所在的小村显然被教士们独占。）

有一根极像晒衣绳的铁丝，从村子周边的屋顶上穿过，把它们

变成外人禁入的神圣空间。 另一根这样的线在村子广场上圈出市

场，当作同样明示的世俗空间，“工作和眼穆斯林交易的地方……对

（犹太〉男人来说那在安息日是禁区，对（犹太〉女人来说每周每日那

( L .C.Briggs and H.L.Guedc, N o More Forever-A Salrara11 Jewisli T。””’（Cambridge:
Pcabc对y Museum 。f Archacol。gy and Ethnology, Harvard University, 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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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都是禁区。”村子是“神权共和国＼由明察秋毫的拉比法官

们一一是大众认可让他们成为法官的一一一丝不苟地管控着，同时

也是特别严格、痴迷纯洁的那种拉比学问的中心。“在摩西五经周围

筑一道墙，”一道既把犹太人留在里边又把非犹太人拒之门外的墙，

是集体生活的驱动力。 两位作者说得好：“做个道地犹太人（是）一

项全职活动。”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杰尔巴的犹太人居住在终极的犹太区

里：一个少数族群的社区，它被抛入一种形而上的流放中，“那里能

预料的唯有悲惨和奴役，直到拯救之日”，它如此自闭一一妇女们在

家庭、男人不入的庭院和圣水沐陆之间游走，男人们在邻里、女人

不人的会堂和市场广场之间游走一－以致像一种社会时间密封舱，

一种埋藏在暂时停滞的历史中的不变生活模式。 可是悖论－一一假如

它真是一个悖论，而不只是这样一些事物在世界的这个古怪角蔼里

被有序安排的方式一一在于，杰尔巴犹太人以他们的样式，和最坚

定的穆斯林同等地马格里布化，也同等地扎根于突尼斯文化。 不管

他们是不是处在“耶路撒冷的前厅＼也不管他们是不是 ］11怡 m

Terre d'lsla，叫“伊斯兰土地上的犹太人＼如该书同时出版的法文版

很不吉利地题名的那样），这些人是“阿拉伯”犹太人，他们几乎同

样多地从周边环境和他们的信仰取得自身特征。

83 这不但因为日常语言是阿拉伯语，抑或男人们一一多是商人或

匠人一一大胆越出地方市场去做生意，抑或家庭组织、劳动的性别

分工、人口结构乃至（除宗教象征外的）婚姻习俗、法律形式、审美

偏好、教育实践、性别观念等都近似于周边人口的，又抑或个人行

为作风染上了不择手段的风气，那也正是从里夫山到西部沙漠的政

治一经济生活的特征。 这更是因为社会存在久已裂成两半，杰尔巴

如此，这个文化散碎的地区处处如此。 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发生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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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高墙之内，外人谁也无法看过去，那是个戴着面纱、族内通婚、

饮食习惯独特的世界g 另一部分发生在极端世界主义的明光下，那

是个讨价还价、契约和实用交情的世界。 穆斯林和犹太人、 阿拉伯

人和柏柏尔人、部落民和市民、臼人和黑人，既小心地分道扬镀又

粗心地打成一片，我们的记载有多久，他们就这样生活了多久。

就犹太人而言，这种文化二重性一一多形态社会里的单形态社

区一－对他们的持续生存当然又异常又必要。 在现代民族主义要求

忠诚不二（要么同化，要么移民）的命令下，这种二重性的式微让他

们的处境不但艰难（一贯如此），而且完全行不通。 杰尔巴超越了别

处证明可能发生的事情，维持那种旧模式于不坠，这点大概是最吸

引乌多维奇和瓦朗西的，它部分归因于杰尔巴的僻远，部分归因子

就－般情形来看，穆斯林突尼斯人及其政治领导层的相对温和。

但是旧模式的存留主要是这两个聚居区墙后生活的超强发展的

结果。 杰尔巴犹太人能够倾其全力既抗拒法国化的突尼斯也抗拒犹

太化的以色列，是因为他们在铁丝线内，在会堂周围，营造出一种

把他们挽留于此的活力。

这种活力形式多样。 有些形式涉及温馨家园方面的事务，比如

高度道德、高度私密的家庭生活，令人筋疲力竭的一轮轮逐年、逐

月、逐周甚至逐时的仪式，以及精致的〈和精心隔离的）男女交际模

式：乌多维奇和瓦朗西把这一切都细细记录下来了。 然而最重要的

是拉比对公共生活的监督，以创始会堂为中心的年度朝拜，和学术

图书的书写与出版，因为合而言之，它们代表了公民犹太主义（civic

Judaism）的一种惊人繁荣一一不止对北非或 “东方”社区是惊人的，

对海外犹太人聚居区普遍如此。 犹太杰尔巴是一一或者无论如何数

世纪以来自认是一一一种被连根拔起、等待历史救赎的普遍文化的 84

仓库，更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地方文化的首府－一它有时似乎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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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同样热心于此．

这里拉比的监督十分显著，以致杰尔巴人认为他们的历史就是

明智而创造奇迹的拉比们指引一群自发地守道、自由地服从的人民

的序列事件$在马格里布几乎任何别的地方，这种监督都遭到世俗

精英权力的挑战． （乌多维奇和瓦朗西急于反驳对宗教威权主义的

刻板印象，结果兴许有点过头地照表面意义接受了那种历史观念，

就像他们对待杰尔巴人告诉他们的许多传闻那样。）教育、司法乃至

习俗演变，过去和现在都发生在这个那个拉比的警醒目光下一一释

疑接着释疑，判决接着判决．训II诫接着训诫。

朝拜是逾越节一月过后为期一周的大事，同时纪念若干起事

情一一逃亡教士们创建神异会堂，缅怀一位神秘而光芒四射的女

孩，某一天她曾现身会堂所在地，她的躯体是一团扑不灭的火，某

几个特别神圣的拉比一死，一场古代瘟疫立即消退。 在会堂里面和

四周，朝拜带来了点着蜡烛、许愿宣誓的漫长队伍，打头的是一座

巨塔（“一座六角形的金字塔，巧妙地安在三个车轮上”），它象征着

五个存在层次，从十二部落经由大拉比利圣经人物直到上帝。 连一

些不够合乎道统的活动也举行了，比如在发现神秘女孩的现场放一

个生鸡蛋，好确保未婚女子年内成婚． 19 世纪时朝拜活动人气最

旺，从北非各地引来大批犹太人（和为数可观的穆斯林，这个地方在

他们看来也神乎其神L 甚至今天， 人们依然从远至罗马、蒙特利尔

或巴黎赶来（或更准确说是回来〉，“在一周时间里（重塑）一种宗教元

素……他们的生活里已经失去了它”。

此外，学术图书的出版业已制造出五百余部印刷作品，从析祷

书和法律手册到诸多宗教诗集和塔木德注疏。 这项事业在杰尔巴不

过始于 20 世纪，尽管杰尔巴人一一拉比和博学的普通信徒，但不包

括妇女，她们直到最近全是文盲一一的撰述在那之前很久已在里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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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突尼斯域和耶路撒冷出版过． 这些书用希伯来语或希伯来字符

拼写的阿拉伯语写成，分销到整个犹太北非，“这样水平的书籍生产

力，除了学术界这类专业化共同体以外，可能是前所未有的＼ 突

尼斯的殖民当局和犹太显达指责杰尔巴是“一个‘落后的’社区，

被‘他们顽固反对任何进步的拉比’死摞在‘卑屈和愚昧’的境地

里＼ 但是杰尔巴自称是马格里布犹太区的道义中心，这并非无根 85

之诀，从文化遗存的观点看也不是冒昧之辩：

杰尔巴人绝不是愚昧无知，他们正在奋起抵抗对其自有价值

观的挑战，有时是默默抵抗，有时则群情鼎沸。他们至今尚存的

事实证明，在这场特殊竞争中他们获胜了。

迄今为止是这样。 假如说仿佛末日快到了，那不是因为杰尔巴

人对“他们的自有价值观”的意识或他们设计出来维系那些价值观

的制度削弱了。 拉比的领导权依然强固，哪怕如今的拉比不如往日

的拉比那么威仪赫赫。 朝拜仍在进行，哪怕它现在看上去有时既是

一种宗教庆典，也是一种旅游活动和商业节日 。 图书继续出版，哪

怕曾经的五家出版社眼下仅剩两家。 问题出在围墙的另一边：犹太

人的突尼斯红色筒帽一贯戴得靠后脑勺，以便有别于一贯戴得靠前

额的穆斯林，可是他们发现参与公共广场生活的忙乱的公平交易不

再那么容易了。

人们可以看到铁丝线外的游戏规则正在发生变化的那主要环

境，是最暴露于天光下的马格里布制度：巴扎（Bazaar，集市L 犹太

人社群“几乎全部体格健全的男子都作为销售者、生产者和投资者

卷入（到巴扎里〉”． 它是“犹太人和穆斯林之间最频繁、最多样的

接触的场所”，是文化分界线“最不固定、最可渗透”的地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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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自我形象和相互感知的各重要层面被界定和表现的舞台＼

18、 19 世纪期间，犹太人在这个岛上不仅控制了他们自身社区

的大部分巴扎，还控制了穆斯林第一大镇豪迈特苏克（Houmt Souk) 

的巴扎． 流动的犹太商人和工匠也周游到分散的穆斯林村庄里，兜

售小商品，尽量收购农产品，充当木匠、马具匠人、裁缝和锡匠．

这一切活动在 20 世纪开始衰退，起初是慢慢衰退，然后越来越快，

直到最近这些年对犹太商人和手艺人的职业禁锢登峰造极，他们被

拘限在主要保留给他们的少数几个专业化职业中。 1902 年，约莫

40%的犹太人从事一般贸易〈纺织品、食品、烟草），另外 40%从事

五花八门的传统手艺（鞋匠、桶匠、刺绣工、抄写员），还有 15%从

事专属犹太人的珠宝生意（通常结合着放债）。

1978 年，大约 10%的犹太人在经商， 20%在做传统手艺（多是

86 裁缝）， 60%在珠宝和／或借贷行业。 乌多维奇和瓦朗西所谓的“淘

金热”（the gold r田旧，或许说“黄金锁”（ the gold imprisonment）更

恰如其分些，它将一个曾经多才多艺、通吃各行各业、影响及于一

般社会各部分〈即便非无紧张）的商贸社群，几乎担损到一个职业种

性的地位． 一半左右的犹太劳动力而今就业于珠宝贸易，而且比重

还在增长，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将近 80%的年轻人选择它作为谋生之

道． 犹太人生活的世界性一面消散了，在那面相下，如果说他们与

其他所有人不尽相似，至少他们是与其他所有人同类的。 随之而来

的是他们自己及其邻人的这一意识渐趋消散：他们尽管很独特，却

也归属于他们所处之地．

当然，这样逐步地把犹太人赶出杰尔巴的更广大生活有许多原

因． 大批量生产的商品的涌入造成了大多数传统商贸的消失． 汽

车运输的兴起使得驴背上的流动小贩被淘汰了。 多数人口教育水平

的提高让他们得以摒弃犹太商业技能． 突尼斯经济理性化和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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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般趋势使个人性、面对面的做生意方式在公司和顾客间的非个

人性方式面前越来越不堪一击。 但是很显然，与这些因素和后殖民

历史的整个进程牵缠在一起的关键因素是排他性民族主义在中东的

冒头，以及与之相伴、排他性仅仅略弱一点的国家的出现。“留下

来”做个突尼斯犹太人，就像留下来做个阿拉伯以色列人一样，是

件越来越难办的事情。

迹象无处不有并日益清晰。 杰尔巴市政厅正式将 Hara Kebira 

（“大村”）更名为 As-Sawani（“公园”〉，在乌多维奇和瓦朗西离开

这个岛屿后， 1981 年一位杰尔巴犹太人写信告诉他们。

我问（一个穆斯林官员）为什么（改名），他回答说那才是它的

真名。 Hara Kebira 的名字要被勾销了，不再被人记得或提起

了……我心里想，我们犹太人在他们之前很久就到了这个地方，

他们在这里的历史不过两百多年，到头来他们不但企图把我们撵

走，甚至阴谋抹煞我们的过去，把有名的犹太地点的名字从历史

上抹去。

两年前即 1979 年，一座新的犹太会堂刚要举行落成仪式就被焚

毁，据推测是纵火犯所为。 犹太人把这一事件与第一圣殿的破坏相

提并论，他们斋戒、伤惊，十八个月后重新给它祝圣。

我们对那个恐怖的夜晚记忆犹新（同一位通信者写道），那时 87

摩西五经烧掉了，方舟被糟蹋了......我们无可奈何，救不了它们。

我们仍记得所发生的灾难的严重性。我们全都站在烧毁的会堂

里，瞠目结舌，神志不清，浑身颤抖。感谢上帝......会堂和方舟修

复了，人们捐献了摩西五经的书卷。这一夜我们所有人都兴高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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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不论老幼．犹太人真是欢天喜地。这不过是那起灾祸的小小

补偿一一－愿灾祸不再来，阿门。

然而未来终将带来它要带来的东西，乌多维奇和瓦朗西不是十

分乐观。

考虑到〈突尼斯）国家既非多元主义的亦非世俗的，也考虑到

杰尔巴犹太人社区没打算接受会置他们于灭绝境地的世俗化进

程，向主流社会和文化的任何融入之举（如今）都是匪夷所思的。

〈但是〉假如他们离岛而去，（他们）也将被迫放弃他们的语

言、服饰、精备的地方习俗体系、教育制度和……他们的历史。

当此之际，乌多维奇和瓦朗西讲述了这个社区的故事，娓娓动

听，不失公平。 若是结果证明这也是它的墓志铭，好歹是一篇剖切

的碑文，言简意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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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房屋粉刷：路路通①

1986 年 2 月底，就在哈桑二世登基摩洛哥王位 25 周年、发动撒 88

哈拉的绿色进军 10 周年联合大庆之前一两周（进军实际上发生于

1975 年 11 月，只是为了这个里程碑时刻在仪式上归入了加冕日），

该国中东部一个小城的市政委员会颁布了一项法令。 从今往后，本

城所有房屋的颜色都将是米黄色（beige）：法文本里说是 creme，阿拉

伯文本里说是 qehwi。 油漆可以从指定商店买到。

不出所料，这项法令远未得到彻底贯彻，塞夫鲁城事实上依旧

是白色的天下，如果不是白色，那也是浅谈的柔和色调E 塞夫鲁在

非斯正南方 28 公里开外，很多方面都是它的缩微版。 但是出人意

料的是〈至少我没料到），在某些人群和某些城市区域中，法令即时、

彻底地被遵守了： 一两天之内，色泽明艳、多姿多彰的房屋立面（有

的还是设计技巧高超的杰作）被刷成了微暗的同色调一一一种官定的

都市生活。 这一事件本身微不足道，其持久效果如何也很不确定，

① 最初发表时题为 4路路通： 解读城市扩张中的指示牌》（ To，阳 Di町1io11s: Read’”E 
tlie S馆时川剧t Urba11 Sprawl ），发表在 Iuter11atio11al joum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21 
(1989),291-306. －原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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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它背后藏着一段悠远而绝非琐屑的故事，既是政治的也是文化

的故事。 变化中的城市形态，变化中的城市阶级和族群构成，变化

中的城市与其腹地、城市与其经济基础、城市与其管理精英、城市

与国家权力的诸般关系，最最关键的是变化中、分散化中的城市居

民对 citadinite(这个法语单词译成英语非常别扭，但译成阿拉伯语却

很现成，比如译成 1111巾niyya，穆罕默德·纳西里把它解释为“归属

于并居住在一个城市”〉究竟意味着什么的看法：这一切陷入一场牵

89 涉多方的苦苦争论，一场关于合乎体统的“伊斯兰城市”应当是何

物、应当给人怎样的感觉、又应当看上去像什么样子的争论。

近些年来，受到盘旋在“东方主义”各种假设（姑且假定是假

设）周围的各种论战的激发，学术圈的“伊斯兰城市”之争又活跃起

来：是否存在“伊斯兰城市”这种事物s 如果存在，它的“伊斯兰”

特性何在，如果有这样的伊斯兰城市而且可以分离出“伊斯兰”特

性，它的宗教性若是“真”起作用的话到底怎样起了多大作用。 对

整个伊斯兰世界城市生活一律性的夸大，对那种生活的各色描

述一一它们过度依赖伊本·赫勒敦以来的少量模型和适时理论一一

的理想化性质，以欧洲规范为背景看待这种城市的趋势，以及把伊

斯兰教视为城市当中的一股社会势力的这种非历史、超文本的观

念，一概被痛加挝伐． 如今正是理念本身尾随着一个挥之不去的

问号．

尽管如此，论及北非和中东城市的学术著作无疑大量构建了客

迈拉一一从不存在的想象实体。 同样确定的是，这样的作品里也有

大量货真价实的发现，不该仅仅由于出自眼下已经失宠的世界观而

遭抛弃． 但要点在于，不管伊斯兰城市的理念在（东方主义的或别

的〉学术话语里是何等地位，它在平凡穆斯林教徒的心灵和话语里仍

然生气勃勃，市民或乡民、大众或精英皆然，实际上，伊斯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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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城市当下正在经历的剧变使它愈加活泼。 当“某种城市理念”在

现代生活的无序扩张中变得越来越难得一见的时候，它甚至可能变

得更加生动明丽、引人入胜。 “伊斯兰城市” 存在的条件变得更飘

摇、更殊异、 更难以实现之秋，它作为一种意向、一种愿望日趋重

要，或者只是换种方式显得重要。

遍观中东地区，迄无一城或一镇一一无论多么古老一一向世界

展示出具有历史连贯性的面目。 当然这就全亚洲或全非洲而言某种

程度上也是真确的，但它似乎尤其是阿拉伯一伊斯兰城市的特征（必

定是摩洛哥城市的特征，必定是塞夫鲁域的特征〉，因为新城市形态

与其说倾向于替换旧形态，更新它们或吸纳到自身之中，不如说倾

向于围着它们生长，让旧形态差不多原封不动。 M11d1m （城市），

M11d1m j11diid （旧城）， vii/es 11011velles （新城）， habitations s阳山川的 ．．．

cla11desti11es ... peripheriq11es （自发的……秘密的......外围的……定居

点），全部同时在位，宛若从一个占据多层的考古遗址的不同地层发

掘出的遗物。 这里的城市景观不只是多式多样的一一所有城市景观

概莫能外，它还是不相连属的。 正是在这样一种由指向殊途的互异

安排结果所组成的景观中，关于“伊斯兰城市”的大众的、政治的 90

和本就多元的话语，一种涉及建筑和制度、立面和意识形态、街道

网和公共服务的话语，即市民身份（mudaniyya）的符号学，就此发

生了。

“符号学”已经成了有点惹人发火的词语，往往是指谓不定的一

个词，它的意思变来变去，繁衍增生。 我的用法就是索绪尔的原初

用法，“研究符号在社会生活中的生命的科学＼而无需进一步委身

于在结构主义传统中发展起来的符号学的形式主义类别，或是在皮

尔士传统中发展起来的学究式类别。 维特根斯坦认为思想（感情、

信仰、解释、判断）是一种公开行为，不是在“头脑”里、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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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或在别的某个虚无镖纱的私密之处开展，而是在敞朗世界里凭借

符号系统开展z 也就是说词义出于词的使用，而使用是社会性的．

这种观点是奠定基石的见解，其余的必须来自描述性分析。 而且至

少就人类而言，虽然牵涉到的符号主要是语言符号，却也并非仅此

一类：图像、数字、旋律、手势以及一一就手头的个案来说一一建成

环境（或者干脆说是夷平环境〉中的物体都和词语互相交织，制造出

我们软绵绵地称作“经验”的知觉之网。 伊斯兰世界或别处的城市

生活的符号学，不过是根据那种生活流着其中的表达来对之加以

阐释．

在塞夫鲁的历史上，最为鲜明的是在它近期历史上，所有这些

关心的问题并驱而至：随城市扩张而生的城市景观日渐脱节，对作

为一种主导性规范的“伊斯兰城市”理念日增的系念，在日渐脱节

的背景下界定如许理念、如许规范愈见其难，进而愈益觉得那种理

念、也许甚而至于伊斯兰教本身都危机四伏，把这一切“读人”

(reading-in，或者变通一下理查德 · 沃尔海姆的说法，“看入＼

seeing-in）城市的物理外观中 z 随着这些变迁的推进再把那种外观的

出现“读人”尖锐的社会、经济、文化争论，以及最具体、最紧要的

政治争论． 关于房屋该粉刷何种颜色的市政法令本身谈不上重要，

但是如同这样的象征性环境里的手势一样，牵扯进来许多主题．

塞夫鲁在 1984 年有四五万居民，这座千年古镇坐落于溪流潺漫

的山麓一一它把大非斯一梅克内斯小麦平原与牧羊和带状耕作农庄

的中阿特拉斯山脉分隔开来一一的橄榄树林中，从统计意义上说简

直不能代表摩洛哥，更谈不上代表北非、中东或穆斯林世界。 尽管

城内包含了阿拉伯人聚居区的传统形态的一切要素一一清真寺、城

墙、澡堂、死胡同、巴扎、喷泉、商队旅店、圣坛、城堡等，它却丝

毫不是伊斯兰城市的理想类型．它既不是用作某物的样品，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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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作某物的缩影，而是用作某物的实例：一个适用的案例。 凝神细 91

观塞夫鲁及其最近发生的事，其价值即是一切实例的价值：这么做

了以后，我们可以看出其他实例中非此即遭遮蔽的问题． 例子指明

而不证明。

1911 年，就在沦为保护国前夕，塞夫鲁城约有 10 公顷大小，可

能有 6000 人口，其中差不多半数是犹太人，构成它的是几大块：城

墙四围的老城，里面是巷道和死胡同z 111edf11a qadfma，人烟稠密的犹

太人街区，，nel/iih （梅拉区），位于城市正中央z 城堡区即 qal 'a ， 也竖

着围墙，正当城市高处。

十年后， 1922 年，随着保护国地位最终牢牢树立， 以及该城正

式实施自治〈利奥泰的作风），它扩充到原来的 13 倍那么大，约有

130 公顷，包含了老城区，外加一个新的阿拉伯人街区和法国人别

墅区，前者就在城墙外依照网格规划图布局， 后者在城堡更高处的

山上，花园绿树成荫，街道曲径通幽。 1944 年，保护国制度行将就

木之际，市区边界再度扩展开去，达到 380 公顷之数（此时人口有

18 000，犹太人占三分之一弱，法国人增至 1 000）， 新增区域是些更

“新”的“聚居区”和城外的市场。

直到 1982 年之前，那些界线都保持不变，这时那个新近可说是

意外上台并面对新一届选举的社会党政府，不顾丛生的争议（有些还

是以身相抗），突然将城市的正式规模扩大到 3 倍有余，达 1 200 公

顷左右，以便把此前十年腾涌而出的“边缘＼“非法＼“外来人”

( berriinr)定居点划入它的行政范围，那些选票在他们看来是囊中之

物． 这是通过市区的重新界定而引发的一场社会革命（或者说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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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尝试，因为到头来它失败了L

在大约 70 年的历程里，这个城市苦心孤诣地逐步扩大到它初始

规模的 120 倍（人口则涨至 9倍左右），人们从这过程中可以洞悉它

的文化谱系，因为各种生活形态一一欧洲人的、 欧裔摩洛哥人的、

乡土摩洛哥人的一一相继占据了它的某一地方， 散布在传统的阿拉

伯人和犹太→可拉伯人的旧城核心周边。 有些生活形态－一法国人

的、 犹太人的一－基本上消失了，或者至少可说采用它们的人口消

失了． （“我们既丢了脑子，也丢了钱袋子J 一位老派的塞夫鲁人

对我说道．〉另外的生活形态，通常说柏柏尔语、通常很粗野的乡土

摩洛哥人的生活形态，只是在最近才猛抬头。 （“过去城市吞噬乡

村，现在乡村吞噬城市。”前面那位说道，他是个分量不轻的资深建

92 筑商．〉正是这最后一－迄今为止的最后一一的增添可能终将证明是

最富变革性的． 自社会党政府尽量网罗人民入城以来，塞夫鲁的市

民一多半是半都市化的。

为了简化复杂局面（但这么做恰是采取塞夫鲁人自己试图理解他

们遭遇了什么事变时大抵会用的简化方式），不妨说农村移民的大爆

炸将城市分割成两大类人，至少在概念上（以及更重要的， 在修辞

上〉一清二楚：“真正的塞夫鲁人”（ se升iiwi hqiq ） 和“外来的塞夫鲁

人”（ sefniwi bem111n. 

真正的塞夫鲁人有时以一种双语的双关自称 se升。tvi carre ［“塞

夫鲁人平方＼即当地盛行的族名后缀（nisba）社会标定系统中的塞

久鲁一塞久鲁人］，他们是（或号称是）某些旧家世族的后裔，那些

家族即便不是自建城之日起就住在本城（有人甚至宣称是这样的〉，

起码也是年涅代远了．他们说阿拉伯语，多是地主、商人、 专业人

员，有越来越多的入成了公务员，虽然他们落入从可怜的穷人到富

商显宦的各阶层，但那致密严实的城市精英圈一一社会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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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的和文化的精英皆然一一是从他们当中摄取的，久己

如此．

外来的塞夫鲁人是迁入者。 berrani 又是一个族名后缀，也有

“陌生人＼“异己者”或“外乡人”的意思， se仕uwi berrani 不是i吾

词的自相矛盾，而是一种表示强调的类别，也像 sefruwi hqiq 一样，

是一种有争议、 修辞性的类别。〉他们多讲柏柏尔语，尽管也不尽

然，无论如何很多情况下至少部分地是双语的（还说阿拉伯语），他

们赖以为生的是近期卖掉的乡村农庄的收益，在欧洲工作的亲戚寄

回的钱财，以及打零工、临时做点小买卖和程度无常地偶然犯罪，

比重不等。

这条分界线的两方因而极新又极旧。 他们是分散、异质的集合

体，而不是真正的群体甚或派系，正是在他们之间，公共生活的经

济、政治和文化上的论争一一在这男性主义、权力飞扬的世界上总

是很激烈的一一发生得愈益频繁。

真正的塞夫鲁人在摩洛哥独立时约为穆斯林一犹太一法国人人

口的三分之一，而今约为（更多的）城市穆斯林／乡村穆斯林人口的三

分之一，他们几乎完全住在老城中心以外。 自 20 世纪 40 年代以

来，中、下阶层一直在迁往紧靠城墙的格状区域。 上层人士过去其

实深居于人迹罕至的强门小巷，在搬离旧城区上要迟缓些， 20 世纪

so 年代以来，他们接收了音日法国人空置下来的 ／es q11artiers chics （高

尚住宅区，或者 chics 可换成另一种机智的双语双关语sheikhs，谢赫）

的别墅。 这些权贵大多属于某七八个本地豪族，就是他们承袭了城

市行政管理机构，巩固了他们的经济地位，尤其是在土地占有、 交

通和建筑业方面，还作为“保皇党人”与国王拉上关系，尽管他们

父辈曾作为 notables indigenes （本地名流〉与保护国政府有瓜葛。 独立 93

战争期间，他们的权辆被骤贵的民族主义领导人的权力短暂动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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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后者多数出自穆斯林改良派政党独立党（ Istiq/a/)1 但是很快重

归旧制，因为君主制重申了它的统治地位故而重申了他们的统治地

位． 到 1963 年城市选举的时候，他们回到了老位置z 同样那些

人，有着同样的利益、同样的资源和对 mudaniyya 的同样理解，即

阿拉伯一伊斯兰的“市民身份”（cityhood）。

外来者那边，他们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狂建的外围定居点并非

拥挤不堪的“贫民窟”棚户区（塞夫鲁几乎没有那种东西），而是坚固

的石筑、砖砌或混凝土房屋的无序膨胀的大片区域，那些房屋大体

是城市的样式，景观上却排列得混乱（和非法〉：不请自来的郊区。

1956 年独立后农村向城市的大规模迁徙立即开始了，可是移民

主要被吸收到老域的平民街区， 因为镇民移往城外区域、 更大的城

市或（就犹太人来说〉国外，那里空空荡荡的。 大约 1970 年后，当

时 exode rural （农村人口外流，甚至仅懂一种语言的塞夫鲁人也这么

叫它〉从溪流壮大为洪流，这样吸纳到建成结构里不复可行。 新定

居点突飞猛涨，屋字相连z 先是在城市高处荒芜的、不稳固的石灰

岩地区，接着更令人恐慌地在城市低处的／u削a （西语的“果

园”〉一一即灌溉橄榄树林，那既构成了城市的审美背景，又给它提

供了很大一笔收入，多少世纪以来一直是它“运亨福厚”的标志．

早先的移民基本上都是无地贫民，迫不得已被引诱到城里，希望在

它的阴暗角落里想法勉强维生，而后来的移民虽然谈不上富有，在

城里也没有丝毫现实的经济基础或打下基础的前景，但他们托被转

卖的农庄和欧洲汇款的福，也不是身无分文的。 他们修建的住宅表

明了这一点：结构廓大，意在引人注目，传之久远。

因而塞夫鲁的这－转型阶段大大改变了它的社会构成，改变了

它的外观、气派、神态、风来，因为前一阶段没有改变（或不过稍稍

改变λ 它曾经是天堂般花园里的一颗雕琢的宝石，如今成了蔓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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紊乱、绝无宝石之姿的市镇（ bourg，这座城里现在似乎人人认得的

另一个法语单词L

塞夫鲁从一种定界分明的行政、 商业和文化复合体一一处于部

落式变迁中的一种城市凝固态一一变形为建筑、人群、活动和机构

的弥散混合体，周边的生活方式完全可以渗透进去，这一社会一经

济转型终必造成政治表达，即便是在一种依然抗拒选举政治的传统

主义君主制下。 当本地区的城乡人口比在 20 年间从约 1 : 4 升至差 94

不多 1 : 2 时，当同期的实际城市资产值增长了 5 倍多（建成区是

10-20 倍）时，当（粗略估计）果园（其中怎么说也有一半属于人口的

2%）的 3/4 已被建筑物覆盖，而且这个进程尚在加速时，当镇上约

有 2/3 的建筑物〈大都不通水电，许多无路可达，全都没有下水道）

是 1960 年之后所筑造时，当出自欧洲工薪工作的大股现金流（准确

甚或不准确的数字无从获得）将要给经济其他方面纵非衰退亦必停滞

的一个城市供给这种建设热潮的资金时，既定权力结构也将被置于

某种压力之下，不管它在位多久，被中央集权强化得多牢固，文化

上怎样合法化。

这种压力之大在 1976 年市议会选举中陡然表面化了，其时那一

结构事实上垮塌了。 自利奥泰 1913 年设立市议会以来，传统精英

的代表们就独霸着它，这时他们被匆匆罢免了，而以前从来不起眼

的摩洛哥社会党让所有人（包括它自身）诧异地赢得了 3/4 的席位。

虽然市议会在一个美其名曰“监管”（ la tutelle ）的制度中被官僚的和

警察的控制机构团团围住，自行其是的能力大受限制，但它是扎根

本地的权力均衡的主要表达，就因为它是地方政府中的民选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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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政府的其他部门都是自上而下任命的。 传统上操纵着它的那些

人的子孙们戏剧性地被人接替，这是后果严重的当众羞辱，因而开

启了塞夫鲁的某种“布拉格之春”：当那一段历史时期（事实上是 7

年〉终了之时，一扇意外打开的门又在升高的张力、外来的压力和一

定数量的纯粹暴力当中，无情地、看上去是决绝地重新关闭了．

让这段奇特的空位期一一家长式统治制度里的一个民粹主义时

刻一一成为可能的，是这个君主国运用城市选举作为一种民意测验

形式即 sondage 的惯例，那是从保护国传承下来并加以完善的。 选

举总体说来是受控的，但每次选举都有某些地方被允许自由行动，

好使政治现实得见天日．本地居民是怎么撒谎的？ 谁必须被惩

处？ 到下次选举，这样的相对自由消失了，别的地方得到机会进行

约束较少的投票。 1976 年，轮到塞夫鲁经历民意调查式民主．

1983 年，试验结束，塞夫鲁精英们卷土重来。 没有一个社会党人当

选． 该党解散，不再是一股地方势力。 它的主要领导人离开了这
座城市．

95 但是不管社会主义插曲多么罢花一现，多么受困于乌托邦主

义、宗派主义和文官系统的懒散拖沓（不过没有受累于马克思主义意

识形态，它几乎无所表现），它还是使得塞夫鲁应当是何种类型城市

这个问题大大弱化。 真正的塞夫鲁人权贵（ a’yiin ）被取代，城市边界

（从而还有合法性和市政服务〉伸展到把外来塞夫鲁人的定居点包含

在内，市议会不遗余力地试图提升它相对于中枢行政机器的行动自

由〈亦即削弱“监管”权〉：凡此种种，不但挑战了传统特权和传统排

斥，也挑战了一一即使是无心的一一伊斯兰城市的理念，正是在后

者的框架下，那样的特权、那样的排斥才得以规定。 社会党的“新

人”出发去发动一场地方社会革命，一桩他们差不多满盘皆输的事

业，结果他们大违本意地发动了起码是一场文化革命的开端． 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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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实体经济未能有所改观，却使符号经济－一城市空间的形状一一

焕然一新。

社会党的间断期所阻断的，不是在它降世前许久已支配这座城

市、如今因它的收场而继续推进的各种变迁方向，也不是哪怕在它

当政时期就加剧和固化的社会不平等结构。 它阻断了这些方向和不

平等被表现和感知的方式。 通过赋予外来人口公民权，社会党人不

仅从法律上（这在传统主义的监管国家里不那么要紧），而且从道义

上〈这在那种国家里事关重大，特别是如果它还是穆斯林国家），同

时增强了两方面的决心：迁入者要被容纳在城市肌体内并在城市景

观上刻下印迹的决心，以及或许更强烈的真正塞夫鲁人要设定这种

容纳所依凭的标准－一首先是生活方式标准，其次是态度标准一一

的决心。 恰是这两种决心的冲突（眼下 mudaniyya 的标志是什么？）

已成为社会斗争的敏感神经。

四

就在我前面提到的哈桑二世称王 25 周年、任撒哈拉司令 10 周年

双庆之前不久，他在马拉喀什的宫殿里向摩洛哥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

协会发表讲话，并经国家电台和电视台广为传播：“建筑学和城市规

划的一堂大课”（ un veritable cours d ’architecture ct d’urbanismc），如

保皇派报纸《撒哈拉晨报》（ Le Matin du Sahara ）所称道的．

他说，摩洛哥历史上的每个伟大时期都因一种建筑原创性而独

具特征。 人们可以一眼认出伊德里斯、穆拉比特、穆瓦希德、萨阿 96

迪和阿拉维各时期的纪念碑和建筑物。 每个王朝（最初一个有几分

神秘，出现在公元 8 世纪，那是伊斯兰教驾临和非斯建城的时期g

最后一个是哈桑所属的王朝，兴起于 17 世纪）各以其风格标记出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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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纪元． 然而今天，衰落来临了．各色各样设计不良、 修造不善

的建筑在我们的古老城市到处乱建． 艳丽的欧式房子又低俗又招

摇，在富人区擎生蕃茂．摩洛哥伊斯兰城市的古典形式，我们文化

伟业之花，正消逝在莫可名状的、异形的无计划扩张当中。

他说，不妨举塞夫鲁为例。 不久前它还是个可爱的小地方，有

花园．有城墙，有依偎在中阿特拉斯山脚下的清真寺，是本真的摩

洛哥传统的优美表现〈他称之为一颗宝石L 现在它走了样，不堪入

目（ /aide，尽管他在说阿拉伯语L 面对到 2000 年我们的住房供给能

力要翻番的前景，建设“摩洛哥人享有的摩洛哥”势在必行。 我们

必须赋予我们的建筑工程一种民族特色，在现代化之中保存美好、

本真的东西，保全摩洛哥建筑和城市形态的兼顾穆斯林和马格里布

的精神认同（显然塞夫鲁不曾做到L 正如《晨报》报道一针见血总

结的：“人们从这一席话里领会到，哈桑二世睡下一一他的统治是本

国历史上最辉煌、最丰饶的盛世之一一一希望借由一种原创的、既

现代又不失摩洛哥本色的建筑，一句话就是借由一种建筑，像他在

政治上和经济上那般绚烂地留下他的印记。”

国王的授课在全国面前挑出塞夫鲁作为非摩洛哥的、非伊斯兰

的城市毁容的恶例，如人所设想的那样让东山再起的市议会振聋发

脯，尤其是因为它紧接着遭到非斯的省长一顿正式训斥，命令它在

登记日之前“拿出点行动＼ 但事实上它只是给本城原己酝酿的文

化对抗进程火上混浊．

真正的塞夫鲁人对城市形体转变的惊慌沮丧在社会党执政期间

已然涌长，造成喋喋不休的道德抱怨、阶级怨恨和审美怀旧$再造

一个正宗穆斯林城市的种种制度的自觉努力开始了． 传统的穆哈台

斯布（ m11hatasib ）官职，是宗教训导者、 风纪警察和市场管理者的某种

合体，一度权势熏天却己几近废舍，在 1982 年让保守势力重掌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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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苦斗期间又被重赋政治突出性。 一个老牌的传统主义领导人（作

为阿拉维王朝的谢里夫，他还是国王的远亲）被任命到这个位置上，

他立即指控社会党人是“无神论者＼ 由国家修建、以哈桑二世命

名的一座古典风格的巨大清真寺就在城墙外竣工了，替代老城那座 97

旧的大清真寺（它本身是翻修过的）成为官定的城市清真寺，穆哈台

斯布也被指派作它的礼拜五布道师。 其他一些穆斯林传统官职同样

被重新强调是真正伊斯兰城市的正典特征（或标志，如果你愿意这么

说）： 11iizir，宗教财产管理者g qiidr，宗教法宫， ＇ iidel ，公证人’

m qadem ，地区长宫’ an

邻里祈祷室、市场喷泉和别的传统市政机构都重整旗鼓，名流中的

头面人物也一窝蜂地修建极具示范性的私人清真寺建筑。

真正塞夫鲁人一方的这种文化一一或宗教一文化一一复兴运动

很多方面其实是装点门面的：穆哈台斯布对道德或经济生活的权力

充其量是略胜于无的，宗教法庭的职权范围饱受限制，行业首领是

顾问性的长者而非行会头目。 正当它蔚然兴起的同时，外来塞夫鲁

人－方的反主张也在生戚，用的是一种既近似又迥异的词汇。

外来者自称是纯正的城市人（ madann，他们决心从边缘完全融

入城市社会，这样的主张和决意稳定地与日俱增，滋养它的是社会

党向他们伸出的援手，他们人数的增多，和他们被当成蛮人侵入

者、道德上不受欢迎而物质上惨遭忽视的感觉。 （他们通常用来指

称他们由乡人域的词语不是真正塞夫鲁人所说的 exodc rural，而是

阿拉伯语 hijra ，它同时指迁出和迁入的移民，当然也指圣迁，即开

创了穆斯林时代的先知檀罕默德从麦加迁往麦地那。）这一决心，完

成其 hijra 的决心，也极为着力地表达在一种建筑风格上．那是清真

寺、住房尤其是立面（这太令人惊诧了）的一种修辞。

立面之所以令人惊诧，或在我们行将抵达的更深层次的体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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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上兴许不令人惊诧，是因为正统的老城区房屋极端地转向内部，

对此人们多有觉察． 它们向大街和胡同呈现的是一模一样的、非常

克制的面孔〈一扇装饰朴素的门间或除外〉：刷白的墙壁，小小的装

有格栅的窗户远远高于平视高度。 但是在内部的庭院、花园和会客

室，在锦天绣地的女眷住处、镶嵌图案的喷泉和铺着地毯的茶室，

身份炫耀出现了。 从外面看，富人之家和穷人之家没什么分别，从

里面看，它们在装饰、家具陈设和空间利用上反差之大如宫殿对茅

屋． 当然，塞夫鲁亦不例外z 不但老城区是这样一一那里几乎根本

没有任何室外标识，一条街看去像一堵实心墙，不规则地被狭窄的

人口通道穿一个孔－－靠近城墙的市外区域也是如此，那儿在进门

之前，人们〈至少要是他是生客的话）不知道他会面对一个洞窟还是

98 一个珠宝箱． 住在迅猛发展的郊区的那些外来者已经加以彻底颠倒

的，正是城市意象这一或许是最紧张、必定是最私密的领域。 从符

号学上说，他们把城市房屋嗣了个里朝外。

如前所述，外来者所建的房子通常是坚固的石结构和混凝土结

构，许多体型庞大，胡乱布局，考虑到它们的“非法性＼因而也是

机会主义地坐落在车辙纵横的小路和铁道沿线。 大多数屋内家徒四

壁． 真的，它们往往差不多空空如也，宽敞的空间里，只有孤零零

的一张床或可怜兮兮的一把桌椅。 屋主的本钱大都投到屋子本身和

它建在其上的价格飞涨的土地上了，市政服务〈水、 电、下水道、道
路〉的缺乏无论如何限制了所能做的事：这里没有倒影池或背光的咖

啡馆． 正是在外墙上，身份炫耀出现了． 几乎所有这些房子都是

用醒目的、俗艳地混杂的原色一一红、黄、 绿、蓝，甚至不时有紫
色、桶’色和粉红，大量房屋还会进一步加以装饰，有时是通体的装
饰，所用的外观设计基于传统的工艺图案一一特别是来自地毯和纺
织品的图案，一定程度上也有来自陶器、皮革制品和女性面部纹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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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图案．

对这些浮华立面（它们往往是四面墙，所以也许更准确的说法是

封套）的通称是法文的 fantasia ，这个词过去用于部族摩洛哥人有名

的马术和粉玩（powder-play）表演g 立面一如那些表演，是个人力量

的公开展示。 它们是声明：主张、宣告、辩论、要求一一对此人人

都心知肚明，无论是制造它们的外来者，还是想要清除它们的真正

塞夫鲁人。

因而立面须得刷成文明的米黄色的法令就不止是市议会对登基

日前迅捷而立竿见影地“拿出点行动来”的必要性的反应而已。 它

是业已变得相当自觉的符号政治方面的一个举措。

外来者把他们的房子翻个里朝外，似乎威胁要把整个塞夫鲁翻

个里朝外，要让它的五彩斑斓的外围而非衰败的中心成为它的规定

性特征。 真正塞夫鲁人视立面为冒犯 mudaniyya 的审美和道德反

应，甚至可能比他们对入侵者的物质要求的担心（他们觉得尽在掌握

中）更狂躁难捺。 社会党人曾通过把外来者从法律上并入市区，设

法照顾他们融入城市社会的要求，而显贵们设法让他们一一既然他

们被接纳是木已成舟，唉一一起码看起来像个体面的城里人。 市议

会说，塞夫鲁应当是“米黄之城＼正如（比方说）马拉喀什是“红色

之城”．

结果实际上带有几分妥协。 多数外来者确实粉刷了他们的房屋

〈城市外围几乎一夜变色），换取对他们是体面城里人的含蓄承认一－ 99 

他们有权使用水、路、 电等固有市政服务，不是应当开推土机清理

掉（偶尔已然如此）的非法棚户居民。

这一谨遵王命的妥协（如果这是表意贴切的词的话一一或许“交

易”更好一点）简直没有结束对抗。 它不过是将对抗转移到一个新

的话语平台上，在那里问题被说成是城内不同利益群体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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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城市和靡集其边缘的外人之间的问题． 这点可以从独立党报纸

《旗帜报》 （Al－ ‘＇A/am)1988 年 2 月 15 日刊登的一封不寻常的来信看

出端倪，写信人是塞夫鲁最大、发展最快、 活力最强的外围社区

Dhar bin Seffar 的一位居民。

128 

塞夫鲁有件咄咄怪事，就是饮用水的稀缺，虽然它位于中阿

特拉斯山脚下。这个事实是让观察者困惑不解的悖论之一 ，他们

试图回答大呼小叫的一堆问题。 我们无须提醒市民们说，阿特拉

斯山脉对摩洛哥通常代表着我国的水库。

这里我们就触及了这封信件的主 题， 我们为了住在 Bin

Seffar 地区的一众家庭把它发表出来，他们借此请求关注饮用水

的大问题，满足大约 2 500 人的需求。

这个地区只有单单－ DR泉水 ，居民们一大早冲到那里去，为

的就是攫取它一点点施水的慷慨[jud］。

我们在这里就不谈那长长的队列，长久的等待，以及等待的

人群中爆发的斗殴……

居民们在此要求获益于饮用水的机会应当一视同仁地惠及

全体，尤其是因为人们已经注意到，掌握分配权的人厚待某些方

面〈派系、政党）的人，而薄待另一些人。 这一点明显见于他们给

予某些居民取得饮用水的特权，无视其他人。

本地区居民请他们那些竞选运动期间（为击败社会党人）满

口许愿的市议会议员们相助，制止这种御私偏护，把全体居民视

为平等之人，毋再厚此薄彼，行动一以服务普遍利益为依归。

这些卑微的百姓所求者，无非是最基本的人权而已：区区几

滴水以润喉止渴而己，他们不想烦扰（警告、威胁）任何人！他们

就想要水……！？



五

西方思想在意义（Meanings）和物质（Materialities）之间的至尊区 100

分，就像在心灵和身体之间的极相似而派生的区分一样，或许早该

隐退了，肯定早该修正了． 人类生活里但凡有点重要的意义，都必

定渗入物质中。 对那一生活产生某些实际影响的物质，也必定在观

念和语句的网络之内渗入意义中。“符号”对“现实＼“形式”对

“内容＼“被体验（感知、解释、 理解）的世界”对“作为事物［客

体，宇宙，因果流形（causal manifold）］的世界”等，对于说明各种

事情如何关涉“伊斯兰城市”简直不比心物二分法更有用。 借用史

蒂文 · 马拉尼（Steven Mullaney）关于伊丽莎白时代的伦敦的一种说

法，“伊斯兰城市”是一种“空间的修辞格”（ figure of space），其中

“地貌往往再现了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往往把地貌改造成“清晰

易辨的徽志”、“社群的指号”和“社会文本”，它似乎难以划分成它

作为符号的力量和作为力量的意义。

1976-1986 年间塞夫鲁的争夺，涉及诸多不同理念一一城市应

当显得怎样，应当由谁、怎样治理，谁应当住在里面，它的生活该

当如何，它的中心该定止何处，它的扩展区该在哪里划割，它的边

界该置于何所。 尽管这场争夺只有当地影响和地方关切， 它仍然是

蕴意宽广得多的远为普遍的进程的一部分。 不但作为争论枢轴的

“cityhood”，“citadini怡”和“mudaniyya”（市民身份）观念播散到

全中东，而且重塑城市生活景观以便重新赋予它明了形式的努力，

也是重塑穆斯林世界对如今它深陆其中的路路通世界的认识的类似

过程〈目前几乎处处昭显）的重要部分。 无论是谁，如果他不想迷失

在城市扩张的指示牌中，漂泊无定一一迷惘、笨拙、恼火、无力，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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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看懂它们就是必要的，虽然那对本地居民和外来看客近乎同等

困难。

改变城市（或房屋立面）的外观，就是改变住在里面的人理解它

的方式，也是给他们被以习惯于理解它、习惯于生活在其规定之中

的文化框架施加压力。 奥登的名句“新型的建筑／心灵的改变”不

止是诗意。“伊斯兰城市”正在发生的事情一一不光是在塞夫鲁一一

就是“伊斯兰”正在发生的事情。它在失去辨识度，赢得充沛

活力。

-- 

il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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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论女性主义①

女性主义思想闯入（深入、延入、输入、偷入一一此处选择哪个 101

词很紧耍，它暴露了世界观，也投射出恐惧〉当代文化生活的几乎方

方面面，如今己是习以为常了。 文学、哲学、社会学、历史学、经

济学、法学乃至语言学和神学，都被席卷到关于性别差异、性别利

益和性别偏见对这个那个问题或对整个学科状况的相关性的激烈而

多面的争论当中。 但是对于要把这样的关切移人注意中心的努力的

反应，没有哪里比在理智的最后堡垒即自然科学那里激起更深的忧

虑了． 让科学甚或科学家性别化，这使得人人一一哪怕是非常乐见

其成的人－一神经紧张。

当然，人们担心的是，由于自然科学被迫屈服于无关乎它的目

的的一种道德和政治纲领一一妇女的社会赋权，它的自主性，它的

自由、活力、权威和效力，将逐渐遭到损毁。 一位测定粒子旋转的

① ii}:初发表时题为 4一个人自身的实验室）） (A ub ofO时’s Own），发表在 New
York RMJi仰。if Books 37, 11。 17(1990 年 11 月 8 日 L 那里讨论的书如下： Nancy

Tuana, editor, Feminism and Sdence; Londa Schicbingcr, The Mi11d I加 No Sex’? 

Women i11 tl1e Origi11s of Modern Sdence; and Donna Haraway, Primate Visio旧：

Gei阶h Race，刷1d Nature i11 the World of Modm1 Scieuce. 一一原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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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家、一位追踪视觉回路（circuitry of vision）的神经学家，抑或

一位隔离种系变化机制的进化论者，可能发现像“人们应该料到性

别歧视的社会会发展出性别歧视的科学”或者“科学……不是无性

别的．她也是个男人、父亲，是被污染的”之类，客气点说是傻话，

不客气说就是疯话，无论怎样都深深威胁到不被希望和偏见所歪曲

地考察自然的运转机理的长达数世纪的奋斗。①客观性一一逻辑、方

法、知识和真理一一是科学的旨归，余下的都是传奇和诡辩。

幸运一一或不萃，这端视一个人忠于哪一方而定（如果像越来越

常见的情形那样，－个人的忠诚是分裂的，那么就是既不幸又幸

102 运〉－一的是，“知识”（ episteme ）与“意见”（ doxa ）这一古已有之的

极端对比，至少过去三十年间己见消愤， 譬如不但“科学”和“非

科学”的差别在消横，更要命的是“科学”自身内部的差别亦然．

一般认为，托马斯·库恩影响深远的《科学革命的结构》是划时代

之作，它初版于 1962 年，将科学变革重新构想为专业主导思想框架

的片段相继，而不是向着实在、真理和澄空美景（ cloudless vision）的

逐步推进． 但自库恩的书问世以来，一系列更加奋勇直前的修正论

鱼贯而出．科学社会学里有一种所谓“强纲领＼决心将科学当成

资本主义、教皇制、足球或架上绘画那种彻头彻尾的社会和文化现

象来审查． 科学史里有一种对“谁才是主人”的强调，研究群体、

机构利益、组织需要、学科精英、 专业声望和政策倾斜中间的权力

斗争在此被认为决定了科学思想的进化方向。 哲学里有一种“反基

础主义＼它拒斥固定的“方法＼恒定的“原理”和内在的“本

① 第一句引i否出自 Elizabeth h ,“A Feminist Critique of Scicnti fie Objectivity." in 
S<imce for 1/1e Proplt, V。1.14, No.4, p.8，转引自 Sue V.R阳er，见Tuana 书．第 10
页，第二句引i吾出自 Virginia Woolf, Three Guineas （吴尔夫．《三个基尼》〉，转引
自 Sue Curry Jansen,“h Science a Man? New Feminist Episccmol。gics and 
Reconstructions of Knowledge," T/rrory 411d S阳tty, V。1.19(1990), p.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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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青睐多重的视角、知识型、语言游戏、修辞风格和实际成果。

多元主义，偶然，实用主义，策略。 即便不说“怎么做都行＼起

码许多做法可行，而且无一超然于评议之外。

趋向通常所谓“社会建构主义的”科学观的这一运动，几乎不

会不遭某些人抵抗地进行下去，对他们来说，“世界”或“本质”即

“事物真实的存在方式”，才是认知的起点和归宿。 （道德哲学家、

我们当今思维方式的一般反对者麦金泰尔宣布，强纲领的最后一个

拥歪－日未被隐喻理论的最后一个专家的肠子勒死，他就一日不会

罢休．〉①但是由于这场普遍运动气势如虹，目前近乎山崩海啸，它

已为女性主义批评扫清了道路，备好了模范。 如果科学像其他一切

文化性事物（艺术、意识形态、宗教、常识）那样，是党羽和信徒出

于某种目的在某个地方敲敲打打拼合而成的东西，那么它也像其他

一切文化性事物那样应受质问：为什么它是以如其实然的方式创立

起来的。 如果知识是人造的，它的制造过程可供探究。

女性主义的探看仍是试验性的，视域不宽，有些内在的困扰g

它大概从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来，被女性主义思想自身内部一小

部分批判性的（也是饱受争议的〉社会建构主义推动向前：即性别

(gender）和性（ sex）的区分一－文化上成为“女人”（ woman）、“男

人”（man）、“男同性恋”（gay）、“女同性恋”（ lesbian ）等等，性质不

同于生物上成为“女性”（ female）、“男性”（ male）、“阴阳人”

( hermaphrodite）之类。②如果“女人”和“男人”被历史地置放于社 103

① “ Panel m白血ion, Construction and Constraint," in Eman McMullin, ed., 
Co11stmaio11 a11d Co11strai11t , Tlie Sha抖11g of Scie11tif,c Ratio11a/iry(Univc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88), p.242.这部书是对介入争论的立场变动范圆的绝佳纵览．

② 对于一般而言的女性主义著述中就性别概念的意义和价值所展开的激烈而多变的
争论的评述，参见 Joan Wallach Scott,“Gender, A Useful Catcg。ry of Hi~t。riol

Analysis,” in her Gmder a11d tlie Pol，山 of History （臼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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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范畴中，与“黑人＼“挪威人＼“共产主义者”或者“中产阶

级”（抑或“天文学家”或“妇科医生”）相似，那么问科学是不是个

“男人＼或者无论如何是不是“有男子气的”（如今的流行用词是

“男性中心主义的”（androcentric），吴尔夫想来会深庆之），这绝不

比问足球或教皇制是不是有男子气的更不合理。 不过回答起来可能
麻烦多了．

这部参差不齐、题材驳杂的论文集收录的论文，原本发表在女

性主义哲学刊物《希帕蒂亚》（H｝仰tia ）上，南希·图安娜把它们汇

总成册，当成某种进展报告，设法触及妨碍回答我前面提到的各种

问题的大多数事情，但并没有朝着解决其中任何一个问题迈进多

远． 这部书被框限在一个个触目惊心的设问式标题里（“存在一种

女性主义方法吗？”“可能存在一种女性主义科学吗？”“科学主体是

性别化的吗？”“性之于性别，如同自然之于科学吗？”“我们现在身

居何处？何时才能指望理论突破？”〉，是汇聚一堂的种种困境、难

题、迷惑、忧心，合而现之，它们展现了重大思想狂潮的一幅醒目

图景，但对它可能要奔向何方没有多少明确意识。

部分问题不过在于聚拢在“女性主义和科学”标题下的关切点

的复杂多样。休·罗瑟（Sue V.Ro即r）开场的全书综述是滔滔不尽

的人名、引文和一行字总结，其中她列举了六大关切：改造培养方

法和学术课程以吸引更多妇女进入科学g 从历史学上理解妇女在现

代科学发展中被埋蔽和贬低的作用，从社会学上调查妇女当前在科

学中（有所改善却仍旧低下〉的地位s 从女性主义批判带有男性偏见

的诸科研领域（社会生物学、大脑研究、智力测验、生物化学〉，“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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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化科学”（女人一一芭芭拉 ·麦克林托克、罗莎琳·富兰克林一一

从事科学有异于男人吗？）和“女性主义的科学论”（客观的、“性别

无涉的”科学可能吗？它的佯称是欺世盗名吗？ ). 是六项、七

项、十项或是一打简直无所谓：这不是一个领域，甚至不是一个研

究纲领。 它是一堆乱糟糟的发展可能，或许有某件事物在某个地方

从中钻出来。

那本身说来或许不过是一一如罗瑟正确坚持的一一刚刚初露锋

芒的一门事业的预料中事。 但是与之相伴的目标的分散和恍惑的语

调（“你怎么同科学家说话？”“我们用‘真理’表示什么意思？我

们可能表示什么？”），不单单源于成长的痛苦g 它们起因于隐藏在

那种任务里面的深层不可解性。把对环绕着“女人特性” 104

( womanhood）的虚构和幻象的批判与声称“（描绘）实在的真确和终

极的结构”的认知模式凑集一处，这造成了太多问题，非道德化

的、有权力意识的“解放理论”一一所有这些文章的拯救希望一一所

能轻易解决。①

这种走进死胡同的感觉在最优秀的一些文章中随处可见。 桑德

拉·哈丁（Sandra Harding）检视了一个问题：是否如许多人建议的那

样，存在着一种别有风味的女性主义研究方法（自觉性提高、有机思

维），可被用作判断研究设计、程序和结果的充分性的准则？对此她

的答案是响亮而理直的“不＼ 她的考察以歉意和建议告终：她为

在这个问题上辜负了同行的期望向他们道歉，建议他们放弃试图重

新研磨“科学探索的强大透镜”的行动，并以转身投向女性主义关

怀的更实际任务聊以自慰。

海伦·隆吉诺（Helen Longino）问了一个更一般的问题：究竟是

①引文出自 11因，转引自 Richard R。rty，“ Is Natural Science a Natur.1) Kind?• 

McMullin, p.50，罗蒂是把官当作“教条的形而上学”否定性地举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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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可能存在一种不管什么意义上的“女性主义科学”？ 她也提供了

两面的答案：假如女性主义科学意味着“女人感受力或认知气质”

（复杂的、交互的、整体的、 “软”的）的“表现和衡鉴＼答案就是

“不可能＼因为压根不存在这种感受力或认知气质，假如它意味着

变革当今正被男性为主的当权派所经营的科学的社会状况（“赚钱和

打仗”〉，让它们变得不那么盛气凌人、性喜控制、工具主义和

“硬＼答案则是“可能＼在此，一个人也可以两全其美地既做个

超然的科学家，同时有党派之见。 我们“依然致力于一种抽象的理

解目标＼致力于“我们习得和实践着的科学＼还能选择“在追求

那个目标时对谁负责，……是对传统的建制负责或是对我们的政治

同志负责”。

这个公式化表述一一实验室里的居里，集会场上的桑格一一看起

来有点惬意，而在该书最敏锐也最纠结的一篇文章中，伊芙琳·凯勒

(Evelyn Fox Keller）不肯接受它。 凯勒是诺贝尔奖得主芭芭拉·麦克

林托克的一部广为讨论的传记《情钟生物体》的作者，虽然她从事

着哈丁和隆吉诺所从事的相同事业，即把女性主义科学这一可辩护

的观念与女性化科学这一喀迈拉（Chimera）分离开来，但她抵制这样

的想法：通过将科学切分成它的技术部分和道德部分，切分成性别

无涉的方法和性别关联的方法施展，可以成就那一分离。①

凯勒既想维护科学作为对“自然”的解释的自主性，又想肯定

“性别意识形态”在塑造那种解释上的力量。 一边是她的麦克林托

克研究的女性主义阐释，以此作为一种替代性的“女性科学”的宣

言，一边是源于一线科学家们的主张－一既然许多男科学家也“情

( Evelyn Fox Keller, A Fttli11g "'tire Organism: 17,e Life and Work of Bar切ra McClinto<k 
(W.H.Frceman, 1983)1 （（纽约书评》（ 1984 年 3 月 29 日〉有评论文章． （该书
中译名为 4玉米田里的先知）｝．台北天下文化出版公司 1995 年版． －一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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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生物体＼麦克林托克的性别无关乎她的工作，凯勒夹在两者之

间，希望找到一个“中间立场”，由此得以避免如此极端的选择。 105 

但是她这么做的努力带来了缴绕的一连串“一方面……另一方面”

（“科学不反映自然，也不能反映自然气“把焦点从性转向性别是必

要的气“自然和性都不能脱离存在而被命名”），以致她能提出的最

好之物是想象的话语：

我们需要一种语言，它使我们能够从概念和感知上穿越同一

和对立之间的路程，容许承认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它把对差异

性、特殊性和他异性的尊重编成符码，而无须否认堪称认知第一

前提的深层相似性。

束手无策和陷入僵局的感觉一一不知路在何方的那种感觉一一

在新符码和对称表达的华丽门面背后积重难返了。

极可能的是，这白茫茫一片问号的出路不在于坐等什么“理论

突破＼而在于描述当性别想象和科学想象真的相逢于沙龙、 协会、

学校和学院之际所发生的事情。这恰是隆达·席宾格（ Londa 

Schiebinger）所为 ， 她高妙地讲述了 17、 18 世纪科学革命中的女性学

者的荣枯沉浮。 她的书不是“补偿史”，以“伟大女人”的故事对

抗“伟大男人”的故事，也不是恳请颂扬女性智慧的“不同声音”，

也并非仅是另一部阴郁的男性不义编年史。 它精详地描绘了“真实

的男人和女人如何参与（近代早期）科学”及其对他们本人、对科

学、对我们普遍的性别差异观念的影响， 那描写有时令人捧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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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惊心动魄，有时灰心丧气，有时让人痛苦。 女性主义投入使

用了．

席宾格的一般策略本身并不特别原创。 像当今大多数科学、文

学等方面的思想史家一样，她把思想家和他们的思想置于社会环

境一－她谓之“制度景观”一－中，在那里他们现身、为人注意或忽

视、被采纳和赞誉或被低估和扫入严肃生活的边缘。 近代早期科学

里有个趋势，要让妇女及其工作边缘化，局限于非常狭隘的思想和

声望范围，这种趋势是某些人（多数一一但并非全部一一是男人）造

106 成而另一些人（不总是勉强地）遭受的。“让科学远离女人和女性气质

的持久努力”就是那样：人为之举。“科学本身是分割两性的领域的

一部分．”

席宾格调查了近代早期科学从中兴起的那些机构一一国立大

学、文艺复兴时期的宫廷、启蒙运动时期的沙龙、皇家科学院、工

匠公会一一里的妇女地位，由此开始绘制这一领域的地图。 大学最

近才从中世纪修道院演变而来，它们是全然封闭的一一意大利大学

一定程度上是例外，宫廷的武力炫耀要以人文主义学问来平衡，它

们要开放些，但不过是哲学女士们的餐后谈天屋g 沙龙被更聪慧、

更有远志的妇女操纵着，但主要服务于男性的功成名就z 科学院不

推选妇女一一意大利再次是个例外，而且再次是部分例外E 在公会

里妇女可以从事一定数量的打杂的（underlaborer）科学，如解剖建

模、车间草图和日历制作等，但为此赢得的荣誉少得可怜。

女性科学家那时竟然存在，这多少是个奇迹。 更不同寻常的是

她们给人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以致诱发倍增的努力要把她们死

拒于事物中心之外。玛格丽特·卡文迪什是纽卡斯尔公爵夫人，一

位有霍布斯、伽桑狄和笛卡尔倾向的“自然哲学家” ， 靠婚姻得以厕

身于他们圈子的外围． 她在 1663 年写道：“作为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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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能……公开地……靠我的唇尖舌利去鼓吹、教导、明

示或解释（我的著作〉，如大多数知名哲学家所为，他们由此让他

们的哲学意见名闻遐边，我担心我的永远没那么出名…·．

于是该书余下部分就全力追溯才女们（卡文迪什本人一一她有点

像是信号枪，物理学家、伏尔泰的情人夏特莱夫人，遁居世外的词

源学家玛丽亚·梅里安，手工天文学家玛丽亚·温克尔曼）不说争取

扬名立万，起码争取不管什么方式的适度承认的种种努力，与她们

前进路上越积越高的路障，抛来障碍物的是日趋鲜明的性别差异、

日渐深入人心的男性化科学形象，以及最要紧地，性别关系的 “互

补”而分离的领域观一一男人是头脑，女人是帮手一一在康德、孔德

和克洛德 · 贝尔纳时代的大获全胜。

这段故事不简单也不无惊奇和反讽。 有男博物学者因其做派的

女人气遭到沙龙女的抨击，有女解剖学者用缩小的颅骨、夸大的骨

盆和驼鸟般的脖子构建起女性骨架3 有热忱的唯理论者津津乐道于

女人的“优美理解力”，它“能让笛卡尔的涡旋转个不停，却无须拿

它们来庸人自扰”，有皇家天文学家把他们的姐妹变成受过训练、 仰 107

慕他们的“小狗狗”式助手s 有植物学导师质疑女性业余爱好者或

“像娘们的那些男人”的严肃性；有男性的女性主义者劝女科学家

们以“实际事务”作为她们工作的根基g 还有女性的女性主义者劝

她们保持单身。 席宾格带着权威、公正和允当的嘲弄穿过这堆五色

斑斓的材料，证明了她的论点：

科学和女性气质共同经历了一段亲密的历史，因为它们双双

被相似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力量所塑造。在科学里把性别埋葬

掉，欧洲文化因此遗失了它的部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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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但此一时，彼一时也．如今这个时代，形成科学的“制度景

观”的，与其说是沙龙和科学院，甚或大学，不如说是研究团队、

无形学院、大众传媒、思想库、大机构和国家机关g 要与时俱进地

认清当下性别在科学发展中的运作机理与科学在性别发展中的运作

机理，或许必得有一门形成未久、变化很快的领域作为一个轮廓清

楚的案例，它在文化里触动人们的心弦，又颇能接纳女性。 就此而

言，系统研究猩猩和猿猴的灵长目动物学简直完美无缺，对于像批

判性的生物学家兼文化历史学家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那

样的人来说就是天赐礼物，她的目标在于监控自然的观念和性的意

识形态之间的往来。

万事俱备。 首先，虽然对非人灵长类的着迷要回溯到至少 18

世纪〈那时蒙博杜认为猩猩会弹竖琴，蒲丰则把它们素描成拄着手杖

直立行走〉，系统的经验探索一一动物标本剥制、实验室群落、田野

研究、电影摄影一一郑重说来其实不过始于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

而且主要限于美国． 它的历史一目了然． 其次，黑猩猩、大猩

猩、拂拂等与我们在长相和举止上类似，以致有“猴子是可笑怪

人”之说，这给予它们因“非全人”形象而大受欢迎的力量：捣乱

的类人（near-man），滑稽、稚气、朴实、好淫，让我们不知道是把它

们关进笼子好，还是教它们说话好． 第三，猴子、猩猩、“化石人”

和人类等的进化远亲关系，使得描述类人猿的生理、心理和社会生

活在强硬的达尔文主义者看来像是绘制我们自己的底层平面图，是

对实存上和类属上何为“人”所绘的基线革图。 第四，出于若干不

尽了然的原因（它的晚出？ 田野研究中需要夫妻团队？它的上流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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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气氛？它的回归自然的腔调？），女性在灵长类学里已是位高名 108

重－一有的人如珍·古道尔（Jane Goodall)、黛安 · 弗西（Dian Fossey) 

等可谓名满天下。

哈拉维除了是生物学家和历史学家之外，也渴求一种预言家角

色，她昂然走进这一切中，悍然地四面出击一一“猴子与垄断资本

主义＼“泰迪熊父权制”、“伊甸园里的猩猩，太空里的猩猩”和

“妇女的位置在丛林”是部分章节标题，那种散文风格真如同天马

行空。 但是最后，在四百页的篇幅（假如只有一半兴许更好）里她设

法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提出极多的中肯问题（和近乎同样多的不太中肯

的问题〉，不文过不饰非地叙述了在现代文化的挤推下一门科学的成

形。 并非《灵长类视觉》里的一切都是真实或持平的，它的很多东

西古怪透顶。 不过不论多么发散，故事好歹讲完了，也不论多么玄

奥，它总体上事实清楚。 令人诧异的是，在后现代的光环和论战的

标语轰炸下，它原来是那么老套的一个故事。

故事情节基本上是线性的，而且彻底是辉格式的。 在 20 世纪

二、三十年代，灵长类学心满意足于父权制，有高明的白人职业猎

手和吃饱喝足的大猩猩，培育出群落实验室和性学田野研究。 战后

初期，非洲古人类学的化石人研究的飞速壮大、所谓“新体质人类

学”的兴起和社会生物学的问世〈外加一定的高级筹款术和出名

术），给之前早已所向披靡的“男人，持猎者”（Man the Hunter）罩上

了一副科学武装起来的形象。 在过去的十年、二十年间，女性的灵

长类学家开始抵制这一切的专横，把该领域引到多些开明、少些癌

习的方向上去，她们虽然多数受训于此类研究领域，却日益受到女

性主义关怀的鞭策。 不是从猩猩拔高，是从男性主义和单一观点

拔高．

无论如何，哈拉维希望我们留意的不是情节，而是情节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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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关于我们如何思考事情、我们那么思考时犯了多大的错之类东

西．正是在这点上，她的著作会大大激怒认为科学受实在驱动

( reality-driven）而其他一切另属他类（意识形态、民俗、诗歌、形而

上学）的那些人，因为她否认在专业学科枯燥乏味的、“我是你们的

机长”式语调所表达的东西与普通文化饱蘸情感的、太人性的腔调

所表达的东西之间有什么性质上的根本分别。 据哈拉维看来，灵长

类学形成于其中的那些“话语场”一一公共向物馆、 大学实验室、野

外试验站、丛林科考队、学院峰会、美国国家地理学会电视专题

片、太空发射、东非化石遗址、教科书、 大众宣传册、新闻报道、科

幻小说、人猿泰山系列电影一－决定了它是什么，也决定了它的方

法、理论或事实声称：

109 猴类和猿类，以及作为它们分类学上的近亲的人类，都生存

在决定着什么可以算作“知识”的诸多斗争的边缘。灵长类不能

被规规矩矩地圈入一个专业化的稳定学科或领域里……各色人

等都可以宣称了解灵长类……而技术话语和大众话语之间的界

线非常薄弱，一穿即透......

关于灵长类，它们是谁和是什么（以及它们要成为谁和什么）

的一些颇饶兴味的边界之争，发生在神经病学和动物学之间，生

物学和人类学之间，遗传学和比较心理学之间 ，生态学和医学研

究之间，实验科学家、环保主义者和跨国木材公司之间，偷猎者和

将猎监督官之间，动物园的科学家和管理者之间，女性主义者和

反女性主义者之间，专家和外行之间，体质人类学家和生态一进

化论生物学家之间，功成名遂的科学家和新晋博士之间，妇女研

究的学生和动物行为课程的教授之间，语言学家和生物学家之

间，基金会官员和资助申请人之间，科普作家和研究者之间，科学

”
－
Z
Z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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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家和实际的科学家之间，马克思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之间，自

由主义者和新保守主义者之间。①

这是彻头彻尾的社会建构论。 注意中心如此广泛，自然导致杂

乱喧嚣和模糊、纷扰的总体氛围。 （也许不是：哈拉维引入了科幻

小说作家奥克塔维亚 · 巴特勒的“异种”胚胎，它“有五个祖先，

分别出自两个物种、至少三个性别、两个性类和数量不定的种族＼

她也熟谙一张霍尔马克贺卡，上面表现了一只微型的金刚（King

Kong）正遭受一个巨型的金发女郎的性骚扰，然后她宣布说：“我始

终更乐睹怀上异种之胎的前景。”）但是不仅如此，它还导致一种可

能：长篇累牍、巨细靡遗地讨论了大堆问题，却没证实什么论点或

得出类似于明确结论的什么东西． 一切都是藻饰、反讽、姿态和

示意。

这种玲珑活络的论事方式不无长处，哈拉维就把有些长处发挥

得淋漓尽致． 她对纽约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非洲厅的童书式气氛

的描写，是一篇绝妙的讽刺措辞，该厅被J.P.摩根、 WK范德比尔

特和老罗斯福等人“用于保护受到……新移民的多产之躯威胁的男

子气概”。 她对在不锈钢的“绝望之井”底部蜷缩成一团的幼猴的

描绘是科学虐待狂的一幅难忘图景，该井是实验心理学家哈里·哈

洛设计的，意在“复制人类抑郁的……绝对无助＼ 她对含伍德·

沃什伯恩在柏克利创立人类起源研究中心的叙述，是当今学术帝国 110

如何建造起来的一个范例，该中心强调“披着人皮的猿猴＼几乎每

位重要的田野人类学家都曾在此时或彼时跟它打过交道． 但是一到

最后确立她自己的论题（“灵长类学是女性主义理论的一个流派”，

① 译文参考了中译本： （（灵长类视觉一一现代科学世界中的性别、 种族和自然B ，赵
文译，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1-22 页．一－i平注

第二部分伊斯兰国家与民族的流变 ”3 

··咽啕

干



是“生成女性的政治学”）之际，她的方法的缺失挫败了她。 流派

没有出现，政治学依旧形态禾备。

有大约十五位女性灵长类学家，哈拉维不厌其详地评述过她们

的著作，但是她们表现出来的共同之处，几乎不过是对雌性动物、

育儿和性接受性特别感兴趣的共同趋向而已。 有人关心拂拂在时间

和能量分配上的性别差异，另有人关心锥叶猴的生育策略，还有人

关心黑猩猩中雌性采集相对于雄性捕猎的重要性。 弧猴的智能、大

猩猩的情感生活、黑猩猩的工具制造， 以及将社会生物学的性别竞

争观念运用于女性气质的演化， 全都引起学术注意。 女性主义灵长

类学“以紧张、对立、排斥为特征， ……它不是一系列的学说，而

是相互交叉也常常相互矛盾的承诺之网” 。

其实全部科学都是如此。 哈拉维的“政治学”叙述实际不过是

在表明，女性灵长类学家彼此认识， 参加同样的学术会议， 不时吸

收彼此著述的思想B 也就是说，她们联成了“网络

怎么运转的，怎样区别于一－如果有区别的话一一通泛的学术网

络，它们的存在对女性灵长类学家自身的科学家意识有什么影响，

都还晦暗不明． 也未曾冒出某种研究和“话语”方式，它十分独

特，看上去像是言之有物的一个“流派＼更别提像是对生物学、人

类学和我们的自然现的一种激进改造一一哈拉维有时仿佛在暗示这

点． 也许那是实情，但光靠一意申说主张不能劝服怀疑者也这

么想．

五

对科学的女性主义批判显然发动起来了，也显然是在艰难行

进． 它似乎不太可能无疾而终或翻天覆地，而是可能成为智识生活

问4



的－项恒久的特别要素一一粗厉刺耳，形态各异，不容忽视。 舞台

布景的有机部分．

它将怎样发展，它犹犹豫豫地动身走上的那一条条道路，哪些

将会证明富于成效，哪些又将退化为绕圈子的饶舌，甚至哪些主

题－－妇女在科学中的社会地位、性别差异的性质和意义、性别在

设计研究上的作用一一将成为中心话题：恰是这些问题都渺1渺茫

茫，而且看起来会保持这种状态一段时间。 在这漫长的期间里，哈 111

丁、隆吉诺和凯勒的理论探索，席宾格的工匠学术，哈拉维的挑起

争议的视觉构建，连同其他许多冒险的研究事业一道，并肩共存，

与其说它们相互抵触，不如说是警惕地彼此对望，不安地好奇事情

到底怎样了局。

事情到底怎样了局，最关键取决于女性主义的道德冲动与科学

的求知冲动之间的紧张如何化解，前者即是要矫正性别不公、为妇

女确立她们的生活方向的决心，后者即是如其“真正所是＼与愿望

无涉地理解世界的同样热情洋溢的努力． 似乎压根不见有人接近于

完成此事。 但是问题既已相逢，它不会很快消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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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仅用

印度尼西亚：从头再来①

112 印度尼西亚一直是 20 世纪最后三十多年里最举世瞩目的发

展成功故事之一。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它还是世界上最穷的国

家之一，人均国民收入低于很多非洲和南亚国家。它经历过几乎

没有经济增长的三十年，濒于恶性通货膨胀，深陷在政治动荡中，

开始脱离世界共同体和经济体。生活水平原地踏步，大约 2/3 人

口一贫如洗……

那时候没人胆敢设想一一更别说预言一一仅仅三十年以后，

印尼会被认为是活力四射的“小虎”经济体，成为世界银行“东亚奇

迹经济体”这个门禁森严的俱乐部的一员。若在 1964一1966 年的

幽暗岁月里，有人说印尼经济会在这个时期增长 6 倍，而且照世界

银行的估测，到 2020 年可能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那会显得是

痴人说梦。可那正是这三十年间发生的事：经济增长属于全球最

高之列，并且稍有迟延地伴随着社会指标的惊人进步。

一一哈尔·希尔（Hal Hill), 1997 年 5 月

① 最初发表在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47, no.8(2000年 5月 11 日〉．一一原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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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如其来地， 1997 年下半年，面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印

尼的）一切轰然倒塌。转变幅度之大简直令人惊骇。经济产量继

1996 年增长 8% 、 1997 年增长 5%之后，预计收缩约 15%。预期 113

增长率的单年暴跌程度位居战后世界最高纪录行列。数以百万计

的印尼人丢了工作，他们中的许多人刚在繁荣时期挣脱贫困线幸

存下来。食品生产被扰乱了……许多出口商品在世界市场上价格

下跌。国内国外的投资者逃向更安全的避风港。银行系统奄奄一

息 ，成千上万的公司正面临着破产和关门的厄运。

一一斯蒂芬·拉德莱特（Steven Radel et) , 1998 年 9 月①

自从印尼的命运和财富急转直下以来，全球主义中断了，那儿发生

的事情不止是资本外逃、 货币崩溃和贫困率增至三倍那么多。 政体

更迭了两次一一是政体，不单是政府， 一次猝不及防，采用的是阵

发性的暴力行动g 一次沉着冷静，带着困惑的、令人气馁的踌躇。

第一次是在 1998 年底，苏哈托，印尼经济繁荣和经济崩溃的设计师

（或至少是教父），在一片狼藉一一种族骚乱，趁乱打劫，学生和军队

间的流血冲突，火烧雅加达全城， 洗劫一空的梭罗一一中脱身而

去，留下他刚任命的亲信副总统哈比比，倒霉地待在原地收拾残

局。 第二次，一场旷日持久、错综复杂却终无定论、但看似公正公

开的全国性选举（9 000 万选民， 48 个政党， 700 个选举人），去年秋

天以瓦希德被一撮野心勃勃的权要午夜拥立为新总统而告终。 一个

病快快的、乖僻的、近乎盲信宗教的知识分子，差不多谁都不看好

他，认为他弱得不配执政。

( Hal Hill, lndo11esia--l11d11strial Tra11s fomuitio11 (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uth口st Asian 
Studi白， 1997），第 1 页，删掉了参考文献， Steven Radel ct , /ndo时，a’s I’”plosio11 
( Harvard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Devel。pment , 1998），第 1 页．

第二部分伊斯兰国家与民族的流变 147 



9 月，前葡萄牙飞地东帝汶－一印尼群岛外围的一个弹丸小岛

的半边一一历经三十年时断时续的抵制兼并之后，终于被允许脱离

出来，不料遭到武装的印尼非正规军蹂躏。 他们的暴行引来全世界

的声讨，澳大利亚牵头的联合国干涉，玛丽·罗宾逊的人权关切，

以及－一仅仅是可能一一未来的报复问题。 地方暴力或涉及族群，

或涉及宗教，或只是关乎犯罪或生意，它燃遍整个群岛，从西边的

亚齐和加里曼丹到东边的摩鹿加和新几内亚，导致数百人丧生，数

千人逃亡，政府手足无措，邻国忧心忡忡一一马来西亚、新加坡、菲

律宾和澳大利亚，它们有自身的少数族群（和难民〉也许高兴看到事

情全面调整。

军队的领导层分裂，因东帝汶和其他地方的战争罪行有被起诉

114 之虞，全军士气低落，满腹怨恨，特权乌有，他们抚绥敌人，权衡

可能的策略． 新闻出版得到解放，重新焕发活力：图书不再查禁。

苏哈托衰病缠身，又被妖魔化，他困居家中，像往常一样沉默寡

言，全国最大名鼎鼎的政治犯、激进的民族主义小说家普拉姆迪

亚·阿南达·杜尔获释出狱，四处转悠，接受采访，笑纳恭维，指

点青年． 石油重现生机，通胀降下来了，出口略有复苏，破产企业

正在重组，经济增长率提升到零。

与此同时，伊斯兰教、非政府组织的环保主义、民众的恐外

症、新自由主义的乌托邦思想、 基督教的护教学，还有人权行动主

义，全都在声音响亮度、知名度和行为能力上大有长进，可以招来

大街上的群众集会、暴民和游行示威。 自 20 世纪 60 年代初以来久

违的派系政党政治，声势浩大、纷繁复杂地回来了s 那时苏加诺策

划让自己终身掌权的“指导性民主＼在密谋和屠戮中黯然委地．

这是一幅纷然淆杂、摇荡不定的图景，没有中心，也没有边界一一

无从总结，难于定位。 当几乎事事都已发生的时候，看起来几乎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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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都可能发生，人们不可能辨别出这一切骚动和震荡一一有着惯常

的语言伪装天赋的印尼人已开始称之为“烈火莫熄”（ re介r”时，意

为“改革”〉一一是某件事的终结还是某件事的开端。

它可能是起先把这个国家发动起来的政治冲动的终结。 与印

度、埃及，兴许还有尼日利亚一道，印度尼西亚曾是“新兴的＼“发

展中的＼“后殖民的”国家的样板一一人口稠密，领土伸展，划界随

意，是主权、个性和行动权的分配上的世界历史转移的产物。 这个

国家正式建立于 1949 年末，那是在断断续续的抗击荷兰的四年战争之

后，也是在此前近四十年的骚乱之后s 它形成于第二世界民族主义的鼎

盛时期一一尼赫鲁、周恩来、铁托、恩克鲁玛、摩萨台、纳赛尔，奠边

府、阿尔及尔战役、苏伊士运河、加丹加、马来亚紧急状态、茅茅党。

到如今，这个时代一一不妨称之为“万隆时代”，考虑到苏加诺

〈“革命浪漫主义激励了我……我为它入迷……为它疯狂”〉于 1955

年在那里召集了不结盟的“新兴势力”领导人的著名会议一一对大

多数人来说不再是一种鲜活的记忆了。 它的关怀衰疲了，它的个性

简化了，困扰着它、很大程度上也接济了它的那种烦恼，亦即冷

战，已被草草罢休了。 然而那时发展起来的主义以及与之相伴的情

绪，继续投影在该国政治上。 今年冬天印尼将年届半百，又刚刚脱

离长达 32 年的商业名片的独裁统治，它仍自命是必胜的、起义的、

解放的大国．

对那些更善于反思的印尼人、特别是经历过这一切并目睹了它

的结局的年长者而言，引起他们兴趣的问题当然是这种主导观念及 115

其口号、故事和光辉时刻多大程度上依旧是国家精英或国民当中的

一种活生生的力量，又在多大程度上业已变成不过是刻意为之的怀

旧一一言过其实，故作姿态，了无新意，掩耳盗铃，如果还有谁钟爱

它，那就是西方的浪漫主义者和政治科学家了． 这个国家的历史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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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在豪放的希望和更豪放的失望间加速转换，一会儿是大规划，一

会儿是大溃败，它确实看起来不利于万隆级别的期望的久续。 苏加

诺的“旧秩序”民粹主义和苏哈托的“新秩序”家长主义之间的区

别一直被双方的党徒过甚其辞，其实它们的差别主要是风格和表述

上的，一定程度上也是规训可及范围上的，它们无一能够给整个社

会铭刻一种认同、一种超越的目的，以此造就一个整合的共同体，

真实的或想象的都好。

建构一个唤醒的、自觉的民族，作为整体迈向精神和物质的自

我实现（“一个运动的时代”一一口头禅如是说），这种“民族主义规

划”已经越来越难以用可信的词汇表达出来，更别说奉行和贯彻

了． 这个摇晃的国家先是在 1998 年春天将就交给不幸的哈比比（他

的总统任期维持了 17 个月，饱受枭乱和丑闻的折磨），继而又秘密

交给奇异的瓦希德，它丧失的不止是它的银行结余、它的平衡能力

和国际声誉。 它丧失了它的历史的教导力量。

人们期待他来力挽狂澜、恢复经济正常运行、平定政治、重建

信任、重设发展路线、荡涤良知、改善国家形象或许也给国家提供

娱乐和消遣的那个人，是个五十丸岁的退伍军人政治家，差不多人

人都像是遇见过他（我也是z 十年前，我和他及他的几个朋伴在万隆

附近的招待所里密谈了四天， 竟然是讨论伊斯兰教在印尼政治的前

途L 大多数人都像是喜欢他，几乎所有人都像是轻看了他。

瓦希德有个广为人知的名字，叫“古斯杜尔”（Gus Dur），那是

他被尊称的儿时昵称（“Gus” 意指“帅小伙”〉$他出生、成长于爪

哇伊斯兰教和爪哇伊斯兰政治的中心，即位于泪水西南 50 英里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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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的著名宗教寄宿学校（或回教学馆， pesa11tre11 )0 他的祖父是个

要人、名人，也是名望素著的古兰经学者， 1926 年创立了印尼最大

的（其实也许是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组织“伊斯兰教士联合会”

(Nahdatul Ulama）一一至少部分是为了反击世俗民族主义的发展，加 116

强对本地宗教信仰的掌控以抵制从中东流出的现代主义革新。 他所

代表的宽容、开放、有点传统主义、有点内省冥观的“爪哇伊斯兰

教”延续至今，仍是一股重要的社会和宗教势力。 依照回教学馆权

力交接的那种宽松而含糊的方式，瓦希德的父亲继承了学校、精神

境界、纲领和组织，他是印尼首位宗教部长，是苏加诺意识形态分

肥制中一个位高权重的捕客，把庞然拙笨的教士官僚机构中的职位

分给请求人，如今那个机构还控制着清真寺、结婚、 捐赠和宗教

法庭。

瓦希德于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在开罗、巴格达和欧洲各国游

历、求学和抛头露面一段时间后，回国成了国内一流、后来被禁的

新闻杂志《时代》（ Tempo ）的一名读者众多的专栏作家，创立了印尼

“民主论坛”（ Forum Demokrasi），那是个积极行动的精英集团，它

对当权派的批评逼得政府简直忍无可忍了。他也接过了伊斯兰教士

联合会组织的权柄，然后立即把它从假冒的政党（“建设团结党”〉

中分离出来，后者是苏哈托设计来遏制它的。

如果说特写、 备尝艰辛的经历以及忍耐、机敏、幽默和精确的

时机意识是印尼所需要的，古斯杜尔可能是不二人选，他是这个国

家所拥有的最近于操纵政党机器的政客的那种人。 在不同时候，瓦

希德分别被比作彼得·法尔克饰演的可伦坡、爪哇皮影戏丑角西玛

(Semar）、哈伊姆·披托克笔下的堕落拉比阿含·列夫、罗斯·佩

罗、 绝地大师尤达（Yoda），以及（他的国防部长比之为）雅加达的三

轮出租车，他仿佛做好了充分准备，要从最密集的万车队中寻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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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进．

他当然把这一点展现在他通向总统之位的那鬼祟、艰难、勇敢

而顽强的跋涉中－一如果我们考虑到他做这件事所不得不克服的险

阻的话． 1998 年年底选举程序启动了，它与其说是一种合规的避

选机制，不如说是安排来评估一般民意状况的一种大规模、超复杂

的模拟投票，那时瓦希德还在住院，刚刚开始从致他昏迷的两次糖

尿病发作的第二次中恢复过来，因为糖尿病，他的一只眼睛已经受

损，另一只眼已经失明。 除他之外，还有四位领先的候选人，他们

都是被前两年的乱世造出来的，一飞冲天：哈比比，现任总统，拼

命想让自己看上去像个新宫的在位者，梅加瓦蒂，苏加诺的女儿，

一位隐居寡言、相当冷漠的土气主妇，苏哈托的一系列意外的、异

常的战略性失误让她摇身一变成为得人心的英雄$阿米安·赖斯

(Amien Rais），一位野心勃勃、机智善辩的穆斯林知识分子，某些时

117 候是在圣母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研究神学和政治学的大学教授，在-m:

哈托垮台的最后阶段的学生鼓动上发挥了领导作用 g 然后是维兰托

将军，他居于党外的、影子国家式的印尼军队中，是它的迟疑不

决、信心不足、很快变得声名狼藉的总司令。

其他提案和可能人选也时不时浮出水面。 其中有日惹的苏丹．

有柏克利培养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有苏哈托的议会政党和政治

臂膀专业集团（Golkar，又称“功能集团”）的头目，有瓦希德的积年

至交（起码到那时为止L 可是在剧情开始缓缓展开的这整整十一个

月里，那五人是主角，他们一直这样延续到它极富歌剧色彩的、令

人眩晕的结局之后．

甚至直到瓦希德从绝境中杀出生路来之前几个钟头，对这场竞

选运动的大多数人来说，领先的候选人无疑是梅加瓦蒂。 尽管她有

文化遗产和她亡父的英名迟迟不去的超凡魅力一一在爪哇尤为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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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那里认定权力是超自然地传承、奇幻般地行使的．但她仍是印

尼高层政治的新手，公然冲撞苏哈托之前一直过着上流社会主妇的

平稳安逸的生活，那场冲突不是她挑起的也非她所愿，一旦发生她

也简直不知所措，一夜间把她变成赶鸭子上架的表达民众怒火的

工具．

这位染恙而且新有鼓盆之戚的将军开始有点摇摇晃晃的时候，

他捏合的政党之一－－“印尼民主党”，他意图以此制约民族主义左

派－－显然是想测试一下限度何在，在 1993 年 12 月拥立梅加瓦蒂

为它的挂名首脑。 对苏哈托而言，她必定看起来像是过去的叛乱的

幽灵，他狂暴地反应过度，试图用有军队作后台的一个愧僵强行替

换掉她。 结果替换未遂，还引起该党另立门户，大学生走上街头，

吵着要苏哈托的人头和他子女的财产$这时他派遣士兵和准军人接

管了梅加瓦蒂的雅加达办公室，逮捕了她的支持者。 这在 1996 年 7

月造成了事实证明是他执政以来最重大的“事变”： 30 来人被杀，

100 余人被捕，许多店铺、房屋和车辆被烧。 这是要结束他的统治

的开端之末，尽管当时还无人明白这一点。 梅加瓦蒂大受惊吓，只

好顺势而行，她被树立为人民权力的当然继承人，是文化上加以修

订的印尼版的阿基诺夫人。

尽管握有从未离弃过她但最终危害到她的神授王权，梅加瓦蒂

的竞选运动仍是一桩耀武扬威的、准宗教复兴运动的、咄咄逼人的

事件：狂热的群众大会，革命的符号，极端民族主义的高喊口号，

以及一定数量的工厂反抗和街头古惑仔的恐吓一一所有这些可能吓

跑了很多人，人数之众不亚于吸引过来的人，而学者们和记者们谈 118

论着内战和被压迫者的回归。 瓦希德差不多从最严重的疾病中康复

了，他组建了自己的政党，与她建立了一种奇怪的、分分合合保持

距离的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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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右翼缺少它自身的起群人物，除了道德主义和仇外，也

没什么堪称纲领的东西，它攻击梅加瓦蒂不是真正的穆斯林，而是

某种爪哇印度教徒，对基督徒和华人心存感激，兴许还是个秘密共

产党人，无论如何是个妇人． 她躲避新闻界，只发表一些极其模糊

的政策陈述（她过去反对东帝汶独立，支持卢比的钉住汇率，但她很

快不声不响地从这些立场滑移开去L 她说她每天同先考谈话。 结

果，这样过了半年左右时间之后，她在 1999 年 6 月的国民大会选举

中赢得了 1/3 强的选票，而国民大会每五年一次开会推举总统。 哈

比比是专业集团的候选人（至少表面如此），在爪哇以外地区特别强

势，他赢得了 1月强的选票g 瓦希德及其党派只具有地方性的吸引

力，赢得了 1/10 强的选票g 赖斯获得的选票不足 8%，考虑到他深

受教育良好的穆斯林欢迎，而且在苏哈托的最后日子里扮演了雅各

宾的角色（他尤其把苏哈托唤作“一条疯狗，见谁咬谁＼自愿立即

取而代之），人们本来料想他会表现得好一点。 某项重大政治活动

的舞台已经搭好了。

要手腕，结盟，政治交易，背叛，奉承，耳边私语，逢场作戏，

等等：“选举”最后三天一一即 10 月国民大会开幕日一一当中所发生

的这一切的详情，很大程度上依然云遮雾绕，聚讼不休。 ①有一点

是清楚的：梅加瓦蒂不得其所，古斯杜尔风头正劲。 她不愿一一抑

或不能一一做交易、换人情，而且似乎坚信既已唤起民众、“赢下”

选举，她不可能被抛弃，结果她输掉了每个阶段的每次对抗，直到

最后仅剩瓦希德屹立不倒。 他随着事件过程的展开，差不多跟别的

①对所发生的事情最近乎细大不捐的描述．是 Jeremy Wagstaff，“I为rk Defore 
Dawn: How Elite Made a Deal Defore Indonesia Woke Up," Tire Wall St附t

Jo“ma/ , November 2, 1999（事件本身发生在 10 月 20 日 L 关于总统选举及其后
续结局的简短叙述，参见 R. William Liddle,“ Indonesia 1999: Dcmoc口cy

Restored," Asian Sun咛， XL2, forthe<。ming(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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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都先后结过盟． ［赖斯凭借瓦希德的支持，成为国民大会的

首领． 有个名叫阿克巴尔 · 丹戎（Akbar Tanjung）的苏门答腊人是哈

比比在专业集团中的臂膀，被诱使背弃他的老板，又靠了瓦希德的

支持，成为议会议长。 维兰托在瓦希德的后来证明可取消的支持

下，起劲地从事院外游说，争取副总统之位。］人们设想瓦希德应

该和蔼地跟梅加瓦蒂说过：“等下次吧，你需要再历练历练。”

瓦希德的当选于 10 月 20 日宣布的时候，梅加瓦蒂支持者们的

反应很暴烈，他们确信她有登上总统宝座的道义权利，一如确信其

他每个人的非法、欺骗和腐败一样。 群岛各地暴力四起。 巴厘是 119

她的竞选运动起步、对她的支持也许最激昂的地方（她赢得那里

80%的选票〉，那儿的树被砍倒，横亘在路上，一家政府机关被焚

烧，年轻人攻击了一栋学生宿舍，那里拘留着东帝汶难民等待遣

返。 攻击穆斯林地区即所谓“甘榜爪哇”（ kampong ]aiva ） 的计划也

制订出来了，一旦付诸实施，那可能举国震动。 在雅加达，一大群

人通宵聚集在市中心一家大酒店收听结果，该酒店当即被捣毁，愤

怒的抗议者狂呼嚎啕着涌向城市。 看上去仿佛内战或至少街头政变

－触即发。

瓦希德立马变向，离弃维兰托，任命梅加瓦蒂做他的副总统．

他叫她上广播、上电视平服她的追随者， 她即刻照办，说： “我是你

们的妈妈，你们都是我的孩子。 回家去吧．”然后，在这整出曲折

大戏的某种程度上算是最惊人一一比她自认屈居人下仅仅略微惊人

一点一一的大转弯中，他们迅速、高效地遵命了：收好标语牌，但息

革命，静静走开。 几个钟头之内，巴厘整妨一新，若无其事。 雅

加达保持着平静，即使动荡过。 其他地方一一泪水、棉兰、南加里

曼丹、西新几内亚的离岸诸岛一一的大爆发也很快消退为零散冲

突。 不论这一切是像有些人开始称呼的那样，属于趋向自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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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成熟和自由市场的举动， 抑或不过是旧轮子的新一圈转动，很

显然印尼终于暂时有了一个多少正当的、多少开放的、多少合意的

执政政府．

大问题依然是，这个政府能否真正统治？ 瓦希德总统府的几乎

一切事物，不单是总统本人，都透露出短暂性、临时性、脆弱性和

敷衍凑合． 新政权是由彼此熟捻已久的权力搞客的撮合而成的联盟

扶植起来的，直面的不是一起危机而是四面楚歌，极度缺乏民众支

持和精心制定的纲领，它令人想起世界上的纳吉布、巴扎尔甘、克

伦斯基之流政权：是预备要碾过他们的历史进程当中的意乱情迷、

罢花一现、多少用心良苦的过客而已。 瓦希德或他的政府也许会证

明比他们那些政府凋谢得慢些，更影响后世，甚或更能捍E它的利

120 益． 那好歹要是一种发展可能性，取决于人们还能说瓦希德真正拥

有一个政府，而非仅仅拥有一个角色（他的内阁成员只有少数几人是

他选中的，大多数是他本人同推他上台的政客间的所谓“一场牲口

拍卖会”的结果L 目前显而易见的是，打赌古斯杜尔必输是有点儿

犯傻． 但是毫不夸张地说，他待做的事尚多，而除了他的机智和

（有人会说〉神奇的关系之外，他没有多少成事之具．

他面前的问题各式各样，催逼得紧，每个问题在它们各自或一

起到达不可救药的地步之前都呼吁及时关注。 它们不能被当作议事

日程上的项目一一罗列出来，因为无法按重要性和优先性给它们排

出逻辑顺序． 但是它们或多或少落入三大类别之中。 首先〈但未必

是首要的，就像急于重返对外商务的外商们往往假定的那样〉，有必

要重新激活本地的跨国经济，那在 1977一1997 年间为 GDP 增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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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 亿美元，让少数人富裕起来，不少人成为中产阶级，把雅加达

变成浮夸的高楼大厦的密林，超过 70%的涉外经济活动集中在

那里。

其次，有必要约束军队，使之职业化，停止和逆转它赢取的（正

当的、不正当的、纯属犯罪的）功能和权力的大扩张。 这种扩张最

先发生在苏加诺治下，当他打发走了荷兰人，没收了他们的财产的

时候，他把军队引入商业管理的世界，然后是在苏哈托治下，他把

军队打造成秘密的类政府机构，使其暴力之手伸进市民社会最不起

眼、最偏僻的角落里。 第三，有必要回应地区的、族群的、种族的

和宗教的各种势力的权力剧增，那些势力大多数不是全新的、全然

统一的，目标也不尽明确，然而它们全是新近因雅加达的统治削弱

从而看到发展机会才蠢蠢欲动的，有让国家分崩离析、变为巴尔干

梦鹿的危险。

当我们试图以这种复合的、多面的方式总结印尼危机时，它最

醒目的特征在于直观和本源难分难解地纠缠在一起，这一点使得印

尼发生的事情似乎极富普遍教益。 躁动的表面一一街头示威、地区

杀戮一一紧贴着安定的基底一一穆斯林／基督徒的宗教分隔，爪哇岛

和爪哇人的政治支配地位。 最紧迫的问题同时也是最深远的问题。

快捷的应急措施－一比如地区间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一一与持久的变

革联系得非常紧密，以致暂时的调整一一比如省界的改变、某政府

部门的撤销一一有着一般的、经久的反响． 政策无小事。 策略就

是战略，修补就是规划，纠正就是改革，不管某些特殊行动可能显

得多么就事论事和实用主义（古斯杜尔的举动二者兼具，再加上怪 121

诞、神秘、随意和变幻无常），它们都是对远远超过卢比的屠弱、军

队的指挥结构或外省的稳定的诸多事项的反应。

无论某些死忠己在叫开的“瓦希德革命”或不那么神志恍惚的

第二部分伊斯兰国东与民族的流变 巧7



其他人所称的“无所谓主义”（“what-th萨hell-ism”，行家会说是

biari11-is111e，随它去主义〉命运如何，它凭以走到那里的道路和沿途所

发生的事情，应当告诉我们关于什么可能发生、什么不会发生的许多

东西，不止是在印尼或后英雄主义、后殖民主义的世界里，也是在据

信正在形成中的星散、无界、麦当劳化、网络化的“全球文明”里。

就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的复兴而言一一假如在腐败、浪费和

资源的妄想性滥用当中，那就是事情的本来面目，即便快捷的应急

措施和暂时的调整也简直没有开头． 泰国、马来西亚、中国香港和

韩国等“小虎”业已经历的相对快速的复苏，印尼这只最大的

“虎”迄今尚待出现。 失业率在攀升，生产不景气，也看不到什么

迹象表明外逃的资本或外逃的资本家从它或他们如今可能正想息、

隐藏或开始新生活的无论何处返回来了。

但是指向复苏的任何举措一一无论多么犹疑、多么微忽一一马

上发现的深藏问题，早已－一不是进入古斯杜尔任期这两百天一一－

是白热化的、“你是哪一方”式的政治斗争的题目。 每一次内阁的

改组，或改组的流言，每一次预算的重新调整，无论多么轻微，每

一次政策的提案，哪怕是技术性的或次要的一一允许对一家国营公

司的外国投标，转变对一家破产银行的行政性控制，把一位苏哈托时

代的商人从他的苏哈托时代商业中清除，眼一家美国矿业公司续订长

期合同一一都会惹出鼎沸的、掩饰真意的争论，它看上去只是涉及手

头的事务。 真正的分裂是在深层的、未解决的、也许不可解决的根

本问题上：我们真的想要这经济有多开放、多无界、多跨国？ 我们

能够、应当、敢于有多“全球化＼多“发达＼多“市场理性”？

这可能看上去不过像是熟悉的对立：一方的人认为透明、贸易

和市场自由是万事的起点、中点和终点，另一方的人希望以更关切

文化意识和民族感情的政策，替代苏加诺五十年前所称的“自由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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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的自由主义”（“仕ee fight liberalism”）一一就在他废除官、随后

废除选举之前。 然而虽然自由贸易与保护主义、比较优势与进口替

代、外国资本与国内所有权依旧是争论和指责居间摇摆的极点，过

去三十年的经验已经改变了对辩论中的要害之处的看法． 印尼精 122

英－－相当部分普通百姓亦然－一－现在既领教过了过度市场扩张的

喜乐和代价，也领教过了过度市场萧条的苦痛和副产品，他们不大

关心设法让国家绝缘于“盛期的＼“晚期的＼“全球的＼“自由漂

流的”或“高级的”资本主义的风暴，更关心让国家有能力挺过那

些风暴，跨步向前。

常言道，“只此一家，别无分店”，这一“家”就是把国民经济

与世界银行一世贸组织→主沃斯世界接通，那个世界被纽约、东

京、法兰克福、伦敦、巴黎和日内瓦的银行和交易所串连起来。 秘

诀－一如果有的话－一是想办法安然度过正是新自由主义者保罗 ·

沃尔克所称的无可逃避的“列车失事＼甚或想办法从中获和lj I 当不

受调控的高速运动的资本洪流撞上虚弱飘摇的国民经济体时，那种

“列车失事”就会发生。①经济民族主义在印尼仍然存在，“亚洲价

① 沃尔克是美联储前任主席．他的话引自讨论“国际金融架构”的一次视频会议，
级人 Tlze Ca/e,rdar a11d Clzro11icle，美国外交关系协会， 2000 年 3 月 ． 第 4 页：

我一辈子都在操心（监管、银行资本基准、信息披露和风险管理），，....丝毫不 管
费心打算防范国际金般危机……浩大的、来去无常的资金流正碰上弱小的、不发达
的……金融体系，那在当前国际结构下是造成列车失亭的因素．

作为一位投资银行家，沃尔克可能被人怀疑带有悲观主义偏见，但在同一次会议
上， 克林顿乐观向上的经济顾问委员会的前主席劳拉·司u草也不过销稍开创
一点：

根除金融危机不是目标．问题是．我们可以成弱它的强度、减少它的次数
吗？……我认为如果你有较好的调控环境、较好的会计环坡和史荫的透明性，你可
以降低受伤风险．

既然没有征兆表明“较好的调控环统”已初~耳署光．甚或“当前国际结构”有任
何重大变化－－也许除了因削弱力图管理它的少数饥构而使它更趋不~定之外．
那么这就是冰冷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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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亦然，甚至有些旧时以马克思主义闻名的理论残骸散落四方。

－但是它们对黑权、本真、正义和道德庇护的允诺，昨天还那么令人

陶醉，今天听着越来越空洞无物了．

相同的一般状况，即习见威胁的固存和习见疗法的不足，在当

下关怀的其他事务上又出现了：军队的角色和国家的完整。 就军队

而言，表面上看问题很简单，那就是明确规定它的职能，并使之不

得逾越． 可是那行之不易，因为过去三十年间，地方政治能力一一

透过自身机构管理自身事务的平常能力一一由于近距离的、无处不

在的军队控制而消没了。 军人树大根深，至少在好多地方，要铲除

他们也势必铲除仅剩的那点国家力量和强制秩序$如同东帝汶所例

示的，他们怎么也不愿接受制约。

就国家完整而言，以一种共享的理想之名号召全国统一，这似

乎是一种消耗性资产。 如果说面对人口流动、区域失衡和族群猜

疑，还有什么东西－一不管它是什么一一将会凝聚这片地方，这个

地方也没打算归宿于一种积久成习的共同认同和历史使命意识或是

宗教性的“伊斯兰国家”。 它将会成为远为涣散、多变和离心的某

种东西一一群岛似的东西． 古斯杜尔张开独眼看去，哪个方向似乎

都无可作为，只有苦苦撑持，有所尝试，不慌不忙，心怀乐观，尤

其是永不止步。 他极其机敏善辩，老谋深算，快活地没有觉察

到一一或是不在意一一他的位置难以成事，他好像适合这个时刻，

不管这个时刻延续多久一一可能是几天，也可能是几年。

(2000 年 4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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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论亚马逊的毁废①

“这是布鲁尔探险者救生刀，”查理说，“……6.25 英寸的不 123

锈钢刀片，洛氏硬度为 56一58; 2.75 英寸的锯齿从刀柄伸展到刀

尖；左边是 180 度的测斜仪，可以测量山的高度；右边是 5 种地对

空信号的操作指南……（它）可以变成......钢丝钳……也能变成

鱼叉，还有 6 根鱼钩，......尼龙钓丝，2 颗铅坠子， 1 教浮子， 1 张

手术刀片，2 根缝衣针，3 根火柴， 1 条火石棒和带有缝合材料的 1

根医用缝合针。它是西班牙托莱多的马托公司生产的，古特曼以

150 美元的价格进口到美国．但是你和西蒙该有一把。它适合

剥短吻隽的皮．当雅诺马马人向你们走来的时候，你们可以彼此

确保严阵以待。”

“雅诺马马人？”

“对。那是世上最暴烈的民族。有些人类学家认为他们是最

早从北美洲迁抵南美洲的民族．他们皮肤白笛，偶尔有人是绿眼

睛。他们是留在雨林维持原样的最大印第安群体。别的印第安

人都怕他们。我的朋友拿破仑·沙尼翁把他写的关于他们的书

① 缎初发表时题为《生活在兽一人之间）） （气的 3mong the Anthr臼＂ ),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48, no.2( 2001 年 2 月 8 日）． 那里讨论的书是 Parrick Tierney, 
Darkness in El Dorado: H剧， Seim出ts and Joumaliirs O.，础’ud the 刷刷刷． －－－原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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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做《狂暴的人民》一一我会给你一本，再给你一本雅克·利佐

的《雅诺马马人的故事儿事情很好理解：他们种植少量芭蕉，但

总体上他们是采集一符猎者，而这些森林里食物不多。因此年成

不好的时候，他们就杀掉女婴；结果女人总是不够分配；结果他们

就为女人斗来斗去．在部落内部，在正式的决斗中，他们拿 10 英

尺长的棍棒打对方的脑壳。在部落以外，他们袭击对方的村落抢

女人，用 6 英尺长的毒箭射杀敌人男子。最重要的是，他们没有

自然死亡的概念，所以如果谁发烧死了，那是某个敌人萨满施的

邪恶巫术造成的。必须为每一起死亡报仇。”

我傻站在那里，手里拿着那把硕大的布鲁尔探险者救生刀。

“现在还是这样子吗？”我战栗着说。

“他们正在互相杀伐，”查理说，“此时此刻 。”

一一雷蒙·欧汉伦（Redmond 0'1-Ianlon）① 

人类学家给雅诺马马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事实上，

anthr。这个单词渗进了印第安人的语汇中，它可不是什么爱称。

对印第安人而言，anthro 已经开始指称像是它的古希腊语本义即

“人”的对立面的某种东西。雅诺马马人认为 anthro 是个强梁的

非人类，脾气烦躁不安，狂野而怪异一一一位惊恐万状的奥林匹

斯山神。

一一－帕特里克·蒂尔尼（ Patrick Tierney）② 

我们的土地、我们的森林如果让自人来破坏，那只有死路一

① 

② 

In trouble Again : A Jo11r11ey Bet,veen tlte Ori11oco a11d tire Amazon (Atlantic Monthly 
Press, 1988), pp.17一18着重号系原文所加．
Dark11四 in El Dorado, 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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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然后溪流会消失，大地会焦旱，树木会枯萎，山岩会灼热得开

裂。在山上生活在林中玩耍的 xapirip是精灵们会逃之夭夭。他

们的父亲即萨满们将再无能力叫他们保护我们。土地一森林将

变得干酒、匮竭。萨满们再不能够镇慑烟瘫一时疫和害我们生病

的恶灵。于是，一切都要完蛋。

一一－达维·科佩纳瓦·雅诺马马（Davi Kopcnawa Yanomami）① 

（亚马逊）雨林的雅诺马马部落始终担心丢掉它的地盘。但

是那场战役从来没有牵扯到网络空间的侵入。该部落正在和一

位佛罗里达妇女作战，她声称拥有域名 Yanomami.com 的所有

权，并标价 25 000 美元试图出售那一权利。“雅诺马马的名称不

打算出卖，”部落领袖达维·科佩纳瓦回应说。那位妇女听说了

一部即将上映的讲述该部落的好莱坞电影后 ，在以“域名抢注”闻

名的日渐普及的习惯做法中，注册了这个万维网网址。

一一－《新闻日报》②

我们被告知，我们正进入一个失重的、 光滑的、以光速前进的

时代，在这时代里，我们全都不过是无穷无尽的信息包之流当中的

地址节点，是不断遭到全方位突击的急攘攘信息处理器。 就学术生

活而言，那更其是凶兆而非现实g 电子书、可下载的博士论文和暴

① In Claudia Andujar, Ynnornmni, Curitiba, Brazil , 2000, p.100. 这是雅诺马马人艺
术摄影的一部粉炎图册，内有法国人类学家布鲁斯 · 阿尔贝（Bruce A I bcrt）所写
的简短民族志描述， 以及摄影者安杜哈尔和雅i着马马民族的－vii代言人达维 · 科
佩纳瓦的个人反思．

② 2000 年 10 月 15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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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的信箱，这种种前景（或威胁〉而外，传播仍以还算符合人性的步

伐、还算较为明审的态度进行着． 不过，当传言说帕特里克 · 蒂尔

尼的《黄金国的黑暗》一书对委内瑞拉亚马逊流域的人类学实践发

出了疾言厉色的揭批之时，网上掀起了针对这十足传闻的控诉和抗

诉的暴风骤雪，由此看来，学术生活的那种状态可能坚持不了多久

了． 我们有些既定的学术习惯，比如评论书籍前要浏览一遍，出版

书籍前要编辑草稿，即便是表达争论也要逻辑连贯地论证等，它们

很可能行将消亡了：那是－个不太匆忙的时代的流风遗俗。 网络空

间里重要的是速度． 速度和数量。

关于蒂尔尼“我控诉” （j'acc11se ） 式的狂轰滥炸即将来临的最早

消息．是以一封上气不接下气、长达六页、单倍行距的电子邮件形

式出现的，该邮件在蒂尔尼的书排定出版的数周前（它实际梓行面世

的数月前〉被发给美国人类学会（AAA）的“主席和当选主席＼发件

人是两位著名的亚马逊研究专家和人权活动家，康奈尔大学人类学

教授特伦斯·特纳（Terence Turner）和夏威夷大学马诺阿分校人类学

教授莱斯利·施蓬泽尔（Leslie Sponsel)0 ① 

他们说：“我们写信告知二位一桩正在逼近的丑闻，它将影响公

众心目中的整个美国人类学专业，在学会会员中间唤起填膺的义愤

和行动的呼吁．”他们手头有 “一位调查记者”所写的一部书的校订

稿，该书记述了“过去 35 年里人类学家和相关科研人员……在委内

① 特纳在 1990-1991 年主持过美国人类学会阜先的一个特别委员会，即“调查巴
西雅谱马马人填况特别委员会” s 施蓬泽尔从 1992 年到 1996 年任学会人权委员
会主席． 迄今尚无网络传播的众所公认的引文规范，那种信息传播在抵达某人
的屏幕之前，常常经历了漫长曲折的、不总是可回溯的传输路径，超链接层见叠
出． 〈准确列出参考文献或许是又一个行将消亡的旧传统．）我不打算提供我的
在线寻｜文的相关网址：它们往往很长，用的是代码，也非常易变．当你回头寻觅
它们的时候，它们可能像电子幽灵一般不见了． 我保留了它们的清单，如有儒
要我可以公布在网上｛！）．在、.vww .anth.uconn .cdu/ gr:idstudcnts/ dhumc/ indcx4. 
htm上，你能找到与这场争论相关的 “300 多条链接”｛如今实数也许接近一两千
了｝的广博索引一一考虑到流量之大，那必定是不完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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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拉的雅诺马马部族中的所作所为＼“其规模之大，波及面之广，

罪行和腐败之严重，在人类学史上是空前的”。 由于 60 天之内

AAA要召开年会，“一般媒体和它自己的会员都会要求它就该书提

出的这些问题摆明集体立场，并采取适宜的补救措施”，有鉴于此，

“你们（作为学会主席）越早知道快要东窗事发的这一情况，你们就越

能备好应对之策。”

他们继续说道，该书披露的“丑闻之焦点”是雅诺马马长期研

究项目，原子能委员会以此当作它在广岛之后确定辐射对人类受试

的效应的一部分工作而予以赞助，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由人类 126

遗传学家詹姆斯·尼尔”牵头组织，“拿破仑·沙尼翁、蒂莫西·阿

什和其他众多人类学家都亲与其事＼ 蒂尔尼“抬出令人信服的证

据”表明，尼尔（他指导战后日本的辐射研究）和沙尼翁（大概是最卓

越的、 一定是最有争议的雅诺马马研究者）“大大恶化了（1968 年）那

起杀死数百甚或数千雅诺马马人的麻痊疫病，甚或是其始作俑者”，

他们给雅诺马马人接种了过时的、“起反作用的”活病毒疫苗，尔后

“拒绝给予染病的和垂死的雅诺马马人任何医疗援助，而这样明确

下令的人是尼尔＼他急切地想在“自然”、“未遭改变”的人类社会

里验证他的“极端的优生学理论”，“执意要他的同事们只在那里观

察和记录疫病， ……不提供医学救助。”

另外，据说沙尼翁一一还有民族志电影制作人阿什，他与沙尼

翁合作了约莫十年，之后他们在怨恨和对骂中闹翩一一为了纪录片

之需，策划了村落间的人为“战争＼这些模拟战斗经常弄假成真，

刀枪见红。 与尼尔一道，他同“企图为非法的金矿开采特许权而掌

控雅诺马马土地的邪恶的委内瑞拉政客”相勾结． 据称他还独自伪

造和再造了他的资料，其中许多纯属虚构，一如他的电影，目的就

是要印证他认为雅诺马马的生活是野蛮、暴力、天生嗜杀的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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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霍布斯式的”社会生物学观点：

这个梦魔般的故事一一真实的人类学的“黑暗的心”，超乎

哪怕是约瑟福 (Jose巳原文如此）·康拉德（虽然兴许不是约瑟

福·门格勒）般的想象……该书会动摇人类学的根基……它将被

公众及大多数人类学家（依我们之见是正确地）视为让整个学科

受到审判，它也应当引发全领域的深思：卑污堕落的事件主角怎

么能够久久地传播他们的毒素，整个西方世界却在礼敬他们，一

代又一代的大学生接纳他们的谎言，当作人类学的入门性内容？

假如那一切还没让两位主席打起十二分精神的话：“它的公共影

响已显出迹象和导向：我们获悉《纽约客》杂志正计划发表一篇详

细节选，时机吻合于该书 10 月 1 日或前后的出版。”

尽管特纳和施蓬泽尔后来看似合情合理地声称，他们的信件是

无意广泛流传的机密备忘录，但以电子方式邮寄它，使得处于某人

“转发”指令范围内的几乎任何人都可以即时得到它，而抗议、愤

127 慨、欢喜和幸灾乐祸的呼啸声势浩大，差不多是转瞬间事。 它躲在

耸人听闻的标题后面透过媒体飞速传播：猛男人类学（《沙龙》）、人

类学进入食人时代（《纽约时报》〉、疯狗人类学家（《民族》〉、人类

学错误的报应〈《国民评论》）、人类学邪恶吗？（《石板》）雅诺马马

人：我们对他们干了些什么？（《时代》〉“科学家”杀死亚马逊印第安

人以检验种族理论（《卫报》 L 《高等教育纪事报》、《科学》、《美国

新闻队《今日美国》、合众社、美联社、《洛杉矶时报杂志》和路透

社都刊发并在网上发布了这桩事件的署名专题报道，连“资本家的

工具”《福布斯》杂志也来凑兴，还把注意力从人类学一一 “渴求行

动事业的思维模式”一一扩及社会学和心理学：“有些人成为社会学

1“ 



家是因为他们仇视社会，有些人成为心理学家是因为他们仇视

自己。”

媒体而外，各种涉事机构、时事评论人和行进协会也从不同方

向发射了密集炮火。 尼尔在密歇根大学执教近 50 年（他卒于 2000

年 2 月，时年 84，把万千荣誉集于一身，只除了一一不明其故一一

诺贝尔奖），该校在网上抛出了 20 页长的“调查报告”，谴责蒂尔尼

营求“反科学的议程”。 沙尼翁新近刚从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

退休，那儿的一个“进化心理学家”（即社会生物学家）团队公布了

一份 70 页长的“初步”报告《大谎言》，说蒂尔尼的指控无知、恶

毒、可笑、 “蓄意欺骗”。 美国科学院院长、尼尔的老朋友布鲁斯·

艾伯茨以声明相声援，指责蒂尔尼“严重伤害了一位伟大的科学家

和科学本身”。

尼尔所用麻殇疫苗的合作研发者塞缪尔 · 卡茨发出了一封公开

电子信，“好让它在有助于中止对吉姆·尼尔的身后毁谤的任何地方

或以任何方式展示出来”，信里说疫苗不是“恶性的＼不可能引起

麻彦，在数百万起应用案例中从未发生过这种事。 （特伦斯 · 特纳

说他如今有空咨询了他的专家，或许也有空稍作喘息，他收回了指

控的“大大恶化了……麻彦疫病，甚或是其始作俑者”那部分，并

向卡茨道歉一一 “由于我得到机会亲自调查这件事，我完全赞同你

的意见”．）阿什的电影制作人同僚忙不迭地否认他曾谋划过什么

事，不管是在亚马逊抑或别的什么地方。 （他也去世了， 1994 年死

于癌症， 临死前暗示他的雅诺马马纪录片引人误解，应当停止

发行。〉

随着“详细节选”在《纽约客》上的发表， 对它及发表它的刊

物的一篇酷评由《大谎言》报告的第一作者约翰·托比登诸《石

板》杂志，而《纽约客》的编辑部也在《石板》上予以尖锐回击g 战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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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渐酣了．①就看美国人类学会怎么表态了，而它的反应要到 11 月

中旬的旧金山会议才露面，含糊其辞，城府很深。

两场全体会议在前后两个晚上召开， 场场挤满了好几百位人类

学家、记者、访问学者和来去匆匆的鼓动家一一这可是加利福尼

亚． 第一次会议包含了一个专家七人组：一位流行病学家，一位免

疫学家，一位医学伦理专家，尼尔实验室从前的一位学生（现在是巴

西的“科学调研者”〉，委内瑞拉土著印第安人事务局局长（她本人是

瓦鲁印第安人），也、尼翁的指定辩护人（沙尼翁本人拒不出席他所称

的“我为鱼饵的群鉴争食＼躲在密歇根州北部考虑何去何从），还

有帕特里克 · 蒂尔尼，他坐在桌子的那一头，看上去莫测高深，超

然于一一或许恰是专注于一一将近三个钟头的不停非难。

蒂尔尼之外的组员中，那位印第安妇女评点了此次讨论土著声

音的缺席，呼吁雅诺马马人参与未来的任何质询s 其余组员轮流宣

称蒂尔尼的疫苗致疫的指控是虚假、诬谤的，他的“反科学取向”

威胁到全世界的医疗援助项目。 然后蒂尔尼和气地说，他不反对疫

苗接种也不反对科学，他明白自己写了一部“折磨人的书＼有些人

觉得很难安然受之，他希望圣塔芭芭拉和密歇根两校能像对待他的

书那样仔细审查沙尼翁的著作，由于感到也许有点寡不敌众，他差

不多到此打住了． 第二天晚上的会上，大约有 30 人各自讲了 5 分

钟，包括特纳和施蓬泽尔，但不包括蒂尔尼，他前往柏克利一波士

顿巡回采访路线去了，但既然谁都没有读过恰好那天终于出版的那

部书，会议简直没有澄清更多东西． 最后，主席和当选主席做了他

① 参见 Patrick Tierney,“The Fierce Anthropol。gist." Tlie N ew Yorker, October 9, 
2000, pp.SO• l I John Tooby,“Jungle Fever,” Slalf, October 24, 2000, 4: 00 
PM PT;“The New Yorker Replies." Slalf, October 27, 2000, 4: 45 PM PT. 在一
篇单独发布的声明“亚马逊人类学的浑水”中， 4纽约客B 编辑部说沙尼翁起先
同意就蒂尔尼的文稿接受采访．然后又食言了，威胁说要打官司． 有关这一
切．参见另一在线杂志 foside Media, October 3,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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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这样的人在这样的环境下通常会做的事情：他们请一位前主席领

导－个委员会，研究是否应当成立官方委员会调查这个问题。①

蒂尔尼的大作包含 3 编， 18 章， 398 篇参考文献， 1 599 条脚

注，无奈成了业已获得一项文学大奖（美国国家图书奖，非虚构类）

的提名而它的作者却暂停发行、收回校样、仍忙于修订以还击发表 129

出来的洁难的唯一作品。 别的不说，它是富于制片效果的．“野人

相见”，“疫情爆发＼ “原子化的印第安人”，“拿破仑战争＼“饥饿

园地，战争恶犬＼“谋杀和繁殖”：通过这一系列联系松散但效果

强烈的片段，它讲着它的故事，除了少量的统计涉猎和医学讨论

外，主要是利用场景、人物和戏剧性事件。

一位委内瑞拉的政治冒险家、环保主义者和露天矿主（也是那

“探险者救生刀”的发明人）跳伞进入丛林，为的是劝开出于某种缘

故一意要拼个你死我活的两位法国人类学家。 委内瑞拉总统夫人，

① ＃略战在继续：大概也喘过气来．蒂尔尼簸近（2000 年 12 月 3 日〉通过他的出版商
诺顿公司回应了托比和文伯茨的批判． 他说托比“不是一个中立的观察者＼而
是人类行为与迸化学会主席（i'.JI尼翁是他的前任｝，也是“加州大学圣地芭芭拉分
校人类学系的联席主任＼该系曾资助过某些雅诺马马研究工作． 蒂尔尼说托比
“一直试图阻止出版我的书和对它的公正评论＼又把他的作品与施蓬泽尔一将
纳的电子邮件混为一谈． 而后者对尼尔和沙尼翁的指控是不一样的，也不如他自
己的来得i蓝侬． 他列出了托比（（石板P 文章里的 10 例”错误”和“失实陈述”．
文伯茨的新闻发言其实更像私人反应而不是科学院官方的饭重声明．针对他

的说法，蒂尔尼承认自己犯了些小失误，但他再次否认曾谴iJt尼尔故意引发麻掺
疫悄s 他只不过批评了他在疫悄爆发后的行为． 蒂尔尼也指JU艾伯ix歪曲了他
的若干论点，辩称：“（《黄金国的黑暗）｝〉出版前遭受的炮轰可i目惊天动地，但
考虑到这场论战中的利害关系，到［I并不让人惊讶·…i仓战把本书曲解得像是只涉
及亚马逊的麻~疫苗和…··疫悄……实际上它是有着普遍的、包罗万象的主题的
一部著作．”

美国人类学会执行委员会在 11 月会议之后的决议文本．承诺 2 月份拿出某
种结论， 它如今可在学会网站上找到： www. amcr.mtlussn.。rg/press/ cldorado.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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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着一袭白衣＼套了“一双硕大的靴子＼顶着“一顶宽博的自

帽”，乘坐直升机在印第安领地上空盘旋，把美国记者、 旅行社代理

人和其他名人运来寻觅“处女村”和“名副其实的原始人＼ 沙尼

翁被脱得只剩内裤，身上装饰着羽毛，载歌载舞，被当地的迷幻剂

麻痹得晕晕乎乎，当他仪式性地“杀死”一个吓坏了的小男孩时，

他在他头上折断了箭。 那里有同性恋的淫乱室、金矿区的大杀戮、

囚禁的故事、吃人魂灵的萨满、游击队的侵袭、四类传教士，以及

由英国电视摄制组无动于衷地拍摄下来的一位印第安妇女及其新生

儿的垂死挣扎． 这些都被一种暴怒而权威的画外音推动向前一一神

谕的、定罪的、全面的、决不宽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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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雅诺马马人断定沙尼翁不过企图欺诈他们。他想彻底

控制影片、人员和预算，他只打算从富得流油的餐桌上给他们点

儿面包屑吃。一度体现了秃莺精神的这个人，如今在委内瑞拉首

屈一指的金矿主的陪同下，把他的直升机降落在印第安人村庄的

中间．

可悲的是，（尼尔）随身既带着他的信念也带着他的实验来到

雨林．（他）和他的优生学门徒让进化的非个人性浸透了个人性

的意图：自然选择变得自私、凶狠、残忍和－＠骗。原子能委员会培

训的医生们发给雅诺马马人对免疫力低下者潜在致命的放射性

显迹同位素和疫苗。科学家们继续在疫病之中拍片和采集血液。

这些勇敢的人在黑暗一面长途跋涉，但在核爆的地面零点的人造

光芒下，他们看不到任何阴暗。

（沙尼翁）把雅诺马马人描绘成残暴的原型的企图原本是差

劲无聊的，要不是因为它的政治后果的话一一－由于种种荒诞无

稽的歪曲，这个神话已渗入生物学、人类学和大众文化……正如



玛格丽特·米德有关性自由和育儿方面的信念努力挤进了公共

政策争论那样，沙尼翁的残暴的雅诺马马人已成为某些社会科学

家的证据，说明无情竞争和性选择不能被空想的社会改良家借立 130

法消除之．雅诺马马人是一直备受冷落的冷战分子．

重罪需铁证，即或做不到这点，起码也需要海量证据。 蒂尔尼

的这种多方取证，据他说费了他十一年之功，其中多数是在现场，

计划行程、访谈印第安人、阅读传教站报告等，他的搜集方法就是

不懈地、挖空心思地追索他的主要疑犯尼尔和沙尼翁在 1966 年和

1995 年间的隐晦繁复的作为一一前一个年头是尼尔手握项目初次到

达奥里诺科的时候，后一个年头是抄尼翁最后完全不受欢迎（此前至

少两次被逐）终于撤身离去的时候。 结果是参差不齐的，有些地方

模糊或证据不足，有些地方则如批评者们所说简直不公正，是意识

形态化的事后臆测。 但随着实例的累积及其涵义的凸显，它整体上

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开始入情入理了． 不论是什么造成了麻莎流行

（应该说那个问题在书里面远不像在对该书的讨论中那么突出），有

理由－一不管多么粗陋一一表明，这些带着照相机、药水瓶、注射器

和笔记本的自信而坚定的所谓“科学家”们，与他们从中寻找可以

填充那些器材的事实的被骚扰、被困扰、被欺骗的“土人”，二者之

间的关系出了严重差错一一在他们的相遇中有某种东西被彼此深深

误会了．

“为什么（这些兽一人）老想研究我们？”有个印第安人忧伤地问

道，他看着他们忙活了 30 年，还记得他们初次到来时他尖叫着逃进

树林的样子：“（他们）有个脑袋，雅诺马马人有个脑袋。 （他们〉有

两只眼睛，雅诺马马人有两只眼睛。 （他们）有五根手指，雅诺马马

人有五根手指。 他们干嘛这么热衷研究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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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不止是数以千计的血祥和尿样、神秘的放射性殃示踪剂或

解释不清的药物和接种一一它们似乎是致病而非治病。 问题也不止

是这些来客们记录下要求披露个人姓名的生育史，这一做法是印第

安人的大忌，让他们群情汹涌，一度差点儿要了在这事上粗暴无情

的沙尼翁的命。 问题也不是对谋杀、凶手和受害人的认真制衰，为

了拍电影而使对立家庭和相争的头人一决雌雄，或者拿铁斧和大砍

刀、偶或拿霞弹枪贿赂部落成员一一那些东西在一个土木的村落文

131 化里全是翻江倒海式的干预。 甚至问题也不止是尼尔、沙尼翁及

其淘金一游猎联盟的雄图大计，他们想“把雅诺马马人的家园变成

世界上最大的私人庄园＼一个由他们自己经管的 6 000 平方英里

的研究站和“生物圈”一一所幸的是当委内瑞拉总统被推翻、他的

奇ffi夫人逃离国土时，计划流产了． 问题在于，兽一人们 （和医师

们）这些十足的还原论者不认为他们的研究对象是一群人民

(people），而认为是一个种群（population ）。 雅诺马马人的确有必不

可少的脑袋、眼睛和手指，但他们是一项探索中的控制组，该探索

的中心在别处。

尼尔实际上对印第安人有一种浪漫的想法，那是除了看他们做

事之外跟他们不怎么打交道的人常有的， 即觉得他们勇敢、英武、

直率、趣味横生、没有被文明习气所腐化。 他着手验证手头的雅诺

马马人假设． 作为尚存的最近乎“原封未动的＼“未受他文化熏染

的＼“自然的”人类共同体，我们远祖状态的最后一个活代表，尼

尔认为在他们当中比在现代人口中更容易辨识驱动人类演化的根本

力量，因为种种劣生学的制度如降低婴幼儿死亡率，为老人、身心

缺陷者和残疾人提供治疗，让有特权者和不好斗者缓服兵役，结束

多配偶制等，都伪饰和扭曲了现代人，使人类退化。 特别是，人们

应当有可能“找到‘能力’和生育力之间的一种清晰关联（至少对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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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而言〉，首领或头人繁殖力更强的一种结果＼①tJ;尼翁－一那时还

是寻找论文题目的研究生一一决定让自身和自己的职业生涯与之结

合的，正是“寻觅领袖基因”这一研究计划。 尼尔写道：

对这些研究来说，不可或缺的文化人类学家就是拿破仑·

沙尼翁。纳普……听说我们的发展计划后……在安问伯找到

了我。凭借我早已建立的联系，我可以助推他进入这个领域；

他则……能够把村庄的世系拼合起来，这是我们工作的基础。

关于遗传……世系的细微差别，我们经受过相同的教诲……人

们但凡熟悉纳普有关雅诺马马的著作，就明白这些课程上得多

高妙。②

实在太妙了。 尼尔有一种达尔文主义的推测（人们要不要称之

为“优生学的”，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定义〉，以为阳刚之气、暴力、

支配和对妇女的占有在部落社会里透过头人们特异的生育力而选择

性地结合起来，进而认为战争和不平等是把人类与其他灵长类分开

的驱动力量。 正是想证实尼尔猜想的努力让“不可或缺的人类学

家” tl、尼翁陷入困境。 他花了四分之一世纪，在这个领域内外，拼 132

命地想方设法寻索支持尼尔猜想的证据，算啊，量啊，照相啊，也

许还激起暴力行为，不情牺牲掉他自己对关于雅诺马马人〈与其说是

“暴烈的民族”，不如说是活力洋溢的人民）那一切的更精做、直

① Jam臼 V.Nccl, Plz严icia11 to tire Gene Pool: G臼，etir L西。”s and Otlrer Stori白（John
Wiley, 1994), p.302. 这是自传和“遗传医学”方面的讲遮式专论的组合之作．
尼尔接着说：“我们田野工作的主要挫折之一在于，不论怎样集思广益．我们始
终设计不出对雅诺马马人的 ‘头脑’的现场测试法－一即使找自1设计出一种米，
雅诺马马人也没兴趣认真对待官0 " 1997 年的一次电话采访中．他向蒂尔尼坦
承．他无法把他的 “天生能力指标”的等位基因分离出来．从而直接确证他的大
人物／大头脑／大生育者理论．“这是我生命中＆沮丧的一件事”．

( Neel, Pl，庐，ciarr to tire Gene P时， p.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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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详尽特别是个人观察的判断。 这位民族志学家、人类特殊性的

鉴赏家、个性特色的礼赞者，渐渐地、事实证明无可挽救地消逝在

尼尔一一后来是 E.O.威尔逊一一的总体化视景里。 他像眼他同名的

那位人物一样成了假设的牺牲晶。

这里有点令人惋怆。 有人可能同情沙尼翁的困境：他试图一

面是个负责任的人类学家，一面又是他的某个敌人所称呼的“尼尔

的导盲犬”。 或者可以说，假如他不曾像后来实际发生的那样，当

批评四起之际他的观点日趋极端，愈见僵硬、 好斗、自吹自擂，至

少有人可能同情他。质疑他、他的工作或他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

所有人（包括迄今为止差不多全部亚马逊同事），一概被斥为“马克

思主义者＼“说谎者＼“学术左派的文化人类学家”、“专横的独

裁者＼“政治正确的假同情者＼“和平主义者”、“不敢同教会较

量的怯弱人类学家”和提倡“高贵的野蛮人”的原始生活观念的

“反科学的、后现代的说教者＼ 他跟他的许多学生、跟阿什、最

终显然眼尼尔都闹翻了。 末了他在 62 岁上早早退休，隐退到他在

北密歇根圣赫勒拿的私人住所，梦想着收复失地、复仇和雪冤：

174 

由于树木遮挡，他的房子从大路上看不见，对一个想要私密

的人来说它是个理想的隐伏处。但是沙尼翁将前门边的一间小

书房变成了作战室。在波拿巴的一幅画像下，这位人类学家战斗

了几个星期，细细检查原来的笔记，组织从前的学生和心怀同情

的同事的支援，来反驳蒂尔尼的指控。 E.0.威尔逊每隔一天就打

电话来。（有“自私基因”的）理查德·德沃金和（有“语言本能”

的）史迪芬·平克公开力挺他。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和密歇

根大学维护着网站……上边逐条驳斥蒂尔尼的论点。“我在考虑



采取法律行动。”沙尼翁说。①

德国占领法国期间，安德烈·纪德在报章杂志上发表了一组

《想象的采访》，以一种拐弯抹角的、伊索寓言的方式评论文学、政 133

治和文化领域中的方方面面一一他之获准发表就因他是纪德。 在有

一篇里， 他论及了当时流行的一个问题，即“知识分子”对法国陷

落的假定责任问题，他用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寓言结尾。 停泊在江

岸边的一条小船，吃水很浅。 一些人先后上船，我记得顺序是这样

的：一个肥头大耳的政客，一个戴着勋章的壮硕将军，一个肥硕的

夫人和一个朦肿的资本家。 于是随着他们登船，船下沉得越来越

深，水升到舷边了。 最后，一位瘦得像竹竿的教士上得船来，船终

于沉了。 其余的人全把矛头指向他：“他就是罪魁祸首！ 就是他酿

成祸事！”

考虑到过去半个世纪发生在雅诺马马人身上的一切事情，遇上

人类学家一－以及人类学家的批评者，虽然二者有时同样难缠一一

必定只算是小小的历史变化，是极大曲线上的极小波动。 这两万印

第安人，他们已经被裹挟到历史上最大规模、最强取豪夺的淘金热

之中。 塑造和供养了他们的森林已被国际木材业利益集团侵袭，带

给他们饥懂和营养不良。 他们密集地听受传教活动，他们被严重西

班牙化的两个民族一国家统治着，他们能够寄望于那两个国家的最

好事情是怜悯和置之不理，他们已经变成一一或者起码正在变

成一二一个纯之又纯的地点，一个旅游景点。 折磨他们的瘟疫远远

① j。hn ].Miller,“The Fierce People," National Revie111 Online, November 20,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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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麻步，后者不管怎样危重，也仅肆虐一时，而他们如今罹患的

症疾、肺结核和其他呼吸道疾病是慢性的、致人衰竭的，只是渐渐

要命． 每年的发病率据估计高达 35%，死亡率接近 10% I 而某些

地方的生育率正向零趋近。

所有这些民族志学家、遗传学家、社会生物学家、人权活动家

和“鼓吹性新闻记者”为之吵得不亦乐乎的这个民族（或种群），在不

过一代人的时间里，就从“未受触动的”发展成“危如累卵的＼从

“刚有接触的”到“毁灭在即的＼ 他们曾被假定是“自然的”、从

遗传学上说是“祖先种群”，是“全世界……仅存的大原始部

落”。①既然他们这种控制组的价值降低了或消失了，拿他们做的实

验也停止了，实验人员撤走了，那么而今他们在我们头脑中该具有

何种存在形态，有何种物性？“从前的原始人”在世界上占有何种

地位？

一言难尽，先例几乎不令人鼓舞。 也许佛罗里达那位有创业精

神的妇女看清了什么。 拍部电影看来不成问题（西恩·潘饰演拿破

仑－~、尼翁？詹妮弗·洛佩兹饰演总统夫人？ ). 网上互掐看来注

134 定要延续一会儿，让当事人舒心一一如果没有别人的话一一或许需

要好几年． 在我们习惯上所称的“真实世界”里，无论雅诺马马人

发生什么事一一“文化适应＼“少数族裔化＼贫困化、向贫民窟迁

移，或是 E.O.威尔逊在对沙尼翁某部书的赞许中欣欣然所称的“他

们的世界与我们的世界之间的从容得体的调和”②一一他们在网络

空间的位置像是有保障的。 谁要还在寻觅他们，他用调制解调器和

搜索引擎就能找到。 Yanomami .com. 

( Napoleon A. Chagnon, Ya11a111amii : Tire Last Da泸 of Eden ( Harcourt 81':lcc 
Jovanovich, 1992), p.xi沾着重号系原文所加．

( Chagnon, Y.刷刷刷叩g The Last 臼泸 of Ed凹， p.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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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何路通麦加？ （上）①

眼下，在这个国家里，我们正马不停蹄地参与到建构可垂为典 135

则的“伊斯兰教”的广场形象的过程之中，仿佛经过多年无视以

后，最好能一举而竟全功。 直到最近，我们只是对这样一副形象有

所暗示－一种马、妻妾的内室、沙漠、宫殿和圣歌的游辞浮议． 65 

年前《纽约客》上彼得 · 阿诺的一幅画作差不多就总括出了这一事

态。 一位戴着斯泰森毡帽的游客从他的敞篷车探出身去，向匍匍在

路边祈祷的包着头巾的男人问道：“嗨，老兄，哪条路去麦加？”

大家一哄而上要改变这种随意混合在一起的无知和冷漠，其原

因是明摆着的： 9 · 11、人体炸弹、库塔海滩、奥萨马 ·本 ·拉登、

内罗毕、科尔号驱逐舰，还有今天的伊拉克战争． 现在不太明朗、

未来相当长时间里也不会变得明朗的是，那一切在把我们带往何

① 由两部分组成的一篇书评和文章之第一部分．最初发表在川”’ York Revitw of 
血地邸， 50, n。.10(12, June 2003λ 其中讨论的书如次： Bernard Lewis，刚刚

Wem Wrong? Tlie Clnsli be11veeu [slam and Modernity 川 1/,e Middle East; BcmJrd 

L阳is, Tire Crisis of [sin,” : Holy U,旬rand U，』／10
in a Glo阳lizing World; M.J.Akt陆r, Tire Sl,ade of Swords: Jil,ad arrd 巾。”，fli<t

betrvee,1 Islam arrd Clrristiarrity; and Karen Annstrong, Islam : J\ Sl,orr History. 

原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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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这个在我们视界上猛然一一也是真实一一出现的模糊而危险的

他者，我们对它的看法终将变成什么模样？ 随着苏联的解体，我们

陡然失去了熟悉的、几近亲密的敌人，我们头脑里正取而代之的，是

轮廓极不清晰、远离 19-20 世纪欧美政治史的某种物事。 共产主义

好歹还有西方血统，因为它的根在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 马克思

和列宁是从一目了然的历史背景下冒出来的，他们的意识形态意图从

外表上看源于我们挚爱的某些社会愿望。 但是“伊斯兰教”，阿拉伯

人、 土耳其人、非洲人、波斯人、中亚人、 印度人、蒙古人和马来人

的那种信仰，一直与我们的文化地图天各一方． 我们美国人对我们

多数人都仅知其名不识其余的狂热对手，该作何想法呢？

136 最近两三年里，意在帮助我们回答这个问题、给我们上一堂（如

习语所说）“理解伊斯兰教”的速成课的图书和文章云涌而出， 作者

有历史学家，有新闻记者，有政治学家，有比较宗教学者，有社会

学家和人类学家，还有各自怀珠抱玉的业余爱好者。丁ihad”（圣战）

这个词，多数美国人都见识过一一如果他们果真见识过的话，那多

半是在廉价小说或周六日场电影中。 它已经成为大众和学术话语的

主要题材． 为那个捉摸不透的人物即“普通读者”而著的作品开始

面世，笔涉伊斯兰教中名目繁多令人困惑的东西， 什么“改革主

义＼“现代主义＼“激进主义＼ “极端主义”或“基要主义”甚至

偶涉“瓦哈比主义＼ 解释伊斯兰教法、古兰经教义、斋戒、朝圣

或者面纱意义的手册突然待售坊间． 有关伊斯兰教育、科学、仪式

和学术的入门介绍，对什叶派教士、心醉神迷的兄弟会以及“苏非

主义”那神秘飞行物的叙说，也是一夜间满城花飞。

伯纳德·刘易斯，这位年届八十六高龄、也许是当今顶尖的东方

学家，成了一位畅销书作家、电视名人、有紧迫感的鹰派人物和美国

副总统的知己知彼的顾问． 把一门关于古兰经的课程引人北卡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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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大学的一项尝试，就造成了国家和教会间的著名讼案，和右翼教派

热狂的肆虐。 凯伦·阿姆斯特朗一一以前是英国修女，急欲指点别

人一一所写的一部自信的小书，已成为我们最广为阅读的“穆罕默德

宗教”指南． 甚至意大利的媒体夫人奥莉娅娜·法拉奇，自十来年

前对亨利·基辛格的著名的讽刺性采访后本已淡出公众视野，此时又

回来再作冯妇，嘶叫着攻击伊斯兰教的一切，“包括阿富汗人、波斯

尼亚人和库尔德人在内”，也攻击西方那些认为不要对“留大胡子、

穿黑色罩袍或蒙身长袍的溺信者的文化”恶语相加的任何人。①

那还只是开头。 一位来自旧金山的前托派分子、前“垮掉的一

代”成员、前计闻作家，曾在波斯尼亚饭依苏非派，后来又成了犹

太《前锋日报》华盛顿办事处主任g 他发表了对沙特狂热行为的狂

热抨击，结果被美国之音解雇。 冷战期间很活跃的一位杰出反苏学

者的儿子，把“西方对非西方”（ the West vs. the Rest）的论战推进了

－步，发出“穆斯林来啦，穆斯林来啦”的战斗号令。 一位南亚的

流亡者，在美国以笔名出书，普及了伦敦亚非学院一群籍籍无名的

阿拉伯专家的著作，后者致力于从文本上解构古兰经、 口传教义、

先知穆罕默德以及“麦加神话＼面面俱到． 从前最高法院戴维·

苏特大法官的一位书记员、而今的法学教授，遍搜伊斯兰国家和政

府的案例， 找寻民主潜力的迹象和前兆。 一位在中东有着三十年实 137

践经历的前中情局参谋，敦促我们赢得“穆斯林知识分子”的衷

心，他说那是日见其多的一类开放的、宽容的世界主义思想者。③

( Approaclring tire Q11r'a11: Tlie Early Revelatio11s, translated by Michael Sells, White 
Cloud Press , 1999; Oriana Fallaci, Tire Rage a11d 11,e Pride, Rizzoli, 2002. 

( Stephen Sci、、，vartz, Tl,e T，叫 Fae自 of lsla11 
Mili阳”t Isla’,g Read『es A”1erica , N。rron, 2002; Wl,at tl1e Koran Really Says, edited 
by lbn W盯叫， Prometheus .Be旧ks, 2002 ; Noah Feldman, Aρ。Jil,ad, A”’erica and 
tl1t Stri惚le f or I山”ic D凹，1ocra叽 Farr.tr, Straus and Giroux , 2003; Graham E. 
Fuller, Tl,e Fu111re of Political I归”，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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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西蒙斯是克林顿政府驻巴基斯坦的最后一位大使，一

位隐退到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的职业外交官，他把“政

治伊斯兰”置放在势不可挡的历史宏大局面即“IT（信息技术）引导

下的全球化”的背景下。 卡内基公司总裁、 布朗大学前校长瓦尔

坦·格雷戈里安，一心寻求“促进西方和穆斯林的知识分子、专业

人士……神职人员……和神学家的多边对话的最佳办法＼他给他

的董事会制作了伊斯兰教为何物的 P盯概要，并说服布鲁金斯学会

刊行它，洛克菲勒和麦克阿瑟基金会赞助会议考论它。 保罗·伯

曼，一位新左史家，贱价抛售了他的主题，转而倾心于发掘伊斯兰

极端主义背后的“深层＼“精微”的哲学， 以便明确表述一种同等

深思、同等好战的反立场。①有许多支箭，以不同力道、不同效力和

不同意图，向许多方向射去。 我们该从这一切得到什么结果？ 到

底哪条路通往麦加？

这个问题因下述事实而益形难解：这些箭并非胡乱射向虚空之

中，而是如前文的目录所示，射入一个早已挤满意识形态战士的活

动场． 美国人对伊斯兰教的看法，参差多样，饱含不祥之兆，它是

在这样一个时代树立起来的，此时美国人对美国的看法本身就是不

乏疑虑和争议的话题，整个国家似乎踏上了矛盾频出、争执不休的

进程． 关于“什么是伊斯兰教”的争论所采取的那些形式，如“他

们真正信仰什么？”“他们实际上怎样感知？”“他们实际上意欲何

为？”“我们能拿他们怎么办？”既归因于它们设法再现的迷乱、失

稳、瞬息万变的思想界，也同样归因于我们的国内分歧，归因于有

关我们国家利益和国家目的、有关我们之所信、所感、所欲的那些

( Yanan Gregorian, Islam: A Mosaic , Nor a Monolith , Brookings lnstituti。n Press, 
2003; Paul Bcnnan, Terror and Liberalism , N。rton, 2003 . 而这不过是冰山一角z
准备这篇评述时我读过 50 多部近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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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战的观念。“理解伊斯兰教”，定位它、描述它、把它简化成明了

的要点一览，这种努力被卷入当前时刻的兴奋骚动中了。 它是反应

和反动的事情一一即警告、宽慰、思告、攻击的事情。

这多如牛毛的图书（优秀的、低劣的、平庸的、奇特的）如今铺

天盖地地出版，它们不止象征着对突然涌现的大众市场的不失时机

的利用，或是知识流行风的战略性转移－一也许两者是一回事。 它

们还象征着我们国家经验里某种极新的、有些方面空前的事物的开

端：一种朦胧而堪忧、正钻进那一经验核心的异己现象的持久形象 138

的建构，它像是现场直播，在真实时间里，在外部的共同文化中，

我们可以目睹它的制作，注视它的发生，观察它的制作者，追踪它

的演变。 那是对一个想象客体的集体意识的形成，从这个观点看

来，首先需要评估的不是大声疾呼着要我们注意和同意的作者们的

可靠性、学识或学术立场，那相差很大，不能一言以蔽之g 首先需

要评估的是：这些心意己决的现实指导者想让我们思考的是什么样

的东西？

本着关心假设甚于关心发现的那种精神，人们可以标识出四大

取向，尽管它们既非纯一的也非自足的，它们大致划分和勾描出论

争和解释的全域。 首先是“文明”取向，它将整个“西方”与整个

“伊斯兰”相对立，比较它们的命运。 其次是这样一些尝试，它们

痛眨当代各种潮流的穆斯林思想和实践，把它们置于文化上眼熟的

意识形态差异的网格里一一按照公认的政治表达范畴，在伊斯兰教

（和“伊斯兰教徒”）当中区分出“好的”“坏的＼“真的”“假的＼

“正宗的”和“盗名的＼“宽容的”和“严苛的＼再次是这样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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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和或调停的努力，它们要在伊斯兰教义和其他主要宗教传统的教

义之间找出“道路千条同归一神”的会通处，以便为它们的共同演

化设定正面航向． 最后是聚焦于地点或人民或民族的一些研究，它

们设想“伊斯兰”不是历时久远、凝聚成团的巨型实体，而是大量

个别的、很多方面互不相干的、“家族相似”的传统，由于无处不在

的现代性的巨大席卷力量向前推进，这些传统被拖进越来越直接而

艰难的彼此接触之中．

东西方的“文明”现过去是、现在也是常说的“东方学”往往

特有的取向． 东方学这个词有时是描述性的，有时是倾向性的，它

指的是大学里偏于世界史和考证－文献学的、起初属于欧洲的

“·中·东或‘近’东（偶或是‘闪语’）研究”传统，这个传统自勒

商以降就建基于“基督教世界”（Christendom）和“伊斯兰世界”之

间的深层主题对比． 术语“基督教世界”从 20 世纪中叶起就不再

流行，那时先是斯宾格勒、接着是汤因比（方式有别地）让以他们假

定的“精神”为基础概括整体文明及其进化的风气有点黯淡无光。

139 但是最近它可说是经历了一场复兴，尤其是在地缘政治学圈子里，

这多亏了哈佛政治学家塞缪尔 · 亨廷顿之类作者，他设想，沿着将

伊斯兰教的世界和基督教（或者起码是后基督教）的世界分划开来的

那些“血腥边界”一一巴尔干诸国、中亚、 苏丹非洲和南菲律宾， 一

场“文明的冲突”迫在眉睫。①

这里最卓异也最富争议的人物又是伯纳德·刘易斯。 二战前刘

①参见 Samuel P.Humington, Tlie Clasli of Civilization and tl1e Remaking of tl1e World 

Order, Simon and Schuster, 1996. “伊斯兰”既指“宗教”也指宗教激荡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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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它缺乏类似基督教／基督教世界（Christianity/Christendom）这样的区
分．这种用法有点儿妨碍此处的探讨． 已故的马歇尔·霍奇森一一他的 4伊斯
兰的历险））（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1974 年〉一书是伊斯兰研究的这种世界史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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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斯就读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修习伊斯兰史，战争期间任职于英国

情报机关， 1974 年转到普林斯顿． 他写过 20 多本书和几百篇文章

论述近东和伊斯兰主题：土耳其共和国的形成，伊斯兰教中的种

族、肤色和奴隶制．阿拉伯语诸民族的历史，伊斯兰教的政治语

言，穆斯林发现欧洲，伊斯兰教里的犹太人， 12 世纪的恐怖主义教

派先驱（因其成员据说癖嗜印度大麻，它被称作阿萨辛派L 他有着

自信而流畅的风格，间或显得博学、讥讪、傲慢，惯于提出宏大结

论$凭借不倦的写作、讲演、游历、咨询和奔走于媒体之门，他给

自己立起了一个公共的、半官方的角色：中东一切问题上的首选

权威。

他的两部新作《错在哪里？》和《伊斯兰的危机》，是从《大西

洋月刊》和《纽约客》上的通俗文章一一作于 9 · 11 之前，而今看来

颇具先见之明一一衍生出来的。 它们行将成为“我们和他们＼ “不

同世界间的战争”和“信神者一不信教者”那种穆斯林心智观的权

威说明。《时代》杂志公开赞扬说：“对这个主题的新人而言，伯纳

德 . XJJ易斯就是老大。”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眼中，他是“炙

手可热的学者＼ 在《国民评论》眼中，他“就伊斯兰研究而

论……是我们所有人的教父”。

刘易斯的论证极其简单。 全世界的穆斯林都沉洒于对丧失文化

领先地位的迷茫而愤恨的哀痛之中，他们曾经拥有那种领先地位，

如今已经失去了。 他们同等程度地填怒西方、历史、 不信教者和

“现代性”，也由于是他们听任事态陆人这般困境而自怨自艾。 当

欧洲在黑暗时代的泥沼中不能自拔之时，它所具有的哪怕根在欧洲

的知识也是经由希腊文原本的阿拉伯语译本辗转相传的。 大约一千

年的时光里，穆斯林世界一一大马士革、巴格达、格拉纳达、伊斯坦

布尔、福斯塔特、伊斯法罕一一不只是世上超迈的文明，它就是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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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文明（筑墙自固、自给自足、偏据一隅的中国除外〉：

许多世纪里，伊斯兰教的世界处于人类文明和成就的前列。

在穆斯林的自我感觉中，伊斯兰教本身简直等同于文明，它的边

140 界之外唯余野蛮人和不信教者……他们看待欧洲的偏远之地就

像看待非洲的偏远之地一样，视之为远离中心的野蛮和无信仰的

无边黑暗，那里没什么东西好让人学习的．除了奴隶和原材料外

甚至也没什么好引进的。对北方和南方的野蛮人来说，他们最大

的希望就是被合并到哈里发的帝国里，从而获得宗教和文明

之利。

改变了这一切的是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工业革命：西方学术

的重振旗鼓和阿拉伯、波斯、摩尔、奥斯曼文化的衰朽，基督教教

义的理性化和伊斯兰教义的僵化，技术发达的、“科学的”西方与传

统的、落后的、“手工业的”东方之间日渐拉大的军事和经济差距。

16 世纪通往印度和新世界的航道的开辟， 17 世纪奥斯曼帝国的止步

于维也纳大门之外， 18 世纪末拿破仑的进军埃及，这些不过是伊斯

兰伟业退潮的悠长轰鸣中的若干阶段罢了，曾经有过阿维森纳和伊

本 · 赫勒敦、萨拉丁和苏莱曼大帝的伟大穆斯林世界，堕落成“恶

性循环的憎恨和侮辱、迁怒和自怜、贫困和压迫，而以外来统治”

和伴随着它的极端排外告终．

在《错在哪里？》一书中，这种晓践板式的基督教一穆斯林历

史一一此上则彼下一一以随意、 克制、几乎是惋惜的腔调叙述出来，

穿插着狡黠的旁白和洒脱的评论，那肯定是该书大受欢迎的主要原

因， 如果撇开正当其时的好运不论的话。 在这个时代里，如此之多

的历史书写放弃了因果模式的、像故事书一样的、“然后，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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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式叙事，转而信奉后现代的非线性、怀疑主义、相对主

义、镜头和非决定性，此时这部经典的宏大叙事出现了，展现出公

认的学识、慎重的语气、长远的眼光和朴素的事实的那种威信，它

不啻是一种慰藉。 至少有人懂得．

但是在 9 · 11 以后所著的《伊斯兰的危机》里〈《错在哪里？》

刚好写于 9 · 11 之前，出版时加了一篇简短的后记，把那次攻击说

成是“持续了超过 14 个世纪的一场斗争的最新阶段”），刘易斯戏剧

性地抛弃了这种矜持的、审慎从容的深度观察立场，代之以情绪热

烈的、极其当代性的、近距离观察的辩论，旨在唤起西方特别是美

国做出武装回应。 摩萨台、复兴主义、 苏伊士运河、穆斯林兄弟

会、 瓦哈比主义、哈马大屠杀、自杀炸弹、霍梅尼、塔利班、伊斯兰

拯救阵线、萨达姆、 奥萨马一一前部书里只是暗示和影射的东西，

到此明言出来，不再婉约，不再保留：穆斯林对穆斯林的失败的恼

恨，“神圣的战争和读神的恐怖”，已经成为一种威胁，不只是终将

成为威胁，也不只是威胁到基督教世界，而是此时此地的威胁，威

胁到整个世界：

如果（穆斯林基要主义者）能够说服伊斯兰世界接受他们的 141

观点和他们的领导权，那么将有一段漫长而艰苦的斗争等在前

面，而且不止是就美国而言．欧洲……如今是一个庞大并快速增

长的穆斯林社群的避难所，许多欧洲人正开始把它的存在视

作……威胁。早晚有一天，基地组织和相关集团将与伊斯兰教的

其他邻国①一一俄罗斯、中国、印度一一起冲突，有的国家在动用

武力抵抗穆斯林及其神圣物上可能证明不像美国人那么拘谨。

① 格尔茨此处引文有误， 已据原文订正． 一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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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基要主义者的算计是正确的并赢得了战争，一个黑暗的未来

等着全世界。

但是伊斯兰是种“文明”一一自主的、连绵不绝的、自我组织的

思想世界，边界森严，与众不同一一的观念，不限于穆斯林／基督

教、东方／西方这一看待事物的方式。人们也可以把伊斯兰看

成一一因而是想象的一一是普遍过程的一个特例，是代表全部人类

历史特征的发展进程的一种独特而特别的形式。 抑或人们可以置之

于同另一个“伟大宗教”的同样多难、同样久远、同样有加无己的

纠葛的背景下看待它，该宗教是气象宏大、长盛不衰的文化形态，

既不是西方的、以圣典为本的、一神教的，（至少截至最近）也不是

诱人改宗的． 不然还有也许是最轻车熟路、最自然而然的做法：人

们可以视之为一个原初的启示时刻、一条定型的先知预言跨越数世

纪的持存，它在时间和环境的不同压力下被重申和重述着，却理所

当然地不曾改变也不可改变。

小托马斯·西蒙斯在 1996-1998 年间是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便，

此前(1990-1993）是驻波兰大使和负责苏联、东欧与南斯拉夫事务

的副助理国务卿，再往前是胡佛研究所对外关系委员会的研究员和

专攻欧洲史的哈佛大学博士生。 他显然就是那种宁愿大处着眼的

人。 在《全球化世界中的伊斯兰》这本短而全面、令人窒息的书里

〈内中引证几乎超过了判断L 西蒙斯把伊斯兰教一一不但是当前的，

还包括它 1 300 年的完整历程一一视为“全球化的举世最强的引擎、

动原和工具，也是……（它的）针尖对麦芒的战场”。

西蒙斯说，自从欧洲共产主义政权垮台、与之相随的阶级一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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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术语颠仆以来，全球化的理念就已浮现为“世界事务分析中的公

因素”．全球化是一个历史常量，他把它界定为“人类的一种冲

动，试图超越过去给他们提供了最初的自我定义和最优的安全保障 142

的家庭与亲属群体，通过与他人的互动增加和增强人际纽带，争辩

为什么他们应该或不该做这些事情＼ 在某一特定时间或地点它伸

展多远、移动多快、穿透多深，这要依“技术、社会组织和概念化

的状态”而变。 但它很像辩证法，总是存在于世，驱动和指导着变

迁的步伐。

让“伊斯兰社会”这般模糊的现象符合那样柔滑的图式不会太

难。 就该社会存在的“第一个千年”（从 632 年穆罕默德之死到

1683 年第二次维也纳之围）来看，穆斯林像基督教徒、印度人和中

国人一样，“生活在农业经济里，驻守城市的统治者从中抽取和消费

剩余产品，他们那么做往往在得了宗教的认可。”“先知在麦加和麦

地那这种阿拉伯商业城市中建立起来的小型穆斯林社群”的“惊人

扩张”，即历经几个世纪将叙利亚、埃及、北非、安纳托利亚、伊拉

克和波斯尽收囊中，这发动了世上所曾见过的最强势、最广远的趋

向文化－政治一经济大一统的运动。 倭马亚、阿巴斯、白益、塞尔

柱、帖木儿、萨非和奥斯曼〈它们全都在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同

时，在阿富汗”式的队列里划过）不过代表了“历史车轮”的若许转

弯，一种仍然很合时直的尼罗河斗可姆河全球化（霍奇森的“伊斯兰

文明”）的创建过程的若许阶段。

18 世纪之后“铁血全球化”的出现，以及它所带来的帝国主义

（拿破仑、阿尔及利亚、大博弈〉，使事情变得有点“粗秽”，导致

“（日益复兴的）伊斯兰话语渐趋简单化和残忍化＼ 但是古典的伊

斯兰世界开始危险地、决定性地崩解，那要等到 20 世纪 70 年代，

当时“煤铁石油引领和驱动的全球化让位于信息技术〈‘町’河｜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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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替代的．．．．．．防御型现代化”的失败，还有正在浮露的被精英摄

卖的感觉，这一切引发一种新的激进主义，它是“大约 30 年后导向

令人目瞪口呆的攻击世贸大厦和五角大楼的那条蜿蜒错综之路的真

正起点”． 哦，也许吧－一尽管最近的事件表明钢铁和石油的形塑

力量可能远未耗竭，而谁知道有什么灾难又从哪里发起呢。

无论如何，人们还可以凭借另一种更面向东方、发展主义气味

更弱的立场，看待伊斯兰文明长期、坚韧的扩张，那就是它闯入其

文化空间已久的“印度”，由神话故事、小国和巫术传统？昆成的另一

143 大淆乱实体。 M.J.阿克巴尔，这位印度的英文日报《亚洲年代》的

穆斯林创刊编辑、前国会议员、对一切政治事务停不下嘴的评论

人，在他华丽、冗长、枝蔓丛生、引起争议但也因此偶尔一针见血

的《剑影》一书里，描述了从德里的眼光看去“伊斯兰的兴起”是

什么样子．

它看起来很骇人。 (9 · 11 之后挤满白沙瓦街头的一伙狂怒

的、戴头巾的反美示威者举着阿克巴尔穿着夹克的照片，这传递了

他对伊斯兰教所持的态度，就像他的章节标题所示一一“死亡的快

乐＼“地狱层＼“历史就是怒火＼）更要紧的是，它看起来愈益险

恶一一无论他是在讨论克什米尔、塔利班、 齐亚－哈克，还是在讨

论拉姆齐 · 优素福。 阿克巴尔的书，前一百来页沉洒于信手拈来的

周日副刊式叙述，讲解了伊斯兰的崛起及其与基督教的交接一一那

交接其实始终心怀恶意，始终无识无知，始终不觉不察。 然而恰是

在最后一百来页，当他转向自身即南亚方面的事情时（“东方圣战：

德里上空的一轮新月”），他贡献了某种东西，如果说不是更有分寸

的，至少也是更立体和直接可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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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巴基斯坦”〉不过是南亚次大陆上新月和藏红僧袍长期斗争的最戏

剧性阶段而已，就持久和暴烈而言，那是堪与西边的十字架和新月

斗争相媲美的一场圣战和反圣战。 克什米尔、孟加拉、巴布里清真

寺的毁坏、印度教激进主义的兴起，还有奥萨马·本·拉登在喀布

尔和坎大哈的出现，他是从一条战线输出到另一条战线上的：“圣战

永无止境。”“战败只是一场神圣战争的挫折。”“圣战向前进。”如

今的赌注是核武器。

简而言之，阿克巴尔如同刘易斯和西蒙斯那样认为，“伊斯兰文

明” 更应从它对包围它的、对抗它的和它所对抗的东西一一西方、东

方、全球化－一的反应这个视角来看待，而不是从它的精神品格的激

发因素（不管它们可能是什么）的视角来看待。 是它与他者的交会而

非与自身的交会塑造了它。 凯伦·阿姆斯特朗，这位写过许多真挚

的、宣传册似的宗教主题（佛教、创世记、中世纪的神秘主义者、犹

太教、基要主义、悟道诗、 “基督教造就西方两性战争”，以及她先是

心比天高后来做了遁世修女的亲身体验①）书籍的作者，在她的《伊

斯兰简史》里另辟蹊径，描绘了伊斯兰从一种启示基础到现世展开

的历史进程，即把一种稳定的信仰推展到一个披荡的世界：

穆斯林社群的历史苦难和忧患一一政治暗杀、内战、侵略、

统治王朝的兴衰一一没有脱离内在的宗教追求，而是伊斯兰视 144

野的本质。一个穆斯林要像一个基督徒凝视圣像那样，去沉思他

那时代的时事，也沉思过往的历史，运用创造性想象力去发

( Buddha, Viking , 20011 I,, 1/1e Begi’”’i11g , Knopf, 19961 Tl,e E11glish M)'sti<s 
of the Fo11 
L。nd。n: Heine『na『、n, 1993 ’ The Battle for God ’ Knopf, 20001 To咐，es of 日，，，

Lond。n: Viking, 19851 The Gos严I Accordi11，~ 阳 Wo，，回’I, L。nd。n : Eh、1 Tree 

歇泪b’ 1986’ T/1ro11g ”lorld, St.Martin's,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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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神的核心．对穆斯林人民外部史的讲述，（并非）只是次要

兴趣，因为伊斯兰教的一项主要特征就是它的历史神圣化。

这种探讨问题的方法至少有个好处，它差不多是绝大多数有信

仰的穆斯林理解事物的方式，而阿姆斯特朗又以利落的、传道师的

权威写作，给予她的书一种现成的感染力（和刘易斯的书一样是全国

畅销书L 大部分“理解伊斯兰”的文献缺乏对特定宗教观念和特定

精神动机的关怀，这的确造成几分演戏没主角的效果。

但是，“透过信仰之眼”对伊斯兰教“外部史”的叙述，仍有其

自身的困难，因为它需要对古兰经讲述的事情、尤其是先知和预言

那些事几乎信以为真。 将伊斯兰教在世上的整个历程，所有那些暗

杀、战争、侵略和王朝，视为它的“原始”启示时刻一一麦加和麦地

那的穆罕默德、古兰经的传播、巴德尔战役一一的现世展开，这就

如同视基督教为《福音书》里所讲故事“他出生了。 他被钉死在十

字架上． 他复活了”的扩展一样，容易被人认为既幼稚又护教，是

一则平庸的主日学校故事，简单得不可信，连贯得难服人，太凝神

于它的内在冲动以致看不清楚经过艰难事变后那些冲动结局如何。

事实上，按－种无所不包的“文明”措辞一一刘易斯的、西蒙斯

的、阿克巴尔的、阿姆斯特朗的，或其他什么人的一一去构想“伊斯

兰”的任何努力，都处在召唤出如鲸鱼般威猛的云景或捏造出令我

等人人畏怯的乔伊斯式大话的某种危险中。 降尊趋就特定事件、特

定政治、特定声音、特定传统和特定论争的滥涡，或跨越差异的纹

路、追溯争议的理路，这的确令人晕头转向，败坏了永恒秩序的前

景。 但是它或许会证明是理解“伊斯兰”一一那个同时指向众多物

事的响亮名字一一的更可靠途辙。

1织3



2003 

何路通麦加？ （下）①

冷战结束以来，当围墙和政权等许多东西纷纷垮塌之际，我们 145

早已习惯借之把世界分门别类的诸多宏大概念也开始崩解。 东方

(East）和西方、共产主义世界和自由世界、自由主义的和极权主义

的、 阿拉伯、东方（亚洲）风情的（Oriental ） 、 低度发展的、第三世

界、不结盟的，现在显然甚至还有欧洲，都丧失了它们的边界和定

义，只留下我们在一大堆奇怪的、不协调的殊相里摸索出路，得不

到轮廓清晰、文化认可的自然类别的多少帮助．

1993 年和 2001 年世贸中心遭受了晴天霹雳般的袭击，这进一

步搅乱了我们洞晓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并能应付裕如的那种自我

感觉，从此以后，“伊斯兰”一一过去我们对它怎么说也只有十分笼

统的看法－－开始在我们心目中经历类似的瓦解过程。 它作为稳

① 由两部分组成的一篇书评和文章之第二部分． 最初发表在 New York Revie,υ c,J 
应用ks, 50, n。. 11 (3, July 2003）.其中讨论的书如次： Gilles Kcpcl, jil,ad: T l,e 

Trail of Political I巾川臼nicl Pip白， Milita11t Islam Reacl,es A11川ca; Stephen 

Schwartz, The Two Faw of Isla川 ： Tl,e House of Sa ’11d ｝巾，， Traditio11 to Ten-or; Paul 

Berman， ηrror a11d Libera/is,, 
Fcl< an, A川ier Jihad : America a11d tl,e Stru,1>,gle for Islamic IR，阳racy; Riaz Has.s.1n, 

Faitl,li11es : Muslim Co11ceptio11s of Isla川 a，’d S町ie，巾 and Muf、；unma‘I Q.t 
Tl,e Ula”IQ i” α川emporary Isla,” z Custc刻1ia旧 of Clra11ge. －一原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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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整一、有可能让人产生一种观点和理论的知识对象，也轰然崩

塌了．对伊斯兰的简介，对它作为一种宗教、一种文化、一种社

会、一种世界观或一种文明的利害短长的评估，源源不断地被人写

出来．绵绵不绝地被人消费着。①但是它们的说服力似乎正在下

降， 是事物更浑然一体、更井然有序一一我们这么觉得一一的一个

时代的遗物。

正是伊斯兰世界到处可见的把宗教信仰意识形态化的高涨趋

势，而不是别的任何单一事情，造成要想简练地说清那里的现况越

146 来越难． 从宗教走向宗教意态（rcligiou如mindedness）， 从伊斯兰教走

向伊斯兰主义，从较为清静、恬退、学究性地沉浸于律法和礼拜的

细枝末节，从日常生活的平凡的虔诚走向一种行动主义的、 改革主

义的、日益勇决的斗争，要攫取世俗权力并转用于精神目标，这将

一度是一一或仿佛是一－与基督教、西方、科学或现代性比肩而立

的一个历史巨观实体转变成了纠缠不清的诸多差异的无序领域，除

了说它好像既多样又多变以外，简直难置一词。 法国政治学家吉

尔 · 凯佩尔写了一本书《圣战：政治伊斯兰的足迹》，②是迄今问世

的或许最详尽、必定最全面的伊斯兰运动研究，他在书中写道： “伊

斯兰运动（是）来势汹汹又始料未及的一种现象。”

私人领域的宗教衰败似乎已成现代生活不可逆转之势 ，在这

① 参见这篇评论上都所涉及的刘易斯、 小托马斯·西蒙斯、 阿克巴尔和阿姆斯特朗
诸书的探讨． 关于这一概要式论事取向的其他例子，参见j。hn L.Esposit，。， Wlrar
Everyone Needs 10 Knotv Abour Islam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Charles 
Lindholm, Tire Islamic Middlt Easr: Tradi1io11 a”d Clra11ge, Blackwell, 2002 ; Scyycd 
H出自in Nasr, Islam: Religion, H islory, and Civilizario”’ Harper, San Francisco, 
2003; &ssam Tibi, Islam bellvtt11 C11/111rt and Po/ii旧， Pal伊ave, 2001; F.E.Pctc白，

Islam : A Guide for Jnvs and Clrrisria时， Princeton Universi ty Pre菌， 2003.

② 法文原名是 Jr阳d : Exp,111sio11 ti decline dt /'isl剧’1is111t, Gallirnard, Paris, 2000. 我
稍稍重排了词序，改变了下面一段话的标点．这没有表意上的好处．只是尽力恢
复被一篇格外呆板的译文（此处和全书皆然）败坏的某些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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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时代里，种种政治集团公开赞许伊斯兰国，唯对古兰经深信不

疑，号召进行圣战并从世界各大城市招引行动者，它们的扩张是

让先前的一大堆确然之事变得疑窦丛生的一起事件。在世界各

地，最初的反应是惊慌失措。对左翼知识人来说，伊斯兰主义各

集团代表法西斯主义的宗教变种。对中间路线的自由主义者来

说，它们仅仅是死灰复燃的中世纪的狂信之徒．

但是渐渐地，随着伊斯兰主义集团数量增加，左派发现伊斯

兰主义有个民众基础，既然每一派别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都在搜

索对他们的意识形态十分重要的大众支持，于是他们开始认为伊

斯兰主义行动分子具有社会主义德操；而右翼的人们恍然开悟：

原来伊斯兰主义者是在宣扬道德秩序、信从上帝和敌视“邪恶的”

物质主义者一一亦即敌视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中东内外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伊斯兰主义视为现代穆斯林的正统信条，从

中看见了一种伊斯兰文明在即将来临的 21 世纪的多元文化世界

里的轮廓。

凯佩尔认为这种新伊斯兰主义源于一场“文化革命”，源于少数

宗教知识人的教导所鼓舞和指明方向的一种集体心灵变化，又被各

地一一从阿尔及尔和德黑兰到卡拉奇和雅加达－一世俗的、现代化

的民族主义之颠踞驱策向前。 自许多穆斯林国家从殖民统治下赢得

独立后几乎不到一代人的时间，“穆斯林世界就进入一个宗教时代，

它很大程度上终止了之前的民族主义时期＼ 从二十世纪六十和七

十年代起，直到本世纪，

…··石油一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和第三世界）民族主义的废

墟上（建起来了）。从前（被西方观察家、世俗知识人和改革派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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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英〉视作保守乃至有点倒退、其社会和政治适用性在进步和现代

化面前节节衰谢的那种宗教，突然间成了热烈的兴趣、希冀和恐

惧的焦点。

凯佩尔把这一切的创始推动力、原发的文化革命阶段追溯到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三位人物的著作和煽动上，那时因了纳赛尔、布

迈丁、 Z.A布托、苏加诺和支持第三世界主义的其他不结盟者，政

府主导的构建国家的发展正值巅峰期。 这三人中有煽风点火的埃及

教理阐述者、最终于 1966 年被纳赛尔绞死的赛义德 · 库特布，他在

牢房里争辩说，当代穆斯林世界的领导者们，包括请他人瓮的“那

个法老＼其实压根不是穆斯林，而是现代化的异教徒，是横扫天下

的“新无知”的背弃信仰的产物．

还有一位是机智善辩的巴基斯坦政论家毛杜迪，他在历经半个

世纪的宗教政治家生涯后卒于 1979 年，一贯宣扬密谋和反密谋，急

切想要建立“伊斯兰国家”一一由真主通过可兰经律法的字面适用

进行统治的国家． 引起最重大后果的一位是鲁霍拉·霍梅尼，这位

长期流亡的什叶派教士编造了晦涩难懂的神学观念，引爆了伊朗革

命． 合而言之，大约在 1979 年伊朗国王被推翻和 1996 年塔利班获

胜之间，这几个人的思想激发起了一系列各别而独立、却仍以某种

方式相联系的地方大爆发一一阿尔及利亚的武装伊斯兰运动、苏丹

的内战、两伊战争、卢克索、克什米尔、麦加清真寺的风暴、黎巴

嫩的分裂、阿克萨起义，还有车臣、波斯尼亚和摩洛解放阵线的突

然迸发． 有成千上万人死亡一一在伊拉克和苏丹，也许各有上百万

人死亡。 事实证明不止伊斯兰教的边界血雨腥风。

说来奇怪，细细回顾了所有这些动荡和乱象后，凯佩尔自己的

结论竟是，“政治伊斯兰”既然已在阿尔及利亚熄火，在苏丹分裂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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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派系，在阿富汗遭遇败绩，在马来西亚脱轨，在伊朗势衰力

弱， 9 · 11 之后被起而反之的世界逼得处处防御，如今它是一颗不
振了：

暴力……业已证明对作为整体的伊斯兰主义者们是个死亡

陷阱，消除了动员他们攫取政治权力所需的支持者的任何能

力……伊斯兰主义运动在直面 21 世纪时，想扭转它的衰落轨迹

将难上加难。

在巴勒斯坦、印尼的亚齐、克什米尔，或北尼日利亚（或者就在

昨天，在沙特阿拉伯或摩洛哥），事情看上去全然不是那样子z 除此

之外，那个结论像是处于顷刻间就被决定性证伪的危险中。 实际上 148

凯佩尔可能正罹患我早先指出过①的“写成于 9 · 门前、刊行于1

11 后”综合征之苦，那种症状折磨着论及伊斯兰教和伊斯兰主义的

许多近作。 英译本副标题的改变，连同它想要维持“扩张和衰落”

这－齐整的两部分结构的仓促补充说明的努力，就暗示正是如此g

该结构太深嵌于原文叙事之中，不能在译本里轻松修正。

不管怎样，追随“圣战和好战伊斯兰是‘从传统走向恐怖’”这

① 参见本评论的上篇． 凯佩尔本人提到过， 他自己的著作是步武他的导师奥利维
埃 ·岱瓦 （Oliver R。y），后者的 4政治伊斯兰的破产》（ Th,• Failure of P,,/itiral 

Isla,”’ Harvard Univ℃rsi ry Press, I 998; 1 992 年初版于巴察｝一书， 民充满了批驳流

俗意见的思想．为研究伊斯兰主义问题开创了新路向＼率先提出政治伊斯兰已
进入差不多是越终衰退朔的观点． 岱瓦有部新作《世界化的伊斯兰» ( L '[slam 

Mo11dialise , Paris, Scuil , 2002），尚未译成英文，他在书里重申初延伸了这一观

念，它首先依赖“作为宗教的伊斯兰”和“作为穆斯林具体习俗〈的伊斯兰）”之
间的尖锐对比．后者被认为是社会一一而非文化一一事实的总合． 前一个伊斯兰
可以随古兰经一道 “白白给神学家们＼第二个则是“（ml时，突然地〉支持和l伴随
全球化的一种世界性现象＼ 正如“（社会和政治鄂务的）一切宗放解释那是同义
反复那样……亨廷顿挫基于宗教之上的文明观念什么也麟将不了＼ “今天与伊
斯兰相关的”紧张状态，”是它畸形的（ ma/ vfru ）西方化及其说发的雪iv！式危饥的
症候＼不是什么内在的 “文化冲突＼“本·拉登攻击的不是罗马的圣彼得．甚
至不是哭均由． 他攻击的是华尔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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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解释的那些人，虽然他们多数（不论承认与否〉都受惠于凯佩尔及

其对持续发生之事的唯理智主义的、 “思想之战”的观点，却没有采

取那么轻松的立场． 相反，他们带着越来越强的绝望感敲响了警

钟． 丹尼尔 · 派普斯这位不倦的新保守主义辩士，在他一长串半夜

火警似的厉声疾呼的最新篇章《“好战”伊斯兰进抵美国》里写

道：“大多数西方人没有注意到，（伊斯兰主义者〉己经单方面地向欧

洲和美国宣战了J 曾经的垮掉的一代诗人、后又改宗苏非派的斯蒂

芬·施瓦茨，在他拼命猛攻沙特人和跟他们有关的一切的《伊斯兰

教的两副面孔》一书中写道：“（反恐怖主义的〉战争是……生死存亡

之战，就像二战是反法西斯主义的生死存亡之战一样。”情绪激昂、

过度政治化的“新激进分子”保罗 · 伯曼招来赛义德 · 库特布助

阵，抨击西方面对伊斯兰主义威胁时的骄傲自满，他在《恐怖与自

由主义》里说道： “阅读就是滑向死亡，滑向了死亡就意味着你理解

了你读过的东西。”①

派普斯、 施瓦茨和伯曼尽管互有差异一一更多是聚焦之别而非

思想之异，但合而现之，他们代表了一种特别分明的特殊取向，来

把“伊斯兰”或“伊斯兰主义”建构为美国精神中的成型理念：他

们不认为它是外在于西方历史和文化一一尤其是现代西方历史和文

化一一的种种事件和过程的产物，而认为是那一历史、那一文化的

延伸，是仅仅略新一点的瓶子笨拙地重贴标签后装入的旧酒。 表面

① f白’E此处的意思是说， 库特布的真正读者在恰当消化库特布的寓意后， 会践行他
所消化的东西，而这很可能导致壮烈殉道． 参见 Berman, Terror a11d Liberalism, 

p.68. 一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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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外来性，其实是变了口音的旧相识． 21 世纪一一起码目前看

来－－不过是 20 世纪改头换面的重演． 有一点是一清二楚的：我

们在伊拉克、伊朗、叙利亚、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或南菲律宾所

面对的，抑或就此而言在泽西域和纽约布鲁克林的大西洋大道沿线

所面对的，是“极权主义”． 我们所需的是认清事实的智慧和遵此

行事的勇气。

派普斯版的这种看待政治伊斯兰的“先下手为强”式取向，是 149

三种版本里最简单的一种，最不拿繁琐复杂和欲言又止扰人。 他的

章节标题在语气和心气、他何去何从上都给人毫不含糊的感觉：“为

伊斯兰灵魂而战”，“有温和的伊斯兰主义者吗？＼“伊斯兰的西方

精神”，“冷战争论的回响”，“我们即将征服美国”，“谁是敌人？”。

一路下来，那是个二元世界，在我们自身当中一如在穆斯林中那样

无处不截然划出善与恶，二者惊险地保持着平衡：

一场战斗而今正为伊斯兰之魂打响。一方站着温和派，那些

穆斯林渴望接受西方道洛，……准备整合到世界之中。另一方站

着伊斯兰主义者，魂惊魄丧，寻找着强力统治，恨不得把外部世界

一把推开。

如此等等。 温和、世俗性的土耳其与极端、教派性的伊朗对峙

着。 （但西方几乎没有缓解这个局面。 Y伊斯兰主义者染上了 20 世

纪病，把政治置于他们纲领的‘核心’. fl （但西方自由主义者轻描

淡写地说，他们的威胁只是虚张声势。）“源于欧洲的共产主义左翼

和法西斯主义右翼两大极端精疲力揭了，总体说来不堪有为”，当此

之际，“伊斯兰证明它是当今世上唯一真正致命的极权主义运动。”

（但许多刚懂自用的西方观察家宣称它是垂死的信仰．〉也许不太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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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诧异的是，当布什总统最近提名派普斯一一他经营着费城一家行动

主义智库，并为《纽约邮报》和《耶路撒冷邮报》写专栏一一为国会

所创的“美国和平研究所”所长时，以华盛顿特区为基地的一个行动

团体美国一伊斯兰关系委员会认为他缺乏公正，呼吁白宫收回成命。

斯蒂芬－施瓦茨也陷入了首都的政治纷争中，并因而在右翼一

石激起千层浪．①他是个奇特的人，成长于旧金山，是围绕在劳伦

斯·费林盖蒂周围的文学群体“城市之光”的一员（他的父亲出版过

费林盖蒂的书），后来化名“桑达1各同志”（Comrade Sandallo）成为左

极若右的托派无政府主义者，短暂地做过《旧金山纪事报》的计闻

写手和街头记者，在格林纳达微型战争期间又把情感和心力转向里

根，最后在 20 世纪 90 年代作为自由记者奔赴萨拉热窝，他在那里

改宗伊斯兰教，加入纳格西本迪的苏非派。 他再次更名一一至少有

些场合下一－－为苏莱曼·艾哈迈德，找到了每个阴谋主义者所需的

美杜莎之头：“瓦哈比主义”。

瓦哈比主义是以 18 世纪的教法学者穆罕默德·伊本 · 阿布多·

瓦哈比的名字命名的，他住在阿拉伯半岛西北部，看起来主要向着

150 空荡荡的沙漠写作和传道． 这个称谓一般用于极端拘谨古板、支配

着如今的沙特阿拉伯以致成为绝对标准的那种伊斯兰教，也就是拿

石头砸死通奸者、砍掉叛教者的头、严禁女人开车、并显然养育了

① 写完他的书以后｛但在出版之前λ 那时还是犹太（（前锋日报B 驻华盛顿办事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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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的施瓦茨， 跳槽到美国之音， 但不久因捋击美国之音为平衡利益而播发对穆斯
林好战分子的采访，迎新闻部主任解聘． 于是一场公共论辩爆发了，它由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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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拉登之流人物的那一种。 人们对瓦哈比所知甚少，他的学术作

品似乎又少又乏新意。 但是，自从沙特王室借石油崛起，他就变成

了严肃、超正统的伊斯兰教．①

他的书主要在于不辞辛劳、 不避重复地〈“瓦哈比”或“瓦哈比

主义”几乎段段可见）固执追查不胜枚举的机巧、阴险而坚决无惰的

手段，利用这些手段，沙特王室为这一教义效命的计谋得以施展开

去。 沙特王族动用他们的石油美金满世界建立宗教学校，创设人民

阵线类型的宣传基金会，资助院外游说活动，影响权贵， 潜入合法

组织，招募支持者。 不知疲倦地致力于把伊斯兰教一一本质上是和

平、玄妙、统一的“宣扬爱、救人心”的力量一一转变成分裂世界、

毁灭世界的“两面”力量。

这里边当然有几分真相，正如对派系斗争严重的政治的任何全

面控诉那样，沙特的派系跟阿亚图拉、哈马斯、 叙利亚和穆巴拉克

相似，的确正在玩命内证。 但是施瓦茨的讨论（他差不多对伊斯兰

内部冲突的具体细节一言不发，而且除古兰经外，他没有参考文献）

是如何将可疑论点转化为强迫性幻想的极佳例证：

随着苏联解体，瓦哈比主义有效地替代了共产主义运动，成

为意识形态上侵犯民主制西方的主要发起者……把人类分作“两

个世界”的意识形态界线，出于不同根据地被造播着：瓦哈比主义

应用宗教差异，共产主义应用阶级标准，纳粹主义应用种族判

据……瓦哈比主义像其他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一样，迫使沙特王国

①对瓦哈比利瓦哈比主义的更消晰、简短、博学、稍微｛虽然敌意几乎一分不少）的
说明． 参见 Hamid Algar, Walial>l>ism: A Critfral E剧y, Islamic Publica tio ns 

International, 2002. 阿尔加是库特布和霍梅尼的书文译者和崇拜者．主要关切

瓦哈比主义同一般的伊斯兰主义合为一体的问题．施瓦茨的书｛阿尔加没有讨论
它，起码没有直接讨论）就建立在那一合并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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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海湾诸国新中产阶级的成员急于杀个你死我活，而不是生儿育

女过日子……沙特王族的行为包藏祸心。他们向西方保证他们

重情重义，同时又挑唆起世界范围的冒险主义，企图把地球表面

的每个逊尼派穆斯林都置于他们的掌控下......瓦哈比一沙特政

151 权......体现了一种无惰的权力征服和灭绝战争的计划……（它的）

面目要比一般伊斯兰主义或极端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甚或苏联

共产主义……丑阻得多，它对世界和平的威胁也要严重许多。

保罗·伯曼的《恐怖与自由主义》一书，是关于他当作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大方向的那些东西的拉杂枝蔓的论

述，它有别于派普斯和施瓦茨之处仅在于写得好些，表面看出自

“左派”一一这又是一个貌似自然的范畴，它及其镜像双生范畴

(mirroring twin）似乎已失去某些力量和明晰性。 ①伯曼要阐扬二战

前后欧美非共产主义的左派“重镇”一一加缪、 奥威尔、 阿伦特、库

斯勒、 小亚瑟·施莱辛格、莱昂 · 布鲁姆、安德烈 · 格吕克斯

曼一一所发展的政治思想， 他视伊斯兰主义为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

兴起于整个欧洲大陆的反理性意识形态的承续，就是那些意识形态

引致意大利、西班牙和德国的法西斯主义，以及俄罗斯的布尔什维

主义。 现代恐怖主义吸收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波德莱尔、鲁奇·加

里尼和马丁·海德格尔的思想，是在欧洲的沙龙里出世的。 穆斯林

恐怖主义不过是派生物．

在把这一黑暗谱系延展至近、中东时，伯曼主要依赖对赛义

德·库特布的深度解读，他认为库特布是位重要的、即便是邪恶的

① 《恐怖与自由主义P 自诩有普遍哲学意义，伊恩 · 布鲁玛(Ian Buruma） 已在《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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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书if)) (2003 年 5 月 1 日）上评论过官（照我看来是确论λ 我这里只是顺便关
心它在“建构伊斯兰’文献中的位置．



思想家，是堪与“最伟大的现代著书立说者’（他这么说〉相媲美的

人物． 库特布比“他的北非同胞”加缪早生七年，在他那里，人们可

以发现欧洲非理性主义的所有重大主题，虽然变形为古兰经的熟i吾并

归向于堕落世界的重生：对资本主义文化的仇视，整体论的社会观，

死亡的涤罪功能，道德先锋的观念，直接行动的号召，对净化世界的

梦想。 恐怖战争既非新生亦非空前：“正是同样的斗争在 20 世纪多

数时间里撕裂了欧洲一一自由主义与其极权主义敌人之间的斗争．”

也许吧。这么想大概令人安慰。 恶魔是你认得的，那敢情

好． 但是如同派普斯和施瓦茨的情形那样，这不免让人想到，书里

的所思所言与其说是试图“理解伊斯兰”，不如说是设法如此这般地

描述它，以便（道德的、必要的、清楚的、检验过的〉应对之道自行

浮现． 既然我们是唯一的超级大国，力量真的与我们同在，这种应

对之道就应证明比它初显身手时更敏捷、代价更低，总之更有效。

伯曼写道：

中心意思必须向全世界的每个人讲明白：不，你不能与美国

角力；不，你会遭到严惩；不，你不会幸存下来；不，街上礼拜的人 152

群不会唱诵你的名字一一你将一输再输，永不翻身．

关于战争一一冷战也好，更冷战争也好一一鼓吹者就说这么

多。 这种进攻性论断主义（jud伊始ntalism）一一恐怖、圣战、“他们干

嘛恨我们？”一一而外，如今也有许多更为经验性的、政策导向的诊

断式著作问世，它们不源源于宣布“伊斯兰教”和“伊斯兰主义”

本质上是什么，而更关心去辨识它们终将可预料地变成什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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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方形势看我们该当作何反应。 许多研究纷纷涉及当代穆斯林知

识人的观念和渴望，现有伊斯兰化国家的政治进程和政府机构，伊

斯兰世界的地区间或区域间的社会态度差异，宗教学者和教士、伊

斯兰教学校教师在世俗的日常政治中的不断变化的角色等等，它们

全都倾向于把宗教描绘成演化中的众多对比，生活和信仰的一组可

能方式，而不是封闭的、一成不变的超越理想。

这个“发生了什么事，事情将走向何处”的普遍传统里有两部

新鲜出炉的书，论述了“伊斯兰能否民主化”的问题，它们令人惊

讶地双双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一本书的作者是格雷厄姆. E.富勒，

CIA 国家情报委员会的退休副主席，有 20 年的中东“经验”（他说

他“访问”过世界上几乎每个穆斯林国家）。 另一本书的作者是诺

亚 · 费尔德曼， 32 岁的纽约大学法学教授，曾给最高法院的戴维 ·

苏特和哥伦比亚特区上诉法院的哈里·爱德华兹做过秘书。

在《政治伊斯兰的未来》一书里，富勒说他怀疑他的这些观点

表达了今日中情局的观点，虽然它们似乎格外令人想起冷战全盛期

的中情局“公司”（“the Company”），那时它是伯曼的“文化自由

议会”的、“沉静的美国人”类型的、 “情感与理智兼具”的无数自由

主义者的家园。 他把希望主要寄托在年轻、受过良好教育、 至少半

世俗化的穆斯林知识人身上，包括学者、教师、专业人士、文人、

记者、公务员、技师等，那是迅速增加的一群独立思想者，他们既

表现出对主流观念的可嘉许的不满，又表现出对新观念一一我们有

提供之责一一的令人精神一振的饥渴。 他说，真正的问题不在于这

些人是否符合我们对自由民主主义者的公认看法，而在于他们真正

想要什么。 照富勒的书所附带的摘要说来，他们真正想要的东西是

153 在他们自己的政治秩序下发出声音，那是他们在当前君主政府、独

裁政府、朋党政治和神权政治的统治下缺席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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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主义者……代表了当今最根深蒂固的威权政体的首

要也常是仅有的替代者。他们持续地蕃茂、成长、进化和多样化。

（他们）嗜暴力也爱和平，激进也温和，重意识形态也讲求实效，关

心政治也厌恶政治，而且他们近期不会很快消失……他们是纷纭

杂沓的穆斯林心愿的载体：恢复穆斯林在世界上的尊严和声音的

愿望，创造一种新穆斯林认同的愿望，除掉当前独裁者的愿望，实

现民主和更高社会公平的愿望，重建穆斯林社会的道德指南的愿

望，为穆斯林世界赢得更大权力的愿望，抵制外来统治的愿望，以

及（捍卫）各处被压迫的穆斯林少数派权利的愿望。

当他们经自由选举掌权时一一1990-1991 年他们在阿尔及利亚

非常接近成功，在土耳其他们先是于 1996 年、后又于 2003 年真正

成功了， 1999 年在印尼他们至少暂时成功了一一这样的人无疑将

“浑身长刺并猜疑美国，起码最初如此”。 穆斯林人民“蜷曲、受

压、缄口已久，……起初会像一头婆罗门牛那样拼命冲决围栏，他

们大概要花些时间平静下来，敛抑他们的积怒＼ 但是，如果我们

这方有耐性、体谅和倾听能力，以及“华盛顿放弃在反恐战争背景

下对穆斯林世界的决绝残忍、盛气凌人和单边主义的政策”，朝向民

主的真正进步是有望的。“伊斯兰主义者已经踏上了不起的奥德赛之

旅”－一尽力动用他们的宗教和文化服务于现代化和社会发展。“我

们（必须）期盼他们会持之以恒地戮力于更新对现时代伊斯兰教的理

解，……在这过程中找到盟友，向着急需的变革和改良进发。”

若说这些似乎有点儿吉米·卡特的味道，诺亚·费尔德曼甚至

更为乐观－一他刚受布什政府某部门之托，去协助伊拉克人撰拟一

部新宪法（早先在耶鲁时他就帮厄立特里亚人撰拟过〉。 在《圣战过

后：美国与争取伊斯兰民主的斗争》一书里，他透过伊斯兰教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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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文本如古兰经、口传教义和教法，探寻“民主观念”的轨迹，从

现存政治安排中寻找公民社会的前兆，虽然所有杯子都只是半满，

他却几乎处处找到满怀希望的理由．

他说要设想“一个国家，它看得出来是伊斯兰的，居住着穆斯

林，奉行民主政治原则＼ 这样的国家可能怎样出现呢？ 他认为它

或许会源自约旦和摩洛哥的立宪君主制，这两国在它们的年轻新君

154 治下，已经少些专制统治了． 它可能在土耳其冒出来，那里的民主

制已经生根，如今只需克制它传自凯末尔、受到世俗主义军队支持

的对穆斯林宗教情怀的敌意． 它甚至可能在将来的巴勒斯坦露头，

“恰是这项事业的崭新性，世界的监督和襄助，及自我实现的政治经

验”可能给那里带来“伊斯兰化的民主制”。 它可能真名其妙地在

埃及或阿尔及利亚那种独裁政权下发展出来，民主制的外壳已经以

选举和议会的形式存在于斯，“需要再把民主精神充实进去＼ 哪怕

是巴基斯坦也可能变成伊斯兰民主制，假如它的联邦制试验开花结

果，“它新上台的军事领导人证明优于前任”的话。 海湾的石油君

主国可能“给世界一个惊喜”，兑现承诺赋予它们己当选的立法机构

以权力，变成“启迪沙特阿拉伯的微型民主国家＼

此时此刻，真的有种冲动要高喊“天幸啊”。 不过事实上至少

还有一些证据表明，这样的变革不管可能来得多么理难、多么迟

缓，却断非毫无机会的。 有两部新出版的经验研究之作，是受训和

工作于现代教育机构和现代学术传统一一一个是态度研究，另一个

是社会史一一的虔信穆斯林完成的，它们着眼于“真实存在的伊斯

兰教”，而不是对它的某种图式化、倾向性的想象。 一本书名叫

《信仰线：穆斯林的伊斯兰观和社会观》，作者里亚兹 · 哈桑，一位

年轻的社会学家，曾就读于旁遮普和俄亥俄州立大学，现执教于澳

大利亚弗林德斯大学． 该书依靠大规模态度调查，那是在相差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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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相隔遥远的四国即埃及、哈萨克斯坦、印尼和巴基斯坦开展

的． 另一本名叫《当代伊斯兰教的乌理玛： 变革的监护人》，研究

了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印度、巴基斯坦以及现如今的阿富汗那些由教

士领导的强大社会运动的种种作为，作者卡西姆 · 扎曼，是任教于

布朗大学人文与宗教院系的一位思想史家． 这两部书合起来不但证

明富勒的新穆斯林知识人是存在的，还表明它们所描述的那个世界

在栖居其中的某人看来是什么模样。

哈桑组织和指导他的四个国家（如他指出的，它们的人口大约占

以穆斯林为主的各国的一半）的本地和外来访谈者团队（清一色是穆

斯林〉，实施了 4 500 人次广泛的问卷访谈，询问了方方面面的事

情，从被调查者信不信神造奇迹或魔鬼，到他（或她，大约 1/4 受访

者是女性）对性别角色、基督教和犹太教、达尔文进化论、古兰经的

律法应当在政府中发挥什么角色、妇女在公开场合应该如何着装等

所持态度，或者他们同不同意“人性不变”之类陈述（在巴基斯坦

86%同意，在哈萨克斯坦41%同意L

这些发现的细节不断地令人大开眼界（比如， 98%的印尼人体验 155

过“害怕安拉的感觉”，却只有 65%的埃及人体验过，似乎没什么

哈萨克人体验过，在印尼，仅 14%的男性和 8%的女性认为高等教

育对男人比对女人重要，然而在巴基斯坦，这两个数字分别是 57%

和 31 %). 但总体结果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这四国间特殊的宗教

观念和态度变动幅度之宽广，从巴基斯坦的正统的极端派（他们一想

到自己相对于次大陆上的印度教徒是少数派，仍不免感到痛苦），经

由埃及爆炸式增长的乱糟糟的城市贫民窟里受人欢迎的街头传教士

的复古主义，到“道有多途、理有多归”的复杂调和的多元主义〈它

数世纪来就是多族群印尼的特征，而今呈现为半教派的形式〉，往前

再到哈萨克斯坦其实等同于信仰无差别主义的宽松的宽容，那里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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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苏联的绝对世俗主义的主宰下解脱出来。 把伊斯兰教看成凝聚成

团的一个世界，在内含和眼界上四海如一，这样的任何看法在这些

发现面前几无容身之地。 人们非常强烈地产生一种意识：伊斯兰教

处处都在向前发展，即便是往不同方向发展，它不只是坚决抵制

“现代性＼西方和内部变革的。

扎曼的书是迥然不同的一类作品，但展现了相似的图景。 它是

研究德奥班德兄弟会发展的一部详细的、精心研索的专论。 19 世

纪末叶德奥班德派初兴于英属印度，是受苏非派驱使、对抗殖民统

治的改良主义反应，进而在围绕巴基斯坦形成问题展开的激烈的

“清真寺与国家”之争中变得举足轻重，最后为阿富汗的塔利班叛

乱提供了很大的推动力和很多的领导人一一即塔利布学者（ talib 

students，求知者L 流俗以为穆斯林教士（乌理玛、阿亚图拉、毛

拉、法基赫）是消极的、超脱尘世的保守派，受缚于一种非现世的、

离群避世的伊斯兰教，该书尤其证明这样的看法大谬不然。 在许多

（现今也许是多数）地方，他们被视为革新传统伊斯兰社会和信仰的

先锋团体的成员：

即便当乌理玛力图给他们自己的宗教范围定界并捍卫之的

时候 ，他们……也继续扩充他们的受众，影响关于伊斯兰教在公

共生活中的意义和地位的种种争论的方向，引导各种行动主义运

动追求他们的理想。在他们看来，捍卫他们的理想或使之具有在

世实践性或关联性，并非只有一条路。条条大路通麦加。

美国迄今已是一个中东强权国家，这点本该早就注意到的。 我

们将依照这种身份做点什么，特别是在巴格达的什叶派的派系斗争

156 当中、在利雅得和卡萨布兰卡的恐怖爆炸中、在基地组织的持续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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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中，以及在遍及这个地区内外的各式街头冲突中，仍然有待领

会． 但是，无疑地，由教授、政客、记者、辩士和职业性地忙于让

我们下决心的其余人士在我们眼前拼命树立起来的“伊斯兰”观

念，将至为重要地决定我们何所作为。 在这点上，就这一回，写作

和世界间的连线是笔直的、清晰的、实质性的、看得见的。 而且我

们必定很快就会明白，是有重大后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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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世界现况①

157 南亚最近的海啸至少眼下一一也许仅在眼下一一让我们屏气凝

神，这场不长眼的灾难把大概 25 万各种年龄、各种地位的人满不在

乎地席卷而去。 如此大规模的死亡，不只是个体生命的毁灭也是他

们所属的整个种群的毁灭，这动摇了也许最让我们许多人顺应我们

自身的必死性一一只要世间还有什么东西让我们认命一一的一条信

念，即虽然我们本人可能身死魂灭，但我们出生其中的那个社群以

及它所支撑的那类生活将以某种方式继续存在。 它暗示说这可能不

是真的，如果灾祸够大，或因无能成为癌疾，那我们集体存在的基

础可能轰然倒塌． 社会超越它的单个成员，但自身也是有死的：这

样的观念几乎没有新意。古代历史收藏着事例，科幻小说编造着故

事，各民族的神话昭示着前车之鉴． 但是对社会如何死亡的经验研

究，对案例的比较分析和对可能性的系统计算，才刚刚起步。 迄今

尚无诸文明的什么预期寿命表，文明的尸检一一局部的和考古学

① 级初发表时题为 4特大噩链’（Very Bad News), New York Revi仰。if Books, 52, 
n。.5 ( 24 March 2005 ）.其中讨论的书如次： Jared Diamond, Collapse: H。”’
Socittits Clioose 阳 Fail or Succttd I a”d Ri巾，d A .P，。”。， Cata.stro1纳f: Risk a11d 
Rtspo’”ι －－－原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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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也没有断定死因。

贾雷德·戴蒙德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位生物地理学家

和进化心理学家，也是大卖百万册并获得普利策奖的一部书的作

者，该书气魄宏大、孜孜吃吃地对现代西方崛起以形成政治经济

优势的原因做了环境主义解释。 理查德 · 波斯纳是美国第七巡

回区上诉法院法官，断案之余，发表了数十部自由开火的论战作

晶，从老龄化和公共知识分子到性行为的合理组织和法律的经济 158

分析，无不涉猎。 正如有人会料到的，他们俩处理社会死亡问

题方法迥异。①对戴蒙德而言， 那是桩渐进的、累积的事情，只

在临近终点、当某个难于确定的倾覆点（ tipping point）不经意地过

去时才陡然加速。 有些自然资源是社会建立其上的基础，对官

们的滥用可能臼趋严重，终至于集体生活崩解成自辑的霍布斯式

自然状态。 对波斯纳而言，“大灾难”是当前趋势的遥远、 外推

的顶点，一种毁灭性的意外事件，潜隐而不为人注意地静候发

生一－“一桩悲剧性的通常是突发性的重大事件，（造成）彻底的

倾覆或涅灭”。

不管社会是因生态疏忽而日渐衰弱，还是被它们投能防范的可

预知灾难所摧毁，这两位作者都相信警醒和决心是存活的代价。 觉

知就是一切。 无论他们在风格和方法上相差多远（他们占据着社会

科学的两极一一一端是顽固的、 事实厚密的经验主义，另一端是模

型加计算的政治算术），这些都是醒世之书，应时的小册子。 亡羊补

牢，为时不晚。 甚至我们想到“补牢”时也还不晚。

( Jared Diamond, Gu旧， Germs , a11d Stu / : The Fates of H11111a11 S0<ifl ies, Norton, 

1997, Richard P臼ncr, Aging aud Old Age, University 。f Chi臼go Press, 1995 ; 

Public l111ellect11als: A Study of Dt<li肘， 1-b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 Sex a11d 

Reas。”， 1-brvard University Pr恼， t992, The Eco110111i白。f Justice, I i町、，ard

University Pr臼S,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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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蒙德是用最简单、最直接的话表述和理解这个问题的，他的

大作的护封上写道：“为什么有的社会铸成大错走向自我毁灭，而别

的社会没有？”“为什么有的社会做出了灾难性的决定？”“那一切对

今天的我们意味着什么？”他论述问题同样很直接，用的是最基本的

描述加分类式的比较法E 他曾在早先的著作里用这一法门勘察新几

内亚高地的鸟群，探究灵长类性行为的演化。 看看这个，看看那

个，记下相同点，记下差异点，找出线索，讲述故事一一一种社会败

亡的自然史。

于是，他陈列出了机会性选择的一堆花色繁多的特殊案例，细

节描述的程度和深度有别，也不按特定的重要性顺序编排：有古代

社会，比如复活节岛、古代玛雅、格陵兰岛的维京人等，很久以前

它们就因自作擎的生态灾难而崩塌，有第三世界的新兴国家，比如

卢旺达、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等，它们紊乱失序、管理不当、落

后、人口过剩，正在自掘坟墓，有现代的或现代化的文明，比如中

国、澳大利亚和美国，它们目前显得生气蓬勃、繁荣昌盛，但其中

正开始露出不自量力、浪费、衰落和倾坦的最初苗头。 然后以这

159 些案例为据，他作成一份简短而混杂的因素清单，那些因素或合或

分地对社会命运做出“贡献”：它的生境的固有脆弱性，它的气候

的稳定性，它的邻族（国〉和贸易伙伴的友善或敌意，最要紧的是

“社会对环境问题的反应＼这是追本穷源的决定力量。 在机会和

环境的约束范围内，民族就像个人一样造就了自身的命运。 它们

在各种政策和可能性间选择得当或不当，决定了它们自己最后落得

什么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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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复活节岛为例，它是一度繁盛而富于创造力却完全消亡了的

人类社群中最神秘也最戏剧性的，整个地突然从地球表面消失得无

影无踪。“这片世界上最僻远的可住人的小块土地＼距离它最近的

邻国有 1 300 英里之遥，面积有 66 平方英里，在约公元 900 年到

1700 年的近 800 年时间里，它居住着新石器时代的山药和芋头种植

者的一个种群，巅峰时期人数在 6 000 到 30000 不等（估计值基于考

古调查和探险者报告，变动很大）。

他们是划独木舟的伟大波利尼西亚文明一一基督纪元的第一个

千年间遍布从新西兰到夏威夷的南太平洋地区一一的外迁者，一旦

抵达此地定居下来，就基本断绝了与世界上任何他人的联系。 不过

他们想方设法雕刻出几百座巨型石像，有 15 英尺－70 英尺高， 10

吨－270 吨重，还把它们竖立在散布全岛的大展示平台顶部。 很明

显，它们是祖先、神灵或神化酋长的形象，如今被推翻、砸烂，像

许许多多墓石，横亘在被洗劫、被毁坏的地貌上一一“那里的森林

消逝在太平洋地区是最极端的例子·…··在全世界也是最极端的之

一……整座森林荡然无存……全部树种灭绝。”

这群心灵手巧的人民是怎样一步步地在七八个世纪里堕落到普

遍失序状态，当他们砍光了最后一片树林、耗尽了岛上所有动物生

命时，更堕落到凶杀、自杀、饥荒和食人：仅这就是云遮雾罩的。

可供判断的只有考古证据一一聚落遗址、贝家、山坡采石场、包含

几千具尸体和大量骨灰的巨大坟场。 彼此竞争的酋长间的较劲（久

而久之，石像越来越大〉、食物资源的自然波动和传染病或许都起了

一定作用，愈演愈烈的民变亦然：

复活节岛民推倒他们祖先的摩艾石像使我联想到俄国人和

罗马尼亚人推倒斯大林和齐奥塞斯库塑像的情形……岛民们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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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他们的领导人一定充塞着久屈不得仲的怨恨……我不知道有多

少石像不时地被其主人的特定敌人一一推倒，……有多少则是在

飞快蔓延的愤怒和幻灭爆发中毁于一旦的．

无论如何，毁灭是不经意间的、全面的、旷日持久而自作自受

的，这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是个教训和警告：

复活节岛的与世隔绝使它成为一个社会因过度利用自有资

源而自我毁灭的再清楚不过的例子……（该岛〉与整个现代世界

间的类似明显得令人不寒而栗。因了全球化、国际贸易、喷气式

飞机和互联网，地球上所有国家如今共享资源也互相影响，就像

复活节岛上的十来个部族一样。复活节岛在太平洋里的孤立状

态恰似今天地球孤悬于太空。当复活节岛民陷入困境时，他们无

处可逃，求助无 fl ；假如我们这些现代地球人的麻烦加剧，我们也

将别无生路……复活节岛社会的崩溃是我们自己未来的可能前

途的一个隐喻，一种做最坏打算的局面。①

戴蒙德以相似的训诫口吻描述了他的其他没落文明：俯拾皆是

社会的“铭记汝将亡”（ memento mori ）危言，也就是对现存的兴盛社

会的甜酸头警示。 美国西南部的前普韦布洛印第安人，传说是阿纳

萨齐人的“远祖＼修建了庞大的住宅大楼、做转口贸易的市镇和复

杂的灌溉系统，却输给了小规模的气候变化、土地斗争和人满为

患． 尤卡坦的玛雅大城市被下滑的谷物产量、失控的森林采伐和原

始的交通系统扼杀了． 格陵兰岛的维京人一－他花了百页篇幅细细

① 参见戴蒙德： «崩渍：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江泼、 叶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 年版． 一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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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来－一面对日益逼仄的栖息地、中断的贸易往来和不肯采用爱斯

基摩人技术的固步自封，苦苦挣扎了四个半世纪后消亡． 只要社会

败亡了，它们就是由于自身的疏忽和自我欺骗而导致的，无时不

然，无地不然。 不是它们的环境搞垮了它们，不论那环境多么严

峻，再怎么说也不单因环境。 搞垮它们的是它们没能奋起应对环境

造成的挑战。

手握这一真谛，戴蒙德接着以类似的事实叠着事实、有心者事

竟成的方式，继续遵照适应主义去探察形形色色的当代社会． 卢旺

达的种族屠杀，一般归咎于“世仇”的部族冲突，这里却归罪于一

场马尔萨斯式危机：迅猛的人口增长造成致命的家族内部紧张． 青

年人得不到农场，成年子女离不了家，农场规模陡降，极端不平等 161

引起两败俱伤的忌恨。 在加勒比海的伊斯帕尼奥拉岛上，有两个伤

痕累累的贫穷的第三世界社会，即法裔斗在裔人的海地和西班牙

裔－印第安人的多米尼加，它们并肩提供了一起对比研究：前者是

“新世界最穷的国家，也是非洲之外世界上最穷国家之一＼残破，

资源匮乏，发展几近瘫痪，后者仍然打着元首国家的印记，有着依

附性的、 控制严格的经济，政治化的林业，和伴生着城市交通堵塞

的人为建筑热潮。

澳大利亚罹患过度放牧、“土地采矿”和人为干旱之苦，导致

“我们当中倾向悲观主义甚或只是倾向现实主义的清醒思考的那些

人”怀疑这个国家是否“注定会因节节退化的环境而降低生活水

平＼ 中国这个“踉跄前行的巨人”，体量大增速快，对生态环境注

意不够，正受到污染物、废弃物和“世界上最大的一些发展工程”

的严重影响．

美国这里，他所生活的洛杉矶烟雾笼罩，交通成灾，其精英阶

层己退避到门禁森严的小区里，他曾在蒙大拿度夏，那里一度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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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收入最高的十个州之一，而今则是五十个州的倒数第二，因为采

掘业一一伐木、煤矿和铜矿开来、石油和天然气一－衰落了，扔下一

片被污染的地衰，还有自我专注的季节性游客、从沿海大都市来的

“半退休者”组成的一个“第二家乡”社会。“没有预料到＼“没有

觉察到＼“理性的恶行＼“灾难性的价值观＼“无效的解决办

法＼“心理否认”和“群体思维”等无处不在。

希望的迹象也有一些． 日本有效地管理着它的森林，新几内亚

高地稳定发展它的园区经济，彻底的改革正在澳大利亚启动，环保

行动主义正在美国成长． 但总体而论，前景是灰暗的。 现代世界

深陷在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和日益绝望的应对努力之间“以指数方

式加速的竞赛”中．“本书许多读者年岁尚轻，来日方长，可以看到

结果的．’

假如我们警醒不足，等着我们的是什么悲惨下场，理查德 · 波

斯纳对此的看法是未来取向的，恰如戴蒙德的看法纠缠于历史一

样． 与一颗小行星相撞可能把地球粉碎成上千片。 突然的全球变

162 暖可能自相矛盾地把地球变成一个大雪球。 失控的粒子实验可能把

这个星球挤压成不宜人居的高密度大理石。 基因拼接的流行疫病、

核冬天的战争、胡作非为的机器人、自组装的纳米（十亿分之一米）

机器，它们一路风卷残云，直到消耗掉全部生命。 不祥而未定的灭

绝事件的乌云，在世界的地平线上甚或就在它上空徘徊。 若不反思

如何规整我们的生活、管理我们的技术，也许即便我们这么做了，

最糟的事情可能还是要来的。

比这各式大灾难的触目惊心的规模更甚的主要问题是，对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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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而言它们似乎很遥远，很小可能，或者完全超乎他们哪怕替代性

地体验过的东西之外－一心理上超出量度，观念上超出视野，以致

不在理性估计或务实反应之内。 要系统地思考极端事件，我们情

感上既无此倾向，智识上又装备不良． 由于我们陷溺于平常生活

的日常性，为其短促性所包裹，遥远事件的概率计算和超常灾难的

比对参照看起来殊为无谓，甚至滑稽。 波斯纳认为那得改变，彻

底地改变，如果我们想为我们自己和子孙后代赢得机会避免最终毁

灭的话：

大灾难的风险在增加。一个原因是预告世界末日的恐怖主

义的抬头。另一个……是科技发展的追风逐电。危险技术一一

比如核战争和生物战争那类一一的成本和应用它们所需的技能

水平都在下降，这就把越来越多的技术交于小国、恐怖主义团伙

乃至个体精神病人之手。不过，管理灾难风险的挑战虽然巨大，

所受的关注还不如虚掷于内在重要性低得多的社会问题上的注

意力多，比如种族关系，是否应当允许同性恋结婚，联邦赤字的规

模，药物成瘾和儿童色情作品等。不是说这些是琐碎小事。但是

它们不涉及可能导致灭绝的事件，或者那些事件的祸害稍轻的

变种。

第一桩必须做的事情显然是区分各种威胁． 我们该从哪里下手

呢？像海啸、地震、火山爆发、冰川作用和行星碰撞之类自然灾害

是最紧迫的危险吗？ <“6 500 万年前撞上如今的墨西哥地区的一颗

小行星，尽管进入地球大气层时估计直径仅为 10 千米，……据信却

造成恐龙灭绝……人们相信发生在 2.5 亿年前的一场类似碰撞一举

毁灭了当时活着的 90%物种。”）抑或最紧迫的危险是细菌战引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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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大疫病，“科学有可能绕开进化，通过拼接基因使猴症成为比过去的

天花要命得多的病原体，从而‘威力大增’”？抑或是实验重事故？

是粒子加速器里的大批夸克，自重组为“一种压缩得非常致密的物

体，叫做奇异物质，它会不断生长，直到所有物质全被转化成奇怪

的物质”？是相仿地生成的一种“相位跃迁＼它会“撕裂空间结构

本身＼“（破坏）全宇宙里的所有原子”？

转基因作物？人工生命？机械超级智能？ 物种灭绝？ 温室

污染？ 网络恐怖主义？波斯纳逐次评论了所有这些问题，忙不迭

地疾风暴雨般地抛出一大堆事实断片、推测性计算、随口的争执和

信手拈来的政策意见一一主张、猜想、评论和意见的无序混合物，

似乎“faπag。”（大杂娃）这个词就是为它发明的。 结果很像律师的

辩护状，这或许不出人意料。 如果一条思路行不通，那就换一条试

试。 如果一个专家提出异议，那就找个无异议的。

被识别出来的威胁，万一它们竟然得逞其凶，其影响所及的代

价若何，这些必须设法评估，而当你是在对付极小概率、 反常事件

和震据世界的后果时，那是个棘手的任务。 波斯纳主要凭借纯粹的

假定来处理危险评估的问题一一离奇的、鲁莽的（有人会臆断说出于

无心）滑稽作品。“假设人类灭绝的成本……可以非常保守地估计为

600 万亿美元，而每年发生奇异物质灾难的概率是千万分之一。”

“假设 2024 年全球变暖造成一万亿美元社会损失的可能性有

70%. ”“假设 20 亿美元的支出将生化恐怖袭击的概率从 0 .01 降低

到 0.000 1。”干完这些事，然后成本一收益分析、为政策提案（排放

税、太空探索计划、早期预警系统、加速器检查〉分配数字权重就可

以用来一一至少理论上，“人们吝于把钱花在眼他们习惯去寻觅的待

价而沽的商品大不一样的产晶上”一一确定资商、配置比重：社会整

体｛特别是美国社会，“依美元算来……（它）约等于世界的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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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给此提案或彼提案投入多少资源，此灾彼难应在我们的忧虑等级
表上排名何处．

一页页的统计假设（多数人“宁愿有较大把握活到 70 岁，而不

愿活到 so 岁和活到 90 岁的概率五五开”），一页页推测性的数字运

算［“……让我瞎猜（布鲁克海文的相对论重离子对撞机的〉年收益

可以估值为 2.5 亿美元”］，在这个基础上，波斯纳就须得尽快完成

的事情（“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得出了一系列宏阔的结论，自信

而断然，绝不畏首畏尾． 164 

应当创立一个国际环保机构，以便强制实施条约决定的那些环

境规范一一一份更强硬、更有约束力的京都议定书． （保守主义者

担心国际机构会使美国被他国摆布，这是多虑了：“作为世界头号大

国，美国一般会支配国际组织，如果支配不了，它可以泰然自若地

无视它们。”）需要一个世界性的警察机构，“一个大大加强的国际刑

警组织＼以便对付生物恐怖主义， “恰恰因为它既是科学和医学问

题，也是治安问题”。 ［对这样的恐怖分子和“因不遵守安全预防

措施而可能无意间成为〈他们的）帮凶的无辜科学家”进行调查和拘

捕，需要全球性的官方监控系统。］应该重审允许外国学生自由就

读美国大学的政策。 ［“很成疑问的是，所有那些（已经）回国的

人，因其美国阅历接种了抗御狂暴的反美主义的疫苗. ,, 1 

科学家“志在知识，不在安全 ......不能被托付以保卫民族和人

类之责”． 〈“大口径全景巡天望远镜……众所周知将是识别有潜在

危险的近地天体的理想工具． 然而该项目的主要倡导者感兴趣的不

是近地天体，而是迢渺的星系。”）他们需要被指引去更负责任地意

识到他们的社会义务，而指引他们的或许是“有科学素养的律师”

组成的科学法庭，或许是联邦资助的 “灾难风险评估和响应中心”．

“死脑筋的公民自由至上论者喊着荒谬的口号”，兜售“言论自由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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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老调＼对“高压式审讯”耿耿于怀，他们会反驳说，这样的措

施违背宪法准则． 但是 9 · 11 以来，“公民自由的边际成本已急剧

增加气 风险大了，响应势必随之变大：

战时我们要容忍对我们正常自由的各种削夺……征兵、审

查、假消息、侵扰人的监视或者人身保护的中止等。律师会说这

是因为战争是批准这种削夺的法律状态 ，但对现实主义者来说，

不是战争本身，而是与战争相联的非同小可的危险，使削夺自由

正当化了．科技的日新月异把我们带到一小撮恐怖分子可能 比

一个敌国更危险的地步……自霍布斯写下《利维坦》以来，拿独立

换安全兴许是一桩划算的买卖，这已成老生常谈了……所欠缺者

唯意志耳。

四

165 尽管二者多有差别一一戴蒙德的历史剧和全景图，波斯纳的杂

给菜和螺旋图，戴蒙德的物质主义，波斯纳的效用主义z 戴蒙德的

热切的预言，波斯纳的好战的政策贩卖一一他们根本上是在做同一

类事情：引导社会风气。 他们企图改移态度，重定思想倾向，更易

操心重点，转变大众情感趋向。 他们以多少有别的方式问了相同的

问题： “现代生活方式是全球性地可持续的吗？”而他们在多少有别

的材料基础上给出了相同的回答：“看这样子不行。”

环顾四周，人们发现有口难辩。 灾难多的是，现存的和逼近

的、自然的和人为的，即便它们离戴蒙德的孤立无援的复活节岛或

波斯纳的吞噬世界的纳米机器还略有差距，也足可让任何人脚踊不

前． 神户和班达亚齐、博帕尔和切尔诺贝利、 9 · 11 和马德里、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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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达和达尔富尔，艾滋病、滥伐森林、人口过剩、城市扩张、环境

污染，以及工业废料的激增，似乎近于不可收拾，事实上，如果中

国人使用汽车与美国人相当，那样的世界是不堪设想的． 然而人们

可以怀疑，这种局面是否将产生警告和哀恳，即对众多头脑发出大

难临头之类预警。 成败兴亡的传奇剧和科幻小说的戏剧情节可能有

助于突显危机，但它们于事何补却不甚了然。

戴蒙德和波斯纳对人类行为的看法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它们

的社会意识多么薄弱，心理深度多么欠乏。 一位仿佛把社会视作

集体人格，是有意向、下决心、采取行动、做出选择的能思能虑的

超人，另一位认为只存在追逐目标的个人，会感知能计算的不尽

理性的理性行动者，这二人谁也不曾对他们的灾难在其中铺展的

社会一文化环境多费唇舌。 要么是不经心或不检点的种群“犯

了大错”或“失足”跌入自毁之境，要么是制定战略寻求效用最

大化的人未能理解他们所面对的问题的真正重要性。对他们来

说，所发生的那些事情发生在地理场所或场景里，不是发生在具有

文化和政治形式的生活世界里一一独特的情境、 即刻的时机、特殊

的形势。

但正是在这样的生活世界、情境、 时机和形势中，灾难一一如

果它发生了－一才呈现出可理解的形态，也正是那一形态决定了回

应之道及其效果。 无论崩溃和灾难是怎样“自然的＼“有形的”或

“物质的”，是怎样不可预测或意料之外的，它们都是社会事件，像

政变和经济衰退、暴乱和宗教运动一样。

南亚的一场大洪灾把世界大国投入到最最地方性的冲突中－ 166 

苏门答腊分离主义、斯里兰卡内战。 横跨次大陆的一场艾滋病大流

行，震动了家庭生活的基础，改变了权力关系。 在乌克兰，国家对

核事故的选择性、防御性回应，改变了一个新兴民族的全部权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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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语言． 中印度一家美国工厂的工业事故遗留下四分之一世纪的

诉讼与立法、索赔与反索赔，这些又塑造了对种种事物一一从公司

责任的限度到分配正义的基础一一的态度． 日本跨国公司把选择性

收割的高效方法引入印尼雨林，这重整了雨林居民、以城市为中心

的中央政府和更广阔的全球贸易世界之间的关系。

专论性地关注这样的关键案例，有望把我们带到比戴蒙德的编

年史或波斯纳的方案设计更远的地方，那里我们其实更可获得对现

代生活的破裂和解体的不管什么见识和控制。①

① 在“科学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大标题下．关于特定灾难的这样一些专论文献已
经开始出现了．参见：关于乌克兰案例， Adriana Petryna, Life Expos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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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logical Citizrns After Clim,obyl,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关于印度的
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悲剧， Kim Fortun, Ad110<acy Aρer Bliopal : E11viro11111rnralis111, 
Disas阳， New Global Orde时，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础， 2001 ，关于印尼森林的
商业开发， Anna Lowenhaupt Tsing, Frictio11: A11 Etl111ograpl1y of Global Co11旧日，。”’
Princeton University Pr筒，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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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的观念：最后的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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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远东里的近东①

吕塞特 · 瓦朗西对地中海世界社会史的广泛研究，尽管主题和 169

中心多变，却几乎持续关注着在一种历史潮流或历史性文明中兴起

的文化形态投入另一种潮流或文明内部时究竟是如何应变图存的：

法国的和阿尔及利亚的、犹太的和穆斯林的、伊比利亚的和摩尔

的、威尼斯的和奥斯曼帝国的。 理念、情操和人生观，即在世存在

方式，都极为醒目而特别地表现在远离其发祥地的处所：它们就这

样影响了迥异于它们自有传统的那些传统，格外鲜活地在异乡生存

下去。

我愿借此庆祝之机，实践瓦朗西精心发展起来的这一起深技

艺，并横跨更远的距离、更大的差异：中东和东南亚。 我尤其想要

思考伊斯兰教在“阿拉伯文化或‘文明·”向“印尼的‘文化’或

‘文明’”一一实在缺乏更妥当的措辩一一投入过程中的那种角色。

固然，这个话题既难于聚焦，吃力不讨好，范围也相当宏大。 但

是，即便仅仅因为那些缘由，它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瓦朗西式主

① 最初发表时题为｛（远东里的近东： it印尼的伊斯兰教》（ “The Near E.-lst in the 
Far East: On Islam in Indonesia" ）， α阳刚,a/ PaJX时，高等研究院. －~辛林斯顿－

no.12( December 2001 ), 吕塞符·瓦朗 i!s ( Lucctte Valensi）是巴黎性会科学高等

研究院下属的伊斯兰毅与穆斯林社会研究所主任．著述颇多．尤为知名者是《独
裁者的诞生：威尼斯与高门）） ( Tire Bir1I, of Desp,t : Veuiu a11d tlir S11/1/ime Po附．

1993), －一原编者注

第三部分秩序的观念·最后的讲座 223 



题：熟悉的传统插入陌生的地方．

离心的伊斯兰教

尽人皆知伊斯兰教的“国际性＼“世界性”和“跨文化性＼也

知道其实自诞生伊始它即如此。 在先知段后一代人时间里，它穿过

170 埃及西进到柏柏尔人的北非，穿过小亚细亚东进到波斯和印度，然

后继续向东直入马来人的世界，继续向西直入黑人的非洲。 但是它

穿过了土耳其的神秘主义，穿过了波斯的教权主义，穿过了莫卧儿

的国家权力形构，这一切文化洁、器，其紧张和多样不亚于任何思想

和信仰体系所曾穿过的，而它的中东、阿拉伯特性和形象，无论怎

样被遮盖、 被重新解释和引申发挥，依然牢不可破一一这一点往往

不受注意：它更其是感觉到的，不是专意探究的g 更其是视为当然

的，不是有待查验的。

伊斯兰教的传播以及与之相随的“阿拉伯文化”一一这个词本

身需要稍加辨异一一某些方面的传播的这一面相为什么被人忽略（即

便未见得悄无声息，也像是跟足而行），有个缘由在于一种矛盾心

态，它必定伴随着穿越如此广袤多变地域的这种文化辐射过程。 处

于这项事业接收端的那些人急于维护他们自身的原创性，声称他们

的独到贡献，也急于成为他们自己而不是别的什么人，于是他们特

别警惕要把他们非常珍重的信仰和制度溯调到异域的各种分析。 伊

斯兰教一越出它的阿拉伯和肥沃新月的故土，所到之处几乎无不升

起这样的问题： 在这文明棍合体即组成伊斯兰世界（ al-iilam al 

isliimiya ）的一套广备兼膜的信仰、实践、价值和习俗中，何为“伊斯

兰的”，何为“阿拉伯的”？ 区分这样两个向度，一个据称是“宗教

的＼另一个据称是“文化的”，这实质上可能是行之乏术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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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是行之无益的任务。 但那并不妨碍从摩洛哥到印尼、从孟加拉

到尼日利亚、从土耳其到阿富汗的各族人民不断地、屡次三番地、

在获得清晰可靠解答上多事而寡功地试图完成它．

在全部历史进程中，一般性的宗教是特殊地方文化赖以将自身

投影于更广大世界的屏幕上的主要机制之一． 基督教一一尤其是被

宗教改革后攫住了它的那种帝国主义的、传布福音的冲动所支配的

基督教一－把欧洲观念和价值带向新世界，也带向亚非各地。 佛

教，印度精神（Indicism）的这种可移动形式，把南亚感受性的诸面相

徙迁到东南亚、 中国甚而日本。 但是伊斯兰教在把近东精神气质注

入远方环境上尤见奇效，更重要的是，一旦注入，也很见效地维持

和强化它们。

对作为伊斯兰之家（Dar al-Islam）神圣中心的麦加和麦地那的专

心一志，以及困几个世纪以来的交通改进，朝拜圣地的日趋重要，

用阿拉伯文书写的、作为唯一而不可译的教义语言的古典阿拉伯语

的保持，以及律法、 祷文、诗歌、 礼拜用品和沿革的保持$极度文

学性的、 打破旧习的、反仪式化的修辞倾向， 20 世纪前半叶的经文 171

至上主义的复兴一一所有这些严格主义（虽说不上纯粹主义）的制度

和运动， 一概有助于阿拉伯文化诸传统及其给人的众多特有感受永

藻生机，哪怕是在看似格格不入的环境里：非洲的拘守仪节、南亚

的等级制、东南亚的调和主义。

我曾说伊斯兰教是专为出口而设计的宗教。①但是它所出口的

东西不止是一种教义和世界观。 至少部分地，那种教义和世界观从

中生发出来的土壤也随之被输出了。 伊斯兰教随身携带着它本土的

染料，这一点有甚于基督教，后者带着它的可活动的分隔物和可调适

( Gecrtz, C. , Tlit Rel毯，011 of fa阳， Glcnc时， IL: The Free Pre盟， 19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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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文$也肯定有甚于佛教，后者无论是就原初中心或固定经文而言

都多有欠缺。 要成为穆斯林当然不意味着变得阿拉伯化，但它意味着

要建立与阿拉伯文化的一种复杂而持久的、感情上非常矛盾的关系．

本人对这个问题的兴趣主要源于我在文化上适成对照一一既彼

此对照，也同近东社会对照一一的两个非阿拉伯伊斯兰社会的长期

田野研究。 印尼和摩洛哥，乌玛（ummat，伊斯兰共同体）的边境上

的离群点，一个是蛮荒的西部，一个是神秘的东方，我在那里对它

们研究了至今约有半个世纪了，挑动它们互相质证。①就这样一些

目的而言，它们配成了有用的、 声气相通的一对。 它们甚至连力图

改变政体也差不多同步。 几年前，国王哈桑二世在统治 37 年后宾

天，苏哈托总统（和君王几无二致）在当政 33 年后垮台，二者相距不

过数月，两国随后上台的都是屠弱的、举棋不定的改革派政权，也

都深受风起云涌的伊斯兰主义的纷争和叛离以及恶化的内乱之苦。

然而在这里，出于简明起见，我将只检视一一或不如说是再检视一一

印尼这个案例。摩洛哥案例某种程度上更令人迷惑，难以把握，虽

然表面上看去要简单得多。 但是比较性地讨论这两起案例，梳理其

异中之同、通中之隔，大概需要另写一部书，所以我将阐述涉及印尼

的较为一般的观点，而将或可适用于摩洛哥的延伸讨论留待他日。

小生境的形成

伊斯兰教在印尼的历史进程最与众不同的一面在于，它很晚（基

本立足是在 14 世纪以后，最终确立不过是 17、 18 世纪以后）才嵌入

172 一个族群、语言、地理和宗教比其他任何地方（包括印度〉都更复杂

①尤请参见 Gcertz, C., Islam Observed: Religious Develop111e11t i11 Morocco a”d 
J,,do11es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臼S, 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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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分化的社会中。 这里没有什么“处女地”可供“教化＼像紧凑

的、部藩林立的摩洛哥多少还有的那样。这是一个辽阔的列岛“国

家”（有 6000 来座岛屿，沿赤道线向两翼铺开，面积达 200 万平方

公里），它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已经高度发达，即使很不平衡。

震撼印尼的任何观察者一一不管他多么漫不经心，也不管处在

印尼史上的哪一时期一一的基本事实是它的超常多样性，起常得使

（并久已使得）认同界定（“我们是谁？ 马来人？穆斯林？爪哇人？

亚洲人？”）成为核心的、不断演变的关切。 几个简单的日期和数字

就会让人明白这一点。 那里的相当独特的族群，规模较大的有 15

个，规模较小的则可达 500 个，他们说的语言多达到0 种。 该国时

间长短不一、或局部或全部地被多国殖民过：葡萄牙、西班牙、荷

兰、英国和日本，有人会说美国最近也不太正式地殖民了它。 在它

整个历史进程里，印度、南阿拉伯、尤其是中国的商业势力（著名的

“东方贸易”）带来了重要的移民定居点。①

大约自公元 5 世纪开始，在一千多年时间里，从印度东部传来

的印度教一佛教文明（这两种“宗教”那时几乎不可分离）主宰了爪

哇、巴厘，还有苏门答腊、加里曼丹和苏拉威西的某些区域，由此

建立起一些侵略性的广土众民的农业国家，它们被符号资本、大众

仪式、精神等级和“神圣”国王聚集在世界之轴周围。②约从 1400

年起，这些王国遭到爪哇和苏门答腊（尤其是其北部沿海）的多语

① 关于印尼在丰岛上的亚洲贸易史，参见 van Lcur, J.C., I,,do11esia11 Trade a叫 So<iet)' :
Essays in Asian Social and Eco”。’”ic Histor)' , The Ha引c and Bandung: W.Van 1-locvc, 
1955. 

②关于这些国家，参见 Schrickc, B.J. 0.,“Ruler and Realm 川 Early Java ,” in 
Indonesian Soriological Studi凹， vol. 2, The Hague and Bandung： 飞II/. Van 1-1。eve,

1957; （近期的｝例子参见 Geeπz , C., Negara : Tire Tlrratre State in Nin,•tee11tl1 

Cen111ry Dali,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I 980. lJ)-、见 Pigeaud, Th. , 
Java i11 tire Fourtee11tl1 Ce11t11ry: A Study iu Cultural History, The Hague and 

Bandung: M.Nijhoff, 1960一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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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多族群、多种族的强大穆斯林公国的挑战，那些公国是由大型

长途国际贸易的荧光散播在那里的，该贸易西起亚丁湾和红海，向

东穿过印度洋和马拉巴尔海岸，继续穿过望加锡海峡和爪哇海，东

抵太平洋边缘的香料群岛． 由于 17 世纪之后先是葡萄牙人、后是

荷兰人缓缓取得统治权，这片国土渐进地、 尽管极不均衡地伊斯兰

化了，到今天它至少名义上（我们将要看到，这是一种意义重大的资

格〉有约 85%的居民是穆斯林， 7%新教徒， 3%天主教徒， 2%印度

教徒， 1%佛教徒，以及 2% “其他”一一主要是地方性的所谓“泛

灵论者”或“异教徒”．

对于一种极其世界性、多线并进、 偶然天成的文化在当时所称

的“东印度群岛”（ the East Indies，复数形式用得恰到好处〉的形成，

可论可议之处甚多：它的分布的不规则， 它的各种元素的相对分

量，它在其中发生的政治一经济框架（独裁主义的、帝国主义的、 极

度劳工主义的）等等。 但是要点在于，伊斯兰教作为一种宗教和文

173 化冲力， 一种舶来的气质倾向，不得不抗衡一大堆可怕的竞争者，

在它一－－既是晚来的，又大体是赤手空拳的一一必须找到自身位置

的那场比赛中与之斗争． 描述东印度发生的事情的合适词语不是

“征服”（尽管暴力多有），也不是“殖民化”（尽管各处散落着某种

外国人一一通常是亡命者一一居留区L “小生境的形成”（ niche

fonnation）一一在一片拥挤的地形上寻觅空当，再占领之、扩张

之一一更好地描述了伊斯兰教及伴随着它的近东思想形式在印尼大

部从其最初闯入直至今天的推进历程．

在此我不打算详细具体地追溯小生境形成和发展的这个过程，

一则因为说来话长一言难尽，再则因为那要牵扯进一连叠的名称、

地点、事件和人物，其中有的大概是普遍认得出来的，比如赛莱菲

耶（Sali fi yyah）、亚齐战争、哈达（Hatta）、马斯友美（Ma习umi）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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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些可能就难认了，比如哈姆扎·凡苏里（Hamza Fansuri）、谈目

(Demak）、比达里起义（ the Paderi Rebellion）和伊斯兰联盟（ Sarekat 

我想做的事是句勒出它的总体轮廓：居间调停的诸制度，

它所经历的诸阶段，尤其是伊斯兰教一一连同它的阿拉伯气息和氛

围，它在远方风物和远方语言中的回音一一在现代、独立的印尼的

Islam). 

意识形态滥涡里日渐担当的那种角色． 因而这是系谱学而不是历史

学：是遗产的整理排序，是传统的挑选分类，是认同的传奇。

我将依次从以下方面略谈在我看来是这个故事的虽有交叉重叠

却较易辨识的三阶段：（1)小生境的创立，（2）小生挠的扩张，。）小

生境的巩固，这不是由事件和人物编成的故事，而是伊斯兰教（同时

还有阿拉伯文化的背景噪声）在相外于它的一个混聚的欧亚或亚欧文

明里构建地盘的故事。 综而观之，它们绘出了通常所谓的“印尼的

伊斯兰化”一一这个说法有点马虎随意，仿佛一种不变的、无缝的

永恒愿景实施了某种意识形态接管一一的一幅图景，它迥别于对这

个问题的典要论议〈出于教义考量的正统叙事）和修正主义说明（出于

政治考量的新正统叙事）所描绘的那些图景。 我们发现分化日增而

---
---
u

-- 

不是霸权渐长：不是共同意识的发展， 而是深刻分裂、极可能是永

久分裂意识的发展。

清真寺、市场和学校

从小生境的创立即立足点、滩头堡、根据地或飞地的到手说

起，预言书本身而外的主要调停制度是清真寺、市场和学校：用印 174

尼语说来就是 m叼＇id，阴阳和 pesa11tre11. 它们合起来组成一个铁三

角，同时是宗教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围绕着它们，消晰可辨的穆

斯林社群〈乌玛〉就会在这里那里、此时彼时脱胎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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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贸和商人与伊斯兰教的传播之间的紧密关联乃至共生关系，

时常为人提起，因为所谓“伊斯兰学校”（阿拉伯语 madrasah ，部分

是教派，部分是学校，部分是宗教权威的剧场）的尾随其后总被人挂

在嘴边。 从位于汉志（至少名义上如此一一我承认这个问题存有争

议〉的商路十字路口的预言书基地，经由 10-11 世纪这个“阿拉伯

中世纪”里以福斯塔特、巴士拉、凯鲁万和西吉尔马萨为中心的世

界性大商业中心的建立，到 15一16 世纪穿越古吉拉特、 马拉巴尔、

马六甲和香料群岛的“东方贸易”的荧光，商人、学者与星期五聚

礼一一一种便携式伊斯兰教的生气勃勃的核心一一之间这层关系的

持续存在，是明白无误的。 就印尼而言，极度世界性的港口诸王

国一一有时称为“市场国家＼我刚才暗示过一一蒸蒸日上扩张势

力，阿拉伯人、 土耳其人、波斯人、中国人、古吉拉特人、泰米尔

人、爪哇人、布吉人、马来人，不久后还有葡萄牙人和荷兰人，一

股脑地拥入这里，在价格浮动的市场上贩卖布料、香料、珠宝、奴

隶、化妆品和食晶：这正好提供了那种近东形式得以镶嵌进去、捍

卫自己并伺机扩张的某种流动、分散、 高度竞争的远东环境。①

实质上，穆斯林居住区（通称为阳11ma11 ，是从阿拉伯语 qau

化而成的马来i吾，表示“民族＼“人民＼“族裔”）簇拥着清真寺，

受巡回的有神赐超凡能力者的指导，它的建立说不上是阿拉伯的侵

入和殖民。 9 世纪初之前，只有少量阿拉伯商人一一主要是来自今

天也门南部的哈达拉毛人一一JI顶着亚历山大、亚丁、坎贝和望加锡

的海路远涉重洋，虽然之后那么做的人多了起来。 ka11111a11 如同环

绕着它的那个社会一样是多元文化的，里边挤满了波斯人、土耳其

① 关于市场国家，参见 Schrickc, B.J.0., “The Shifts in p。litical and Economic 
Power in the Indonesian Archipelago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y 
Country”(sic), in ludo11esia11 Sociological S111di白， v。I.I, The Hague and Bandung: 
W.Van H时白， 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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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印度人以及越来越多的马来人和爪哇人，他们全是穆斯林，即

使是品类迥殊的穆斯林，而名唤“市场马来语”的一种商业混杂语

成了交流语言，就像阿拉伯语是祈祷语言一般。 与其说它隔离于那

个社会，毋宁说它是该社会的组成部分：诸社群当中的一个社群。

下一阶段即“小生境扩张”包含两步：先是市场国家里的穆斯林

元素的相对重要性提高了，以致原本称为“拉贾”等诸色名号的统治

者们，在他们的一般文化的服饰和视野尚未大变、他们的治国之术纹 175

丝不变的情况下，已然开始被称作“苏丹”或此类名号s 然后，第二

步， 也是远为关键的一步，清真寺一市场一学校复合体缓慢迟疑、参

差不齐地进入较大岛屿一－爪哇、苏门答腊、加里曼丹、苏拉威

西－一的农村腹地。 围绕着“亚洲的地中海”即爪哇海，一种独具特

色的商业文化形成了，它灵活多变，讲马来语，至少表面上是穆斯林

的，这引发了它与内地公国一－庞大、因循、封建、印度化←一之间

的长期、激烈、很奇怪地难分胜负的斗争，这场斗争因先是葡萄牙人

后是荷兰人在沿海商业中心的优势日显而更趋复杂。 再一次地，这

里不大可能追溯印尼社会和文化由外而内的这种转型的发展之旅：它

太错综复杂了，人们对它知之甚少。 简单说来，从 16 世纪以迄于 18

世纪，再到 19 世纪，就在印尼群岛被转化为有条理地加以开发、官

僚化地加以治理的欧洲殖民地之际，市场国家的阳11111a11S 所特有的那

种封装着的伊斯兰教稳扎稳打地钻入了群岛的大部分地区。①

伊斯兰学校复合体

伊斯兰教在荷兰霸权的羽翼下漫向印尼全境，不管多么意外，

① 关于东印度形成和发展的通史．参见 Vlckkc, B., N11阻，1tara: A 1-Iistory of tl1r East 
J,,dia,1 Arcl,ipelago,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30 

第三部分秩序的观念．最后的讲座 231 

.. 



它是醉心于垄断居奇和出口贸易、外来强加而自我疏远的一个殖民

政府的历史受益者，这是不争的事实，而这个事实在最近的讨论

中，在并未主动隐瞒的时候变得有些模糊了． 很大程度上，这缘于

本身无可厚非的后殖民主义渴望，想把殖民时期描写成侵入者和本

地人之间的区分在文化上是清晰的、 精神上是绝对的s 如果说到二

者有联系，那就按照他异和对立说成是隔离、分裂的两个世界，仅

存敌对的、不平等的交互作用。 实情绝非如此。 19 世纪和 20 世纪

早期，印尼目睹了有着自身的形式、轮廓和内容的一个亚欧（或者，

再一次地，欧亚）社会的构建，这个社会与先于它甚至后于它的社会

的主要差别在于具有多样性的构型。 正是在那个社会之内，在蔓延

开去、不规则却日益互相连通的舒展的“诸印度”（ Indies）之内，印

尼伊斯兰教找到了它的稳固、可扩展的小生境。

荷兰人将沿赤道线一字铺开的一连串部落和岛屿转变成省份和

政府部门的等级结构，随之又陆续裁撤整个群岛上的所有本地国家

176 和政治体，这提供了一种有序、明了的景观，标划出各种地区和文

化区域（官定的“民族”〉，清真寺一市场一学校复合体能够更轻松地

穿越它们，游走其间，落地生根。 它相继在几乎所有那些人口密集

的灌概水稻种植区域里一一此前这种环境里曾兴起过印度农业国家

和小邦一一把自身树立为伊斯兰忠诚和近东联系的首要传递者：中

爪哇和东爪哇、西苏门答腊和东北苏门答腊、 东南加里曼丹、南苏

拉威西。①

在整个群岛上几乎一成不变地再三复制的标准模式是创立逐渐

以严santren （习经院〉为人所知的机构，顾名思义它是为漫游的伊斯

兰教学生即 santri（桑特里）准备的地方，那些人四处游历求索宗教知

① 巴厘过去是、 现在依然是这中间的例外，它是“印度教的＼ 它相对隔绝于这一
发展进程的原因很复杂，但该岛靠爪哇海这面缺乏良港肯定有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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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或觉悟（‘ i/m )0 但习经院不止是一个教学机构，还是忙于教义的

它们至今仍在这个国家星罗棋布，继续提供印正式传播的神学院．

尼伊斯兰文化的大部分制度性下层结构． 古往今来，一座典型的习

经院包括一小块界划清楚的、通常是乡村的地产，坐落在村庄的边

缘或村庄间的旷野上：这是个阿卡狄亚复合体，它有（ 1 ）一座清真

寺，样式上可能是简朴的、精致的或泪搭的，（2）一栋住宅，一般很

宽敞，是给宗教领袖（‘aln

下他是一位 haji （哈吉），就是返乡的麦加朝圣客’（3）一两间或一打

以上不等的带开放阳台的宿含，叫做 po11dok （从阿拉伯语户，1d11q 变

来，表示“客椅＼“招待所＼“商队旅舍”〉，供学生们居住，他们

人数从五六个到几百个不等，这段时期里差不多全是男性。 经常还

有各种工场、田地之类附属于习经院，是作为宗教基金（ rvaqf）奉献

给它的。

这些学生年幼的不过是七八岁的孩子，年长的则己成年甚至垂

老，尽管大多数是青少年或年轻人。 他们自己做饭洗衣，种地施

工，作为裁缝、补锅匠、化缘者和货郎在周边地区漫游。 有的逗留

学校一个月，有的则待上好几年。 他们可以自由地从一家习经院转

到另一家，以便从学子别的老师，获得宗教学问的特定门派的证书

( ijii.昂的，虽然他们同原来老师的关系被认为简直是超自然的牢不可

破的，会借穆斯林盛大节目（‘ayiid ）之机的送礼和拜访来不断巩固。

教学在清真寺里进行。 很少有学生懂多少阿拉伯语，直到最近皆

然，职是之故，教学就包含了老师选读古兰经、圣训选集或各种教

法文本，或者在有些情形下，如果苏非教团（沙兹里、卡迪里、纳克

什班迪）渗透到那里，也选读教团（ tar句。Ir ）的灵修指南。 老师一边

读一边给出本地语的解释和评说，跟着吟诵文本的学生们则把它们 177

记在页边空白处，默识在心，此后老师给他认定已经掌握该文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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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学生签署与之相符的证书．①

就这样一步步历经三个世纪，靠着半明之人引领盲昧之徒，习

经院网络在群岛的整个西部地区建立起来了，在东部地区，加剧的

商业入侵几乎处处孽生“太阳系”似的周期性市场，通过追随和构

建这种市场的地方网络，习经院也有较为零星的散布。 个体习经

院在规模和影响上相差很大，它们随其宗教领袖的名望和时运（总

是不太稳当）而盛衰兴亡． 但是随着朝圣者的人数、有财力成为

朝圣者的富裕商人和地主的人数越变越大，特别是在 19 世纪初

叶荷兰人保障了海上航道安全之后［许尔赫洛涅报告说， 19 世纪

80 年代有几百个“爪哇人”（Javans）在麦加研修，是那里最大的

外国代表团，他们常常一待就是数年］，习经院的数量、桑特里

的数量也增多了，到今天估计有 4 万所这样的学校，也许有 800

万左右这样的学生．＠起初不过是多元文化的市场国家里的穆斯

林居住区类型的小生境，以贸易、门徒身份和有限的读写能力为后

盾，传遍了多元文化的整个群岛。 现如今，在列岛各地，“桑特

里”己成为对恪守教规的穆斯林的通称，他们是严格的伊斯兰教信

徒，有别于吊儿郎当、有名无实、或者如流行习语所说的“统计上

的”信徒。

然而无论这张网撒得多开，它一如既往地是五色斑斓的更广大

印尼社会内的一个小生境，无论它体量多大，内部发展多好。 同样

是到 19 世纪 80 年代，当麦加联系增强了、 时兴了从而使得教士精

① 关于印尼习经院复合体的概况，参见 Abaza, M. ，“Madra皿h” ， in Tl,e Oxjord 
E,uycloptdia of the Mod，凹，s Islamic World, New y。rk and Oxford: Oxfc。rd University 
Press, I 995. 关于一些具体实例，参见Gccrtz, C., Tire Religio11 of jar,a. 习经院教
学尽管主要是口头的，却也不尽然s 用阿拉伯字母书写马来语和爪哇i吾评注（至
少有些学生能读懂〉这种书面传统逐步形成了． 参见 van Bruin臼sen, M., Kitab 
K1111i11g : Pesa111re11 da11 Tarekat , Bandung, 1995, 

( Hurgronjc, C.Sn。uck, Mekka i11 tire Lal/er Parr of tire Ni11etee,川 Ce11t11ry, Leiden : 
Brill, 1931. 习经院当前数量的估计值引自 Abaza，“Madra皿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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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阶层世界化了的时候，几乎每一种主要宗教（或宗教一文化）传统

都可以在列岛某地找到． 荷兰势力本身非常世俗化，却促进了基督

教－一首先是新教，但过了一段时间后罗马天主教亦然一一加入这

一混合体． 重要的基督教巢寞建在苏门答腊中东部（德国路德派活

跃于此）、西里伯斯北部（荷兰加尔文派活跃于此），而尼德兰盛产的

各色相互竞争的小教派则安顿在殖民政府宣布对传教活动开放的小

翼他群岛、摩鹿加群岛和新几内亚的某个地方。 像伊斯兰教那样，

印尼的基督教大概是标出边界的道德共同体，有的规模可观。 但不

同于伊斯兰教的是，这些共同体是分离的、间断的，商业上、组织

上、文化上都不相往来。

此外，荷兰统治下还有华人少数族群，也是人多势众，相当兴

盛，他们被隔离开来，主要住在城镇，生活在被方言分割的华族世 178

界里。 还有全系列的虽小而结构常很精巧的马来一波利尼西亚部落

传统，和内地未被同化到更大统一体中去的自主独立传统。 极其重

要的是，还有大量无组织的名义上或“统计上的”穆斯林，我猜不

下穆斯林总数的一半，尽管这只能是猜测，他们观点折衷，信仰松

懈，实践上搞调和，他们与习经院传统及其流露的阿拉伯气息的关

系，往好里说是紧张、猜疑，往坏里说是紧张、敌对． 到 20 世纪初

肇，这些跨地区的集体认同，被加以对比性描述的宗教和文化的精

神家族（families d’esprit ），业已各就各位了，它们将在虚幻的、最终

证明是脆弱的民族主义均一性里彼此对峙．

民族主义、改革主义和认同问题

在此追溯印尼聚合体（as.5emblagc）……或拼贴画（collage）……或

杂货堆（miscellany）……的其他成分的发展，抑或描述它们带有某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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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异性的个体力量和内容，都不太行得通。 我在别处仅就爪哇尝试

过这种做法，分辨出三类成分：（1）农民的混融的民间传统（通常称

为 abangan ， 阿邦甘，或称红派）， (2）前边一直在讨论的阿拉伯一印

尼（或印度→可拉伯）的桑特里传统（或称自派）， (3）一种更自觉其印

度特性的、半神智学的照明学派传统，有时称之为爪哇主义的

(Javanist），有时又以受过荷兰教育的本地公务员之名，称之为“普

里亚伊的”（priyayi)，这个阶层及其后继者是它的主要拥护者。①另

外有人在其他地方以相似或起码相当的划分，试行过相似的事情。

但是分类整理和列举说明的大多数工作，亦即辨识出在我看来属于

印尼所展示出来的不管什么凝聚力一一理所当然地总是超不出局部

范围，也总是少不了紧张关系一一的基本要素的亚国家却超地方的

认同架构，依旧有待完成，我无意否认在这些问题上大有争论空

间。 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无论这样一些架构如何界定和特征化，

是在此地抑或彼地，也不论它们的总清单最后是什么样子，它们都

卷入了越来越直接而深刻的冲突中，一个架构与邻近架构的冲突，

与民族主义的兴起冲突，特别是与虚弱、拼凑出来的共和国的建立

冲突，这个共和国徒有统一之名，是二战结束后的 20 世纪 40 年代

的对抗和叛乱猝然强致之。

民族斗争在 20 世纪一二十年代已经认真开动起来，当然很早之

前就有预兆和先声一一抗议、农民起义、 千禧年热狂等，就宗教而

179 言，民族斗争的全部历史谈不上是企图把认同架构、精神家族、文

化定位等等泾渭分明地彼此分离，把它们分类归入固定的、围起来

的隔间里。 它们太过混杂，形态多变，相互交织太紧，做不到那一

点．这部历史代表的是这样一种努力：要么按照它们动态的相对

① Geeπz, C., Religion of Java . 亦见 G四川z, C., Tile S田ial History o J a11 Indo11ιia11 
T阴阳，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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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和彼此矛盾的需求，建立某种同样动态的均衡z 要么更激进

点，事实证明也是灾难性地，树立起它们中间的某一个对其余全体

的清晰确定的优势地位． 民族主义让“我们是谁”的问题强烈

地、无可避免地、也必然政治性地凸显出来，从而搅乱、最终摧毁

了外在而武断的、本质上是种族性的权利、极力和机会分配，东印

度就是依据那样的分配运转的。 如果要有一个印度尼西亚民族，

唯一的印度尼西亚民族，就像街垒上的标语所说的“一个国家，一

种语言，一个民族”，那么从此前三个世纪加速进行的变迁和分化

中承传下来的宗教一文化多元主义，就不得不受到质证。 它的条

款不得不重置，边界不得不重定，权重不得不重调。 但那想想容

易，做起来难。①

这项任务也没有因为下述事实变得稍稍轻松点儿：正当民族主

义（世俗的，平等主义的，目标和机构上都极端统一的）在群岛上扎

下根来的时候，宗教改革主义在说阿拉伯语的近东同样锐意纵横，

很快这一新事态通过惯常的联系（哈吉，在爱资哈尔的学习，日益重

要的宗教报刊，等等）对印尼的桑特里共同体产生了突如其来的猛

烈影响． 19、 20 世纪之交那场所谓赛莱菲耶运动里的哲马鲁丁·

阿富汗尼（Jamal al-Din al-Afghani)、穆罕默德 · 阿布笃（Muhammad

Abduh）、拉希德·里达（Rashid Ri也〉等人的著作和学说，将一种无

处不在的深刻紧张一一有时升为公开冲突一一导人桑特里伊斯兰

教，那是一场头巾气重的、 某种程度上自相矛盾的运动，用伊拉 ·

拉皮杜斯的话说，它“把改革主义原则一一回归古兰经和先知语

录，宗教事务上的独立判断权，放弃对过时传统的令人压抑的株

守，反对迷信的苏非派实践一一与对欧洲的政治一文化压力的现代

①关予印尼民族主义的历史． 参见 Kai、’n, G., Nati 
Inda”自ia, Ithaca：臼π1cll Univcrsicy Press, 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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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回应结合起来了”．①别的地方我曾在“经文主义”

（阳ip阳ralism）一一相比于平常那些替代用词如基要主义、改革主

义、现代主义等，我还是更喜欢它一一的题目下相当详细地描述过

这一新事态，不但是就印尼而论， 也就摩洛哥而论，它在后者至少

同样意义重大、 破坏传统，所以此处不再赘述．②简而言之，经文主

义的涌激是源于中东的新事物，它奔流于民族主义骚动兴起、城市

化愈演愈烈和荷兰控制力稳步衰歇之侧，与之有着错综复杂的关

180 系，它像分裂阿拉伯中心地带的乌玛那样，将印尼的乌玛分化成改

革主义阵营和传统主义阵营，或许说得更准确点，是一体主义

(int唔ralist）阵营和多元主义（pluralist）阵营。

把一段未必真可简化的历史简化了说（又一次！〉：随着城市化

增进，同欧洲人和欧洲思想的联系加强，商业生活也日益迁往城

镇，于是共同体的一部分人随之迁去建立经文主义势力圈一一新的

小生境里的新阿拉伯主义。 对于断然属于穆斯林的事物的这种重申

和再制度化的组织载体，是一家庞大的、 很快变成全国性的社会福

利组织，名叫穆罕默德协会（Muhammadiyah）.。 1912 年它在前印度

教国首都日惹由城市商人、毛拉和清真寺官员们创建起来，到 20 世

纪末号称拥有超过 2 500 万成员，设有诊所、 孤儿院、青年组织、妇

女组织、救助站，最要紧的是分年级的、专业化授课的西式学校，

它提供世俗科目上的系统的、印尼语的教学，双管齐下的还有不太

迷信的伊斯兰科目上的同样相当系统化的讲授．③为了回应它，也

( Lapidus, I., A History of Islamic Sode阳，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町 Pre盟，

1988, p.568 . 
② G四πz, C., Islam α•served. 
@ 关于穆罕默德协会， 参见 P臼cc汇k, J., M“sli,,’ Purita”’S: R吃for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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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民族主义运动本身的势力高涨，东、中爪哇乡村地区的许多伊

斯兰学校的乌理玛（其名声尤著者包括近年的、也是近期卸任的该国

总统的祖父）创设了一个反组织，叫做“伊斯兰教士联合会”

( Nahdlatul Ulama)0 它致力于保护和拓展习经院的生活方式，尊崇

于斯为盛的那种传统主义的、而今已十分印尼化的伊斯兰虔诚的观

念，它也突飞猛进，成员数高达 3 000 万有奇，据说是世界上最大的

穆斯林组织。①

接下来的几十年， 20 世纪 40 年代、 50 年代、 60 年代一一日据

时代，革命时代，苏加诺→合达的平衡候选人名单的共和国时代，

激情燃烧的、受信念驱策的国民政党的形成时代，激起这些政党对

杀、作为激进的“成王败寇”式备择方案的第一次普选时代，当这

些选举仅仅加重了敌意时的多党议会时代，企图靠修辞和信条一举

铲除议会的“受指导”也就是“受摆布”的“民主”时代，铲除不成

75 万？）人民从而堕入的民众屠杀时则杀死或流放 10 万（50 万？

代，苏哈托独裁统治从瓦砾中兴起、靠加紧军事管制暂得镇住局面

的时代一－常常记载详尽，多数情况下文献足征，而桑特里社群在

这整个阶段的起起落落亦复如此。 简而言之，早期的后殖民岁月既

目睹了这个聚合体的所有组成部分的卤莽灭裂的政治化和意识形态

化，也·目睹了要把它们涵摄入某种更大的统一秩序中去的一系列血

腥而壮观的失败尝试。［冷战将共产主义投入这团混乱中，从而使这 181

幅图景进一步复杂化了z 另一方面，起源于腹地的又一场动荡，跟

瓦哈比主义和穆斯林兄弟会（赛义德 － 库特布，哈桑·班纳，哈桑·

图拉比，等等）相关联的带有极权主义性质的伊斯兰主义在地方场景

的露头，也使形势更趋复杂了。］到 1998 年，苏哈托的操纵性折中

①关于伊斯兰教士联合会，参 见 Hefner，氏， Civil lslmrr g 岛1，“Ii”，“ a’II
De，，吁町，·atizatio，咱 i11 Ind，由t白i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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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manipulative eclecticism）一一这里让你腐败一点，那里镇压你

一下，笑容满面，和蔼可亲一－也该计穷力咄了，当他垮台之时，该

国的那种恒久性、延续的完整性，似乎风雨飘摇了g “我们是谁”的

问题近乎无以作答．

经久的多元主义？

一个人类学家，对一个特殊国家研究了半个世纪， 它的事功在

于做个奋发图强的国家，他的事功则在做个不甘人下的学者，两者

是一对共辄马，而人类学家的日子过得有些尴尬。 他不得不频频修

正对其“研究对象／客体”的感知，后者原本怎么也不算个“客

体＼而是身陆骚动不安的周围世界的一大群同样骚动不安的主体。

但他同时也不得不维持一种幻象，即那一客体非常稳定、 透明，足

以让人对它说些概括性、明白易晓的话，不全局限于当下的直观性

的某些话。 公然改变看法是十分令人难堪的，特别是如果那些看法

曾铿锵有力地表述过。 在毁灭、激变和各种祸事接踵而来之后，重

申那些看法，不雕琢不改变，那更是令人难堪。 但这是印尼的长期

观察者们一一我们全想成为缪尔达尔或克雷夫科尔，托克维尔或布

赖斯（Viscount James Br）叫急于总结他族人民的生活和前途一一如

今发现我们自己掉进去的困境。

变革、毁灭、激变和祸事，在 1998 年的所谓“亚洲危机”（GDP

下降 16%, 2000 万人失业）和多党制的选举政府紧张地重新开张之

后，此时此刻尤为引人注目，而眼下的学术风气，不但人类学专业

的、还有全部人文科学的学术风气，把我们领向对它的强烈、有时

近乎排他的关切。 我们跟新闻记者一样，仿佛钟情于这样的想法：

我们要负责书写历史的初稿，或者负责以今天的降雨量为据编造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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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天气的可信分析。 这些本身是合理的举动（尽管我们遭遇的降

雨多了点），几乎不可避免，偶尔不无用处． 然而同时，印尼不仅作

为一种文化、一个殖民地，还作为一个自主的国家和自命的民族活

跃已久，我们足可开始就这个“客体”可能具有的某些不变特性试

探性地提些观点，起码绘出一幅草图，把“客体”这种隐喻改变成 182

我觉得更惬意、也更合乎我们阿拉伯专家的关怀的某种东西，比如

地毯上的图案之类。

我想我看见、瞥见或想象的那幅图案，我在这里气喘吁吁地一

直尽力革绘的图案，是有着根本多样性的一幅图案一一数以百计的

地形景观、语言、民族、政权、信仰、经济、生活方式和在世存在方

式，而且随着时间流逝、现代性出现（至少试验性地），它只会变得更

多样、更势所必然。 我意识到这样一种观念违造那些高度一体主义

的印尼观（民族主义的和宗派主义的、文化的和宗教的、政治的和心

理的），迄今为止，无论印尼国内国外，它们已逐渐成为流俗公论．

这个国家－一我想它真真切切是个国家（country）：热爱和竞夺的一

片有界土地，一个生息之地，一个家园，一个故乡（ heimat ），一个原

乡（ }kltria ），一个记忆和向往的地点一一建立在差异的基础之上，在

宽容差异之上． 隐瞒或否认那个事实的一切努力，如极端民族主

义、极端伊斯兰主义、极左派、最近的极端发展主义、兴许以后会

有的极端地方主义等，都是而且始终如一的是不切实际的想法，长

期短期看来都是后患无穷。

我这里和平常力图把印尼伊斯兰教描述成的，正是差异群里的

一个差异，殊相堆里的一个殊相。 视之为将“阿拉伯文化”（的某

些方面）织人早已密布着外来形状和图案的一张地毯上的过程，当然

不是看待它的仅有方式。 确实对有些人而言，特别是近来恰逢试图

创建一种社会神学的某种新经院主义（有时谓之“实体主义”〉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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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盛行于受过西方教育的有些桑特里和急于施以援手的有些外国学

者当中，这种看待事物的方式如果不被视为彻底反伊斯兰教的话，

也被视为抹煞了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和 70 年代初期以来“真诚的”

穆斯林承诺在印尼生活中的日益突显，抹煞了它朝着政治、社会和

精神领导权的平稳进步． 也许是吧。 但我不相信这样的进步正在

进行，或者假如它真在进行，我也不相信它就是进步。 在如此这般

的基础上，在宗教整一体和随之而来的文化整一体终于触手可及、

“印尼的伊斯兰化”终于近在咫尺的基础上推行的任何尝试，其结局

不会好过想把一种固定性格强加给这个国家的其他一切努力。 它没

有这样一种性格，也不需要这样的性格，而且至少依鄙人之见，它

不打算获得这种性格，起码近期不会，也许永远不会。 它不只是地

方性的、偶然性的、 暂时性的多元主义的。 它是遍在、本质、恒久

地多元主义的，这么说犯了哲学谬误却忠于政治实相。

183 果真如此的话，那么基于过去对未来的思索，考虑到事情此前

是怎么迁变的、如今看上去立于何处而对它们今后走向何方的思

索，就发生了出人意表的转折。 任何人读读报纸甚至浏览下标题

（印尼瓦解了罔？……印尼的巴尔干化可能远非假设……一国还是多

国？）就会知道，当前印尼场景的惊人一面在于加速蔓延的裂变和分

离主义，汹涌的微暴力和小战争。 亚齐、 安汶、西加里曼丹、伊里

安、摩鹿加。 固然这些不全是宗教激发起来的，但无一摆脱了前述

小生境建造史的回音和反响。 既然高压统治模式（殖民地的、蛊惑

民心的、军事的〉至少目前已因行不通和雪上加霜而被撇开，凝聚一

个社会并设立一个政权来治理它的这种小生境／精神家族／聚合体方

式，也许正接近某种考验时刻：如此构想的一个民族能够久存吗？

它算得上一个民族吗？它需要成为一个民族吗？ 唯有一一如同失

明的预言家们（加沙的盲人）当他们决定摆脱他们知道如何发起却不

问2



知如何收场的布道时常说的一一时间会证明一切。 然而清楚的是

（哪怕是对预言家们），印尼历史与印尼史之内的伊斯兰教史和阿拉

伯记载的当下时刻，是特具决定性的时刻，远不止直接后果和短期

方向取决于它。

当然从前也有过这样的时刻。 1830 年就是其一，那时殖民主

义僵化了。 1945 年是其二，那时革命肇端。 但是，在决定如此杂

辑、错乱和复合的一个行动者（它有时被比作无头的蝶蛤，或患了脚

气的大象）在单元国家、分层的大国集团和霸权野心组成的现代世界

上的那种生存力上，无一比当前更关键。

清楚的是（只要有什么东西还是清楚的〉，在这个初生世纪的余

下岁月里，我们的共同未来（它的共同性与日俱增）的有些形态将率

先表现在印尼和别的蝶蛤、大象式国家身上一一尼日利亚、南非、

南亚次大陆、巴西。 发现一种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形式，在那之内

一个如此内在多样的国家能够运转和维持一种可行的认同，这不会

很快也不会轻松，不会一马平川也不会免于暴力和其他混乱之苦。

欧洲的有主权、边界密实的民族国家的演变和移植，用去了不太平

的三百年（如果从威斯特伐利亚算起，到意大利复兴运动时期为止的

话）①，这项成就还紧眼着两次世界大战。 如果要找到那种民族国

家的接替者，它更适应一个流动、无中心、纠杂淆乱、临时凑合的 184

世界（我曾在其他地方称之为“破碎的世界”）的种种现实，那么建

构这样的接替者简直不会更快、更轻易或更少纷扰。②

不管未来数年、数十年里有什么新类型的新兴事物从印尼冒出

① 原文如此．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于 1648 年，意大利复兴运动发生于 19 1世纪
中叶．二者相距只有 200 年． 一一译注

( Gccrtz, C.,”The World in Picc臼f in A,,ai/al>le L收／11 : A111l1rop.,lo.~ical Re.fl町，iο，目。”
Pliilosoplii<al Top邸， Princct。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邸， 2000 . （参见拙译梅尔

茨： 4烛幽之光B 第 11 章．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 一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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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我相信会有的，娇媚且不论〉，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桑特里传统以

及伴随着它的阿拉伯文化的远距离回响，将深深地卷入其中。 伊斯

兰教士联合会创始人的那位性情多变的孙子阿卡杜勒拉赫曼－瓦希

德登上了共和国总统之位，虽然最后好景不长，这也将该会那种传

统（他出生和成长于祖、父的东爪哇习经院里，又在开罗和巴格达求

学）首次置于印尼政治生活的中心位置。①它在那里是否坚持得住，

能坚持多久，都有待观察，因为它四面受敌，宗教的、世俗的敌人

都有。 但是它的力量，各种形式、各种取向的桑特里传统的力量，

必定会深刻牵连着浮现出来的无论什么： 民族主义反应，民族的解

体，或是（我们敢希望吗？）一种新型架构，一种洗心革面。

就阿拉伯文化而言，很可能它的性质、 权力、发展潜力和局限

将在它所徙居的远方飞地、主要在伊斯兰教各窗扉上展露无遗，一

如它展露在阿拉伯半岛、埃及和肥沃新月那样。 文化研究也需要分

散开去，放宽眼界，抛开起惊、总体性和纯洁意志。 转弯抹角地察

看事物的边缘一一那里它们和别的事物聚在一起一一能够告诉你关

于它们的很多东西，常常不亚于直接地、聚精会神地、直勾句地察

看它们．

① 对他攀上总统高位的简短叙述，参见 G自由， c，“Indonesia: Starting Over”, 
N剧， York Rwie,u of Books, May 11, 2000. （参见本书第二部分“印度尼西亚3 从
头再来”． 一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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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一门多变的专业①

引 兰Z
E习

看来我已走到我的生命和职业生涯的那一点上，此时人们最想

听我讲的，不是什么新事实或新思想，而是我怎样走到生命和职业

生涯的这一点的。 这令人略感沮丧，不仅因为其中死亡象征的弦外

之音（当你 75 岁的时候，一切都含着死亡象征的弦外之音），也因为

花费了成年时期的全部心血试图在社会科学里涤故更新之后，而今

我被要求想一想遗留下来些什么一一为什么我觉得我的研究取向可

以毛遂自荐，若是那一取向要苟延残存，接下来必做之事大概有哪

些。 结果过去几年里，我至少有两次下工夫条理分明地描述我作为

职业人类学家的一般生活轨迹，本文将是第三次，我相信也是最后

一次。 摆出说教面孔谈论自己和自身经验一一“照着做去”一一一

之谓甚，其可再乎。 回收利用，那就魅力尽失了。

这些辩解性回顾文章的第一篇最初是在 1990 年的哈佛一耶路撒

冷讲座上发表的，后来成为我的《追寻事实》（1995）一书里题为

① :Ill初发表时题为 4一门多变的专业：有趣时代的人类学生活》｛“An Inconscam 
Profi四ion: The Anthropological Life in Interesting Times，勺， A川111al Rrvit'lv of 
A,11lrropology, 31, 2002, pp.I一19. －一原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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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的那一章。 那里我主要专注于研究和学术事项，尤其是我

在印尼和摩洛哥的长期田野工作一一课题引出结果再引出其他课题

再引出其他结果的一段历程。 第二篇最初是在 1999 年美国学术团

体协会的“学术人生”讲座上发表的，后来成为我最新的书《烛幽

之光》（2000）的第一章，题为“转向和机遇”。 那里我对我的生活

和职业生涯做了更个人性、半反省式的叙述，有几分像社会一思想

自传和自述。 这次一一这最后一次一一我想干点儿别的事：就是追

186 溯人类学这个研究领域在过去半个多世纪（ t 950-2002）的发展，我

也曾躬逢其盛的E 也追溯那一发展同当代历史的一般运动之间的关

系． 尽管这也势必造成“我经历的事和我做过的事”那一类记叙，

但多数情况下我不琐琐于我的工作或角色形象。 我关心的是我周围

（包括我托身其中一一不论多么松散，有时多么不自在一一的这个专

业，和这个专业托身其中一一不论多么边缘，多么不安定一一的我

们乐于称呼的“广阔世界”〉发生的事情。 那个世界一直和我们如

影随形：人类学里几乎没什么真正自主的东西s 相反的权利要求，

不管怎样穿上借来的“科学”外衣，都是自利的托辞。 我们跟其他

一切人一样，是我们时代的产物、 我们然诺的遗物。

诚然，这对一篇短文来说是有点大而无当，我不得不飞快扫过

有些极大的问题，忽略细节，忍住不谈细微差别和限制条件。 但是

我的本意不是呈现严谨的历史、贩备的提要或系统的分析，而是

1. 根据 20 世纪下半叶我曾亲历的人类学和社会一思想，勾勒

一般性的和就人类学自身而论的阶段（phase）、时期（ period）、时代

(era）、世代（generation）等的演替s

2. 探寻（多半是欧美的）总体上的文化、政治、社会和智识生活

与人类学之间的相互作用，后者是特殊的、专门化的一种专业、一

种行业、一种手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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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粗枝大叶、浮光掠影、立足于此以观八方（th←view-from

here）的革绘，是否能对我们领域的事情今昔在如何前进产生洞识，

尚需留观后效。 但既缺少预卡未来的水晶球，我知道别无他法。

就阶段、时期、时代之类而言，为方便起见我将划分出四期，

它们都不是内在同质的，也不是界限昭然的，而是可以充作蹒跚、

淆然、枝蔓的历史的有用地标。 第一期大致在 1946一1960 年间

（所有日期均可变动〉，是二战后的气吞山河时期，那时高涨的乐观

主义和冲天抱负、以改良社会为职志的意识笼罩着社会科学。 第

二期大约从 1960 年到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一方面被满天下的冷

战的分裂所支配，另一方面被第二世界主义（Third-Worldism）的浪

漫和失意所支配。 从 1975 年左右到（为了纪念柏林墙的倒塌，请

容我们说） 1989 年，先是社会和文化分析的新（或起码是新款的）取

径擎生，出现了林林总总的理论和方法的“转向”（ turns, kel1re, 187 

IOIIYlllll'es d’esp,·it ），然后继踵而来的是极端批判的、弥散的“后学”运

动的兴起，诱发它的是人类学内和一般西方文化里日渐增强的不确

定性、自我怀疑和自我审视。 最后，从 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兴趣

开始转到族群冲突、暴力、世界失序、全球化、跨国主义、人权等

等，尽管那将走向哪里绝不明了，尤其是 9 · 11 之后． 再说一遍，

这些既不是唯一可行的分期，甚至也不是最佳的分期。 它们不过是

我的脑海里对世界之道、对世界之道中的人类学之道的一些反思，

有些散提无归。

战后的元气淋漓

二战期间，美国的人类学家像美国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心理

学家和政治学家一样， 几无例外地被拖入政府服务。 战事结束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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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四年的不长时间里（至少美国如此），他们又几无例外地立即重

返学术界，这时他们的自我观和专业观己然大变。 一度无名、孤立

甚至隐遁、独狼式的这门学科，过去主要关注部落民族志、种族和

语言分类、文化演变和史前时代，在十年时间里转变成了现代的、

有政策意识的、公司式社会科学的楷模。 人类学家们具有在知识背

景多样化的大团体里的丰富工作阅历（主要与宣传、心理战和情报活

动有关〉，那些团体是以问题为中心，把一大群专家匆匆拼凑在一

起，而此前他们多数人相互间知之不多，也很少打交道g 所以人类

学家是怀揣着不同寻常的实验心态回归大学的。 多学科（或科际、

交叉学科）工作、团队项目、对当代世界紧迫问题的挂怀， 与胆魄、

创造力和事情终于着实步入正轨的感觉结合在一起一一有那种感觉

主要是因为突然间可以获得政府的、新型大基金会的巨额物力支

持。 那是个令人亢奋的时代。

我遭遇这一切是在它大概最基萃英华、无孔不入、狂放不羁的

时地： 20 世纪 so 年代的哈佛。 一大群人和人物聚集在那里，也在

近邻的麻省理工学院，展开全方位的研究计划。 这里有社会关系

188 系，囱系统化的社会学家帕森斯担任系主任，相当广泛地受到他的

广为流传的“一般社会行动理论”的激发，将社会学、人类学、临

床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融合成至少从术语上看是统和的整体。 这里

有俄国研究中心，由文化人类学家克莱德－克拉克洪领衔，有心理

诊所，由精神分析学家亨利·默里领衔，有社会关系实验室，由社

会统计学家塞缪尔·斯托弗领衔。 从耶鲁转来的约翰·怀廷和比阿

特丽斯·怀廷，召集了一帮人马，开始利用刚建立的“人类关系区

域档案”进行社会化的比较相关研究． 麻省理工学院则有国际研究

中心，它致力于激励亚非的新兴国家和东欧拉美的困壁之国的现代

化、民主化和经济起飞． 在社会科学（或行为科学，当要求它们趋

问8



于统一的压力增大时，它们很快开始被人这么称呼）里，怎么说都还

只闻其声的几乎一切东西，从群体动力学、 学习理论和实验心理学

到结构语言学、态度测量、内容分析和控制论，都有这个那个研究

所、这个那个中心、这个那个项目、这个那个首倡者为其代言。 唯

马克思主义缺席了，而那是许多学者乐于提供的。

我想成为人类学家，却从未上过一门人类学课程，头脑里也没

什么特别的目标，只想让自己有办法找个工作，对我来说，这套集

的高谈阔论的权威里最不得不屈服的人是克拉克洪。 他这人心高气

傲，焦灼难安，兴趣广泛，有一颗永不知足的心，对职业激情洋

溢，带着几分宗派意识，曾作为罗德学者在牛津攻读古典学． 自他

十几岁因健康原因被送往美国西南部以来，他就研究那里的纳瓦霍

人和其他人民，他深i音奔走于权力走廊之道，无论是在华盛顿（在那

里他曾就任战争部长顾问，指导过作战新闻处的士气调查），还是在

成就更为斐然（考虑到他在衣阿华出身寒微）的哈佛．《人类之镜》

( 1949 ）一一当时写得最好、阅读最广的说明“人类学何为”的作

品一一的作者，美国人类学会前主席，凶猛的好辩之徒，常胜将军，

筹款的大师：克拉克洪真是炙手可热的人物。

在克拉克洪那时候要么指导、规划要不然策励的各种集体事业

〈回想一下，我数出来至少八项，实际可能更多）中，我本人先后涉

足三项，总的说来它们不但开启了我的职业生涯，还确定了它的

方向。

第一项，也是最小的一项，是克拉克洪与克虏伯合作筹备的文

化定义简编，后者那时年近八旬，在超然物外的退休生活里终结他 189

辉煌的职业生涯． 我得到其他高年级研究生的帮助，被给予他们收

集的东西和他们以评注方式写的东西，要求加以评论，提出建议．

我提了些多属阐发性的建言，其中少量被昕取了，但这一经历带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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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最攸关命运的后果是，我粗通了某种特殊形态人类学的思考方

式，那时相当笨拙地称之为模式理论或形貌论（con figurationalism）。

这种教规出自二战之前和之中耶鲁的比较语言学家爱德华·萨巫尔

和哥伦比亚的文化整体论者鲁思 · 本尼迪克特的研究工作，在它那

里，被视为问题核心的是要素的相互关系，即它们所形成的格式

塔，而不是它们特殊的、原子式的特征一一先前的传播和文化区域

研究是这么认为的．音素、惯例、角色、态度、习惯、性格、观

念、习俗等，如标语所说，是“图案中的点”，我们追求的是系统，

是形式、结构、形状、语境一一意义的社会几何学。

盛行于人类学的这一研究取径那时节多有表现。 也许最耀眼、

最有影响－一虽然最终并不长命－一的是所谓文化与人格运动，克

拉克洪、默里和社会关系系的资浅成员戴维 · 施耐德为它合编了一

本差不多是最可信赖的读本。 它深受精神分析思想和投射测验方法

的影响，想要把个体心理发展过程与不同社会的文化制度联系起

来。 哥伦比亚的埃布拉姆·卡尔迪纳和拉尔夫·林顿，先在柏克利

后在哈佛的杜宝娅（Cora Dubois），也是先在柏克利后在哈佛的埃里

克·埃里克森，和从事纳瓦霍研究的克拉克洪本人，兴许是该运动

最出类拔萃的人物，玛格丽特·米德是它的准备冲锋陷阵的秉直司

令官s 但它传布甚广． 与文化和人格密切相联的有所谓民族性格或

远距离文化研究，比如本尼迪克特对日本的研究、米德的研究、罗

达－梅特罗（Rhoda Mctraux）和杰弗里 · 格雷尔（Geoffrey Gorer）对

欧洲和美国的研究，当然还有俄国研究中心的那些研究，那里的社

会学家、心理学家、政治学家和人类学家分析了共产主义的作品和

流亡者的生活史，试图从中拼装出“新苏联人”的集体肖像。

在我看来，这一切当中有几分机械的、托儿所里定命运的性

质，而且它的解释志向弛深莺远，限制了我对它的兴趣。 所以我转

与0



而移心于克拉克洪的另一项大型、长期、多学科、多研究者、系统

性的文化解释事业，即所谓价值观比较研究，或称拉马（Ramah）计

划，后改称里姆洛克（Rimrock）计划tl. 这个项目做得有条不紊，资

金充裕，致力于描述新墨西哥州西北部的地理上邻近但文化上分离

的五个小共同体一一纳瓦霍人、祖尼人、西班牙裔美国人、 摩门教 190

徒和盎格鲁人（或得克萨斯人）一一的价值系统（世界观、 心态、道德

风尚L 在最后拖了 20 年左右的时期里，来自五花八门的杂交专业

的数十名研究人员一一道德哲学家、区域历史学家、 农村社会学

家、美洲印第安专家、儿童心理学家一一被分派到这些地点的某一

处，描述那里正过着的那种生活的某一侧面。 他们的因野笔记有成

千上万页，接下来被打印在卡片上，照“人类关系区域档案”的规

矩，存档于皮博迪人类学博物馆，可以供人查阅共用，然后一长串

专题研究、最终是合集就可能写成了。 至于我，我没去西南，只是

就克拉克洪设定的一个主题在档案堆里（那时已很庞杂〉干了几个月

活一－看那五个群体，对它们作为有点封闭的乡村小共同体的共同

生存条件向它们全体提出的三个问题，即干旱、死亡和酒精，所给

出的差别性回应。 在干旱面前摩门教徒的技术理性主义，祖尼人的

祈雨舞，西班牙裔美国人的显著的宿命论g 在死亡面前纳瓦霍人的

鬼魂恐惧，摩门教徒的末世论方案，盎格鲁人的逃避悲痛g 在酒精

面前祖尼人的节制，摩门教徒的极端拘谨，纳瓦霍人的狂饮无

度－－所有这些都要相当图式化地勾画出来，相当推测性地归因于

他们有分歧的价值系统。 但是不论我提交的报告有多少局限性（再

说作为初期成果它也不是糟糟透顶），这种经验终将证明是我要倾我

余生去从事的那种田野研究一一比较性的、协作性的，探讨意义

(meaning）和现实价值（significance）问题一一的某种预演，也是沉浸

到时代的运动中的人类学向下一阶段或时期的过渡： 现代化、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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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和包举宇内的冷战的年代．

现代化和冷战

麻省理工学院的国际研究中心，前边我提到过它，是战后在坎

布里奇涌现出来的社会科学控股公司集群的一部分，它创立于 1952

年，集情报收集和政策规划组织于一身，致力于既向飞速扩张的美

国援外计划、也向表面上正受其援助的那些政府一一亚非拉的“发

展中”、“不发达”或者（对不那么乐观的人来说）“落后”国家一一

提供政治、经济建议。 在那时还不大习惯任何类型的社会研究的

一所工程学院里，该中心显得是个异类，起初几乎只有一个秘书、

一套办公室、一块招牌、 一大笔钱和一张全国性工作议程表。 仅

191 仅是为了让它运转起来，克拉克洪一一依旧行事诡秘，再次不知怎

地卷进了它的组建中一－提议，应当在哈佛社会科学院系的博士候

选人中组成一个团队，由它资助派往印尼，与该国欧式新大学的学

者们合作开展田野研究。 五位人类学家（包括我本人和我的前妻希

尔德雷德，她也是社会关系系的学生λ 一位社会学家（他是个中国

史专家〉、一位社会心理学家和一位临床心理学家，强化学习了一

年的印尼语，就被送去东爪哇的稻田里（他们没有悉数抵达那里，

不过这是后话了〉待上两年，一起开展齐头并进、相互关联、〈希望

是）累积性的各项研究：更新的、集中的、投射到海外的拉马计划

模型。

这项事业（它本身渐渐被叫做莫佐克托计划〉的起起伏伏，它在

多大程度上完成了预定目标，都在别处讲过了。 就眼下这种“时代

在前进”式的故事而言，它的重要性在于，它是人类学家或人类学

家团队做出的即便不是最早也是最早之一的努力，要调整他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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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他们那部落加岛屿式学科，以适应有着书写的历史、建制的政府

和复合的文化的大型社会一一民族、国家、文明一一的研究，这种努

力很快变得波澜壮阔。 随后几年间，这样聚焦于国家的研究计划数

量倍增（当然，就像因了去殖民化，国家数量倍增一样〉，为了支撑它

们， 一种唤作“区域研究”的超级学科开始形成，它博采众长，综

观全局，倾向改良，有政策意识。

当莫佐克托团队动身前往东南亚时，如我提到过的，国际研究

中心还没有真正作为持续经营的企业而存在，因此它与我们在那里

做的工作一－实质上是历史学和民族志的，是改头换面的社区研

究－－顶多具有名义上的关系。 然而，三年之后，当我们重回坎布

里奇时，它已变成一个庞大的官僚化组织，有几十个专业化的研究

人员，他们多是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农学家或政治学家，从事着

这样那样的发展规划，抑或充当特定政府（包括印尼政府）的国内政

策顾问。 我们团队的工作，无论是在中心职员还是在我们自己看

来，似乎都有违中心使命，不符它的“应用性”侧重点，太关心被

照章办事的那种人视为地方性事务的东西。 我们默转潜移去撰写我

们各不相属的主题：宗教、亲属关系、 村庄生活、市场销售和其他

离题之物，最终开启了我们的学术生涯。 不过对于发展问题和国家

形成，我比我的同事们更感兴趣，盼着尽快重返印尼重拾旧话题。

于是获得博士学位后，我再次加入中心，更直接地参与它的工作， 192 

陆人支配着它的主导理念即现代化之中。

这一理念或理论，在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初的第三世界研

究中随处可见，当然现在也薪未尽火未灭，它出自多种源头，尤其

源于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及其美国信徒（帕森斯也许是其中最

杰出的，肯定是最执着的）论述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的著作。 韦伯认

为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来的西方历史就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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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一目的和手段的工具性适应一一的不间断过程，在他看来，从

官僚制、科学、个人主义和复式记账法到劳动的工业组织和内心生

活的规训式管理，一切都是这种过程的表现。 人的全部存在被依照

理性方式加以系统有序化，囚禁于规则和方法的“铁笼”里，这本

质上就是现代性那种东西了。 他的出名的一一在有些地区是不名誉

的一一新教伦理论题断言，加尔文主义严厉的命定论信念和与之相

关的 16-17 世纪人世禁欲主义信条，为不倦的逐利和资产阶级资本

主义提供了道德正当性和驱动力。 这个论题特别剌激起大量研究，

它们旨在支持和扩展它，在那个最最剩余的类别一一非现代、非理

性、 非资本主义的非西方一一里寻找能造就这种进步的价值系统的

迹象和征兆．

就我而言，我原来的论文开题报告是要探究印尼的改革主义（或

现代主义〉伊斯兰教有多大可能兴许会扮演韦伯的加尔文教据信在西

方扮演的相同角色，但为了共同项目，我暂时撇下了它，好倾力于

更普遍地描述爪哇宗教． 所以，我在中心写了一本爪哇农业史的小

书，将爪哇农业没有沿着西方早先经历过、日本也稍有不同地经历

过的资本密集、劳力节省的路线理性化归因于荷兰人的殖民政策，

然后我就掉头回到印尼，希望以更直接和系统的假设检验方式处理

韦伯式论题． 我想我该在苏门答腊一个坚信伊斯兰教的地区、苏拉

戚西一个坚信加尔文教派的地区和巴厘一个印度教地区各花四五个

月时间，设法发掘出一一如果有的话一一不同类型的宗教信仰对经

济行为现代化的效应．

但在去田野的路上发生了一件趣事。 冷战原本是在欧洲的附庸

国和卫星国里（朝鲜的特例也许除外）逐鹿的，这时把重心转移到了

193 第三世界，特别是东南亚． 马来亚突发事件、越南战争、红色高

棉、菲律宾新人民军起义、印尼大屠杀等等，这一切都是记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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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争论得多的历史，我不打算在此又复述一遍。 简单地说，对于

试图在骤然关乎世界大局的这等地方开展田野研究的我们这些人而

言，这种新发展态势改变了行动场景。 东西对抗的痴迷和诡计诱发

了宗教、族群和文化生活里根深蒂固、 为时久远的分裂，这是始料

未及的另一种现代化，在它发生的几乎所有地方，都把当地的短兵

相接的政治引向白热化，而它发生在几乎所有地方。

从 20 世纪 50 年代末到 70 年代初，新兴国家具有感召魅力的英

雄一领袖们一一尼赫鲁、恩克鲁玛、纳赛尔、本贝拉、吴努、阿尤

布·汗、阿齐克韦、班达拉奈克、西哈努克、胡志明、麦格赛赛、苏

加诺一一被意识形态极化的这些压力搞得内外交困，尽力把他们的

国家安顿在日益逼仄的大国间隙里：中立、不结盟、 新兴的“第三

世界＼ 印尼不久即发现国内既有中苏集团之外最大的共产党，也

有美国训练和提供经费的军队，它处在这种努力的最前线，特别是

1955 年苏加诺在那个西爪哇城市组织了 29 个亚非民族国家（或自命

的民族国家〉召开万隆会议之后。 尼赫鲁、周恩来、纳赛尔和苏加

诺本人都在会上致辞，随后导致不结盟运动的正式成立。 这一切，

以及事态的全面演变，把印尼作育成了亚洲冷战中继越南之后的也

许最关键的战场。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它在重压之下崩溃了：流

产的政变，内战一触即发，政治衰朽，经济衰败和大规模杀戮。 苏

加诺、他的政权和万隆梦（永远是黄梁一梦，或自我陶醉）一朝尽

毁，盗贼统治者一一苏哈托、马科斯、蒙博托、阿明和阿萨德一一的

更冷酷、少空想的时代来临了。 不管第三世界有什么事情正在发

生，它都不像是朝着理性的逐步推进，不管你怎么界定“理性”一

词． 在我们的程序、假设和工作风格中，在我们对自己尽力在做的

事情的想法中，某种路线修正似乎如常言所道，势所必至理有固

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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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式爆炸

我雅致小巧的三管齐下计划因苏门答腊和苏拉威西爆发了反苏

加诺叛乱而告吹，这一年我多数时间在巴厘岛度过了，至lj将近 20 世

纪 60 年代初我回到美国的时候，东南亚大国对抗加深所引起的破坏

194 稳定效应也在那里让人强烈感受到了。 去越南做研究的人类学家的

行为或假想的行为引发种种控诉和反控诉，这撕裂了这个专业本

身． 有民权运动和《伯明翰狱中来鸿》，有公民自由和芝加哥七君

子。 大学一一柏克利、哈佛、哥伦比亚、康奈尔、肯特州立、芝加

哥一一喷烟吐火，割裂了教员，燃烧了学生，离间了公众。 一般地

对“不发达”国家、特殊地对“现代化”的学术研究， 都笼罩在新帝

国主义那一类乌云底下，此时它不被非难为自由主义的空姐、社会改

良主义。 问题层出不穷，涉及人类学的殖民主义历史，它的东方主

义偏见，社会科学里超然或客观知识的可能性，或者不如说社会科

学起初该不该叫做“科学”。 如果这门学科不想退回它的传统孤立

状态，自绝于当代生活的当务之急的话（有人力荐那种状态，也有人

希望把它变成一场社会运动〉，那就要召唤这个时代首倡的新范

式一一借用库恩的有名术语一一了。 很快它们应运而生。

在接下来的十五年左右时间里，人类学理论和方法上的新方向

提案几乎逐月出新，理论比方法更热闹。 有的－一一比如法国结构主

义一一本来问世有年，但是因为它的所有者一创始人克劳德·列

维一斯特劳斯从亲属关系研究前进到符号形式（神话、仪式、范畴体

系）的分配分析，并向我们许诺对思想基础的普遍说明，这才魅力大

增。 另外像“社会生物学＼“认知人类学＼ “交谈民族志”或“文

化唯物主义”，是被生物学、信息论、符号学或生态学方面的进展刺

256 



激一一有时是过度刺激一一起来的．这里有新马克思主义、新进化

论、新功能主义和新涂尔干主义． 皮埃尔 · 布迪厄交给我们“实践

理论＼维克多 · 特纳则是“经验人类学＼路易·迪蒙是“文明的

社会人类学＼拉纳吉·古晗是“底层研究＼ 埃德蒙·利奇谈论

着“文化和沟通”，杰克 · 古迪则说“书面和口头＼罗德尼·尼达

姆说“语言和经验”，戴维·施耐德说“作为文化系统的亲属关

系＼马歇尔·萨林斯说“结构和并接＼ 至于我昵，则拿“阐释人

类学”为这场欢闹助兴，那是我对意义系统的关切因文学、哲学和

语言分析中的进展而拓宽改向之后的延伸，特定的人民正是凭借信

仰、价值、 世界观、情感形式和思维方式这些意义系统，构建他们

的生存方式，安度他们的特定生活． 新的或翻新的社会运动、女性

主义、反帝国主义、原住民权利、同性恋解放运动，都添入这杂拌

里，一如相邻领域里的新发端一一历史学的年鉴学派运动、文学的

“新历史主义＼社会学的科学研究、哲学的诠释学和现象学，还有 195

那莫名其妙、模棱两可的运动，它被莫名其妙、模棱两可地称作

“后结构主义”。 视角之多，应人人之需而有余．

所缺的是任一方法，能把它们整理进一种广为接受的学科架构

或基本原理， 一种兼包并容的范式里． 这个领域正在破裂成越来越

小的不可共量的碎片，原生的整一性正消失在潮起潮落的时尚流行
中一一这样的感觉滋生出来，造成要求某种重新统一的呐喊，愤怒

的、绝望的或仅仅是困惑的呐喊。 人类学的类型或变种出现了，各

自被人构想和组织着，一个挨着一个：医疗人类学、心理人类学、

女性主义人类学、经济人类学、符号人类学、影视人类学$工作人

类学、教青人类学、法律人类学、 意识人类学，人种历史学、人种

哲学、人种语言学、人种音乐学。 20 世纪 so 年代初我误打误撞进

入这个领域时，它只有几百名爱争论但思想相近的民族志学家（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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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习惯这么自称〉，多数人还彼此熟识，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这

个群体变成了人山人海的一干学者，他们唯一的共同点往往像是他

们都通过了贴着人类学标签的这个那个博士生项目〈光美国就有 100

多个，全世界也许远过于此L

这许多是意料中事，也不可避免，是这个领域发展壮大、技术

专门化提升的反映，也又一次是世界精神（World Spirit）当其迈向形

势终局之际的运行的反映。 但是变化仍然造成了论战的加剧，至少

在某些领域也造成了焦虑和隐忧。 不但在假想的战士之间就一些虚

假的问题出现了若干虚构的 “战争”（唯物主义者对唯心主义者、普

遍主义者对相对主义者、 科学主义者对人文主义者、 实在论者对主

观论者〉，而且对人类学学科本身一一对表征他者，或更糟糕地，声

称代他者立言一一的一种泛化的、怪异地自伤的怀疑态度扎下根

来，积久成习，并开始描散开去。

最后，随着策动了 20 世纪 50 年代的乐观主义和 60 年代的风云

激荡的冲力渐渐衰息于里根美国的常规和停滞，这种怀疑、幻灭和

自我批判聚拢在后现代主义这面宽泛不定、蓦然风传的旗帜下。 后

现代主义是在谴责、否弃现代主义（“向那一切告别”）的背景下规

定自身的，无论过去现在，它与其说是一种连贯的理论，不如说是

一种情绪和态度： 一种修群标签， 适用于加深的道德和知识it危机

感一一它相信公认的判断和知识模式枯竭了，甚或更糟地腐朽了。

196 民族志表征、极戚、 政治立场和伦理正当性等种种问题一拥而人，

接受彻底的严审，连人类学家的“书写权利”也遭到质疑。 “为什么

民族志叙述近来如此权威大失？”一一詹姆斯·克利福德和乔治 · 马

库斯的《写文化》（1986）有点像是这些东西的领头羊，该文集的书

封上这么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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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它们曾经可信？谁有权利质疑“客观的”文化描

述？……难道所有民族志的修辞表现不都取决于讲述动人故事

的需要吗？意识形态和欲望的声称总是可以同理论和观察的要

求充分调和吗？

这类风格的作品不尽是这般坦白、这般慷慨，也不是那么密布

着修辞问题，它们多数倾向于围绕两个关注点之一：要么是民族志

文本的建构即民族志书写，要么是人类学工作的道德地位即民族志

实践。 第一点把人引人本质上是文学的问题：作者身份、文体、风

格、叙事、隐喻、表征、话语、虚构、比喻、信念等s 第二点引人进

入本质上是政治的问题：人类学权威的社会基础，铭刻在它的实践

中的权力样态，它的意识形态假定，它与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剥

削和异域风（exoticism）的合谋，它对西方自我理解的主导叙事的依

赖。 这些互相勾连的人类学批判，一种是内向沉思的，另一种是外

向反责的，它们可能没有造成“在后现代世界体系里矫健行动的、

足够辩证的民族志”〈再次引用《写文化》的那一痛批来说），也不全

然万众归服。 但是它们的确将某种自我意识，也有某种坦率，引入

一门对之不无需要的学科。

但是无论怎样，这些断定和否定、承诺和反承诺的年月，我先

在芝加哥大学度过（1960一1970），然后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度过

(1970 年迄今），主要试图保持自己的平衡，记得我是谁，继续做我

在一切都松动之前已着手的无论何事。

在芝加哥，我再次参与一项跨学科研究计划（这次最后成了它的

主任），它重点探讨至今停顿不前、支离破碎的一一比夫拉、孟加

拉、南也门－一第二世界的前景：新兴国家比较研究委员会。 该委

员会维持了十多年，它本身不关心政策问题，也不关心构建一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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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理论，甚至不关心任何种类的目标导向团队研究． 组成该会的是

197 一打左右的芝大系科教员，有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和人

类学家，他们置身或针对某个去殖民化的新兴国家进行研究，外加

半打左右的博士后研究员，多来自外校，研究方向近似。 它的主要

集体活动是长时间的每周研讨会，会上一名成员带头讨论他或她的

工作，这又进而构成想法相近、有经验的田野工作者一一即便严格

说来不是合作者，因为我们全都独立工作一一的更小的核心群体的

基础，他们的目标指向当时所称的国家构建（想想事情的一般状态，

这个名称真是满怀希望〉当中的一组关联问题。 由于暂时回不了印

尼（那时它正举国若狂〉，我组织了人类学系（我也是该系教员〉的一

队博士生，去研究在规模、复杂性和一般代表性上堪比莫佐克托的

一个市镇，不过它位于伊斯兰世界的另一远端，马格里布那一头：

摩洛哥．

那时芝加哥人类学系由一群罕见地开放和诱掖奖进的长者主

持：弗雷德·埃根、索尔 · 塔克斯、 诺曼·麦夸恩（ Norman 

MacQuown）和罗伯特·布雷德伍德， 罗伯特·雷德菲尔德离世未

久，它为这种不拘一格、百花齐放的人类学研究方式提供了罕见地

意气相投的环境． 劳埃德 · 费乐恩、维克多 · 特纳、戴维·施耐

德、麦金 · 马里奥特、罗伯特 · 亚当斯、 曼宁·纳什、梅尔福德 ·

斯皮罗、罗伯特·莱文、努尔 · 亚尔曼、朱利安·皮特一里弗斯、

保罗·弗里德里希，还有米尔顿·辛格，全在那儿鼓吹某种文化分

析理路，我也如此，而我们之间的互动紧密热烈、相辅相成、大体

上平和友善一一考虑到大家性格差异之大，这是令人称奇的。 但到

20 世纪 60 年代末，适逢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院长、 经济学家卡尔 ·

凯森邀请我去那里创办一个社会科学的新学院，好与自爱因斯坦、

韦伊、冯·诺依曼、 潘诺夫斯基和其他伟人在 20 世纪 30 年代末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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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初创业垂统以来就存在的数学、自然科学、历史研究诸学院配

齐，我犹豫了一两年之后接受了。 不管那可能多么易受攻击、充满

危险，尤其是在高等教育如此分裂、“社会科学”这个观念在许多人

文学者和“真正的科学家”眼里已然成疑的时代，得到一张白纸可

以写写画画的前景，对迄今为止耽溺于好运道的不才来说，实在诱

人得无法抗拒。

结 论

确定“现在”（now）到底起于何时总是非常困难。 弗吉尼亚·

吴尔夫认为起点在“1910 年 12 月 1 日或其前后”，对 W.H .奥登而

言它是“1939 年 9 月 1 日＼对恐怖平衡全程都提心吊胆的我们许 198

多人而言，它是 1989 年和柏林墙的倒塌。

之后，又有了 2001 年 9 月 11 日。

我在高等研究院的岁月屈指算来 31 年了，最初与地头蛇官僚有

如今，从那一切挺过来

些阻醋，很快解决了（阻面，不是官僚），后来证明这些年头有着得天

独厚的优势，便于观察社会科学里“现在”的形成。 从原地起步创

立社会科学领域的一项新事业（包括从经济学、政治学、哲学和法学

到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和人类学的全领域，还有来自文学、艺

术和宗教的少数学者人伙掺点酵母），需要密切关注这些领域的最新

有过 30 多个国家的 500 多位学进展，不止美国的，还有国外的。

者在某个时期到这里做一年的访问学人，他们当中将近 1月是门

类、出身、年龄、名气各异的人类学家，如果一个人跟他们共事，

他具有目暗“现在”到来的超凡阅历，那简直是实况直播，多彩

多姿。

那一切当然很美妙，但是既然直接的当下理所当然地变动不
＝

·
－

·

·

·
·
－

··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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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淆乱不定，它不像已完成的、悬隔的过去那样（至少表面上）乖

乖地任人挑拣分类。 辨认新之为新很容易，准确说出新在何处就难

多了，而企图洞察新事物总体上走向哪条道路，这不过再次令人回

想起黑格尔的名言：未来可以是希望的对象或忧虑的对象、期待的

对象或恐惧的对象，却不可能是知识的对象。 因而在结束这一求索

之旅的流浪汉故事时，我仅限于对最近十年左右人类学事业似乎在

如何运转发表些许含糊的短评。

在我前文一直引为活动背景的世界史层面上，重大的发展当然

是冷战收场、两极国际体系解体和一种新体系（如果可以称之为体系

的话）登场，后者一天天地越来越像全球相互依存关系（资本流动、

跨国公司、贸易区、互联网）与族群的、宗教的和其他极度狭隘的地

方主义（巴尔干地区、斯里兰卡、卢旺达一布隆迪、车臣、北爱尔

兰、巴斯克地区）的古怪而矛盾的结合。 不论这一“圣战对麦世

界”（Jihad vs. McWorld）真是一个悖论，抑或如我往往认为的，是一

种独特的、深度互连的现象，它明显已经开始影响人类学的议程，

9 · 11 只能加剧这种影响。

族群不和，跨国认同，集体暴力，移民、难民和侵入性少数群

体，民族主义，分离主义，公民身份（民事的和文化的），超国家的准

政府机构（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各机构，等等）

199 的运作：这些方面的研究，甚至短短几年前都不被认为属于人类学

的地盘，而今正从四面八方涌现出来。 有许多著作，非常优秀的著

作，纷纷涉足斯里兰卡的广告业、印度的电视业、伊斯兰教的法律

观念、寿司的世界贸易、巫术信仰在新南非的政治意涵。 就我本人

恰好涉览的这些来看，它们已触及了我刚才提起的世界主义和地方

主义同时增强的这个悖论（真的或是假的〉，触及了几年前我在维也

纳发表的一些演说中所称的“破碎的世界＼吁请对我们的主导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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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一一民族、国家、国土、社会、人民一一加以人类学再思。

因而当这门学科参差错落地前行时，世事不是一一至少在我看

来不是一一在渐渐聚合。 这也反映了茫茫世界正趋往的方向（如果

它可称为方向的话）：破碎、离散、多元主义、分解、多－、复－。 比

起我曾在其中工作的世界状况（但愿我已表明它多么不整馈），人类

学家将被迫在更无序、无定形、难预测甚至更不受道德和意识形态

简化及政治权宣之计影响的状况下工作。 这对我来说似乎是文

化·…··社会……符号…···阐释人类学家一一天生的狐狸（有孤狸的基

因，外加好动、飘忽、憎恶刺猾）－一的天然栖息地。 有趣的时代，

多变的专业：我艳羡即将承袭它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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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一个国家若非主权国家，那它是什么？①

200 西敏司和我的共同之处，除了某种东荡西逛的天赋和有益的不

够正经之外，就是一种深刻的学科转变、一种专业的思维变化之经

验，若要为之命名，我愿称之为“人类学的历史之旅”。 很久以

前，在博厄斯的旧石器时代的、搜罗事实猎取特质的视界里一一我

俩都在其中育成，而且不论怎样改观、遮掩，它仍然不可磨灭地给

我们留下印记－一人类学基本上是以部落和岛屿为中心，关注荒僻

之地的怪僻人民，或者关注幽深时间的无声遗迹。 东零西落地也有

人关注现代的、发达的地方，如霍顿斯·鲍德梅克（ Hortense 

Powder maker）研究了好莱坞，劳埃德 · 沃纳研究了纽伯里波特，但

主要是为了表明对遐方绝域奏效的东西同样对咫尺之近奏效。 只是

到二战以后，欧美与渐被称作“第三世界”的区域之间的关系改变

了（而且是剧变〉，这时我们认为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应该怎么做的

观念才开始出现深刻修正．

西敏司是在哥伦比亚经由朱利安 · 斯图尔德遭逢这一目标、方

法和自我定义的再造的，我则是在哈佛经由克莱德·克拉克洪，这

① 最初作为西敏司讲座发表时题为《一个国家若非主权国家，那它是什么2 反思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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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地区的政治）） (“What Is a State If It Is Not a Sovereign: Rcflccti。ns on Politics in 
Complicated Places” L C11/r11ral A,11/1rop,logy 45, no. 5, December 2004, pp. 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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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导师都是美洲印第安人专家，都不满意民族志的特殊主义，都

热衷于大事业． 波多黎各人计划和莫佐克托计划，分别组织实施于

20 世纪 40 年代末（Steward ct al. 1956）和 20 世纪 50 年代初，即便不

是最早一个也是最早一批对分化社会的团队研究，那些社会被多样

化的文明包围着， 是半文盲、半城镇、 半工业、有着农民和种植

园、教士和医师、首都和外省、阶级和大众的复杂区域。

唉， 事情总是这样：赌了一便士，何不再赌一英镑． 起初打算

做的，不过是调整既定程序以适应新问题，亦即对更有自我意识的 201

社会书写更有自我意识的民族志，而这最后把我们和整个专业投入

到 20 世纪下半叶的某种更深层震动之中。 去殖民化、民族国家构

建、冷战、第三世界、全球化、 新的世界失序： 人类学家发现自己

不再可以循着世界历史的极边潜藏起来，与世隔绝，几乎毫不引人

注目。 他们陷身世界历史的激流中心随波浮沉，事实上除了承诺要

近距离、亲自－一在当地、详尽一一观察事物外，简直没什么东西指

导他们。

我们在那儿应付得怎样，在事物的滥涡中如何踉跄前行，这不

是我要说的． 大转型的机缘巧合的参与者一一我想我正谈着的就是

那种转型， 西敏司和我就是那种参与者一一就像博罗季诺会战的皮

埃尔，未必是正在发生的事情全貌、 发生原因和未来影响的最佳观

察者。 然而至少我们一一皮埃尔亦然一一作为那一切的事件中心经

验的目击者还不无用处，就我而言（以下我不再装作西敏司在腹语

了〉，我只能说这场偶然的当代历史之旅怎一个乱字了得． 就在二

战之后，当研究爪哇和加勒比地区的那些团队项目启动时，当“区

域研究”一一南亚和东南亚、 撒哈拉以南非洲、近东和中东一一显

现、比较主义大行其道时，当“新（或‘发展中＼‘新兴’〉国家”成

为公认的研究领域时，我们认为自己正卷入该滚向前的大浪潮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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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世界民族主义、去殖民化、民主化、经济起飞、现代化、迫不

及待的万隆大梦。 可是转眼间，事情变得弊坏，令人消沉：族群动

乱、失败的国家、大盗窃国、停滞、自杀式恐怖行动、发狂的群众，

阿明和蒙博托、马科斯和苏哈托、霍梅尼和萨达姆，卢旺达一布隆

迪、阿约提亚清真寺、东爪哇（我的地盆〉的杀人场。 我们进驻那些

复杂地区（在我主要是印尼和摩洛哥）时怀揣的信心和乐观主义，更

不消说道德确定感，如今看来为时过早。

今天比那时看起来明朗一点（至少在我眼里）的是，社会变革不

会加鞭跃进，也不会贴服人意，就国家形成（ state formation，我此处

的焦点〉而论，不管在据称更组织有序的那些地方已经发生了什么

事，它与其说是不会重演的不同类型故事的一场序幕，不如说是其

重要篇章． 不管所称的（依鄙见是误称的） “民族构建”（ nation 

building）可能在非洲、中东、亚洲或拉丁美洲何途是从，没有徘徊、

分裂、崩溃和流血地全然步趋前例一一英国、法国， 或德国、俄国、

美国，或日本一一是难操胜算的，最终结局也难说就是紧凑而广泛

202 包容的政治认同即实体化的民族。 历史不但不重复自己，也不净化

自己、规范自己，或者也不扯直它的路线。 欧洲从威斯特伐利亚的

晚期中世纪棋局走到二战的齐步前进的独立民族国家，经历了三个

世纪的斗争和动荡，这几乎肯定会被已露苗头的事物一一我们今天

该怎么称呼它们呢？新兴势力？ 后殖民地（ postcolonials)? 初生之

辑？发展中世界？一一在未来几十年或几百年的进程所超过，既

是因为意外和新创，也是因为挫败。 无论是这个过程还是它的各阶

段，都将只会被人谈谈地、有时嘲弄地忆及（想想“阿拉伯联合共和

国＼“有指导的民主”，“中非帝国”或“缅甸的社会主义道路” L

最低限度地，这表明我们一一不止人类学家，还有政治学家、

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 心理学家、 新闻记者等一一需要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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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反思，既然我们这些人自任或职业性地负有责任，要判定这些复

杂地区事实上在发生什么事，形势看上去在趋向何处，到头来又如

何了局。 它尤其表明，我们从西方哲学和政治理论中草率继承、往

往赖以作为初始定位和分析指南的一堆大概念（ large ideas），理应加

以重审和再恩、批判和全面修订。

我在维也纳λ文科学研究所（ the Institut 仙r die Wissenschaftcn 

vom Menschen）发表的系列演讲试着展开一一至少为我自己一一这样

的重审，弹指间那已是将近十年前的事了，如今那些演讲以“破碎

的世界”为名收入我的文集《烛幽之光：哲学问题的人类学省思》

(2000). 我在那里指出，把全世界都卷进来又把全世界都分割开的

政治集团跟随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柏林墙的倒塌、苏联的解

体和冷战的结束而冰消雾散了，然后我试图（第 221 页）重新审视

某些

宏大、综合、总括的概念……很长时间以来，我们已经习惯于

使用它们来组织我们对世界政治，尤其是对各族人民、社会、国家

和文化问异同的种种观念，比如（所有这些密不透风的提示性引

号中的词语）像“传统”、“认同”、“宗教”、“意识形态”、“价值”和

“民族”这类概念，乃至“文化气“社会”、“国家”和“人民”概念本

身。……如果我们想要穿透新异质性的炫惑，对其形式和前景做

些有益的建言，那就必得建构一些新创或翻新的一放概念。

那里我主要申说这些宏大的指示性概念中的两个：“民族”和

“文化”概念。 引用《牛津英语词典》的说法，前者被认为是“众

人的大规模聚合体，那些人依靠共同的血统、语言或历史紧密地互

相联系，以致形成一个与众不同的种族或族裔，通常是作为强立的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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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国家被组织起来并占据界线明确的领土飞后者被视为共同情

感和理智的一种有界、内聚、较为连续的结构一一一种生活形式，

或者今天我们也可能说，一种在世存在方式。 那里内含有两篇短

论，分别题为“一个国家如果不是民族，那它是什么？”“一种文化

如果不是合意，那它是什么？”我力求显示，几乎全体“新国家＼

还有许多老国家（包括我们自己的〉，是多么不合这样的特征描述，

现如今要找到运转得像组织有序的自主〈技术用语叫“主权的”）政

治共同体的文化团结的实体，是多么日渐困难：挪威或许是吧，但

那里如今有巴基斯坦人了，萨摩亚，我想是吧，假如你把欧裔温血

儿（Euronesians）遮掩起来。 我初衷想做而来做的事情，是继续检视

现代理解力的另一个主导范畴，它与“民族＼“文化”联系非常紧

密，简直融为一体了，即“国家”（state）概念是也。

“国家”，特别是后殖民国家一一金沙萨、阿布贾、拉巴特、新

德里、伊斯兰堡、仰光、雅加达、马尼拉（它们有些甚至很少控制摊

大饼式首都以外的地区，它们也有改国名的习惯）－一最近当然是大

量迟疑不决的讨论的主题，因为它的形式和表现的各色各样，它寄

身的政体和支持的政治的多种多样，已经一览无余了。 人们谈着

“失败的国家＼“流氓国家＼“起级国家＼ “准国家

家”（cont岱t states）和“微型国家＼也谈着“挂国旗的部落＼“想象

的共同体”和“虚幻政权”（regimes of unreality）。 沙特阿拉伯是伪

装成国家的家族企业，以色列是刻写在国家上的信仰一一谁知道摩

尔多瓦是什么？ 但是到目前为止，大部分讨论虽然棍乱、 忧虑、没

有结果，却都把“民族国家”当成前途所在，那是 19、 20 世纪西方

的优势政治形态。 现在它在消失吗？在改变形态？在重新加强？

是不可或缺的？ 即将卷土重来？在有几十种语言、宗教、种族、

地方认同、族群和习俗共同体的国土（country）上，它可能表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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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像印度那样的次大陆呢？像印尼那样的群岛昵？像尼日利

亚那样的“纯粹地理符号”呢（它最早的总理之一曾这么称呼它）？

照韦伯的简洁陈述，“国家”是拥有在领土上合法使用暴力的垄

断权的一种既定权威3 照勒南的陈述，“民族”是颗拉状的众多种族

群体（ et/me）在精神上融合而成的一种大团结体（ gra11de solidarite)，一

种共同的、超越的伦理意识（ conscience morale ）。 这些权威的特性描述

似乎越来越难以适用于某些乱纷纷的大杂拌，在那里，非但合法性

分散开去，你争我夺，而且五花八门的混合而成、变形易相的地方

主义集团一一族群的、宗教的、语言的、种族的、区域的、理念为本

的（ ideo-primordial)－一彼此靠近、摩擦不断，“对微小差异的自恋” 204 

（再用一次这被用滥的弗洛伊德习语）似乎成了政治斗争的主驱动

力。 有中心能兼容、紧凑严实的主权国家（sovereignty）很难找了，

看起来很可能一直如此。

尼日利亚据说有 400斗00 个“少数族群”（没有真正的“多数

族群”〉，其中不少都跨越了它那地理上模糊难分、 由英国制造的边

界。 在 40 来年里，它先是一个竞争性的邦联，有三个带有族群和

宗教的显著标记的区域性亚国家（substate），然后演变成一个软弱无

力的共和国，起初有 12 个、接着有 19 个、接着又有 30 个、如今有

36 个联邦州g 这个变化过程经历了一次分离主义内战，一次议会制、

军事制和总统制政体之间的摇摆振荡，一次迁都一一从位于该国西南

部的最大城市迁往在死寂、蛮荒的中部创立的胡拼乱凑的联邦特区，

9种官方语言〈包括英语）的确立，伊斯兰法在全国大约 1/3 地区的制

定一一－当时这片国土却是由一位信仰重生的基督徒领导的。

1947 年，经过那场巨大的教族骚动即印巴分治后，印度扬帆起

航了，它有操于世界主义的、极度英国化的费边社会主义者尼赫鲁

之手的世俗主义中央政府，和地方老板们的全国性的国大党，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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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掌控攸关生死的中心，对抗 25 个邦、 6个联邦直辖区和 476 个

县里有如恒河沙数的基于地区、宗教、语言和种性的地方主义，有

人（也许是加尔布雷思〉说那是“世上运转着的最大的无政府状态”。

从此以后，经历了英迪拉·甘地的遇刺（在她闯入金庙后被锡克武装

分子暗杀）、拉吉夫·甘地的遇刺（在他介入斯里兰卡教族战争后被

泰米尔武装分子暗杀）和国会长久地、不胜其烦地堕入营私舞弊和党

派倾轧（如今也许开始扭转），印度已进展到（但愿用词恰当〉新的状

态：一种人工合成但带着本地口音的政治印度教兴起，本地语的、

种族统治的地域主义（regionalism）再起，纯粹主义、民粹主义的一一

如 Bombay 改为 Mumbai（孟买〉一一反世界主义加剧。

还有印尼，我活动了约莫半个世纪的田野，在它独立期间（也差

不多半个世纪），经历了苏加诺漫无边际、夸夸其谈的民族主义（很

大程度上是出于对爪哇史的雅各宾式解读而树立起来的），顺着冷战

分界线展开的一场地区性内战，）｜顶着宗教一政治分界线展开的一场

大规模民众屠载，以及苏哈托将军那军事化的、更爪哇主义的苏加

诺式坚定整合主义。 然后随着议会政治归来，它还经历了企图吞并

东帝汶的决定性的、血染的失败，和遍及所谓“外岛”的一波地区

的、宗教的和族群的冲突一一亚齐的伊斯兰主义，加里曼丹、西里

205 伯斯和安汶的教派杀戮，西新几内亚的以种族为基础的分离主义骚

动．“公民的日常投票”（ un plebiscite de tous /es jours ），“当我们凝聚成

整体时所有这些不和谐的琐事都消失了”（ tout [/es] dissonances de 

detaille disparaisse dans /'ensemble ）－一再次引用勒商著名的连珠妙

语一一的那个“民族＼似乎遥不可及。

以近现代西方为讨论焦点的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哲学家和社

会学家，在设想一种行得通包蕴广（且别说有效〉、却不是特有民族

（有主权、独一无二、有自我意识〉的表现的国家时，会感到为难，

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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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许不全令人惊讶，因为至少过去百年间，自旧帝国分解成它们

的组成民族（component peoples）以来，他们不得不处理的那类事物就

是民族一国家一一法兰西、德意志、意大利、西班牙、希腊、瑞典、

爱尔兰、匈牙利、波兰、葡萄牙、土耳其、埃及。 然而人类学家竟

会同样迷惑，这就令人惊诧莫名了，他们可是主要投身于发展欠佳

之地的治理欠善的政治体呀。

由于我们根深蒂固地执迷于细节和差异，也由于“生食和熟

食”与“不得其所的事物”（matter-out－。ιplace），人们本该预期，我

们会力图从现场发现的无规则和歧异中探察实存的国家可能采取、

眼下也确实采取的形式的多样性。但是从我们的历史之旅启程以

来，我们开展的大多数研究工作，比如有关“发展＼“现代化”或

“民族国家构建”（所有这些东西再次放人提示性引号里）的受标准

或规范驱动的工作，有关“霸权＼“模式化民族主义＼“支配”

(Hemchaβ）、“国有资本”（ capital etatiq11e ）、“依附”或“后殖民性”

的工作，都被引导着透过新国家呈现出来的扰乱和骚动，去搜寻它

们接近（或背离〉更好认、更正规的标准化形态的微弱先兆：分裂地

图上的单一颜色，自治美景中的成型自我。

要改变这一点（我们将要看到，它终于开始有所变化了），在我

看来，人们须得有一种视野的转移，不再把国家首先看作一部利维

坦机器、一个命令和决策的孤立领域，而是以它所嵌入的那种社

会－一包围着它的？昆乱，它所直面的混乱，它所造成的混乱，它所

应对的棍乱一一为背景来看待它。 少一点霍布斯，多一点马基雅维

利，少一点主权独占的强加，多一点高级权术的培植，少一点抽象

意志的行使，多一点有形利益的追求。

为了让这些观点不那么玄乎和秀而不实，让我简要地转向两个

案例，我己说过，我是第一手地了解它们的，而且出于它们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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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的可比性，即联系着它们特殊差异的一般相同性，我度过了多

年虽不起眼却获益良多的民族志生活：它们就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

206 和摩洛哥王国。 一个是人口众多（我第一次到那里时有 7 800 万人，

现在有 21200 万）、四面铺开（6 000 个住人的岛屿，散落在 500 万平

方公里的汪洋大海上）的凌乱混合体： 15 个大族群，数百个小族群，

300、 400 或是 500 种语言，有些没有登记，穆斯林、天主教徒、新

教徒、印度教徒、“泛灵论者”：华人商业少数群体、巴布亚人种族

少数群体、本土化的阿拉伯人、移民进来的印度人。 另一个规模只

及前者的 1/10 强(3 000 万人口，是从我初到时的 1 200 万涨上来

的g 领土 40 万平方公里），是个紧凑、 容易穿越、 分外无阻隔的地

方一一满目都是穆斯林，既然犹太人不见了踪影，基本上都说阿拉

伯语，既然柏柏尔人讲双语了z 全国被摄弄成种种不定形、 多变

换、不择手段的地方联盟。 两国置身于很不一样的区域邻邦环境里

（破碎的、颗粒状的东南亚，流动的、 连续的北非），从不同的殖民地

经验沉淀而成（荷兰的、重商的、久远的g 法国的、技术官僚的、短

期的），面临着不同的内部威胁（外围的脱离和中心的去合法化），不

奇怪它们在政治风格上一一构想国家的方式、 施展权威的方式、对

付纷争的方式一一也有区别。

先说印尼，让我提纲擎领地一一综括地，简单化地，公然有倾

向性地一一说明那里的事态是如何走到当前关口的：这片国土

(country）要继续作为一个政治单位、一个囊括四海的国家（state）里

的强势政府而存在，此刻日益成为严重问题。 自治（新国家始建于

1949 年年底〉的头五十年目睹了激情串湃、毅然决然的一个个意识

形态之锋一一民族主义、共产主义、普力夺、伊斯兰主义，它们试图

将一种唯一、明确的认同牢系在这个国家上，每一个都失败了，却

没有哪一个退场（也许除了原初形式的共产主义之外〉，它们共同导

却2



致一种更加强烈的差异感和分离感。 不论构建名副其实、同心同德

的民族国家的举措在其他地方可能收效如何，在这里一一至少截至

目前－－它己是神鬼不测、茫无端绪、制造乱局的工程。

印尼独立运动大体是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的，总体上效法

马志尼模式。 在苏加诺的演戏似的领导下，它是极度多元化局势下

的－场极度统一化的运动一一这个特征表述（或事实〉照我说适用于

共和国政治史的全过程。 苏加诺毋庸置疑是个能说会道的庶民①，

虽然在东印度学过一段时间工程学，但他几乎生来就是个反叛者、

煽动者和万金泊的颠覆分子。 到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初，为

统－国家的地位提供观念基础的这种努力（它造成印度一爪哇符号体

系、欧洲公民精神和农民民粹主义的古怪折衷的大杂培〉日趋不支， 207 

受到派系冲突、冷战诱发的敌对状态和经济变革对群岛不同地区的

不均影响的联合压力。

1958 年，第一次普选表明这个国家分裂得多么不可救药（民族

主义者、伊斯兰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差不多均分了选票）以后，被

权力下放和联邦主义的含糊观念所驱使的公开叛乱在苏门答腊和

苏拉威西爆发了。 苏加诺在军队（或军队的一部分：它本身也是分

裂的）的臂助下扑灭了叛乱，关停了议会政府，支持一种爪哇形式

的一体化政策（ Gleichschalt1111g ），他以其招牌式的创造力称之为

“NASAKOM”（民族主义一宗教一共产主义L 到 1965 年，群岛里

人烟最稠密、发展程度最高的爪哇（全国人口的60%，国内生产总值

的 40%，面积的 7%）深受被文化所改变的派系冲突之苦， 在雅加达

发生未遂的宫廷卫队政变以后，它竟陆人一场白刃肉搏的大血洗。

成千上万（有人说 100 万）的人毙命，多数死于三月之久的一系列阵

① 格尔茨此处当是暗指 Spivak 一篇文章的篇名：“Can 1hc Sulxilicm Sp臼k？”反其意
而用之． 一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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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性一夜大屠杀，好几千人被流放或监禁，一个坚固的威权主义政

府一一苏哈托所谓的新秩序一－掌握了雅加达的政权。 尽管苏哈托

从苏加诺不幸的民粹主义转向训诫的严格主义和大跃进的发展，但

他延续甚至强化了苏加诺推行的那种合成的和符号的、文化上折衷

的多元并置。 当他终于在 35 年严酷无情的统治之后垮台时，族群

的、地区的、宗教的暴力再次以燎原之势燃遍大半个国家，有的如

今明显是分离主义性质的，许多是反爪哇的，大量是杀气腾腾的。

这一重燃的不和最为全世界所知的例子，当然是野蛮解放东帝

汶了。 帝汶一案更其是一起失利的吞并，而非真正的分离。 （它从

前是葡萄牙人的小殖民地，萨拉查倒台后印尼军队差不多自作主张

地侵入它，在军事管制下占有了 25 年，然后在伴随苏哈托陡然陨灭

而来的天下大乱中丧失了控制权。）但它仍然重新提出了印尼国家的

实质基础的普遍问题，它的延展范围、天赋优势和文化气质的问

题。 在群岛两端一一西端是北苏门答腊的亚齐，自殖民时代以来就

是伊斯兰主义不满的中心，起先也不过勉强附从以爪哇为中心的共

和国s 东端是名唤伊里安的西新几内亚，美拉尼西亚群岛的外缘岛

屿，它从政治上并入共和国是模糊、晚近、专断而有争议的一一明

显属于分离主义的叛乱爆发了，又被军队弹压和惩罚了，但仅被遏

制了一半。

208 两端之间，在加里曼丹、苏拉戚西、摩鹿加和小翼他群岛，一

连串地方暴动一一十分短促，像极了 1965 年的大屠杀一一喷发出

来，郁积，再喷发，竞争性的、“谁何时何地如何得到什么”的政

治的回归给它们加了把火。 随着日报上报道了南斯拉夫解体、斯

里兰卡似将在接缝处崩裂，激动的标题开始出现在国内外：“迷失

在仇恨勃发中的天堂”，“印尼的巴尔干化可能远非假设”，“印尼这

－年，过得乱糟糟”，“安汶（那里爆发了穆斯林一基督教徒的袖珍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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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可能要印尼命’：“印尼在崩溃吗？”①甚至它的新当选总统，一位

操着爪哇口音的现代派穆斯林，也预言假如他被罢免这个国家会

散架。

他是被罢免了，它却没有散架。 （苏加诺的女儿一一一个冷漠

的人物，一如她爹的浮夸，但正好同样固执己见，同样爪哇中

心一－接过他的班，正准备竞选第二个任期。〉但是它究竟为什么、

如何做到没散架而且一直不散？为什么即便面对这样遍地生烟的低

烈度内战，它也？昆合成团地蹒跚前行，用印尼人自己的话说，像一

头患脚气病的大象？这个问题远未澄清，只是由于民族一国家幻象

终于开始受到质疑，对它的研究方才起步。 也许正是它的复杂性，

它不和的组成部分之间的犬牙交错，让人难于找到可以顺之分离各

部分的明确的差异分界线，找到可以肢解它的自然关节处。 也许地

方集团制定务实的安排一一够好、够公平一一并使之运转的谙练能

力多少暂时稳住了它。 雅加达残忍而捉摸不透的军事警备，反殖民

斗争和革命的弥漫而渐渐褪色的余晖，习为故常的单纯惰性，还有

贪婪精英有想象力的交易，无疑都起了部分作用。 有一点是清楚

的，无论是什么维持大局于不坠，它断不是“公民的日常投票”．

现在让我们转向摩洛哥，也是概略、匆促、暗含比较地谈谈。

在那里，民族的溃散或亚社会的冲突都不是问题。 这个国家十分集

中（有人会说太集中了），它所有的文化裂隙，相较而言（特别是相对

于印尼而言），是微小、休眠、分散或消退的。 问题在于，确定这个

地方的范围的，既不是它的边界－－一那实际上既模糊疏漏又在某些

点上有争议，也不是它的文化特异性一一那很难让它区别于周边其

①标题分别出自由c Sydney Morning Herald, March 23, 1999; Ag白ice Fra,rce Pr出h
February 28, 1999; the Toronto Srar, March 14, 1999; the Siugap.,re Srrnirs Times, 
March 13, 1999; and the Far Eastern Ee，。”。”的 Review, March 18, 19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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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新国家的疆土（毛里塔尼亚、阿尔及利亚和阿拉伯西马格里布的其

余部分〉，同样不是大规模的、统一主义的、“摩洛哥是摩洛哥人的摩

209 洛哥”的民族主义运动一一那在此从未发展得超过它的萌芽期。 界

定摩洛哥范围的是存在于它的中心和顶端的一种特别的、也特别多

义的制度，一种古代的、传统的、坚忍的而又彻底改造过的制度：

阿拉维君主制。

这个君主国（“阿拉维”是占据宫的王朝名字）的特别之处，不

仅在于它存在着，而且在于历经标志着亚洲、非洲和（方式迥异地〉

拉丁美洲的所谓“第二世界革命”的那些大动荡大转型一一现代

化、政治动员、去殖民化、集体自我肯定、行政理性化、平民政

府一一它还屹立不倒。 第二世界（如果我们依然可以这么叫它的

话一一有人最近建议称它为“三分之二世界” ）别的地方也有君主

制，但它们要么是晚期殖民主义操纵的产物，如约旦、沙特阿拉伯

和海湾国家$要么是一段隐微历史的礼仪性残余，如泰国、不丹和

汤加。然而摩洛哥君主制既非虚饰也非遗俗。 它形式上是至尊

的，实际上也很强势，在私人化、情境化、 窃语私议的权力那复杂

而风诡云涌的场域里，它是不均等的诸势力中的老大（至少大多数时

间是L 书写“马格里布王国”（ al-111amlakah al-111aglire/iia，正如这个

从保护国更新而成的国家如今正式自称的）政治史的几乎每一本书，

诸如《信士的长官》（Waterbury 1970）、 《摩洛哥农夫：王权保卫者》

(Leveau 1976）、《师徒》（Hammoudi 1997）、《神圣表演》（Combs

Shilling 1989）等，尽数集中关注这个独一无二的职位，和自 1956 年

独立以来把持该职位的同样独一无二的人物。 他们异口同声地问

道：在有选举、议会、 意识形态、公司、报刊和政党的一个世界里，

是什么维持着那个职位及其任职者？ 当此之世，像美第齐王爷一般

的人在干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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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各异的摩洛哥君主制当然是一种悠久的制度。 它的部落制

形式要上推到 11 世纪入侵安达卢西亚的强大的柏柏尔人王朝之前很

久，而阿拉维王室本身自称是先知穆罕默德的摘系后裔， 17 世纪中

叶兴起于前撒哈拉的干枯河流和绿洲，早期君主是太阳王路易十四

的同代人，他们中有一人曾打算让儿子娶太阳王的公主，朱果①。

但是在另一种适切得多的意义上，摩洛哥君主制是年轻的、崭新的

形式，是在摇摇欲坠的保护国的最后那些纷纷攘攘的日子里，在临

时拼凑的政府的中枢， 突然、出奇、多少有些意外地形成的。 应当

记得，摩洛哥殖民政权只维持了大约三四十年，其中一段时间还是

“人人都去里克酒店”的维希政府的假门面，那里的民族主义，不

像荷属东印度历经两个半世纪贸易股份公司的统治后腾起的民族主

义运动，与其说是民众热潮，不如说是一大群地方名人在急转直 210

下、天翻地覆的政治形势下拼命捞取地位，这其中包括苏非派谢

赫、宗教学者、商铺掌柜、法宫、军人、工联主义者、教师、山区地

主、沙漠隐士和部落首领。 这里没有什么苏加诺捏造出“群众”

来，挑动他们，然后撵他们向前冲。 竭尽全力想成为苏加诺的那个

人，改良的伊斯兰主义者阿拉尔·法希（Alla! al-Fassi)，缺少运气和

厚脸皮－一更不用说号召力了一一把自己推上台，而他的主要对

手，那些世俗知识分子们，大有塞纳河左岸之风，可以联合行动，

或者让他们的行动在大街上的农民眼里显得合理。

随着动乱四起，事态危机四伏，法国人慌了神，把王室流放到

科西嘉和马达加斯加，杀鸡傲猴。几年后，当阿尔及利亚战争山雨

欲来，事态完全失控的时候，他们又慌了神，把王室请回来，希冀

① 此处似乎有误． 据亨利 · 康崩的（（摩洛哥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λ 应
是哈桑族｛阿拉维王室）的国王伊斯梅尔本人在出使法国的权臣本·阿伊沙的仰顿

下向于L带公主求婚，被路易十四拒绝．－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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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合法性。 如此一来，他们就把国王穆罕默德五世从卑屈、羽翼

未丰、根基不稳的人物一一不显山露水，中等年纪，几乎被遗忘一一

转变成一位民族英雄，也是（至少暂时是）一位民族主义英雄。 被抛

入明争暗斗的大佬群的中心，他不是重戴象征超越的、土耳其皇帝

( Grand Turk）的权威的皇冠一一无论怎样它从不曾具有那种权威；

他只是因利乘便的参赛者，“园子里最大那头熊”一样的阴谋家。

他所恢复的，或者说为他恢复的，不是一个职位，而是一张执业许

可证． 四年后，他做了个本以为很小的鼻骨手术，然后突然早逝，

这时民众悲如潮涌不可遏制，由此完成了一次受民众拥戴的复辟的

过程，他坚毅得多、做好备战的儿子哈桑二世一一当时是军队参谋

长一一继位，登上彻底再造、焕然一新和再神圣化的王位。 他仅仅

需要一一仅仅！ 一一开动它，让它（和自己）变得真实。

他追逐这个目标的热情，他在这当中取得的成功，也许是人们

对他、他的生涯和他的风采所周知的一件事。 20 世纪 60 年代，他

接连粉碎了该国北方、东方和南方的连番农村叛乱，那些地方是部

落的（妖术的）不臣之心的传统区域。 70 年代，他戏剧性地两次从

谋害他的行动中惊险逃生，到处成为头条新闻。 一次是在空中，驾

驶喷气式飞机从法国回国，那时他在驾驶舱装死。 另一次是在阿拉

伯人的夜间海滩野餐上，现场满是外国政要，其中很多丧了命，而

他躲在身边一张纸板下，劝说来暗杀他的刺客打消念头，这样他活

下来了． 在接下来的恐怖的所谓“铅之年代”（years of lead）里，他

对他的私敌及其朋友和亲戚施以猛烈的、绝不饶恕的报复一一下到

211 沙漠城堡那暗无天日的大牢里I 1975 年他发起“绿色进军”，近 50

万人被派遣徒步进入荒废的西属撒哈拉，声称那是他的领地，

1965、 1981 和 1990 年他迅速、醒醒地镇压了大规模城市暴乱：这

些不过增添音画效果罢了． 经过 38 年的运动、运筹帷帽、闪转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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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虚声恫吓、冷酷无情和反击，到 1999 年他驾崩时，他的王权的

用具准备停当了。

然而王权过去是（由于他的儿子穆罕默德六世，一个远不如他强

硬的人物，继承了他，还很令人期盼地自称“人民的国王＼所以它

现在依然是）一个轴心、一个焦点或一个神圣存在，围绕着它，无休

止的、盘根错节的全国性争地盘抢位置的事情发生着，它不是有组

织权力的唯我独尊的集中。 尽管浮华和生杀予夺，尽管皇室排场名

震遐迹，这王位也是个防御性的（和斡旋性的）机构，在一个巨大场

域里维持它的地位，它的比较而言的、依赖于形势的优势，好像它

是最高权力，那个场域里有大大小小的阴谋家、煽动者、冒险家、

暴发户和派系魁首一一谢赫、卡伊德（caid，农村地区长官）、谢里夫

(Chor fa，系马格里布方言）、乌理玛、党魁、内阁部长、地主、帕

夏、领主、咖啡馆知识分子、著名的制造奇迹的伊斯兰圣贤、苏非

派的隐居大师、卡迪（qadi，教法官）和往返于巴黎（或美国〉的半流亡

者。 国王本人是个半神圣的人物，先知的有齐天之幸的后裔，展现

出忠信，捍卫着信仰，他同时是、也被迫是格外世俗、求胜心切、

针锋相对的政客一一是一个立法者、政党首领、政策制定者、幕后

操控者和避雷针，是有着内阁各部、压力集团、地方机构和仅仅略

可操纵的选举的多党制议会体系里的众多选手之一。“摩洛哥王国”

作为一个政治体，是观点和利益的分散、多元化、严酷和偶然的冲

撞，就其缺乏明确形式和一致方向而言，那种冲撞更像政治的布朗

运动，而不像利维坦意志的稳定运用。

对两个历史久远、复杂而多故的政治体的这种气喘吁吁的高难

度比较，无意要成为对其运转方式或演化历程的稍微充分一点的解

释． 关于那样的解释，或接近于此的东西，人们需要阅读其他学

者的著作，就印尼来说，特别是这些学者： 乔治·卡欣(1952）、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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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特·费特（ 1962）、本尼迪克特 · 安德森（ 1972）、威廉·幸lj 德尔

(1970）、詹姆斯·西格尔（1986）和唐纳德·埃默森（ 1974) I 就摩洛

哥来说，也特别是以下这些学者：约翰－沃特伯里（1970）、雷米·

勒沃（1976）、阿卡杜拉·晗穆迪(1997）、埃德蒙·伯克(1976）、戴

尔·埃克尔曼(1976）和劳伦斯·罗森（ 1984 ). 就是从他们那里，我

导出了自己的小文章大概括一一没有让他们知晓或征得他们同意，

肯定没有和他们意见一致。 这么信手拈来、简约调用全部历史和感

212 觉时，我没有打算把它们放进社会科学严格抽象的范畴里，绑在类

型学的车轮上，或装入合理表格（ table raiso1111e ） 中。 我甚至很少设法

认清它们的未来，那实在瞻望弗及。 我正在尝试做的事情，是利用

它们－一或我对它们的图案表现法一一阐明一个准确、普遍的论

点：即它们是图案表现法（ figuration ）。 一个国家若非主权国家

(sovereign），那它是什么？一场持续不断的政治、一场表演、一幅

轮廓图、一种沉淀物、一种显形物之制度性投影。

印度尼西亚和摩洛哥，如同尼日利亚和印度（或者就此而言， 加

拿大、哥伦比亚、比利时、格鲁吉亚或美国）的国家一样，与其说是

宛若天然的人民共同体（peoplchood）的隐约显现，是合众为一的民族

的总括意志和精神（无论人民共同体或是民族，似乎都不过残存在愿

望里λ 不如说它是匆匆兴造的社会器具，要用它给乱哄哄的交叉的

欲望、竞争的假说和异趣的认同充分赋予形式和要义。 印尼人生活

在不整齐、不连续、多民族多岛屿、由机遇和荷兰人为他们收拢的

国土上，其中文化群类的近距离混合一一密切、缠结、充斥着戒备

和恐惧一一是政治生活及其跨地区、跨族群整治的基本事实。 摩洛

哥人生活在由晚近、意外的法国和西班牙进犯从还算连续和通贯的

沙漠边缘地带切割出来的国土上，其中个人关系和私人思诚的聚合

离散，临时的握手联盟的朝成暮毁，一直上达并不更确立、 稳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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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确定位的中心．

当这些新男人新女人，这些新印尼人或摩洛哥人（模仿一下克雷

夫科尔论及独立革命后的美国农场主的话），向他们家族、地方和社

群的直接视野以外看去时（迄今为止他们几乎一贯这么做〉，他们看

到的不是浩瀚无涯的民族感情，向内奔流至雅加达或拉巴特，又从

那儿向外涌出，把沿途的每个人都收进一种普遍的、令人迷恋的认

同，一种凌驾一切、排斥一切的终极思诚里。 他们在这些中心、中

枢之地看到的，就是他们在身旁看到的：一种特殊、独特的政治在

一个特殊、独特的世界上的施行，事情在这周围是如何发生的，它

们是什么性质的事情，有什么办法可以用来应付它们，利用它们，

或保护自己免遭其害。

这一点会显得特别清晰，如果我们看看过去几年忽然冒出来的

一种危急、紧迫、某种意义上威胁国家的现象：借宗教为名的非常

规暴力一一伊斯兰恐怖主义． 实际上两国都有一段伊斯兰主义异议

和暴动的历史。 我已提过北苏门答腊受宗教激发的屡次三番的叛

乱，它们早在 19 世纪就开始了，在共和国存在的最初那些多变岁月

里尤盛，当时它的合法性遭到打着“伊斯兰之家”（Darul Islam）旗号 213

的一场武装造反的公然、凶悍的挑战。 ［最早在新国家从事研究的

美国人类学家之一（我仅落后几个月〕，耶鲁的雷蒙德·肯尼迪，好

像就是在那次造反中命丧西爪哇。］在摩洛哥，事态没那么引人注

目，它包含了穆斯林派系和小集团（尤其是大学里〉的周期性出现，

与对其领导人的周期性监禁或软禁，虽然自邻国阿尔及利亚 20 世纪

90 年代兴起了伊斯兰拯救阵线，将该国送入螺旋上升的杀戮与反杀

戮之中以后，对“伊斯兰主义威胁”的担忧在摩洛哥也迅速蔓延．

无论如何，随着 2002 年炸死 202 人的巴厘爆炸案，和 2003 年炸死

41 人的卡萨布兰卡爆炸案，圣战主义伊斯兰具体而明确地降临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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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国。

显然此处我不能穷究那一切的细节，纤微的或粗略的细节。

（很多事情还在冒出来。 两地都公布了死刑判决和刑期，但两国酝

酿的反应一一假如会发生的话一一还不明朗。 当然，美国对外政策

的喧嚣和骚动把每件事都搅得更复杂了．）但业已了然的是，我粗句

淡描的这显著而特有的政治风格将贯穿和鼓舞伊斯兰狂热的表达与

政府机器－一印尼摇摆不定的总统制、摩洛哥整旧如新的君主

制一一对它的反应。

在印尼， 激进的极权主义的伊斯兰的侵袭（多半来自别处）轻易

地落入我描述过的该国的“集团一反集团”模式中，即被纳入该国

流行的对分离主义的强烈恐惧中。 在亚齐，最初只是（相当程度上

现在依然是）小股伊斯兰主义极端分子放一枪就跑的叛乱，他们的目

标是反雅加达、反爪哇人的，也同样是拘谨古板和超级正统的g 但

是中央政府特别是军队顽固认定那是要肢解国家的分离主义威胁，

必须以毫不妥协的霸道武力（11 000 人死于 27 年打打停停脱身不得

的镇压中）对付它，于是它被转变成太过精确地称为“印尼车臣”的

那种东西。在群岛的另一端、有“香料群岛”之称的摩鹿加群岛

上，基督教的影响因荷兰传教机构的庇护而尤为显著，自命的圣战

主义者一一其中很多人迁自周边别的岛屿，兴许包括南菲律宾一一

与当地定居已久的基督徒之间的一系列对抗，也导致有组织的暴

乱、数百人丧生和又一次不间青红皂白、 基本上徒劳无功的军队干

预。 然而模式又是普遍的。 全国范围内，某地的侵入群体和原先

的定居群体一一印尼人所谓的严ndatang （新来者〉和 asli （本地人）一－

214 之间的对抗不但引起派系愤争，也引起族群的、文化的、部落的、

意识形态的和经济的愤争。 （系缚于地方的石油矿藏完全无助于国

家统一，正如尼日利亚也表明的。〉如果像我相信的那样，无论是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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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分裂成更灵便更同质的部分，还是整合在一个汩没差异、四海一

家的认同庇荫下，也许除了偶然情况外都行不通，那么这个国家将

不得不发展出遏制和安定如此多方面、多形态差异的有效办法一一

这是它至今尚未着手的事。

在摩洛哥那个师徒国家，形势相近但方式有别． 半秘密的个人

联盟和对立表现了那里大部分政治生活的特征，它们的相互作用和

经营操纵极易被基地组织那种小蜂窝状网络的恐怖主义所渗透，人

们已日渐将后者同中东和北非的伊斯兰主义颠覆活动联系起来。 若

是它势头猛一－阿尔及利亚已然如此，沙特阿拉伯正初露苗头一一

它将构成对建立在宗教基础上的、“信士的长官”（ amir al－『，II

的君主制合法性的直接挑战，而君主制是整个系统的枢纽（如果有这

么一个的话）。 构建、维持、破坏和重建有效的个人忠诚链的能力在

此才是秩序的锁钥， 而不是民族目的和集体团结的整体意识，后者

假若存在，也是政治生活的反映，不是它的原因和基础。

不论我这必定可商榷的对比和特征描述是真是假，总的论点

是：至少在这些复杂地方，被一群非凡的、独特的人民赋予生命的

紧凑而具有主权的民族国家一一公民的法兰西或单子式的日本、天

主教的葡萄牙或佛教的泰国一一既不是现存的，也不在接近形成的

某一点上。 是什么一一终于等到了时辰一一正在形成呢？ 辨认出

它，而不是祈愿未来或谴责过去，我想说才是我们学者一教授应对

事情的当务之急。

即便别无是处，我希望现在我说服你们相信了，这次讨论开头

我描述成在 20 世纪 50 年代席卷了西敏司和鄙人的人类学生涯的

“历史之旅”完全上路了。 （实际上，那时以来它也席卷了我们绝

大多数同代人的人类学生涯。 挖掘出婚姻规则、制作出亲属称谓表

的那种笔记加询问式丛林民族志学家，差不多就像我们当时一样是

第三部分秩序的观念．最后的讲座 283 



异数。）问题不再是我们是否要从事它，甚或在哪里从事（让我们进

入、有人和我们说话的任何地方都行〉，而是我们理应做什么，既然

我们清楚、肯定地要投身此事． 在形成中国家（ forming state）的政

215 治发展这个研究事业里，现如今靡集着技巧娴熟、武器精良、信心

十足的社会科学家们〈我这个词用得很宽泛，那也是它唯一的使用方

式）一一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文献学家、医

疗工作者、发展代理人、时事评论人、律师、心理学家、哲学家和

文学家等等，那么人类学作为有方法有意趣的一门特别科学（不是模

糊、傲慢的“人的研究＼至少我乐意把它留给注疏家和教科书作

者〉、一种特殊的思考和论证方向，它的贡献是什么？

我这里一直在暗示、立刻将明言的是，社会人类学家，哪怕是

我们老派的博厄斯主义者，特别善于适应一一其实是预适应一一这

样的经验研究，适应复杂地区的政治研究。 既然伊斯兰教是法国和

英国的第二大宗教， 2 000 万印度人居住在印度之外，移民解释了美

国 2/3（加利福尼亚全部〉的年人口增长，那种研究意味着几乎一切

地方． 也许除了冰岛一一它似乎完好无损地保持着它的基因库一一

以外，世界上所有的国土，所有或好或歹地设计来治理它们、给予

它们一种集体在世存在的国家，都复杂得如同德语动词，不规则如

同阿拉伯语复数，多样得如同美国习语。 换句话说，它们是为比较

的、形态学的、 民族志的眼光而生的。

那种眼光较少寻求铁律和重复的原因，更多寻求有意义的形式

和启示性的细节$较少寻求凡事都趋向的结论或凡物都模仿的典

范，更多寻求事事物物呈现的特异性。 人类学对差异的关怀常常被

误解为偏爱差异嫌恶理论，实则无非承认差异是让世界（尤其是政治

世界）转动起来的东西，这种承认是在成千上万详尽、广泛的田野调

查中千辛万苦赢得的． 异质性是常态，冲突是秩序化力量，尽管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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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共识、统一和近在眼前的和谐的意识形态浪漫倾向（左翼的右翼

的、宗教的世俗的都有），它们可能将在无法预见的遥远未来依然

如此。

作为此处、彼处、到处的事态现况如何的仅有的颇富戏剧性的

例子，让我们看看尼尔·阿含森（Neal Acherson 2003:37）最近对高加

索人的那个发祥地纳戈尔诺一卡拉巴赫的描述：

“纳戈尔诺”（Nagorny）在俄语里表示“多山的”，“卡拉巴赫”

(Karabakh）在土耳其语里大致表示“黑色花园”。直到 1988 年，

纳戈尔诺一卡拉巴赫可说是以亚美尼亚人为主的多山地带，却被

分给阿塞拜疆苏维埃共和国；它是块飞地，在西面被问塞拜疆人

定居的带状地区与亚美尼亚苏维埃共和国隔离开来。亚美尼亚

人是传统的基督徒，说亚美尼亚语；阿塞拜疆人是传统的穆斯林，

说与土耳其语相近的一种语言。人数众多的亚美尼亚少数族群

住在阿塞拜疆，特别是它里海之滨的首都巴库；同时也有人数众

多的阿塞拜疆少数族群住在亚美尼亚。连纳戈尔诺一卡拉巴赫

的人口也是混杂的。斯捷潘纳克特镇主要是亚美尼亚人；古老的 216

山顶城市舒沙主要是阿塞拜疆人。

在这里，政治安排一一亦即国家和亚国家、新国家和旧国家（亚

美尼亚、阿塞拜疆、俄罗斯、苏联，如今又加上破门而人、勘察石

油的西方和近东大国）一一与一团乱麻似的语言、宗教、历史、神

话、谎言和心理的相互作用（用个温和点儿的词来表示实际发生的移

民和杀戮），依我看仅仅相对而言是极端的。 巴尔干困境，即如何统

治混聚一处的分裂人口，而今非常普遍。 纳戈尔诺一卡拉巴赫、摩

洛哥或者印尼，目前“田野”一一我们棘手的考验和测度的终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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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上去多半就像那副模样。

的确有迹象表明，我们终于开始领悟到这一点，抛弃在我看来

相当尖厉和过度理智化的“恶棍和受害人”式的道德主义一一那是

我们这个领域许许多多新著的特点，转而奉持一种更现实主义和实

用主义的取径一一它致力于发展既能表征纳戈尔诺一卡拉巴赫那种

种处境又能揭示它们或许可以想象的被诱趋的方向的各种研究路线

和分析框架。 雷纳托·罗萨尔多（2003）及其东南亚研究同事们有关

“文化公民身份＼布罗姆·汉森及其印度研究同事们也！om Hansen 

and Stepputat 2001）有关“想象的国度”或者亚当·阿什福德（2000)

有关新南非巫术恐惧的政治负荷的这若干工作，也许就是小荷露出

的尖尖角，一如安德鲁·阿普特尔（1992）关于中心和权力的约鲁巴

仪式、迈克尔·米克（2002）关于奥斯曼土耳其对共和国土耳其的塑

造、以及一一假如我可以这么说的话一一我本人关于巴厘和爪哇的

剧场国家的那若干工作。

西敏司和我这代人在前辈的推动和指点下进行的历史之旅，如

今在后辈们那里以其自身的方式和资源延续着。 意想不到的长寿的

少有优势之一是看着它发生的好福气：不管西敏司会怎么看我说的

其他一切，我确信他会同意这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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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变换的目标，移动的对象①

对于一位年近八旬又感到它在催人忆旧的人类学家来说，在这

种实际上用来纪念一位大理石雕像般人物－一如果人们终究还记得

他的话，多数人会记得他是爱德华七世时代一位闭门却扫的大学教

师，倾其毕生之力对世界上的奇风异俗做卡索邦式的编撰－一的典

重场合下，他似乎别无可为，只有回顾自身在相关联的行当里差别

很大却同样过眼云烟的职业生涯，尽力表明时间和变迁对它做了些

什么。 不是说这将有利于对抗时间和变迁对它做过的和继续会做的

事情。 已死的学术不能复生，谁要还怀抱奥西曼提斯式的迷梦，只

需在亚马逊网站的热销书排行榜上查询一下《弗雷泽演讲集．

1922一1932》，发现它排在第 2 467 068 位，就会马上恍然梦觉。 我

只是想－－但愿不存在过度自我引用或永恒的幻觉一一将与特殊时

代的特殊遭遇记录下来。

219 

还有特殊的主题：宗教人类学。 为什么自打我从人文学科游荡

① 最初作为詹姆斯·弗雷泽爵士纪念讲座发表时题为 4变换的目标． 移动的对象：
论宗教人类学）） (“Shifting Aims, M。ving Targets: On the Anthropol。由产 k
Joumal of the Royal A111liro]»logical Institute 11, no.1, March 2005 ). 一一原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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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人类学以来，我在东南亚、在北非、在过去、在当前、日益在整

个世界上耗费那么多时间和心血研究“宗教”（此处、各处都放进粗

重的引号里〉，我对此也不甚了了，特别是因为本人并无特定的宗教

背景或信奉一一起码至今如是，而且照我说来，信教为时已晚。 这

样关心（虽谈不上痴迷）信念、膜拜、 信仰、圣洁、神秘、世界观、巫

术、赎罪物和树木崇拜（你们想必记得，弗雷泽在它上面用了不下五

章篇幅〉，肯定部分地与那一人文学科背景有牵连：文学和哲学确实

220 让心智倾向于瑰奇的主题． 但我想它要更多归因于描述和分析神

话、魔法、仪式和精神格调在人类学中持续占据的中心位置：从

£.B.泰勒（ 1889）、威廉 · 史密斯（1889）、 R.R .马雷特（ 1917）和弗雷泽

(1890），到后来的马林诺夫斯基（1948）、雷蒙德·弗思（1967）、族文

思一普里查德（1956）、戈弗雷 ·林哈德（1961 ）、维克多 · 特纳（ 1968) 

和玛丽·道格拉斯(1966). 这不过是试着列出一个地方性即牛津剑

桥、伦敦和曼彻斯特的谱系。［我自己的谱系当然是美国的： 鲁思 ·

本尼迪克特（1927）、赖希哈德（1923）、罗伯特 · 雷德菲尔德（ 1953 ）、

克莱德·克拉克洪(1962). ] 

宗教从一开始就通过图腾分类和乱伦禁忌直接联系着亲属关

系，与之一道处于人类学思想的中心，以致关注人类在世存在方式

的象征和符号的任何人（比如过去和现在的我），都会立即被吸引到

它这个研究领域来。 因此，当哈佛的权势人物组织一群研究生去印

尼从事一个团队项目，研究亲属关系、村落生活、农民买卖、华人

店主少数群体和地方政府，于是发现需要有人去“做”宗教时，我

就扑向这个机会，然后写出了我的博士论文和第一本书，那是论述

爪哇人精神生活里的伊斯兰教、 印度教一佛教和马来亚一波利尼西

亚诸般思潮的相互作用的，自那时以来我一直牵挂着所遇到的复杂

局面和费解之事一一有理论性的、有经验性的、有哲学性的、有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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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性的，也许最要紧的是实践性的．

回想起来－一不是回想那个特殊项目，或是我在那里的工作本

身，这两样东西如今多少已是档案堆的故纸了s 而是回想整个时

代，二战息兵未久、冷战初发的 20世纪 so 年代，似乎很明显的是，

那个时代在人类学宗教研究的目标和对象上都出现了重大转变：它

在观察什么，又在寻求什么。 此前的几乎所有初探都是涉足部落的

或古代的信仰与仪式（澳大利亚、古代问米特人、美洲土著、特罗布

里恩德群岛、尼罗特人、楚克齐人），并且含蓄或公然地假定，那里

可能看到犹太教、基督教、印度教、伊斯兰教和其他所谓“高级宗

教”的雏形和预兆，进而－一用涂尔干的著名标语说一一宗教生活

的基本形式就可以被界定、分类和归纳规则。 然而现在，人们开始

尝试从其当下的、当代的、情感主义的形式去直接研究“高级宗

教＼不是要发掘它们的共同特点，而是要把它们置于它们从中浮现

出来又作用其上的那些社会、历史的一一在这个场地，不知我可否

斗胆说“文化的”？一一脉络里。 过去那种寻找相似性和原型一一

萨满之于教士、斗鸡之于圣餐、就君之于赎罪（弗雷泽称之为“我们

欠野蛮人的情”〉－一的比较民俗学，变成了寻找后果一一涵义、影 221

响、重要性、 价值－一的比较民族志。 宗教在持续的事件进程中究

竟怎么发挥作用，有多大作用？它的吸引力和威力何在？ 它的影

响范围昵？它的持久性呢？它的意象、训诫、热诚、戏剧效果、 执

念和故事讲述（我们很快要说到这些）是怎么回事？

这种“转向＼“转移”或“范式转换”当然是人类学注意力总

体转移的一部分， 而且只是较小部分，从沙漠、 丛林和北极荒野转

向渐渐为人所知的新国家、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新兴大国或不

结·盟国家（Gecrtz 1963 ). 着手研究印度、伊朗、尼日利亚、埃及、

中国、巴西或一一像我那样一一印尼的一些人，发现自己面对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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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蚁聚的、 需加标记和分类的神话、精灵和心灵实践，而是历史深

厚、概念精致的大量社会一文化形态，内有官员、文书、 经济体制

和世家大族。 复杂社会一一你要愿意，说“文明”也行一一有的跟

次大陆一般大，有着文化多元的人口、一大把语言和遍及半个世界

的精神联系，它们向我们这些原本瞄着毒药神谕（Benge ）和祝福之

祭、逐渐被它们吸引的人展示的， 不但是一种新的研究对象，还是

一种如何研究它一一我们想要发现什么一一的修正观念。

就爪哇一一那里集合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多家帝国主义， 稳稳地

成为一个散乱、动荡、观念上界限模糊的政治实体的中心一一而

言，这意味着两件事：第一，承认一个思想歧杂的单一社会里命意

相反、用宗教语言表达的种种分裂一一谁要稍稍接触当地生活，就

会被迫接受这一点，第二，懂得这些分裂和这种思想歧杂不妨碍、

事实上反而造就了一种鲜明而特别的精神气质一一一种倾向、一种

脾气、一种特征、一种道德气氛。 如果像那时我们仍被教导着学舌

的那样，宗教的“功能”是“调节社会的终极价值态度”，那么这里

的“调节”是多样的、对比的和复调的，态度亦然。 德尼·龙巴尔

(1990: vol.III, pp.89 ff.）－一布罗代尔学派的“爪哇地区”历史学

家一一所称的在“狂热”和“宽容”之间、在“竞争的摩擦”和“和

谐的意愿”之间维持着不稳定平衡的“亚洲网络的十字路口”，证明

是一个极好的场所，可以先把“宗教”这个概念拆开，然后尽力设

法把它重新合拢。

可用于玩这种戏法一一把相互冲突、间断的精神趋向分隔开

来，然后在纷乱、混合的日常生活之流中重新接通它们一一的概念

装备又少又粗阻。“多元主义＼ “调和主义”、“地方自治主义＼

“宗派主义＼“教派主义”：这些公认术语意在描述促成共同处境的

222 互相竞争的传统，它们似乎一概不足以表现事态千头万绪的复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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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 猜疑和嫉妒，伴随着一往无前的民族统一志向， 曾推动了早

期的共和国，没过多久又仅差毫厘（或分秒）就要摧毁它，它们比哪

怕隐喻或类比地说的“宗教”宽广得多，也更为覆盖一切。 但是它

们一一那些猜疑和嫉妒，还有志向一一几乎无时无刻不被数世纪以

来形成的多变世界观所影响和强化。

最考验描述和解释的并非构成其内在要素的各种传统本身：印

度教（或印度教一佛教），从 9世纪开始存在于斯，伊斯兰教， 14一15

世纪进入那里g 基督教， 18一19 世纪被欧洲传教士和种植园经营者

传播过去，还有南太平洋群岛的潜流，在民间仪式的巫术和通灵术

中依稀可见。 它们是熟悉可辨的，并不格外与众不同：民族志磨坊

的普通谷物而已。 需要方法论的改弦易辙的是那些传统及其引发的

心态越过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的极深极悬绝的裂隙而整齐展延的

方式，以及实际上界定和建构那些裂隙一一形塑它们、维续它们、

驱策它们－一的方式。

这一切“在现实中”是如何实现的，其细节再次有案可查：随

着冷战的激情漫入本地场景并像意识形态寄生虫一样攀附于这个那

个传统之上，这些封闭而僵化的思想倾向就日渐趋于极化g 随着极

化发展成全面的文化战争，选举政治和议会政府塌陷了 3 当派系屠

杀沿着这些分界线爆发并蔓延全岛时，民众暴力喷薄而出，数十万

人丧生。 这一切的原因，以及随之而来将这个国家保持在一种政治

和智识暂停状态（有几分文化时间隧道的意味）达 35 年之久的强迫和

人为的重新整合的原因，当然是多种多样的。 但一望而知，各种宗

教倾向的冲突和撞击是显著因素。

如我所言，这种难对付的错综复杂，地方传统和世界宗教的相

互作用，不仅身陆一个形成中国家的我本人和我的爪哇项目同僚们

碰上了，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转去研究试图变成新（或至少更新〉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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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些旧社会的整整一代人类学家都碰上了。 印度，因其民族主义

运动的地方自治主义分裂与印巴分治的创痛，或许是最惹人注目的

案例。 但是尼日利亚有其伊斯兰一基督教派系之争和种族狂热的内

战，斯里兰卡有其僧伽罗人一佛教徒对抗泰米尔人一印度教徒的暴

力，混血儿一印第安人中美洲的宗教内部的不和谐、猜疑和道德疏

远，伊拉克和巴基斯坦的仅有细微差别的逊尼派→f叶派门户之

223 见，塞尔维亚一克罗地亚的东正教一天主教宗派主义，整个中东和

北非地区缠抱成一团的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人，缅甸怒目对视的

低地佛教和内地基督教，菲律宾群岛上挤得近离得远的西班牙天主

教、美国福音派和伊斯兰复兴运动一一所有这些都向有心探索它们

的精神构造的人们展现出很不一样的任务，不同于里奥·福琼及其

多布的巫师们、马克斯·格拉克曼及其斯威士兰的酋长们或克劳

德·列维一斯特劳斯及其波洛洛人中的美洲豹故事所面对的那种。

它所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极可能激起抽象论辩的问题，当然是

“何为宗教＼它自始即默然存在，但由于牵涉到这样的多变性、

多样性、竞争和吵闹，如今不再能够凭借一种简单策略静静地、 轻

率地回答了。 那种策略就是把我们的注意力转向某些崇拜对象和习

俗，它们看上去至少大体类似于在我们自身社会里会被认为牵连着

神性、超自然、神圣、圣域、不可思议、超越的那些对象和习俗。

在“宗教”这个类目下该包含些什么？它的边界在哪里？ 它的标

志有哪些？一旦开始思考它，那“信仰＼“崇拜”、“仪轨”或“信

念”又是什么？我的博士论文名叫《爪哇诸宗教》，由此形成的那

本书为了公共消费做了删减、润色，更名为《爪哇的宗教》（Gcertz

1960)0 它的章节涉及方方面面的事情，从皮影戏、哈吉、瑜伽和说

话方式，到神灵附体、伊斯兰学校、丧宴和政党。 至今仍不清楚宫

的主题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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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的问题，即我们如何称呼和归类其他社会里既大致类似于

我们自身的、又怪异有别并奇特地自成一体的文化形构，在人类学

中非常普遍：一个反复发生的难题。 某种东西是不是“家庭＼“市

场”、“国家＼“法律＼“艺术＼“政治”或“地位＼也就是我们

常说的跨文化地确定究竟什么属于某范畴、为什么属于，这是一桩

实质上有争议的事情，是挑起论战、永无止境、只能敲敲边鼓然后

相当曲折地推进的循环讨论。 常见做法是从我们自有的几乎未经检

验的日常语义开始：“家庭”、“国家”或（就手边这个例子Y宗教”

表示什么意思？对我们来说什么算是亲属关系、政府或信仰？ 在

我们正力图描绘其生活方式的那些人中间，什么东西（族类相似地）

看上去……昵……似曾相识？

这几乎不会产生确定的种属分类群，一种文化类别的林奈式编

目． 它产生的是一个争辩不休的顽固问题一一定义问题：“当我们

谈论宗教时我们在谈论什么？”真的，很大程度上我们是在谈论“意 224

义＼ 假如有某种普遍、直观和清晰（至少在更精心地审视它之前）

的范畴，它可以直接地凭直觉获知，明显地连贯一致，对今日那些

大杂煌的“新国家”社会里的“宗教”的民族志叙述，其上天入地

的广泛材料都可以比较性地归到它名下，那么这“宗教”范畴即属

于那种意义。 在我们随意而不加深思地、“以日常语言的方式”为

自己归入“宗教”的常识名称下的那种种现象（信仰、实践、态度、

想象〉，与我们并不更审慎地做这样的归类、联系着我们认为至少有

点儿遥远和异乎我们自身（即视为“他者”〉的那些社会的诸般现象

之间，所存在的族类相似的间接关联，其实是我们无论在何种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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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都相信与事情的总体“目的＼“要义”、“价值”、“意义”或“意

图”有着紧要关系的那些关联：广泛而重大的、往往是寓言式的与

“生活的意义”有着紧要关系。

这样说的话，似乎我们做成的事情就是用一种模糊替代了另一

种模糊，用不明之物替代了不定之物。 但是这样的表述方式有调整

事物的关注重点的一大好处，或者说，当我拼命要确定我在爪哇案

例中事实上力图将什么引人那完整描述之中的时候，对我来说似乎

有这样的好处：即人文科学中一直在涌现的日渐扩展的一大套精准

强大的思辨工具一一概念、理论、视角、话语方式、分析框架等，它

们可以动用来分类那不可分类的，联结那未加联结的，界定可研究

的问题和设计研究路线。 将人类学－一特别是宗教人类学一一置于

当代语言学、文学批评、符号学、 心理学、社会学尤其是哲学的观

念更复杂更自觉的语境中，这不是以输入的抽象概念掩饰它不得不

说的东西，或者以捏造的情屈聋牙的术语夸大其词。 它是一一用查

尔斯 · 皮尔士的有名劝告来说一一想尽力厘清我们的思想。 尤其是

对我们自己。

我们仅仅为了有个涵盖性术语可以称之为“意义系统”的东

西，我宁愿称之为“文化系统”，在对它的分析方面，自（请容我们

说）皮尔士和索绪尔、弗雷格和雅各布森（对我而言，他们各出心裁

地开启了那种分析的大部分）以来问世的如潮研究中，我觉得有三条

思路特具价值，关系到聚焦和整顿我们的比较宗教认知。

第一条思路是所谓“意义的自主性”论题。［这一措辞应归于美

国哲学家唐纳德·戴维森（1984），但是引用最多的权威性表述是维

特根斯坦一一此处有姓足矣，无需名讳一一的私人语言论证

(Wittgenstein 1953; cf. Colebrook 2002: 70 ff.)0 ］意义不是主观的

225 事情，不是私密的、个人的、“头脑中”事。 它是公开的、社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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惰，是在生活之流中建构起来的某种东西．我们是在露天、在行动

所处的外部世界交换符号的，正是在那一交换中意义被制造出来

了． 我们必须如斯坦利·卡维尔一一具有维特根斯坦倾向的另一位

美国哲学家一一以恰当的反论所言，“意指我们所说的＼因为只有

通过“说” （要不然以一种可理解的方式做事、行动、前进、表现我

们自己〉，我们才能真正“意指”（Ca vell 1969 ). 

第二条思路蕴含在第一条里面，认为意义是物质性地体现出来

的，是通过可思可感可解的符号，通过像成人礼或耶稣受难剧、 差

分方程或不可能性证明之类象征工具（都是它的载体〉，被形成、传

播、实现、象征、表达和交流一一这里我们要寻索恰当用语． （一种

工具之所以是“宗教性”的，不是因为它的结构，而是因为它的用

途：我们都知道，毕达哥拉斯学派崇拜直角三角形和 2 的平方根．）

由于死去的认识论在我们的语言里阴魂不散，要简单直接地说清这

一点有些困难，尽管如此， 一旦那些鬼魂－一柏拉图的或笛卡尔

的、孔德的或基督教的一一被妥善桂除，它差不多是一种明摆着的

思想。 文化（语言、艺术、 科学、法律、 宗教、婚姻、政治、喜庆、

常识一一这全套东西〉不止包含悬浮在不可触及的心理状态中的无形

观念，灵魂和精神的那些微妙运动，而且包含美国行动理论家、社

会批评家和通才文人肯尼斯·博克（1941）所说的“生活装备”，实在

的、 手边的、可用的、用过的装备：到如今这不应是那么费解的

观念．

最后，有一种观念的发展把这一切与宗教和崇拜更直接地联系

起来，它在韦伯的宗教社会学之后的社会科学中很重要，但在形形

色色的辩护教义的思辨中、在新近神学的某些分支中已有一段久远

曲折的历史，那就是“极限＼“终极”或“存在主义”的意义问题

这种观念： 它认为面对极端难以解释、极端不堪忍受或极端不合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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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状况一一澄清不了的混乱、逃避不了的痛苦、战胜不了的恶

魔、具有有限性的原始无理数，我们的文化资源失效了，或开始失

效了，我们的生活装备运转维潭，有崩坏之虞；正是在这一时点

上，我们认作“宗教的”那类关怀（往往自称是“终极的”〉开始活

动了（Jaspers 1971; Tillich 1952; Weber 1965 ）。 如我在其他地方不止

一次做过的那样，让我们引用另一位难于归类、自由撰稿的美国社

会理论家苏珊·朗格的一段话：

人能够想法适应他的想象力应付得了的任何事情，但他不能

226 应付混沌状态。（我们〉最重要的财富始终是关于我们在自 然界、

地球上、社会上和我们正做着的事情中的一般定位的那些符号，

亦即我们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那些符号……在原始社会里，日常仪

式被并入共同活动中，并入吃饭、洗衣、生火中……因为人们不断

感觉到，有必要重申部落的道德规范，确认它的宇宙状况。 在基

督教的欧洲，教会让人每天（有的教派甚至每小时）跪拜， 去表

现一一即使不思量一一他们对那些概念的赞同（1959 , 287） 。

于是我给自己装备了这三种一般见解：意义是自主的，它是用

符号或象征传递的，这样传递的宗教意义被指向绝境隐现的时刻。

就在大约四十年前，以及一一说来奇怪一一今天在剑桥这里，在为

将年轻的英国“社会”人类学家和年轻的美国 “文化”人类学家一一

明显对年长者不大抱希望，他们大多避不与会一一凝聚成共同话语

社群而召集的这一著名的越洋手牵手世界性大会上，我尝试着对

“作为一个文化（或者又是‘意义’）系统的宗教”提出一套简明综

合的说明，我希望可以借助它在我散漫而特设性的、先做事后解释

的研究取向当中识别和定位重心所在一一只要有这样的重心（Ban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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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 1---46; Geertz 1973 )0 

这首先需要试探性地、很棘手很芜蔓地构造一个定义，我想我

已说得很明白、很坚定甚至很唠叨了，它不是要“一劳永逸地”离

析出宗教的“本体论的＼“普遍主义的＼“超历史的”“本质＼而

是要控制、指导、显明至少那时还很笨拙和生疏的一条论证理路。①

这种路标、环游式的“定义”，真的更其是激发思考的东西而非

别的什么，被引导去将当时是民族志研究主导范式的结构主义和功

能主义的自鸣得意同时打翻在地． 它主要热衷于强调民族、群体、

个人的覆盖最广的秩序观念（即他们的世界观）与他们现实生活的到

处弥漫的格调和脾性（即他们的精神特质〉是如何在宗教实践里得以

互相补充、加强的：在仪式上，在神话中，在精神修炼里，在日常

生活的反身性虔敬中。 引述我自己的定义，“宗教调节人类行动使

之合于所设想的宇宙秩序，又把宇宙秩序的意象投射到人类经验的

平面上”（Geertz 1973: 90，较早的较不专业的表述，参见 Geertz

1958). 它给予人们一一如我录自桑塔亚纳为人忽视的《理性与宗

教》的引语所言一一一种特殊的、个别性的“生活的偏见”（bias to 

life），构筑（我料信教者会说“发现”〉“另一个生活世界”＠． “当我 227

们说有一个宗教时，我们的意思就是有另一个生活世界，不管我们

是否期待过全部投身进去。”（Geertz 1973 : 90) 

无论如何，在我尽当下之所能，这样把我的想法集结起来，阐

明给各位方家以供思考之后，我飞快地厌倦了站定立场和论辩交

锋，即学术圈里纲领性话语的“我们在这里”“我们在那里”的此疆

①这些表述词语全部摘录自一篇特别愚钝而自利（ illlfT创刊的评论文章， As.1d
( 1983）.对该文的ffi彩批评， 参见 C:tnton ( forthc，。ming），亦见取径一致但更简

略的 Kipp& R。gcrs( I 987: 29 ). 我自己的另一篇综述．联系着威廉 ,a姆士的工

作更直接地讨论了这些问题的一部分，参见G四r曰（2000: 167-202λ 
② 参见桑塔亚纳著、犹家仲译：《宗教中的理性）｝．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6

页．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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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界，我想回到来矿工作面，在那里，说到底行动一一看看前述这

些能否带来有助于理解的什么东西一一才是我们所说的“真实世

界＼人们住在里边、但人类学家仅是造访过客的世界。 于是我开

启了同另一个社会的另一段长时间、近距离的遭遇，它历史悠久，

政治新型（或起码是维新的〉，宗教突出（那时爪哇正深受我前面提及

的暴力肆虐的煎熬〉：它就是摩洛哥。

像爪哇（或印尼一一不过让我们撇开那个问题吧）一样，摩洛哥

当然也是一一名义上、公开地、至少半官方地一一“伊斯兰教的”，

它的全部书面历史一直这么说，而且看起来短期内改变的希望极渺

茫． 但是不像爪哇那样，它的文化基调是阿拉伯一柏柏尔的，不是

马来亚一波利尼西亚的z 也不像爪哇，它大体上一一不是全体，仅是

大体一一免于直接卷入其他“高级的＼“世界性的＼ “组织化的”、

“教条性的”或“源于经文的”宗教，并被笼罩其下。 〈有块犹太人

势力的飞地存在已久，还有块不期而然的基督徒飞地存在时期短得

多，但二者对事态的总体趋向和进程影响极微。〉结果，当爪哇的特

征是分散和混合，是折衷主义、离心和持续站队的意识的时候，摩

洛哥却呈现出严厉、专一和集中得多的精神图景：干净利索的“伊

斯兰教＼爪哇在“竞争的摩擦”与“和谐的意愿”之间维系着微

妙脆弱的“十字路口”的平衡s 与此对照，摩洛哥似乎是（至少在气

质上一一社会结构另当别论）直接的、整齐的、简洁的、单调的。

为了把这种对比说出来，揭开它，展示意义系统方法在聚焦问

题上的有效性， 20 世纪 60 年代末我从北非回国后发表了一系列相

当简明扼要、某种程度上甚至是简单化的演讲，在那当中，我不是

像处理爪哇那样穷搜博访似乎与“宗教”有着某种本地联系的无论

何物，而是试图查探伊斯兰教一一一种独特、历日旷久、高度典章

化、异常自觉（即便不说自恋）的“世界宗教” 一一怎样在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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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环境里以大不相同的方式成就自己，并产生大不相同的后果：极

远的马格里布、极远的东印度． 我的探讨后来以 Islam Observed 

( Gcertz 1968）为名出版（那本该是个双关语，虽然我不知道有没有人

注意到）①，它是围绕着我所称的它们的宗教表现的“经典风格”在 228

这两个社会中的建构而组织起来的：在爪哇，那是一种等级的、调

和的、相当弥散的寻求体验的直觉主义E 在摩洛哥，那是一种热烈

的、对抗的、相当纯粹的改正世界的道德主义． 这种简略的特征描

述的效度姑且不论（在这些问题上，无误述地描述是不大可能的，例

外和矛盾总是深嵌其中），我旨在表明全方位、总体性的秩序观念

（它们有的出自伊斯兰教文献和口传教义，有的不是〉与特殊的、当

地发展而成带有当地特色的社会实践如何互相影响一一可说是“辩

证地＼你要喜欢那种语言的话，如果不喜欢，可说是“交互

地”一一从而造就出具体而特别的 trains de vie （生活方式）一一独特的

在世存在方式。

但是在通向这个论点的途中发生了一件怪事。 这两国（还有整

个世界，这一点很快变得明显）之内，正赶上我在观察的时节，宏大

视野和地方环境之间的密切联系开始日渐扭曲和减弱，转变到抽象

防御和身份恐慌的水平上。 在（尤其是〉日常生活经验与意义和集体

目的的精致观念之间原本存在的非常直接而当下的相互作用，变成

远为难以捉摸、错综微妙、不稳定不确定的一件事情，至少对两国

人口中很大部分并日见其多的人来说是这样，尽管又是典型地相比

较而言。

为了命名这一现象，部分也是为了指明其特征，虽然它的力度、

①英语里 observed 既表示 “被观察的”又表示“被遵奉的＼所以格尔茨说这里
是双关： 同时存在于人类学家眼里和摩洛哥人思想-q亏为中的伊斯兰
教． 一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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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和耐力依然模糊难辨，我暂且杜撰了“宗教意态”（ religious 

mindedness）这个应景短语。

在他们各自的社会史进程中 ，摩洛哥人和（爪哇人）部分利用

伊斯兰传统、部分利用其他传统，创造出终极实在的意象，他们据

此既理解生活也设法过生活。如同一切宗教观念那样，这些意象

自带了它们自身的正当理由；它们赖以表现的那些符号（仪式、教

义、物件、大事）对和它们心印的人而言是内在强制性的、立地心

服口服的一一它们因自身的权威而绚丽夺目。看似在逐渐失去

的恰是这种品质，至少对人数不多但越来越多的少数群体是如

此。在这些人那里，信以为真的东西没有改变 ，或者没有大变；改

变了的是信仰它的方式（Gcertz 1963:17）。

不管你想怎么叫它（依我看， “宗教意态”好像不是恰如其分的

用词，因为它暗示了某种表面性和背离本真，我不觉得情况是这

样），在这两国，宗教信念与日常生活的运转相结合的方式似乎都发

生了变化，那时变化尚有限，但飞速加增。

229 单、更不即刻、更不直接一一更需要不含糊、有意识和有组织的支

持． 这在两国所采取的形式一一回归古兰经的改革主义运动，有宗

教旨趣的政党组织，宣传、辩护和教义争辩的丛生一一只是让桑塔

亚纳的另一句妙语跳入脑海，它说的是有些人［他叫他们“盲信

两者间的关系更不简

者”（ fanatiα）， 但那也不大恰当］看不见目标了，就加倍付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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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在 1967 年那证明是“我们之后洪水滔天”的一年发表那些

302 



演讲以来，特别而言印尼和摩洛哥发生了很多事情，一般言之伊斯

兰世界也是变乱纷乘。 此后印尼有过五位总统，其中两位是坚定的

穆斯林，三位有较折衷的视野．摩洛哥有过两位国王，一个是强势

高压的，另－个则迟疑闪避、难以揣摩． 冷战结束了，它曾将外国

出产的意识形态激情注入本国滋生的社会紧张里，二者的联合竟至

有瓦解政治、分裂国家的危险。 只有少量犹太人留在摩洛哥曾很繁

荣－一哪怕被包围一一的聚居区里． 印尼相当本土化的共产党，曾

是中苏集团之外最大的一家并做好了革命的准备，在一场流产的政

变和民众大屠杀之后遭到彻底毁灭，它的领导人纷纷被杀害、监

禁、贬黝或流放。 从我们主题的角度看也许最重要的是，“宗教意

态”与“宗教性本身”的对立，即自觉的、教条主义的信条对立于

日常的反身性信仰，以前我以为那只是以“沙拉菲主义＼“经文主

义”、“改革主义＼“纯粹主义”和“心怀二意”（double』mindedness)

之名刚开始显山露水， 1967 年后在“伊斯兰主义＼“政治伊斯

兰＼“新基要主义”和“圣战主义伊斯兰”这类泛化标题下遍布整

个伊斯兰世界。 自那以来，霍梅尼、伊斯兰拯救阵线、塔利班和奥

萨马 · 本拉登出现了． 阿克萨群众起义、袭击世贸大楼、美国人侵

阿富汗和伊拉克、巴厘和卡萨布兰卡的爆炸事件、中亚的去苏联化

以及近东和亚洲穆斯林向西欧和美国的大规模移民（越来越是永久移

民，越来越饱受争议），也纷纷出现。

真的，企图在历史发生之际书写历史，就像我一定程度上尝试

在做的那样，危险就在于此。 世界不会站着不动等着你写就你的篇

章，对于未来你能做的最多就是感受它的迫近。 要来的来了：重要

的是当它来时，是否可以理解成你认为你看到的方向性进程的自然 230

发展。俗话说历史不会重演，但它重复韵律． 从那个观点看，由

我现在之所见回望我过去之所见，虽然我对二者都很烦恼和沮丧（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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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希望好一点的），但我不觉得特别难堪、自责、需要自辩或道歉．

感受到雨意，我可能已听见了洪水，但那至少是佐证雨意的洪水。

不论那时阴云怎么不成形、怎么聚散，也不论我多么不确定该如何

理解它们，它们都是真实的。 它们预示的风暴（而今已证实）也是

如此．

在 20 世纪下半叶即“长战后”（ the Long Postwar）时期，社会科

学里的宗教研究，除了极少数杰出的例外［社会学里的彼得·伯格

和托马斯·卢克曼（1967）、罗伯特·贝拉（ 1970），人类学里的维克

多·特纳(1968）和玛丽·道格拉斯（ 1966汀，仍差不多是一潭死

水，简化版的所谓“世俗化论题”一一现代生活的理性化正在将宗

教逐出公共广场，使它收缩到私密、内心、个人和隐秘的向度中

去一一正高歌猛进。 尽管精灵、鬼怪乃至高等神抵在边睡民族和赤

.,
si
--
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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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阶层中仍有销路，教会也还开着大门，幻觉作为一种影响广泛的

社会力量是没有任何前途的。 它或许一一甚至也许应该E一－在这一

地那一方作为一种原始风格的遗物和进步的刹车继续存在一段时

间，但是很难想象有朝一日它会再度成为社会、政治和经济事务的

指导性力量，能服众能化民，就像宗教改革时期、中世纪或轴心时

代那样。 当然那仍可能证明真是这样，而韦伯的梦魔→一“专家没

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一一可能己变成现实（Weber 1958: 284)0 

可是 1967 年那时我和我的跟不上时代步伐的同行者们不这么看。

今天任何人肯定都不这么看了。 印度教复兴运动（Hindutva）、新福

音派、入世佛教、以色列圣地（Eretz Israel)、解放神学、普世苏非主

义、灵恩派基督教、瓦哈比主义、什叶派、库特布和“伊斯兰的回

归”：自信的宗教，主动、扩张、醉心于支配，它不只是过去的、边

远的$断言它在消逝，它的重要性在萎缩，它的力量在消解，这种

观念委婉点说至少也似乎言之过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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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20 世纪最后几十年和本世纪初年“宗教”在这里那里和全

世界发生的状况，要想三言两语地提要钩玄当然做不到，那是傻蛋

［或意识形态理论家（Geertz 2003a）］才玩的游戏，在我有些历练之

后，我最好是领会到这点而不是尝试它． 但是有可能表明当代景

象一－摩洛哥和印尼之内和其外，伊斯兰教之内和其他“世界宗

教”之内一一的些许特征，它们似乎既是太阳底下极新的东西，又

是固有趋势的逻辑延伸。

我在此只谈其中两点，尽管它们不过是广阔得多的社会图景的 231

一部分，而且它们实质上是表达同一件事的两种方式： (1）大宗教

（和一些小宗教一一创价学会、摩门教、高台教、巴哈教）从它们历

史上寄寓其中并据以形成的那些地点、民族和社会形构－一－亦即场

所和文明一一中逐渐脱离（实在缺乏更好的词语〉出来：印度教和佛

教挣脱了南亚和东亚的深层特殊性，基督教挣脱了欧美的特殊性，

伊斯兰教挣脱了近东和北非的特殊性I (2）作为一种大范围的可协

商、可变动和可替换的公共认同工具的宗教信仰－一继承的或自致

的，淡化的或强化的一一的兴起：一副便携的面具，一个活动的主

体地位。

名头大、文本化的世界宗教从它们的发祥地和契心之地向异域

和异文化背景传播，这当然有久远的历史了，那是它们号称“世界

宗教”的缘由。 基督新教向亚洲和非洲的传教远征，罗马天主教跟

随伊比利亚的征服文化向拉丁美洲的迁移，伊斯兰教从它的落后的

阿拉伯半岛腹地爆炸性地东进西进，甚至佛教从印度出发更神出鬼

没难以追溯地向中国、日本和东南亚辐射，或者拉比犹太教从近东

出发向西班牙的、斯拉夫的和日耳曼的欧洲辐射一一所有这些都表

明，信仰、教义、信条、世界观、“宗教”等在播迁，随播迁在改

变，在融入最最地方性的历史的最最精微的结构里一一虽然成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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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久的程度不等。

当下形势里新颖（或至少别样）得足以代表某种沧桑巨变的是，

尽管宗教观念及其附随的承诺、践行和自我归属的早期迁移大体上

是各种形式一一传教，征服，印花贸易的劝服改宗和殖民入侵s 巡

回教士，前哨学校，就地饭依－一的离心外延，但当前的迁移与其

说是－系列定向流动，不如说是更广大、更多样、更普遍的流散，

是这种那种或虔诚或懈慢的平常信众跨越全球的迁徙（暂时的、半永

久的、永久的〉． 估计有 2 000 万印度人住在印度以外， 500 万穆斯

林住在法国。 伦敦和洛杉矶有佛教徒（泰国人、缅甸人、 斯里兰卡

人和一些自我设定的佛教徒），东京、 利雅得和曼谷有侨居于此的西

方基督徒，海湾国家、澳大利亚和中国香港有菲律宾客籍劳工基督

徒． 都灵有来自塞内加尔的穆利德兄弟会的街头小贩，柏林有土耳

其人和库尔德人的杂货商。 在美国，拉美裔和印第安人天主教徒的

232 人数即将超过（如果尚未超过的话）欧裔美国人天主教徒。 多年以

前，当这一切刚刚露头、我也刚开始关注宗教传统的意识形态化

时，我引用过阿尔丰斯·德·拉马丁的一句话： “世界窜乱了它的目

录”（Lamartine 1946: 328)0 

生于地方本位的、文化特殊化的环境中的个人（和家庭）的这种

徒描是零敲碎打、 一往直前、断断续续而无组织的一一除了一定数

量的亲属和邻里是协同行动外。 它改变了公共信仰和精神自觉的整

个氛围，对迁出者、对他们迁入其中的那些人、对留在故土的人，

都是如此。 流散社群一一即便带有宗教标记的流散社群一一的形成

也说不上是世界史上的全新现象一一犹太人在纽约， 马龙派教徒在

西非，哈德拉毛人在东南亚，古吉拉特人在好望角。 但是它们如今

正在形成的那规模真是前所未见的： 5 万摩洛哥人在阿姆斯特丹，

10 万马里人在巴黎， 15 万孟加拉人在伦敦， 25 万土耳其人在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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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最奇妙的是， 1 万泰米尔人在瑞士一一几乎全是最近二三十年去

那里的。 不止是资本在全球化，也不止是教义在散播。

从几乎按惯例传递、顺从地承受的有关善良、正确、真实的那

些观念，转变成明确地宣称、大力地推销和好斗地捍卫的意识形

态，亦即从“宗教性”变为性质和热度各异的“宗教意态”，这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当摩洛哥和印尼开始严肃再思它们的宗教史时被

“观察到”初现于那里的伊斯兰教中，而今在这个越来越多的人及

其承袭的自我认同堪称连根拔起－一抛进暧眯、不整齐、多信仰的

居住地的他人中间一一的世界上，已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不止是穆

斯林、也不止是北非人和东南亚人在经历这种精神再定向。 它也不

单是发生在移民人口当中。 世界目录的窜乱正改变着宗教表现的形

式和内容，而且是以独特的、明确的方式改变它们，即同时改换了

信仰的基调、范围和公共用途。 那一点是分外清楚的，不管其他事

情是不是正在发生。

随着到别处工作、学习、旅游或结婚的摩洛哥人和印尼人的数

量越来越大，在伊斯兰家园之外成为海外穆斯林〈或印度徒、基督

徒、犹太人、佛教徒……但我必须回到我的教区居民那里）与在国

内做个穆斯林是相去甚远的事情。 进入非穆斯林当中诱发了许多

人一一说不定近乎全部一一有几分急切的、 或多或少的自觉反思：

做一个穆斯林到底意味着什么？在并非历史上预先安排来玉成穆

I 斯林的一个环境里，怎样合乎体统地做个穆斯林？ 这当然可能、
事实上也有多种结果：一种不同宗教间的信仰“稀释”，好让它 233

不那么冒犯宗教多元的或世俗的环境g 自我及自我的生活的“心

怀二意”的分割，分割成仅微微沟通的内在和外在的两半，归向

更加独断和自觉的伊斯兰主义，以回应新环境的感知得到的无信

仰． 差不多每种可能性都进退两难，当然蕴含着盲目、不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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凶残的愤怒。

四

好了，一个人在四块大陆紧张地东蹄西跳了半个世纪，另一个

人在他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的房间里气定神闲地过了同样长的时

间，说到底，弗雷泽和我是在干同行的工作吗？他在我的谱系中

吗，我在他的谱系中吗？是一个目标把我们联系起来的吗？ 一种

历史贯通了我们？一个领域环抱着我们？看起来， 从内米树林里

的咄咄怪事－＂憧憧魅影”、“出鞠之剑＼“谋杀教士的人自己也

要被谋杀”（Frazer 1890 : pre face），到中爪哇沙拉菲伊斯兰经院的政

治议程或者北摩洛哥的谢里夫扎维叶（zawias，道堂）的拥护正统王权

的雄心，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更不必说再到巴黎“我们能让他们戴

头巾吗？”的公民喜剧＜ comedies of civiste ），或是北卡罗来纳 “我们能

让他们读古兰经吗？”的掉书袋版喜剧 （ Bowen 2004 ）。 “宗教人类

学”是像“亲属关系”、“阶级”或“性别” 那样的研究题材（ subject) 

吗？像“农业起源”或“国家演变”那样的争议问题（issue）吗？ 像

“古生物学”那样的学科吗？还是像“社会语言学”那样的专业？

现在应该清楚了（至少就我而言一一别人可以昕其自便），“研究

宗教”不是一一从来不是一一一件单一、 有界、 可学可教、可以概括

的事情。 它涉及的是一一始终都是一一去归整各别的遭逢的各别事

件： 有像全国选举或国际移民那种公共大事，有像家庭宴会或古兰

经吟唱那种个人小事，也有像被败坏的葬礼、 被突袭的斗鸡或粉刷

房屋立面那种纯属偶然的插曲。 这些都是要努力确定， 关于现实究

竟如何的总体观念与事情在现实中的特殊运作方式是怎样纠缠互

动，以维持事物起码多多少少、 归根结底是有意义的这种感觉。 “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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哇的宗教”、“观察到的伊斯兰”和“长战后的窜乱目录”不过是时

断时续的意义制造史中的几章罢了，它们间接地有联系，松散地前

后相继，冠名很随意。

正是那一点，当我回望苏加诺那希望失望并存的兴奋的爪哇，

哈桑二世那从宗派意识（ 'asabiy，川、世仇和庇护人（ hommes fetiches ） 中

半隐半现的摩洛哥，还有如今后现代的后千禧年那些翻覆和离散的

时候，似乎贯穿这全体并终于借以形成一个可以限定范围的主 234

题－一应当稳定地、整全地看待的某种东西。

在每个阶段、每个地方、每个场合，人类学家会邂逅无比多样的

个人、群体和群体的集团，他们试图在直面变迁、 境遇和他人（萨特

的地狱）时保持生活的统一性。 毕竟，与其说他在“考察”宗教，“调

查”它抑或“研究”它，不如说是在绕着它环行（circumambulate）。

潜伏在树林边上，他看着它发生。

我们－一今天我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一一不只是人类学家、民俗

学家或奇行秘术的赏鉴家，虽然我们多少都是如此受聘任的。 迄今

为止，世界目录的窜乱已经广泛得几近举世皆然． 不但宗教忠诚的

比邻相对，还有族群背景、“种族＼语言共同体、祖籍以及人们设

计来区别我群和他群并说服自己相信我群的团结一致的天晓得其他

什么忠诚或标识的那种对照，都无所不在，不仅见于也许是近来最

显著的移民流入地的西欧和北美，也见于日益猛烈和难以逃避地被

拖入世界多样性的旋涡中去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 当然，有可

能在某个时候，所有这种“我们在这里又在那里”的状况会理清自

身头绪，而庞大、整齐、密实的文化共性集团一一我们过去想象“民

族”就是那种东西一一要么重现，要么新造出来。 但就我所见，目

前还没有它的一星半点迹象。 窜乱会一直跟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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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何为第三世界革命？①

我从欧文·豪 1954 年一篇文章里的一段话说起，该文重刊于最

近的《异议五十年》卷，极富预感地叫做“美国强权的问题”：

最重要的事实（他写道）在于，我们继续生活在一个革命年

代。革命的冲动已经被污染了，被腐化了，志卑气弱了；它被社会

主义的敌人盗用了。一点没错。但是那革命冲动背后的能量还

在。它一会儿在世界这个地方爆发，一会儿在那个地方爆发。它

不可能被彻底压制。除了美国以外，世界各地，无量众生渴盼着

某种社会变革，尽管他们多数人确实都没什么政治表达能力。欧

洲的工人们是自觉反资本主义的，亚洲和南美洲（他本可加上中

东和非洲〉的全体人民则是反帝国主义的。这些就是我们时代的

主宰能量，不论谁掌控了它们，正当的也好，畸形的也好，他们必

将胜利．

1945-1965 年间，大约 54 个（这要看你怎么计算）新独立国家

（有边界、有首都、有军队、有领袖、有政策、有名号）出现在世界

① 最初作为欧文·•纪念讲座发表， DiSJfl时Wintcr 2005）.一一原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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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从 1965 年到 20 世纪末，又有 57 个（再次多少取决于你怎么

算，算上谁）国家问世． 所有大殖民帝国都土崩瓦解了：不列颠、

荷兰、法兰西、西班牙、葡萄牙、美利坚、德意志、澳大利亚①，日

本帝国经太平洋战争而亡，俄罗斯帝国经共产主义崩溃而亡． 瓦解

过程大多较为和平，少数突发了一阵阵全面暴力，如印度、阿尔及

利亚、比属刚果、东印度群岛、肯尼亚、印度支那． 原先的国际体

系有 60 个左右官方承认的成员国，其中 42 国是国联的创始成员，

另有 16 国是后来加入的，我们还得加上美国和两三个顽抗的国家．

它被有着 191 个（据联合国最新统计）成员国的国际体系替代·了。 几 237

十年的时光里，世界重新分割、重新筑建、重新格式化了。 它显然

是某种革命。 但到底是哪一种，是什么被调转了方向，转到哪些方

向上了：这迄今仍未理解深透。

甚至今天， 它的趋向和涵义，亦即它对我们的共同未来所预示

的东西，似乎还不如它始兴时清楚，那时伴随着现代一切冲决网罗

的政治转型的那种开端的无限壮观，把它笼罩在个性、进步、团结

和解放的厚重符号体系下． 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的万隆

岁月里，感召型的英雄一领袖们一一尼赫鲁、苏加诺、纳赛尔、恩克

鲁玛、本 · 贝拉、肯雅塔、 胡志明、阿齐克韦、 卢蒙巴、尼雷尔、穆

罕默德五世、所罗门·班达拉奈克E 一旁声援的是“两个半世界的

人”（阳o-and- half worlders）周恩来、 铁托和卡斯特罗一一构想了

令人陶陶然的愿景：激进民族主义，冷战中立，集体对抗西方帝国

主义，和大跃进的物质进步，这是随着它有心遏制的利益的分化、

各自历史的不同和世界观的支离浮上表面，而势必崩塌的一种愿

景。 十年或十五年之内，一代目光狭隘手腕强硬的领导人出现了，

--E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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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原文如此（Australian），疑为奥地利（Austrian）之误．一－i,辛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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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惩戒性统治的高压和权谋代替了群众动员和举国支持，如博卡

萨、苏哈托、戈翁、马科斯、布迈丁、蒙博托和英迪拉－甘地全在

1965-1966 年间上台；稍早一点还有哈桑二世和阿尤布·汗，稍晚

一点还有卡扎菲、老阿萨德和伊迪·阿明。 他们那种做派很大程度

上也根源于因冷战蔓延到欧洲以外、侵入某些区域并愈演愈烈而助

成的大国的联盟均衡和代理国操纵，它撑不长久。 在如今已不太新

的国家的当今大多数领导人一一姆贝基、布特弗利卡、阿卡杜拉、

奥巴桑乔、曼莫汉·辛格、姆卡帕、尤多约诺、卡尔扎伊、穆罕默

德六世、萨利赫、马卡帕加尔·阿罗约、齐贝吉、小阿萨德，甚至

沙龙和穆沙拉夫这样的时势造就的走钢丝者一一旁边，有少量像穆

加贝或尼亚佐夫之类的残余或回潮，也有像丹瑞或本·阿里之类的

孤立异数，他们都是称职和谨慎的管理型政治家，不是小怪兽或世

界舞台上的巨星。

然而，如果你下结论说，事情兜了一圈又回到了原处，豪

(Howe）所谓革命年代的革命冲动、 “我们时代的主宰能盘”最终仅

仅让事情略微换了下门面，那你可能犯错了。 很明显，从印巴分治

到柏林墙倒明这四十余年间，世界运转（或不运转）的方式发生了某

种转型，而且这个过程还在继续，形态各异，不时爆发。 问题在

于，我们禁锢于为不那么多样和弥散的政治而设计的分析范畴中，

238 陷溺于对我们自身处境（“美国强权的问题”）的巨大错觉中，就那

可能是什么样的转型，我们仅有最粗疏的观念，其中大多是值得怀

疑的。

我对这一切的兴趣，对 istiqlal （阿拉伯语，独立）、”1erdeka （马来

语，独立）、 ulmru （斯瓦希里语，独立）、swa，可（印地语，自治）等等作为

政治现实所实现的结果及它们对事态一般方向所预示的东西的兴

趣，当然最直接地源于我近距离的亲身介入：作为人类学家，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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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信奉和美国的关切的美国人类学家，在后殖民的印尼和摩洛

哥研究它们，几乎跨越了我的职业生涯的全程和它们的存在的全阶

段。 我第一次去印尼是在 1952 年，这个新共和国刚建立一年多一

点。 （事实上我是在第一次反苏加诺的未遂政变那天到的，“人民的

喉舌”－一“能说会道而闭目塞昕”一一以其一贯的活力，在议会门

前驳倒了政变图谋。）我第一次去摩洛哥是在 1963 年，那时该国的

咖啡馆常客哈尔亲王即哈桑二世刚刚突然强势上台，挥舞着传统追

赶穷乡僻壤的反抗者。 （他的英雄父亲穆罕默德五世才死不久，死

得有些蹊烧、过早，可能引起政局动荡。）从此以后，当它们尝试在

像它们自身一样不稳定、形态多变的分化世界上找到出路的时候，

我则在它们之间来回穿梭，身体上如此， 我的研究注意力也如此。

在印尼，民粹主义的极度民族主义让位于派系大杀戮，又让位于军

事一体化（Gleichsaltung ），又让位于星云状的、分散的、受族群影响

的宗派政治。 在摩洛哥，王室复辟后继之以级变的副手和学生士兵

发起的两三起惊人的、几近得手的野外政变图谋， 无情的王权复仇

行动和皇戚浩荡的向撒哈拉的扩张，然后又迟疑不决地转向准宪

政、 准民主的准君主制。

这种直入正题、“后来怎样”式训练，特别当它结合着一种关

切，要把你面前发生的事情与别处非常相似以致相异得有趣的发展

状况联系起来的时候，不可避免地让人的心智和性格产生一种特殊

而奇怪的倾向，尤其当人老去时产生一种不顾一切的欲望， 想总结

!’’’’

L 

不可总结的，规整不可规整的。 在这种漫无方向里找出方向固然是

一项可畏的事业， 但我想并非徒劳无益，原因有几条。

首先， 多数新国家或尚新的国家，特别是那些影响较大的，迄

今已有差不多半个世纪的业绩记录，记下了不规则、多样化但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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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可循的变迁． 相对于像它们的领导人一样随新闻标题而逝的区

区政权和政府，政治风格已开始成形，至少初具明确而可辨识的倾

向和信念的雏形．“民族国家构建”，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这一口号

239 和目标，而今在多数地方仍是虚想而非现实，或是地方分裂主义的

狡饰s 想象的共同体大体还是想象的。 但表达主张和反击主张的本

地特有的方式一一“因地制宜的方式”－一几乎处处都发展起来了。

你不是必得去印尼或摩洛哥住上好几个月（或者我想，去尼日利亚、

印度、苏丹或菲律宾，非洲大湖地区，萨赫勒地带，高加索地区或

斯坦帝国的中亚），才能确切地感受到利益冲突和权力角逐一般是怎

样进行的，社会、国家或民族实体是多么无定形、多么四分五裂。

其次，最初催生起义和独立的那些中心冲动可能已经停止、 转

向或分散，但是它们依然在集体生活中耸现为一种一般背景，一种

半回忆半悬想的希望和预期框架。 发展主义是朝向技术现代性和持

续增长的驱动力，整合主义是将传承下来的各民族和移交下来的领

土在政治上凝聚于一个能干、亲民的政府之下，而特殊主义

( particularism）是原初的、独特的社会人格的文化表达： 这三种主义

仍是民族存在的创基性目的，即便不是现实，起码是志向。 经济起

飞、有效主权和真正的民族身份，照旧是第三世界的、后殖民的新

国家的信念所系： 豪所谓无数人一一不管是否会表达出来一一压抑

不住地析盼的社会变革．

第三，依我看是最关键的，这一切一一明确而持久的政治风格

的形成，民族国家构造的减缓，解放主义理想的挥之不去一一正发

生在去殖民化和帝国解体所促成的全球重新格式化的背景中。 建

都、定界和继起行动者的倍增，这种世界目录的普遍缆乱，构成了

我们所有人一一苏加诺过去所谓的“Nefos”和“Oldefos”（新兴势

力和老牌势力）一一今天在里边集体活动的整体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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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改变了的世界全景有一些参差而杂多的动力g 脱缰的城市

化（开罗， 20 世纪 50 年代 200 万人，如今 1 600 万，孟买，分别是

400 万和 1400 万，拉各斯， 30 万和 1 000 万－一更不要说上海、墨

西哥城、曼谷或圣保罗了〉，迅猛发展的多方向移民（2 000 万印度人

住在印度之外，其中北新泽西有几十万E 将近 25 万土耳其人在柏

林， 4万在阿姆斯特丹，从第三世界到美国（或加州）的人口迁移解

释了这个国家 2/3（或加州全部）的年人口增长$阿联酋居民 90%是

外国人g 现在有多少中国人是“华侨＼只有天知道了］，族群的和 240

族群－宗教的、原生化的暴力（卢旺达、斯里兰卡、亚齐、达尔富

尔〉以及划界后的微型战争（帝汶、克什米尔、车臣、厄立特里亚、

布干维尔、里奥德奥罗〉的爆发，此起彼伏，像无形地串在一起的鞭

炮。 这些不仅有压垮我们的管理机构之虞，它们还从我们既定的理

解范畴里j自走了，或者几乎溜走了。 不但我们政策不当，或分析和

解释不足，我们用来思考它们的概念装备也不够。

一个简单的思想实验，又具体又基本的，我想能够帮助我们看

清这点。 设想（或试想）20 世纪下半叶的原型新国家（姑且假定有这

种东西）从一开始就不得不应付些什么问题，它刚从被废弃而疏离的

殖民地往事中冒出来，进入硝烟弥漫的大国冲突世界里． 它不得不

组织（或重组）薄弱、紊乱、“低度发展的”经济体系：吸引援助，剌

激增长，制订方方面面的政策·一一从贸易和土地改革到工厂招工和

财政政策。 它不得不构建（或重建）一套合乎民意的〈至少表面上〉、

文化上可理解的政治制度／机构t 总统职位或首相职位、议会、政

党、内阁各部、 选举。 它不得不从纷乱如麻的族群的、宗教的、地

区的和种族的各色特殊主义中订定语言政策，标出地方行政机关的

管辖范围和权力，诱导出广泛的公民身份意识一一一种公共认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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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意识。 它不得不界定（不管多么棘手）宗教、国家和世俗生活之

间的关系，训练、装备和操控职业化的安全力量，将一种极端多样

化、为习俗所缚的法律秩序加以统一和法典化，发展一种覆盖面广

的初级教育体系。 它不得不着手解决文盲、城市扩张和贫穷问题，

控制人口增长和流动，使医疗保健现代化，管理监狱，征收关税，

修筑道路，看管新闻业． 这才刚开头。 对外政策需要确定。 需要

确保在跨国家或超国家机构的扩大而激增的系统中有发言权。 需要

重新考虑对爱恨交加、政治上丢弃了却念念不忘的宗主国文明一一

伦敦、巴黎、阿姆斯特丹、马德里一一的态度，重新吸收它们的遗

产，那是这个国家仅存的还算类似现代性之物，这尤其意味着要将

民族主义掉转方向，从一种策窍不驯的、 反应性的、“我们不是什

么”的分离主义意识形态，转变成自然的、有机的、“我们是什么”

的历史共同体的一种打动人心的意象，随时准备从事交易、发展和

务实联盟t 现代化的马志尼． 这是个令人头痛的时代。 难怪随后

是暧昧的成功、急促的恶化、令人清醒的失望和常常是要命的

崩坏．

241 假如设想一个标准的、原型的第三世界国家太过异想天开一一－

鉴于要将印度、突尼斯、赤道几内亚、白俄罗斯、 老挝、卡塔尔、 南

非、苏里南、也门、缅甸和瓦努阿图包括在内的国家范畴的沓乱，

很可能确乎如此一一那么请转而考虑我自己的－个参照案例：印

尼. 20 世纪 50 年代，那里公共生活变换之快，简直令人难以置

信。这个一字排开的又长又不整齐的群岛，有 6 000 个大的、小

的、极小的岛屿，它的范围是被 17-18 世纪荷兰航海家的商业可及

区域固定下来的，里面居住着约真 15 个大族群和几百个小族群，它

们的分界和定义飘忽易变g 有 300 或者 400 或者 500 种语言，这看

你怎么算g 有穆斯林、天主教徒、新教徒、印度教徒和所谓“泛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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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者”一一如今升格为“原住民’了一一等宗教群体，有华人商业少

数群体、巴布亚人种族群体、定居的阿拉伯人和迁入的印度人。 当

然少不了闯进来的西方人一一经济学家、商人、技术专家、 外交官、

观光客、新闻记者、间谍、人类学家等等，他们都说〈“来，让我告

诉你”）只是想帮忙。 在这当中要建成一个妥便的民族（用一个本已

破旧而不准确的词语来说），既是一种宏伟抱负，也是一种寸功难立

的事。

抑或假如“风下之乡”（如葡萄牙人所称的〉也似乎极端了些，

或是太过复杂，那请考虑我另一个总体上没那么刺眼、更紧凑和同

质的参照案例。 印尼不得不从偶然聚拢的语言、习俗、信仰和地域

的大杂娃里提取出某种集体存在，而摩洛哥一一表面上是个王国，

实际上是乖庚的、地方性的舞刀弄枪的强人们的冲杀场一一则不得

不在连续得多的区域文明环绕的背景下（“北非＼“马格里布＼“西

阿拉伯”）界定一种集体存在，该区域被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英

国通过外交渠道切分成多少较为任意的、 草草定型的、根基浅薄的

行政辖区。 它被殖民了 so 年而不是两个半世纪，满是阿拉伯一柏

柏尔人，满是穆斯林（除去一个犹太商人少数群体，当以色列成为可

能去处时，它很快就自我放逐了〉，它不是散落在列岛上的种种文化

共同体，而是一些绿洲、 山麓和山口的微型政治体，其日常政治生

活没那么热闹，取得民族地位的目标也不那么绝望。 但它还是面临

着几乎一样的迫人急务的日程表，那些事非做不可，而且要立即着

手，所以它拿类似的一套混杂的公认准则、地方谋略、权宜托词和

舶来制度相应对（或力图应对）。

正是在这种象征和标志的意义上，不是在什么标准的、平均统

计值的意义上（那种东西，对于如此不规则不连续的分布，对于一堆

异常值和奇异点，在此真是没有意义），这两国经适当修改和重述后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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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充当第三世界革命的原型案例、诊断表达、事实例证一一青

蛙、蠕虫和果蝇生物学家喜欢称作模式系统的东西。 使之如此的不

是（或至少不仅是）它们的族群一宗教一语言的复杂性，也不是它们

文化上任意分划、受外部决定的国界。 在那上面它们与几乎所有前

殖民地并无二致。 （想想印度、尼日利亚、缅甸、黎巴嫩、 巴布亚

新几内亚．）使之如此的是它们共同从属于一种普通现象，它不但表

现了它们的特征，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还表现了几乎每个刚上路的

“新兴势力”国家的特征，甚至随着大量人口的迁移，也越来越表

现了据称较为成型的有些“老牌势力”国家的特征：它就是“国

家＼“民族”、“人民＼“国土”（ land）、“社会”和“文化”的离

解。 在西方，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来，我们就渐渐认为它们是表

示彼此同源和重合、有内在关联、天然相契的集体实在的近义词，

是其可以互相替换的形式。 它们是现代政治叙述和论解的主导概

念，是忠诚、认同、成员身份、主权和扶助的终极架构，在我们的

地图上标记为着色的空间，在我们的词汇里显现为地名词典里的名

称，如今它们不仅日益变得含义不明、运用不便，还预断了一种趋

向共性和统一的演变过程，从表面上看其实并未这样演进。

古典自由主义的团结幻象［约翰 · 斯图尔特·密尔： “政府的边

界应当大抵重合于民族的边界，这通常是自由制度的必要条件＼欧

内斯特·巴克z “有一种世界性的政治组织谋画（正在浮现），其中每

个民族也是一个国家，每个国家也是一个民族”一一引文要归功于

沃克·康纳，当代屈指可数的不沉迷威尔逊主义的政治学家之一，

而几乎所有当代政治学家都是空谈的威尔逊主义者］在印尼们和摩

洛哥们一一刚果们、伊拉克们、斯里兰卡们、格鲁吉亚们一←的世界

里，似乎是革命洪流前就开始的唯理智主义迷梦。 分歧和参差、多

样和交叠、类别的错乱和忠诚的淆酒似乎滞留不去，而政治形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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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多样亦然一一想想新加坡、尼泊尔、塞浦路斯、阿联酋、沙特阿

拉伯。 不管第三世界革命是什么，它不像承诺的那样是一种同质化

的力量。

当然，欧洲和北美的所谓“发达的”或“成熟的”或“现代的”

民族一国家，并不总是它们自谓和互称的那样严格“一个国家、一

种语言、 一个民族”的单一体，就算它们是，也是相当晚近才变得

那样，而且不无偶然。 尤金·韦伯已经展现了把“农民变成法国

人”的过程是多么缓慢、艰难和不彻底。 琳达 · 科利（Linda Colley) 243 

类似地展现了“英国人” (Britons）从 18 世纪处于宗教一文化联合与

对抗下的英格兰人、苏格兰人和（更不确定的）爱尔兰新教徒中兴起

的过程。 即便马志尼也应该说过，造就了意大利，他还得造就意大

利人。 土耳其人、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 罗马尼亚人和匈牙利

人从奥斯曼一晗布斯堡的大拼盘中成形是几乎众所周知的更近例

子，那也造成了复杂得吓人的多数→嗷族群问题。 加拿大和美国

都是移民地区，人口1昆聚，从来不曾真正被设想得十分致密一一－种

族、 族群、文化、地理的汇集体，被一片片地拼装起来，然后不无

张力地表征为不变、不可还原的自然种类． 如此等等，更不必说

“德意志＼“俄罗斯＼“西班牙”或“巴西”了．

然而，无论涉及多少幻觉和策略性地悬置的疑惑，更不提那指

向内部的“血与土”（ Blut und Boden ） 的宣传，世界由散布在分立的

领土和不可分的国家中的统一人民（peoples）一一勒商的隐含的“公

民日常投票”一一构成的这个观念，还是在我们或许言之过早地所

称的“现代”时期越来越快地发展起来，我觉得最彻底地、肯定最

热烈地实现于两次世界大战那些快马加鞭的民族中。 正是这种事物

的秩序， 真实的或假定的秩序，第三世界革命让它显得不是一个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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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终点，不是所有治国术都同趋一一或应该同趋一一于它的吸引目

标，而是一种快散架快废弃的、等级分明的旧制度。 主要属于西欧

的一小撮合式的民族，把它们的制度和认同投射到无定型的国土、

不齐整的社会和殊方异俗的人民上，这些民族的殖民时代地图，作

为比喻和表象一一巴克的“世界性的政治组织谋画”的意识形态表

现，与其说是努力例示那一谋画或使其奏效，不如说是拼命掩盖它

实际上多么蹈空、多么武断、多么短暂一一就英属印度而言，是所

谓“永恒之幻象”。 用个目前有点高档的术语说， 那恰是帝国的想

象（the imperial imaginary）：是反事实的伪装，旨在将一团混乱的奇

异点和不相干粒子涵纳到一组可控制的标准化箱子里一一有序的类

别，普遍而熟悉．

然而，使得 1949一1991 年间的叛乱和分离对我们如何〈或应该

如何）思考政治世界这么具有真正的改造作用、对我们在里边行动

（保护我们的利益或推动我们的理想）的公认程序这么具有破坏作用

的，不单是它们所引致的公民身份和政府的重新安排甚或合法性的

转移一一地图改变了． 使它们具有改造作用的是把它们发动起来、

244 奇妙地产生双重效果的一套观念，模棱两可还起反作用的观念，据

此它们几乎处处得到不可预知的后果：要给它命名的话， 我们可称

之为“民族主义悖论”。

悖论，乃是因为，自命的新国家一一或起码它们的领导人一一

赖以追求自主和独立（叩rcedom！”“Merdeka ！ ”“ Istiqlal ！”）的意

识形态基础，当然是对民族、国家、 国土、文化和人民的广泛内在

合一的同样主张，帝国主义强权一一甚至披着苏维埃外衣的俄罗

斯一－也是把它们的认同与主权、合法性与自治的要求建立在那一

基础上． 第二世界民族主义扩散的“汹滴”观也许极为紧密地与本

尼迪克特·安德森相关，它认为民族主义从破利瓦尔的拉丁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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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经欧洲和美国，然后借印刷品读写能力的扩散潮流再传播到亚

洲和非洲$而现代化动员的观点，依欧内斯特·盖尔纳所言，认为

民族主义是对村落中心的农业文明向城市中心的工业文明进化的反

映（抑或是其原因L 这两种观点可能都各有其历史学的难题和可议

的简单化。 但是第三世界的先驱从巩固了（或试图巩固）英、法、

西、比、俄、荷这些半陷入异己自我中的政权的同一种统一民族观

的改订版出发，创立了它的论说和计划，这是不争的事实a 同样清

楚的是，其实这么做为其斗争及随后的散乱、意外的无常后果引入

了模糊性。

我的模式系统参照国家再次例示了这个论点，特别是如果我可

以摘寻←一甚至可说抄袭一一我论述其简短却开新的历史的某些更

早更详密的作品的话。

在印尼，自治的头五十年包含了相续不断的热烈而坚决的意识

形态之锋，如民族主义、共产主义、普力夺主义和伊斯兰主义等，

它们尝试着把一种独一而确定的认同缚系在这个国家身上，但通通

都失败了，却也无－消失（也许原初形式的共产主义除外，后来的共

产主义名存实亡），共同导致更强烈的差异和分离意识。 不论构建

一个真正的、精神上同心协力的民族国家的努力在别处有何建树，

这里它是（至少到目前为止）神鬼不测、茫无端绪、制造乱局的

工程。

印尼独立运动实质上起于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总体说来是效法

欧洲模式。 在苏加诺一一真是个能说会道的庶民－一的做戏似的领

导下，它是极度多元化形势下的一场极度统一化的运动一一这个特

征描述（或事实）照我说适用于共和国政治史的全过程。 到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初，为统一的国家提供观念基础的这种努力（它导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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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印度一爪哇符号体系、荷兰社会民主制和农民民粹主义的古怪折

衷的大杂始）日趋不支，它受到派系冲突、冷战诱发的敌对和一一并

非最不重要一一经济变革对群岛铺开、离断的各地区的不均衡影响

的联合压力． 有的地区充满经济活力，有的地区则被边缘化，囱此

造成资源丰富（石油、木材、矿产〉的出口地区与人口众多的爪哇（前

者花钱进口的商品消耗于此〉之间产生严重的分配不公感。 （关于出

口地区花钱、爪哇消费这一点，起码人们是这样腹诽的：有一家别

的方面都默不作声的全国性报纸，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被禁，就是

因为它在头版刊印了描述那种情况的条形图，赤裸裸的，也不予

置评。）

1958 年，第一次普选表明这个国家分裂得多么不可救药（民族

主义者、伊斯兰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一一有 40 多个政党，形式各异

或互相对立一一差不多均分了选票）以后，反雅加达政府的公开叛乱

在多个地区爆发了。 苏加诺扑灭了叛乱，关停了议会政府，支持他

那有名的一一或无耻的一一“有指导的民主”。 到 20 世纪 60 年代

后期，这个国家深受被文化所改变的派系冲突之苦，在雅加达发生

未遂的宫廷E队政变以后，它竟陷入一场白刃肉搏的大血洗。 成千

上万人毙命，好几千人被流放或监禁，一个威权主义的军人政

府一一苏哈托富含深意地命名为“新秩序”一一在雅加达掌权了。

但是，尽管苏哈托从苏加诺不幸的民粹主义转向军队挟持下的严苛

训诫，他继续将这个国家对自身、 对它要往何处去的观念建基于苏

加诺推出的那种合成的和象征的、文化上折衷的多元并置。 经过 35

年严酷无情的统治，终于轮到他垮台时，好些有官方支持的暴力，

族群的、 地区的、宗教的冲突，再次以燎原之势燃遍大半个国家。

我无需将这一编年史延续到它的最近阶段，你们可以从报上获

悉那些情况：骚乱、爆炸、叛乱、东帝汶大灾难（它本身至少是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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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的民族、国家和文化淆乱的一部分，被压缩到一个孤零零的、遭

受殖民切割的小岛空间中h 议会政府和普选的恢复g 国家领导人

快得令人眼花缭乱的继替：依稀是穆斯林、依稀是民族主义者的一

位留德技术官僚，一位浮夸、古怪、盲目的改革派伊斯兰教士，苏

加诺那位玄机莫测的、传统主义的、目空四海的长女，以及现今这

位内敛谨慎的本宁堡和利文沃斯堡的军事官僚。 当然一一永远不

要漠视可利用的任何形式的破坏性差异－一还有巴厘和雅加达的圣

战主义暴行。 这片国土依然拴在一起，至少迄今为然。 但是它做 246

到这一点，更多是靠驾驭它存在于其中的那些冲突和间断一一削弱

它们、使之转向、拼命玩弄平衡术，而不是靠把它们调，i戚或精神

上包裹进一种凌驾一切的“大团结” （gra，『de solidarite，再次引用勒南

的话说L

我说过，摩洛哥没有印尼那种丛沓的语言、宗教、人民、文化

和生境，也不曾经历过想要赋予它认同、方向和世界地位的那一连

串构想有别的宏伟意识形态规划。 它的问题毋宁说是要依托一种弥

散而包容一一有人会说是令人窒息←一的社会构形，界定这样一种

认同，紧凑而独造的认同，我想塞缪尔 · 亨廷顿一一他把 “各族平

等各文化平等的政治体”的幻象提升到更高水平上一一会称该构形

为“文明”，即所谓“阿拉伯世界”。 确定摩洛哥的范围的，既不是

它的边界一一那实际上又模糊疏漏又在某些点上有争议，是外部强

权间的外部谈判的产物z 也不是它的文化特异性一一那很难让它区

别于周边其他新国家疆域，如毛里塔尼亚、阿尔及利亚、 阿拉伯西

马格里布的其余部分，乃至它向东向南渐渐消失在其中的那饱受侵

害支离破碎的萨赫勒地带〈它也渐渐消失在摩洛哥里L 界定摩洛哥

范围的是存在于它的中心和顶端的一种特别的、也特别多义的制

度，一种既是古代的、传统的、坚忍的而又彻底改造过的制度：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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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维君主制．

这里我仍旧无需细说事情始末：这个君主国的悠久、半神话的

历史（“阿拉维”是当前王朝的国号〉，要回溯到阿拉伯西班牙的年

代z 在法国保护下它大伤元气g 经过分裂、无组织的独立运动一一

既不如印尼的那么万众齐应，也没那么轰轰烈烈一一的胡乱斗争

后，它重新建立为一支重要力量F 它的王位从被捧上神坛的英雄国

王穆罕默德五世，传到他的儿子、铁腕无情的哈桑二世，再传到他

的孙子、在弱的微微倾向改良主义的穆罕默德六世。 要点在于，若

说是朝着民族统一的一系列未完成（或许不可完成，尽管无可否认那

还有待观察）的推动力界定了后荷属东印度的印尼，那么也正是君主

制一一或者准确点说，君主制的持久性， 它是这个国家独特的、万

世一系的制度一一界定了（还得补充说，至少迄今为止）后保护国的

摩洛哥。

这个君主国的特别之处，不仅在于它存在着，是马格里布那里

囱平步青云的军人〈卡扎菲、本·阿里、布特弗利卡、巴希尔、乌尔

德·塔亚）领导的一大堆暴发户政权当中的一种鹤立鸡群的循旧珍

玩g 而且在于历经标志着（无论多么局部、不齐整）我所谓的 “第三

世界革命”的那些大动荡大转型一一现代化、政治动员、去殖民化、

247 集体自我肯定、行政理性化、平民政府一一它还屹立不倒。 第三世

界别的地方也有君主制，但它们要么是晚期殖民主义操纵的产物，

如约旦、沙特阿拉伯和海湾国家，要么是一段隐微历史的礼仪性残

余，如泰国、不丹、柬埔寨和汤加。 然而摩洛哥君主制既非虚饰也

非遗俗。 它形式上是至尊的，实际上也很强势，几乎所有罩思过该

国政治生活的学者，无论国内国外，都问过基本相同的问题：在有

选举、议会、意识形态、公司、报刊、工会和政党的一个世界里，是

什么维持着那个职位及其任职者？ 当此之世，像美第齐王爷一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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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干什么呢？

答案当然很复杂，很大程度上正处在显露过程之中。 但是

他－一或准确点说，他占据的职位和他扮演的角色一一必做、力行

的一件事，是标出种群边界，然后与种群一道标出民族身份或公民

身份或臣民身份一一也就是“摩洛哥人身份”一一所延展的空间边

界。 国王一则是“王”（malik，马立克〉，是拉巴特那太过世俗、受

宫廷操控的政府的首脑，同时也是“信士的长官”（‘ amir l-11111 

minin ’〉，是在那周围伸张开去的宗教共同体即本地乌玛的充满感召

魅力的神圣首领：是国王造就了国家一一不靠法令，甚至不靠武

力，虽然这两者都卷入颇深，靠的是环绕他、引向他的忠诚和情感

网络。 这个国家有边墙线，有首都， 有官僚体制，有国际人格，有

军队和国号。 但是让它们变得真实的，不是文化独特性或集体团

结，甚至也不是界划分明的领土，而是国王个人的影响范围一一只

要他真有这种东西并展示出来。

并不是说把一个地方转变成一个政治体的这种方式，就比它的

印尼对应物亦即朝向符号的、全面的信仰系统统一的那些不规整推

动力更平）｜田、更积渐递迁、更一贯而彻底，虽然到目前为止它没有

那么危机重重一一除了那些浮夸的行刺图谋外。 御座有其成功之

处：多少较为和平地把丹吉尔和前西班牙属地并入新国家，强力阻

击对中央权力的部落主义挑战，暴力地或非暴力地让左岸共和主义

者和叛逆军人乖乖就范F 最壮观的是王室下令、王室率领的“绿色

进军”大进犯一一成千上万普通摩洛哥人越过未定国界徒步涌向西

属撒哈拉。 然而造成君主制支配地位的那些条件，也恰是造成它在

维持其作为一个自命的民族的建序中心地位上的困境的根源，那些

困境很棘手，而且越来越荆棒遍地。

特别是，摩洛哥种群日益散布到它那不明确的家园之外，北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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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8 伊斯兰教日益亢奋地政治化，前者为后者提供了给养，因为传统主

义穆斯林发现自己被抛进了并非历史地预先安排好支持其信仰、肯

定其认同的环境里，此时，王权统治的传统主义一世俗的基石和克

里斯玛一宗教的基石双双面临压力。 摩洛哥总数 3 000 万人口中（虽

然这个数字会依谁在统计、为什么目的统计而变化〉，如今有大约

300 万人住在欧洲： 60 万在法国， 27 万在比利时和荷兰， 12 万在意

大利， 9 万在德国， 8 万在西班牙一一照最近的事件看来这是最致命

的． 尽管他们越来越倾向于定居国外，而不是短暂旅居，但他们每

年汇款一一且不提偷带一一回国近 20 亿美元（这些数字又是不稳定

的，年年变化〉，而且他们当中好几万人定期越过变窄的地中海（如

今简直是个渡口〉返乡，由此改变着这个国家的形态。 ［相比之

下，族群纷纭的印尼外移了不到它国民总数的 1%（与摩洛哥的 10%

左右形成对照），而且其中 4/5 移往近邻马来西亚和新加坡。］

国王的诏书在多大程度上仍然施及他这些迁居的臣民，这可说

是个待决问题，而那些人试图在非穆斯林环境下过得像个穆斯林，

由此似乎引生的宗教焦虑感造成了沿着这些边界线的更严峻问题。

卡萨布兰卡和马德里最近发生的恐怖主义袭击（拉巴特政府围捕了涉

嫌参与其中一起或两起的它的 1 200 名公民，西班牙政府则扣押了

数十人〉，连同国内政治中以宗教为基础的严重异议的出现一一苏非

派谢赫和沙拉菲派毛拉，说明要维系对如此膨大的共同体的统治和

控制，更不用说将它转变成统一民族，乐观地看也是一桩如履薄冰

的事业，即便对一位神圣化的国君亦然。

民族主义悖论，即一系列松散的互相联络、心意相通的运动，

初衷是要解放据称隐藏在殖民地图的人为表面下的“一个人民，一

个国家，一种文化”的政治共同体，竟然会导致解构它们借以筹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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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些措辞，这本身也许不全出人意料．

有办法招致它们意图的颠倒。

革命一一如果是真的一一

照我说来，印尼和摩洛哥不过是恰当的例子，窥一斑而知全豹

的例子，本身很独特，却也一般性地说明了造成被剖解的不规则世

界的全过程，我们今天全都生活在这个世界里。 苏丹，顺着它那画

沙为界的周边地带，分布着仿佛无穷无尽的种族、宗教和族群的冲

突，它同时被印尼的多样性和摩洛哥的不定性折磨着，还缺少印尼

起缓冲作用的折衷主义和摩洛哥凝聚中心的君主制，又不像印尼情 249

况下的荷兰或摩洛哥情况下的法国，它差不多是被英国全盘抛弃，

后者当初主要是为自己打算才发明了它。 斯里兰卡有僧伽罗人和泰

米尔人的冷酷内战，至今已打了四十余年，它是印尼多元主义的二

元形式，那里近半数人口不得不作为永久的少数族群想方设法过得

像样点儿，同样处于这种境地的还有斐济的印度人、马来西亚的华

人、圭亚那的黑人和伊拉克的逊尼人． 在卢旺达、布隆迪和东北刚

果，部族化的派系（都是人为的、任意的）在领地边界线（也是人为

的，也是任意的）上进退闹腾，伴随着刺耳的近身肉搏，发生类似状

况的还有北高加索和南菲律宾。 印度和尼日利亚是地理组团，它们

的组成民族－一旁遮普人、孟加拉人和泰米尔人，约鲁巴人、伊博

人、富拉尼一豪萨人一一漫溢出国界线。 新加坡和中国台湾是文化

的碎片，缅甸和黎巴嫩是行政管理的残片．“国家”〈“The State”>

据信是权力、合法性和国际表现的独占者，让韦伯主义政治理论家

和咖啡馆激进分子那么着迷，就此而论，它的形式和表现的各色各

样，它寄身的政体和支持的政治的多种多样，使“国家”概念变得

难以捉摸、令人费解、变化无常、疑云密布。 人们谈着“失败的国

家”、“流氓国家＼“超级国家＼“准国家＼“剧场国家＼“竞争国

家＼“孤儿国家”（orphan states）、“推定国家”（preswnptivc states）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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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型国家＼也谈着“挂国旗的部落＼“想象的共同体”和“虚幻

政权＼ 沙特阿拉伯是伪装成国家的家族企业，以色列是刻在国家

上的信仰，伊朗像个鹰头马身有翼怪兽，是民粹主义的神权政体。

谁又知道吉尔吉斯斯坦是什么，除了是个邮政地址和旅游景点

:
luf

--

ii 

. 

. 

之外？

于是自二战结束以来，所谓“国际”组织一－政府的或民间的、

监管的或补救的，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一一涌现出来，致力于把这

些地方和人口纳入某种有效的彼此关系之中，或者防止他们的斗士

互掐咽喉，考虑到它们所应对的问题及其应对方式，它们也许应该

更准确地称为“跨国家的＼“超国家的”甚或“反国家的”组织。

联合国起初是想重建和扩展令人哀叹的国联，它业已证明，与

其说它是原来在旧金山和成功湖所展望的那种自决、集体安全和世

界国家之超级政府的制度化，不如说是为处理特别危机而做出特别

安排的一个复杂装置，偶尔成功，经常受挫。

250 那样，它的基础语言依然是：强迫的、抽象的、怀旧的、幽比如的。

［正如民族主义自身

罗密欧·达莱尔是 1994 年卢旺达动乱期间指挥联合国部队一一虽然

不堪大用一一的加拿大将军，他怀着应有的苦涩心情注意到，联合

国大会用来表述那场危机的词句，与十年后的今天它用来表述苏丹

危机的词句，简直如出一辙一一“（决议）重申了它对（卢旺达／苏丹

的〉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和独立的承诺＼有点像是一个不好笑的

笑话一一即便那时它真正努力在做的事情，是把不情愿的非洲国

家、袖手旁观的欧洲各国政府、一些基层的非政府组织和它自己的

专门机构捏合成一个临时联盟，当作迎战谋杀、强奸、暴虐和种族

灭绝的一种暂时支柱．］

就欧洲共同市场到欧共体再到欧盟一－6 个成员国变为 15 个再

变为 25 个－一一而言，行进弧线是相似的． 从战后罗马条约的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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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新加洛林超国家的梦想，经由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实用主义调

整和区分（“支柱化”，“辅助性原则”），到向南、 向北、向东的扩张

以致超出了历史、文化、政体和社会的哪怕是近似的任何一致（拉脱

维亚？马耳他？塞浦路斯？土耳其？），这项举措也从制造统一变

为治理差异。 同样地，始于布雷顿森林的超国家或反国家经济机

构，通过贸易条约、跨国公司、调整计划及各种峰会和俱乐部继续

向前发展，一直到我们不确定地称之为全球化的那许多资本、劳

务、 组织和技术的加速流动，随着这种演变，多样性，“碎裂的世

界＼如今和我们在一起了，无时无刻不在。

好吧，把这一切做个收束但又避免做出结论：欧文·豪那篇典

型的在历史面前有希望、在证据面前有决断的文章过去 50 来年了，

“美国强权的问题”－－他大概永远不会同意称之为他的“疑

问”一一而今怎样了？他当时的直接抨击对象是麦卡锡［“（他）可

能遭遇挫败，但以他为化身的那种政治气氛不会消失”］，“艾克主

义” ［艾森豪威尔主义］（“领海底地石油，给公司减税，侵吞国家

资源，接受四五百万的失业后备军……恐惧，怯懦， 猜疑，反智主

义，妄自尊大，缺乏信任而厚责于人”），和“华盛顿的当权者们”

［“（他们）由衷相信，物质力量、财富、金钱、 技术、专门技能会克

服一切障碍，而这些东西合起来就构成一项政策”］ I 这些对象身

上多少附丽了一段被牢记的黑暗时期的几种被牢记的邪恶，也附丽

了一种不安的意识，即今天的论争明天即为陈迹一一纵然愚钝得此

时此刻还在交流的我们大家也都明白这点。 但是他们也更深刻地凸

显了一种让人气馁的道理：事情变化越大，我们就越是困在“永恒

的回归”之中。 2004 年的“美国强权的问题”仍是 1954 年那同一 251

个问题。 有过之而无不及．

对我来说有件难办的事：试图弄懂我既是第三世界的外部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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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又是第一世界的政治主体这一经验的含义，并理解不但豪和我是

年岁相近的同代人（他长我 6 岁〉，而且我们共同勾画着我们各自经

历的美国的范围和目录． （我们只见过一次，这我记得，是与一一

你们相信吗？一一迪兹·吉莱斯皮和以赛亚·伯林在纽约新学院的

一次授位仪式上，同为名誉博士候选人。 他向我要人类学讲述“凝

练了一种文化的情感的小故事”的参考文献， 因为他说他在研考

“前城市”作家一一列斯科夫、肖洛姆·阿莱赫姆、 马克·吐温和西

洛内一一的轶事运用。〉那不止是说他出自大萧条时期的纽约，往来

于托洛夜基分子、 ti;赫特曼信徒（Shachtmanites）、社会主义青年团

(YPSLs）和其他城市人丛之间，我则出自新政时期的旧金山，混迹于

流动农业工人、军工厂、日本难民和世界产业工人组织的乡村激进

分子中间，他勇猛向前，像宣言一样直来直去， 我则脚踊不决， 像

插入语一样拐弯抹角，或是说我们都曾投身二战，他在阿拉斯加，

我在太平洋，等候着多亏了原子弹才永远没来的生死考验。 我们二

人的核心关怀（即使不说是痴迷）现在此时竟这般趋同，这大概既势

所必至，又令人意外：我主要关心因亚非拉和欧洲近邻的散布的、

微粒似的声音具有公共重要性所导致的全球认同和差异结构的转

变，他主要关心（还是引用他的话来说〉“因美国和余下世界的交流变

得日益无常、零星和苦涩而每天都在变得更加可憎可惧的美国强权

的悲剧”。

过去半个世纪里美国成长为当今唯一的“超级大国”（据说我们

现在占了世界 GDP 的将近 1/3，世界军费开支的 2月，我们在美国

以外世界的许多地方都插了一手或有抉择权〉，这个国家的内部异质

性〈本来一直很强〉加速发展，变得有目共睹，这时候，想要让一切

事物重归于浑然一体〈它从未真正如此）的刺猾式民族主义，和希图

把同等的控制力延伸到我们的范围和权利之外的管理型帝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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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蔓延昌盛起来．豪在 1954 年那篇既过时又预知的文章中写道：

“这个国家发展出”

如此集中的财富和权力，并伴随着那么多新的附加价值，结

果让美国越来越疏远了其余世界......这个国家的权力潜能，它对

积累和效率……的空前强调，它对支配着欧洲和第三世界（他其 252

实写的是“亚洲”，但我想他会赞成这一改动〉的那些思想方式的

刻板地无力理解、恼怒地拒不同情一一就是这些因素……会使

美国成为孤独的权力巨人……它真诚地坚信，唯有强加它的意

志，世界才能得救。但是世界抗拒它的意志；它不能一－－即便它

愿意一一舍弃它自己的反应模式。

豪从美国强权这一面出发，对此的反应亦即他的反抗和扭转之

道，当然是他在受雇等候弥赛亚到来的那个人的故事的著名叙说里

提到的“稳定的工作”：耐心、坚定地努力澄清事情，好让它们处理

起来得心应手。 我的反应亦然，既不少费一分力气，也不多增一丝

希望．不过我是从第三世界革命、民族主义悖论和后殖民转型变革

方向的爆炸性弥散这一面出发的。 米歇尔 · 福柯在他浩繁而茫无端

绪的文集某处评论说，我们常常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有时知道为什

么要做，但几乎从不知道我们的作为做成了什么． 我想我们最好还

是赶紧弄明白那一点←一我有把握，欧文·豪对此会完全同意，不

论他可能怎么看待我这里说过的其他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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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及编后语

衷心感谢《纽约书评》允许我劫掠它们的篇章，竟至达到本书

的三分之二，而且分文不取。 在这方面我尤其要向它们的职员

Patrick Hederman 道谢，他是编书期间不竭的告助之掘。 此外，感

谢以下杂志的编辑和出版商，他们也免费慨允重印他们专栏里的文

章： lnter11atio11al }011r’1al of Middle East St11di巳〈感激 Adan-飞 Hirschberg 的

慷慨）， Ann 

Current Anthropology （多谢 Lisa McKamey 和 Emily Dendinger ), 

Journal of the Royal A川iropological lnstitrlle （向编辑 Simon Coleman 特致

谢忱）， Dissent （同样谢谢 Maxine Phillips 的敏捷和热心L 我的感激

也归于 Amy Jackson，格尔茨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多年秘书，她

协助检索和提供本文集的各篇原文。 格尔茨的遗孀 Karen Blu 从始

至终支持这项事业，我切盼她称许这竣事的产品。 最后一如既往

地，我要铭谢老友昆廷 · 斯金纳（Quentin Skinner），他思实地支持本

书的想法和做法。 他是格尔茨近四十年的密友，和我一样断定我们

越多了解格尔茨的著述和思想就越好。

我应当说明，我对这里列出的短论和最后的讲座的文本做了少

许删节。 就两篇短论一一“路路通”是第一篇一一而言，我不揣冒

昧删除了原文所附的大量学术性注释，因为我假定读者更关心该论

文在格尔茨思想和全集中的地位，而不是它在人类学相应主题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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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意义。 他的自传性自我清算“一门多变的专业”也做了这样的

处理，那儿的博大文献对发表讲座时的特殊场合显然很重要，却可

能严重妨碍处在不那么专业化的语境下的读者的赏心和理解． 然而

在这两种情形下，我应当强调这些被剔除的参考文献如何承载着惊

人的证据，证明格尔茨自信地紧跟着他自己和相邻的主题领域里的

海量当代学术成果，死而后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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